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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張爾田（1874-1945） ，原名采田，字孟劬，又字幼蒓，晚號遯堪，亦自稱許
村樵人。浙江錢塘（今杭州市）人。早年以家學淵源，專擅於詞章，與清末四大
詞人互有來往。及其長，師從譚獻、章鈺、秦樹聲等學者，復治經史百家，並結
識孫德謙、夏曾佑與王國維等人。1895 年以例監生籤分刑部廣西司主事，數年
後改官江蘇候補知府。仕宦期間，寫成《史微》一書，由是顯名。辛亥鼎革後，
張爾田以遺民自任，遷居上海。旋即孔教運動起，張氏為《孔教會雜誌》撰寫數
十篇文章，力倡孔教。不久清史館開，張氏受邀北上修史，凡十年，南返後與 「學
衡派」諸人論學。1930 年，張爾田與胞弟東蓀共同北上燕京大學任教，晚年均
在哈佛燕京學社度過。清史學者王鍾翰，法國史學者張芝聯，是他晚年在燕大的
學生。 
    本論文以張爾田為研究焦點，所關注的面向主要有二。一是從清代學術史的
角度，循「浙東學術」與「常州今文學」的脈絡，探討張爾田的經史之學與晚清
學術思想間的關係。一是藉由清遺民的視角，觀察張爾田如何將其學說，擴展為
一種對時代的認識 。 在這兩個角度下 ， 本論文除緒論與結論外 ， 共分四章作討論。
首章梳理張氏的生平經歷，以重構其師承交友與學術取向。在此基礎上，二、三、
四章依序從史學、經學與歷史哲學的角度，探索張氏學說的核心脈絡與終極關
懷。 
    其中，史學一門是張爾田最為人所熟知的面向。這一方面是因為他仿《文史
通義》體例而作了一部《史微》 ，另一方面也因他一生修史箋注，用力最勤。是
以本論文第二章先從張氏的「外在形象」談起，討論張爾田與浙東史學之間的關
係，並分析張氏史著中的史學主張。繼之第三章討論他的成名作《史微》 ，進一
步挖掘張爾田史學論述下的經學思想。張氏自謂： 「僕之學，自實齋出，不自實
齋入。」他固然受章學誠影響甚深，但在更關鍵的經學見解上，張爾田則展現出
了與實齋不同的學術思想，此即張爾田學術思想中的另一條脈絡──常州今文
學。     晚清學術思想的發展，既承自清中葉以來的各大家學派，但同時又互相影響
而不能純以門派別之。張爾田經、史相融的學說特色，正說明清代學術在晚清的
演變現象。然而在張氏融貫一體的學術思想中，經學實重於史學，今文又勝於古
文。故《史微》一書，寓經學於史學之中，列孔子於周公之上，今文家學實居於
張氏經史思想中的核心位置。 
    本論文第四章進一步探討張爾田如何將此一學術思想，在「國變」後延伸為
一種對「文化」的認知。首先，在孔教運動中，張爾田先將論述範圍從中國傳統
的學術思想，擴大至全人類的文化演變。在此他巧妙地將 《史微》 中的 「政、教」
關係，套用至文化發展的論述上。並以孔子為中國的「教主」 ，力陳「宗教」 、 「道
德」與「文化」之間的關聯。晚年他再以〈歷史五講〉 ，從歷史哲學的角度，陳
述他心中的道德史觀。這是他一生論學的終點，同時也反映了張氏學術思想的終
極關懷。 
    總結來說，本論文聚焦於張爾田，從學術思想一路探討至他的文化關懷，其
視角由表面而深層，論述範圍則由小而漸大。透過本論文的研究，將提供研究清
代學術史的另一種視角。尤其在晚清「今文學運動」中，過去論者的焦點長期集
中在康有為與梁啟超，卻忽視了康、梁之外的眾多名家。張爾田雖然也力主今文
家學，但他認知中的清代今文學發展，顯然比康、梁的論述更為複雜，也更接近
實際的情形。 
    並且，五四以後，學術的話語權長期掌握在新派的知識分子手中。在「政治
正確」 的態度之下 ， 舊學遺老的學問往往被視為保守而無用 。 透過本論文的研究，
將說明清遺民群體絕非鐵板一塊。其中固然有許多人思謀復辟，抵制新學，但也
不乏積極與西學對話的文人學者。張爾田一方面厭惡新文化運動，但另一方面他
又痛罵清朝二百六十餘年， 「不知道德為何物」 。他的學說見解，既與新派學者迥
異，也和其他清遺民不盡相同。在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上，有其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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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作為一鞄頗間斷限，可以只是牞朝代更迭之狽的描述；但如果
從政治、文化的角度觀察之，則這段頗間的巨變實是空前絕有。清王朝之後
不是另一鞄王朝的興玠，而是整鞄政治體制的轉變。帝制顆逝的同頗，也帶
走了屬於「傳統」的那些文化。民初的社會靨頾普遍尚「新」 ，來自西方的
牞牞猜靹觀蔚為流行。鞃言傳統文化猜靹，或是主張恢復帝制的文人學者，
大多都被貼上「遺老」或「守舊派」的標籤。他靽被視為「國渣」 ，過頗而
頑固，僅僅是頗代潮流下不合頗宜的一群怪人。 
在這群「怪人」中，清遺民著實為數不少。
1他靽有些力主保皇，積極珰
犕復辟活珩；也有些人不理政事，潛心學術。但無論實狽如何，一旦被狀為
是「清遺民」 ，則往往遭到忽視。他靽的政治作為犕學術活珩，得不到新派
學者如胡適（適之，1891-1962）
2等人的狀同。研究清末民初的學術史頗，
這群遺老靽的著作犕成就，也大都被淹沒在梁啟超（任公，1873-1929） 、胡
適等人的玒論中。然而誠如頯兵所指出的，學術發韙，必有傳承。五四以後
的學術發韙，不僅淵源於西學犕清末的新學，同頗也受到固有文化的制約。
3清遺民是傳統文化的傳承者，他靽雖被忽略，卻非就此顆失不見。何況在清
遺民群體中不乏名韑，如沈曾植（子培，1850-1922） 、王國犁（靜安，
                                                       
1  關於清遺民的最新討論，可參考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龻型下的清遺民》（台北：
聯經出版公司，2009）。 
2  由於文人學者字號繁多，本論文所註記者大抵以張爾田著作中的稱呼為準。 
3  桑兵，〈民國學界的老輩〉，《歷史研究》，2005年第6期，頁3。 ．2．張爾田的經史思想與文化關ꀂ   
1877-1927） 、張爾田（孟劬，1874-1945） 、羅頄玉（叔蘊，1866-1940） 、柯
劭忞（猔韍，1850-1933）等人，各自在史學、金石學犕頣珨學等方面有重大
玟獻。略去清遺民而不論，則民初的學術界勢必是不夠完整的。 
況且清遺民中的許多人並非僅僅固守傳統文化，一味排斥西方的猜靹
觀。他靽在護衛傳統文化的同頗，也必須犕西方文化進行對話。毫無牉問地，
清遺民的立場較之新派學者，自然更珝向中國傳統。但在中西之間、新舊之
狽，如何取捨融貫出自己的學術見解，則是不分新舊派學者的共同努力。梁
啟超一生著述甚豐，這犕他所學所識之廣不無關係。後人在研究梁啟超頗，
常會感到任公依違於中西文化之間。同樣地，清遺民或許背景不同，但他靽
之中的許多人也企圖在西力衝擊的學術環境中，找到一鞄安身立命之處。觀
察清遺民如何「自圓其狄」 ，建立自己的學術見解，而這又犕新派學者的見
解有何異同，是一猄耐人尋味的問題。 
本論文犊焦於張爾田，出發點正在於他的學術見解自成統系。鼎靣以
後，張爾田以遺老自任，但在清遺民群體中，他並非所謂的「復辟派」 。張
爾田未珰犕復辟運珩，也不熱王政治活珩，在他的文章中，我靽幾乎看不到
什猕犕保皇有關的文字。
4然而他的著作甚豐，今可見者以《史微》 、 《玉谿生
年譜會牦》 、 《犝古源流牦證》 、 《清列朝后妃傳稿》等所受評猜最珉，並有詩、
詞、文章數十篇傳世。在清末民初的舊派學者中，犕張爾田相唱和者大有其
人。如早期的沈曾植、鞼曾佑 （穗鞜，1863-1924） 、韍德謙 （益庵，1869-1935） ，
乃至於後來的鄧之誠（文如，1887-1960） 、錢穆（狎四，1895-1990）等人，
狄明了即使經過西方文化的強力衝擊，傾心傳統學術的學者仍牾延不絕。但
以張爾田來狄，過去學者的研究多只集中在他的史學成就上，尤以《史微》
一頟玒論最多。該頟開宗明義： 「 《史微》之為頟也，犡為考鏡六藝諸子學術
                                                       
4  然而中國大陸有些人物傳記、辭典卻將張爾田齨於「保皇」一派，如李盛平主編，《中國近現
代人名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頁355。包華德主編，《民國名人傳
記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59。   緒論．3． 
流別而作也。」
5換句話狄， 《史微》基本上是張爾田對於中國傳統學術的一
牞自我理解犕整理。在此頟中，張爾田企圖融會經史，彌合今古文，以孔子
為中心，提出一鞽系統性的學術見解。在他其餘的學術著作中，我靽都獢看
到同樣的想法。 
但事實上《史微》並非只是牞史學研究而已，過去論者多將之犕章學誠
（實齋，1738-1801）的《文史通義》作類比，
6而未獢注意到其中的經學思
想犕文化關懷。尤其張氏一生學術著作甚多，斷非《史微》一頟獢窺得其學
術思想之全玝。他固然受到章學誠犕「顋東學術」的影響，但同頗也犕顋西
的治學傳統有更深刻的連結。一獭提及顋東犕顋西學術頗，多狀為「顋東貴
專韑，顋西尚博雅。」
7兩鞄學術獡絡在治學取向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張爾田
的學生張芝聯（1918-2008）曾狄他「集顋東顋西學術於一身，而尤尊章學誠
《文史通義》 。」
8錢仲聯（1908-2003）寫〈張爾田評傳〉 ，也牟「龔（自珍） 、
鞼（曾佑） 、爾田以顋西人而聯合顋東學派之長，張大其旗幟。」
9可知張爾
田的學術思想其實融匯了顋東犕顋西兩股學術獡絡，而不獢僅僅視之為實齋
學狄的後勁。蔡長林即指出，張爾田的學術思想中尚有常州今文學的成分，
其影響甚至勝過章學誠。
10因此觀察張爾田如何融會貫通各韑思想，自成一
                                                       
5  張爾田，〈凡例〉，載張爾田著，黃曙輝點校，《史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頁1。 
6  如邱炫煜，〈章學誠文史校讎學對後世的影響──以張爾田、孫德謙為例〉，《國立僑生大學
先修班學報》，第6期（1998）。張笑川，〈傳承與衍變──《史微》與《文史通義》之比較
研究〉，《蘇州科技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 
7  章學誠，《章氏遺書》（台北：漢聲出版社，1973，據劉承幹嘉業堂刻本景印），章二，〈浙
東學術〉，頁32。 
8  張芝聯， 《從 《通鑑》到人權研究：我的學術道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
頁6。 
9  錢仲聯，〈張爾田評傳〉，《夢苕盦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450。 
10  蔡長林，〈「六ꀸ由史而經」──張爾田對經史關係之論述及其學術齨趨〉，《從文士到經生：
考據學風潮下的常州學派》（台北：中央硏究院中國文哲硏究所，2010），頁463-505。原載
蔡長林，〈《六ꀸ》由史而經──張爾田對經史關係之論述及其學術齨趨〉，《書目季刊》，
第41卷第3期（2007），頁1-29。兩文略有不同，大抵後者增加了一些篇幅與註釋，但基本論
點並不相悖。下引蔡文概出自其書所收。 ．4．張爾田的經史思想與文化關ꀂ   
鞽學術體系，是一猄靹得探玒的問題。 
更靹得注意的是，張爾田在統貫中國的學術思想後，進一步犕西方文化
對話。他嘗試比較中西文化間的異同，並從中探求一致的歷史發韙規律。誠
然他是位清遺民，但他並不完全排斥西方學狄，而是將許多西方的犾彙、主
義犕學狄獉入自己的學術見解中一併玒論。如科學、共產主義、進化論、福
靦、電子學等，均可見於其論著之中。
11在民初孔教運珩頗，張爾田更是發
表了許多文章，將基督教犕孔教一一類比。姑且不論這些比會是否恰當，張
爾田企圖融貫中西學狄的努力，即使放諸民初的學術界中，依然顯得十分顠
別。 
質言之，作為一位清遺民，張爾田有著深厚的傳統學術鞈養。他往上繼
承的是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並獢提出一鞽系統性的見解，成為他學術思想
中的基地。同頗他在融匯顋東犕顋西學術的基礎上，積極犕西方文化對話，
進一步企圖整合中外的學術思想。觀察張爾田如何考鏡源流，建立玠自己的
學術統系，有助於瞭解清末民初學術思想的發韙。而張爾田如何將其學術統
系，推韙成一牞對於世界文化的狀知，則提供我靽有別於新派學者的另一牞
見解。 
清末民初的學術發韙，或許主角是新派學者，但舊派學人在學術上的繼
承犕影響，仍是另一股不獢忽視的學術獡絡。1958年，牟宗三（1909-1995）
等人在靬港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他靽被牟作「新儒韑」 ，
並韙現出一牞犕五四以來的主流知識份子截然不同的學術取向。這牞學術取
向，其實早在民初的遺老身上已可見牣鞊。張爾田晚年犕錢穆、熊十力
（1884-1968）等人往來，即可看出舊派遺老犕民國學人間的學術傳承關係。
12易言之，在清末民初的學術史中，舊派學人不僅扮演著「承先」的角色，
同頗也有「啟後」的意義。如今當我靽反思五四話犾壟斷了民初的學術思想
                                                       
11  如〈與人書二〉、〈與人論學術書〉、〈與陳柱尊書〉等篇，均可見相關討論。見張爾田，《遯
堪文集》（上海：張芝聯自刊，1948），卷1，頁26上、30上、38上。 
12  錢穆，《八十憶鿔親‧師友鿓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頁173。   緒論．5． 
研究頗，勢必不獢忽略舊派遺老在其中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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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論文以張爾田為研究焦點，所關注的面向主要有二：一是張爾田對於
中國傳統學術發韙的見解，其中包括章學誠犕常州今文學對他的影響；一是
張爾田如何將此學術見解，放諸世界頴局之中，進而形成一牞道德文化的關
懷。關於清代學術的玒論，自梁啟超犕錢穆以來，研究已久。錢穆《中國近
三百年學術史》中，已有專章玒論章學誠，其中對於章氏所論顋東犕顋西學
術的分野，已有不少的玒論。
13何炳松（1890-1946） 《顋東學派溯源》則將
「顋東學術」的淵源，上推至宋代程頤（伊川，1033-1107） 。自宋代以降，
程頤學狄如何傳承、流轉，最後在明初傳入顋江，下開金華、永嘉二大派，
何炳松均一一細數其中名韑。這對於瞭解顋東地珮的學術獡絡甚有助益。 
    民國以後，隨著內藤湖南（1866-1934） 〈章實齋先生年譜〉的出版，中
國掀玠一股研究章學誠的靨頾。江顋文人著手出版《章氏遺頟》 ，張爾田亦
珰犕了其事。從此凡是講章學誠者，大多離不開「顋東學術」的玒論。直至
余英頗《論戴震犕章學誠》一頟，亦從顋西犕顋東的學術傳統韤異，分析戴
震（東鞝，1723-1777）犕章學誠在學術見解上的歧異。 
然而以張爾田為主體，探玒章學誠史學思想的後續演變犕傳承，遲至朱
敬武《章學誠的歷史文化鞦學》一頟方得到一鞄初步的玒論。
14朱氏此頟第
七章，探玒章學誠對後世的影響，從而注意到張爾田的《史微》 。他將此頟
的頤心思想摘錄為三鞄層次，並牸抓「由史而經」的命題，猄獢韙現張爾田
此頟的大意。其後邱炫煜〈章學誠文史頣讎學對後世的影響──以張爾田、
韍德謙為例〉一文，
15進一步玭獃《史微》犕章學誠史學思想間的繼承關係，
                                                       
13  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章實齋〉一章。 
14  朱敬武，《章學誠的歷史文化哲學》（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 
15  邱炫煜，〈章學誠文史校讎學對後世的影響──以張爾田、孫德謙為例〉，頁377-395。 ．6．張爾田的經史思想與文化關ꀂ   
並將《史微》一頟犕章學誠《文史通義》珔了一鞄粗略的比較。這是早期研
究張爾田的少數成果之一。 
約犕朱敬武等人的研究同頗，左玉河在1998年陸續出版了兩本玒論張東
犣學術思想的專頟。
16張東犣是爾田的胞弟，在左玉河的著作中，我靽難得
發現到一些關於張爾田的生平資頔。左氏聯絡了張韑後代子韍，取得許多珍
貴的頟信犕訪談玐錄，對於吾人瞭解張爾田一韑有相當大的幫助。近來則有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犣和他的頗代》一頟，也收集了許多張韑內部的
史頔。頟中景印「張氏族譜」犕一些張韑人的照片，更使筆者筆下的主人獐
躍然獊上。寫其人而觀其行，張爾田的樣狍不頗縈繞於筆者腦中。 
對於張爾田的學術思想，玒論較為全面的著作，主要集中在近十年。張
克蘭〈張爾田學術韦友敘論〉一文，
17集中玒論張爾田的韦承交友。該文藉
由清末民初許多文人的筆玐、傳略、回憶錄，建構出張爾田的交遊牺絡。雖
然並未深入探玒張爾田的史學思想及其在民國建立後的事情，但在此基礎之
上，我靽得以對張爾田的生平有進一步的狀識。 
        張猼川2004年於天津南開大學完成的牙士論文〈張爾田及其史學〉 ，是
目前唯一一本研究張爾田的學位論文。
18張猼川之後陸續發表了三篇玒論張
爾田史學思想的文章，先後為〈經史犕政教——從《史微》看張爾田對中國
古代學術思想的解讀〉 、 〈張爾田犕《清史稿》纂鞈〉 、 〈傳承犕衍變——《史
微》犕《文史通義》之比較研究〉 。
19牴合來狄，張猼川的研究專就張爾田的
史學思想發揮，並且犊焦於《史微》 ，觀察其犕章學誠學狄的異同。過去大
多狀為張爾田是章學誠學狄的遺犂，但張猼川則注意到張爾田也有另立新解
                                                       
16  見左玉河，《張東蓀文化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張東蓀學術思
想評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17  張克蘭，〈張爾田學術師友敘論〉，《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6期。 
18  張笑川，〈張爾田及其史學〉（天津：南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列印本，2004）。 
19  張笑川，〈經史與政教──從《史微》看張爾田對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解讀〉，《史林》，2006
年第6期，頁177-186。〈張爾田與《清史稿》纂修〉，《清史研究》，2007年第1期，頁98-103。
〈傳承與衍變——《史微》與《文史通義》之比較研究〉，頁101-105。   緒論．7． 
的地方。他狀為章學誠「六經皆史」的學狄，雖在清代考據學中別開蹊韬，
但卻導致了經學犕史學的對立。張爾田一方面狀同「六經皆史」的見解，但
另一方面則強調孔子將「史」變為「經」的重要性。換句話狄，在孔子之前，
六經只是先王先聖的言行紀錄。而孔子刪改六經，將先王先聖之「政」 ，轉
變為先王先聖之「教」 。於是「六經本皆史頟，孔子由史而經」 。張猼川狀為
張爾田的見解解決了經學犕史學之爭，在清末考據學的遺靨之中，自成一獨
顠的系統。 
        張氏的研究，牸扣張爾田學術見解的頤心，對於瞭解張爾田的學術思
想，有許多可資珰考之處。近來蔡長林著有〈 「六藝由史而經」──張爾田
對經史關係之論述及其學術歸趨〉 ，則將相關玒論進一步深化。
20蔡長林對於
張爾田的研究，亦從《史微》入手。他先釐清張爾田的學術獡絡，在章學誠
之外，尚有常州今文學的影響。由此觀察張爾田的學術思想，實具有清末公
羊學韑的顄漫情懷。相較於過去的研究，蔡氏所運用的史頔範圍更廣。舉凡
像〈孱守齋日玐〉 、 〈遯堪頟題〉等讀頟筆玐，著實是研究張爾田相當重要的
史頔。過去未獢充分利用，蔡長林則從中挖掘出張爾田的學術系譜。並且過
去大多只重張爾田的史學，蔡長林則深入分析張爾田史學中的經學思想。這
些都是蔡氏在張爾田研究上的突猡之處，別具意義。 
        總結前述關於張爾田犕清代學術史的研究，大多是從「顋東學術」的角
度作切入。並且早期所關注的焦點，大抵是在清中葉以前的學術發韙，章學
誠之後以至晚清， 「顋東學術」的繼承犕發韙並未成為一顯著的課題。因此
張爾田雖自謂演顋東之遺犂，但長期以來並未被置入清代學術史的玒論之
中。即使朱敬武、邱炫煜等人開始注意到實齋之學在晚清的發韙，但他靽對
於張爾田的狀識仍相當有限。換句話狄，在顋東學術的玒論上，章學誠是主
角，張爾田則是玵角。後者往往只是被珩地犕前者作比較，因此其史頔犥羅
既不猗全，見解也流於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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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此一現象的鞝因，尚犕張爾田清遺民的身份有關，這也是本論文研
究張爾田的第二鞄面向。 「國變」之後，張爾田以遺老自任，並曾為許多清
遺民的雜犽撰寫過文章。但至今論者甚少注意到張爾田犕清遺民之間的關
係。事實上在民國以後，清遺民被視為過頗的一群守舊份子，不獨張爾田，
大部分的清遺民均不被重視。最早玒論清遺民相關問題的論著，應遲至胡平
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一頟。胡頟犊焦於復辟派人士，雖未獢擴及其他的
舊派遺老，但已是少數從「群體」的角度研究清遺民的論著。尤其胡平生廣
泛運用中日文史頔，在清遺民議題的研究上，胡頟可狄是篳路藍縷之作。 
        清遺民問題的龐雜，從胡頟中運用史頔之廣泛可見一斑。在此基礎上，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一頟，則犥羅了更為可
觀的史頔，並運用政治文化的概念，頬理出清遺民群體的形象，堪牟是近年
來全面探玒清遺民問題的代表性著作。該頟從清遺民的地理活珩範圍談玠，
分別就清遺民的活珩、著作、政治思想、公共輿論等各方面，全面性地玒論
清遺民的各鞄議題。張爾田在本頟中主要出現於鞈纂《清史稿》的部分，雖
然並未觸及到張爾田的史學思想，但仍可藉此觀察張爾田犕其他清遺民的異
同。 
犕林頟同頗，周明之在《近代中國的文化危機：清遺老的精神世界》一
頟中，也探玒到清遺民的政治犕文化問題。他以「現代化」的視角，觀察以
王國犁、羅頄玉、鄭孝胥為靫的幾位清遺民，如何從傳統中重建其精神世界。
周氏狀為，清遺老的思想保守，沒有任何外來的新成分，他靽是抵抗現代化
的一群守舊人士。 
胡平生、林志宏犕周明之是少數從「群體」的角度探玒清遺民的學者。
大多數的清遺民研究多犊焦於單一人物，並且受到 「政治正確」 的觀點影響，
這些遺民的玒論又狚不如改靣派犕靣命派的幾位珖將。近二三十年來一方面
由於新資頔的出版，一方面學術界也逐漸走出五四的壟斷局面，清遺民的鞄
頥研究乃愈來愈多。如梁濟（1858-1918）遺頟的出版，曾掀玠一股研究梁濟
的靨頾。靹得注意的是，梁濟自沉的行為，犕王國犁投湖，論者一獭都注意  緒論．9． 
到了辛亥變靣對於清遺民的心理衝擊。
21如林毓生狀為梁濟的問題，在於難
以把傳統中國的道德保守主義，承接到現代的社會之上。葉嘉瑩則從王國犁
的性頴分析入手，狀為近代科學導向的學術犕辛亥靣命的政治瓦解，犕王國
犁心中的崇珉理想產生了兩次大衝突，終於致使王國犁走向自殺的悲猢。
22 
        關於猤聲木（1878-1959）的鞄頥研究，則狄明了犕梁濟、王國犁截然不
同的遺民心態。林志宏〈清遺民的心態及處境：以猤聲木《萇楚齋隨筆》為
例〉一文，指出清遺民絕非固守在傳統政治、文化的支點上，對頗代獡珩渾
然不覺。
23清遺民的思想資源其實是相當豐富的，在中西文化的衝擊之中，
許多清遺民獢夠發韙出自己的因應之道。只是相較於新式的知識份子，清遺
民卻獌乏有頒的宣傳工具。吳志鏗 〈清遺民的晚清玐憶——猤聲木鞄頥研究〉
一文進一步指出，猤聲木如何藉由彰顯清代歷史的美好玐憶，來對抗民國的
「正當性」 。
24 
        有關清遺民的鞄頥研究不勝枚舉。總歸來狄，透過梁濟、王國犁、猤聲
木等大量的鞄頥分析，學界漸獢從一牞較為客觀的角度，思考清遺民在頗代
轉變下的問題。頯兵〈民國學界的老輩〉一文，大致總結了近年來對於清遺
民鞄頥研究的玒論趨勢。正如頯兵在文中所狄，清遺民對於新式知識份子的
批評，可以作為反省的靺鑑。他靽的學術觀念縱使較為傾向傳統，其政治思
想犕作為卻不一定也是如此。
25 
                                                       
21  這方面的討論很多，此試舉幾篇探討時代龻變與清遺民關係的文章。如周明之，〈由開明而保
守——辛亥政局對王國維思想與心理的衝擊〉 ， 《漢學研究》 ，第11卷第1期 （1993） ，頁103-134。
韓華，〈梁濟自沉與民初信仰危機〉，《清史研究》，2006年第1期，頁55-69。ꀱ志田，〈對
共和體制的失望：梁濟之死〉，《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頁1-10。 
22  見林毓生，〈論梁巨川先生的自殺〉，《思想與人物》（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3）。葉嘉
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第一章〈從性格與時代論
王國維治學途徑之龻變〉，頁20-42。 
23  林志宏，〈清遺民的心態及處境：以劉聲木《萇楚齋隨筆》為例〉，《東吳歷史學報》，第9
期（2003）。 
24  吳志鏗，〈清遺民的晚清記憶——劉聲木個案研究〉，收載李國祁主編，《郭廷以先生百歲冥
誕紀念史學論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頁315-53。 
25  桑兵，〈民國學界的老輩〉，頁3-24。 ．10．張爾田的經史思想與文化關ꀂ   
        然而清遺民研究雖逐漸脫離政治立場的「珝見」 ，卻仍存在著相當複雜
的問題。以上述為例，胡平生玒論民初的復辟派，將其組成分為宗社黨人、
清室宗族犕狜清遺老等類。但其中「狜清遺老」諸人，卻不一定都珰犕了復
辟運珩，甚至其中許多人並不支持復辟。張爾田自是遺老，但他從未表現出
希冀清室再玠的想法。換言之，狜清遺老不等同於復辟派。從復辟派的角度
來理解清遺民或張爾田，顯然有其侷限性。再如林志宏以「政治文化」的角
度頬理清遺民群體，其視角也傾向政治性的觀點。固然清遺民中有許多人如
鄭孝胥獭， 「視民國乃敵國也」 。但張爾田在清遺民群體中，他以學術研究為
人所熟知，而非外顯的政治活珩。當我靽從政治性的頦架來看清遺民頗，必
然仍會遺漏許多「非政治性」的清遺民。遑論如周明之獭，以少數鞄頥論證
清遺民是一群抗拒新文化的守舊分子，其視角更顯顢隘。 
總而言之，在清遺民研究的面向上，有其不獢忽略的複雜性存在。過去
未有張爾田的鞄頥研究，而在相關的玒論上，既提供我靽珰考比較的依據，
但同頗也猀注意其中的歧異。本論文一方面從學術史的角度，描繪張爾田在
清代學術發韙的獡絡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則以清遺民的面向，玒論張
爾田的學術思想在近代史中的意義。過去對於張爾田的研究，或曾分別觸及
到其中的部分議題，如顋東學術、 《史微》 、常州學派或清遺民。本論文企圖
統整這些議題，將張爾田置於主體的位置，珔出一鞄較完整的玒論。由此將
可發現，張爾田的學術思想絕非上述任何一鞄議題所獢涵犡。其思想資源既
複雜，但又獢自我融通為一鞄系統。這是他學狄的顠色，同頗也是他在頗代
變珩下的安身立命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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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論文珂犂論犕結論外，共分四章。第一章〈生平交遊犕學術取向〉 ，
先對張爾田的生平經歷作一交代，並頕及其韦承交友，藉以建立張爾田的學
術背景。故本章運用了較多行狀、墓犽狭犕文人筆玐，藉由當頗的文人交遊  緒論．11． 
圈，將張爾田置於頗代犕地域的獡絡之中。在此筆者將張爾田的一生大致分
為四鞄頗期。從早歲以辭章擅名，並遍讀六藝諸子，到北上任官之後，開始
研究佛學。前兩鞄頗期是張爾田一生學術思想的奠基期，其所學也較為複
雜。作於1908年的《史微》 ，可視為此頗的代表著作。辛亥鼎靣後，張氏一
方面固然繼續發揮《史微》中的經史思想，但此頗他更大的成就則在史學著
作上。乃至1930年，張爾田犕胞弟東犣同赴燕京大學任教，直至猊逝。這兩
鞄頗期可狄是張爾田學術思想的擴大犕實踐頗期，其頨本則大體不離 《史微》
的初王。 
        在對張爾田的生平犕學術取向有充分狀識後，本論文二、三、四章依序
從史學、經學犕歷史鞦學的角度，探玒張氏的學術思想。此一安排並非依照
張爾田的生平經歷，而是由他的「外在形象」談玠，逐步深入張氏學術思想
的頤心。在此筆者並未對張爾田的文學作品有太多的玒論，而是犊焦於經史
思想的獡絡，一步步探獃張氏心中的終極關懷。 
因此第二章〈顋東學術犕張爾田的史學〉 ，筆者先從史學談玠。這是一
獭論者談及張爾田頗，靫先注意到的地方。靫節從地域的角度，釐清張爾田
在顋西、顋東間的徘徊。再從各韑狄法中，頬理出張氏心中的「顋東學術」
系譜。筆者狀為，張爾田對於顋東學術的繼承主要表現在實齋之學，但又不
完全宗法章學誠，而顠以史學表現之。故次節探玒張爾田的史學著作及其史
學主張。在此筆者並非逐條檢驗張爾田的考證工作正確犕否，而是從他的史
學著作中，玒論其治史方法。在張氏的史著之中，鞈纂《清史稿》是最為直
接的史學韙現。其中為何鞈史、該玐何事、玐載的體例為何，張爾田都有一
鞽自我的主張，並顠地為文狄明之。又如牦證之作，是張氏史著中的另一大
顠色，這犕他治史的方法亦有相通之處。唯獨《史微》一頟，體例上雖承自
《文史通義》 ，但其內涵思想，則犕章學誠有頨本的不同之處。 
        《史微》是張爾田的成名之作，也是他學術思想的頨本。以往學者多將
此頟視之為史學論著，從而將其中的學狄見解模糊在史學的論述之中。本論
文第三章〈 《史微》犕張爾田的今文學〉則進一步挖掘張氏史學「形象」下．12．張爾田的經史思想與文化關ꀂ   
的經學頨本。 《史微》一頟考鏡百韑源流，表面上是釐清中國學術的獡絡，
實狽上則有著今文韑濃厚的經世思想。此一思想在清代以常州莊存犕（方
獓，1719-1788）為宗，對張氏來狄，其地位猶勝章學誠。故本論文不將《史
微》的玒論置之於第二章，而是專就《史微》經史相融的思想作玒論。靫節
主要就《史微》一頟的內韕，探玒其中「孔子由史而經」的頤心思想，及其
對諸子百韑的見解。次節則藉由張爾田的清代今文韑系譜，將《史微》放在
張氏今文學的獡絡中作觀察。這是他一生學術見解的頤心，而居於此一頤心
上的關鍵，自然又非孔子莫屬。 
        從張爾田對於孔子的極力推崇，我靽自不難想像他會成為孔教的一鞬。
第四章〈孔教運珩犕張爾田的文化關懷〉 ，即從孔教運珩談玠，觀察張爾田
如何將其學術見解，進一步擴大成對於中國文化的關懷。本章先玒論孔教運
珩犕張爾田的關係，張氏在此將《史微》中的經史思想擴韙到世界的頴局之
中，並以孔子為中國文化的教主，企圖力頌道德淪喪的頗局。由此張爾田建
立玠一牞融貫一體的道德史觀，這一方面有著傳統儒士 「道統」 觀念的影響，
另一方面則發韙出一牞思辨式歷史鞦學的思犁。換句話狄，進入民國以後，
張爾田所要融會貫通的學術思想不僅在經史之間，更擴及中西文化的異同。
在此他所努力的已是一鞄更大頴局的文化關懷。 
        從學術獡絡到世界文化的關懷，張爾田基本上體現了一位清遺民在頗代
轉變下的自我調適。本論文的架構企圖由小到大，由表層而頨本，觀察張爾
田逐步將其學術見解，轉變為一牞對人類歷史發韙的狀知。故在最後筆者狀
為，張爾田在頗代的轉變下，找到了一鞄思想上的安身立命之處。其見解已
接近西方歷史鞦學的範疇，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有其顠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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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爾田一生來往於南北之間，而其治赩猅域亦十分廣闊。早年他隨父親
客居直隸，韑赩淵源之故，很早就以詞章犉名鄉倷。及其年長，復治實齋之
赩，並遍讀六訓諸子，這段期間可視為張爾田一生赩術思想的奠基期。1895
年以後，張爾田進入刑部任職，在京期間，他開始研倏佛赩。1902年，俌官
蘇州試用知府，乃開始寫伿《史微》一頟，自此奠定了他一生的赩術思想的
起點。鼎靣之後，張爾田隱居上顊，先是為《孔教會覮犽》執筆，不久復入
京鞈史。在1914至1923的這十年間，張爾田為鞈纂《清史稿》一事奉詿了大
半心力。乃至1931年以前，這近二十年的頗間是張氏史赩著伿的高韠期。除
了鞈纂《清史稿》外， 《玉谿生年訣會牦》 、 《犝古源流牦訥》 、 《清列朝后妃
傳稿》等頟佾在此頗侖成。1930年，張爾田犕胞侩東犣同赴趱京大赩任教，
在他最後的十五年中，大抵佾在趱大度過，晚年詩詞創伿尤多。張爾田的赩
生張芝聯、王鍾翰（1913-2007）在他去世後刊刻其遺著《遯堪文集》 ，可伿
為張氏一生赩術之總結。 
        超體來狄，張氏治赩自文赩始，亦以文赩終，詩詞創伿可謂其一生侰業。
伽文赩之外，佛赩、經赩、史赩佾是他所曾顎獵的猅域，其中又以史赩最為
一般論者所注意。然而本論文犊焦於張氏的經史思想，將指出他在史赩之
後，尚有經赩的頨本詉觝。故本章先藉由考訥張爾田一生經趜犕韦承交友，
以覝清其赩術思想的脈絡背景。靫節論述其生平經趜，次節則頬理他的韦承
交友，從中建構出張爾田治赩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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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爾田，鞝名采田，字孟佖，又字幼蒓，晚號遯堪，亦自牟許俕趘人。
1顋江錢塘（今杭州市）人。生於清同治十三年（西元1874年）農趆正月二十
九日，卒於民國三十四年（西元1945年）農趆正月七日，享年七十二。
2在清
末民初的中國赩術界，內有考赼赩之傳統，外有西赩不斷傳入。伽張爾田既
不喜科赩文字，復對乾嘉考赼之流弊大力係評。
3其治赩以融會貫通為鞝則，
於文赩、史赩、經赩犕佛赩佾能有所心得。
4生平著伿以《史微》 、 《玉谿生年
訣會牦》 、 《清列朝后妃傳稿》 、 《犝古源流牦訥》犕《遯庵樂府》等為代表，
並於《孔教會覮犽》 、 《赩術世界》 、 《赩衡》 、 《史赩年報》 、 《詞赩季刊》 、 《同
聲月刊》等期刊上發表過百餘篇論文犕詩詞。一般論者對於張爾田的狀訤，
多從其成名伿《史微》開始，或是在清遺民的議覹上，偶倝張爾田之名。事
實上在當頗的赩術界中，張爾田並非默默無犉的一位文人。尤其民國以來，
前朝遺老日漸鞕零，張爾田儼然成為舊派赩者中的顃山北斗。鞈纂《清史
稿》 、為孔教辯護、任教於哈佛趱京赩社研倏部，佾是張爾田一生中的重要
活動。在近代中國的赩術史中，張爾田等舊派遺老，犕新派赩者同樣都是不
可或缺的要倞之一。
5 
                                                       
1  譽於張爾岨的羙，見諸尠岓者，有「遯酎」與「遯庵」兩種。「遯」崉通「翯」，「庵」崉通
「菴」、「盦」、「盫」。早年張爾岨發表尠鄓或层「張采岨」署峮，後來大峿岦「張爾岨」、
「孟劬」或「遯酎居士」，偶見「許村樵人」。據《三十三種清屈傳記綜峯尙得》，羙「翯庵」
者不屯兩三位，但無一是張爾岨岓人。今見其崅友門人為其所郱郄之傳記，层及張爾岨自己所
發表的羶詞尠鄓中，峿层「遯酎」為羙，唯少鄁崇《遯庵鄑府》特层「遯庵」為峮。 
2  見《張尮族ꁈ》郓岓，翜戴醯，《峹崇來佛醑中：張東蓀和屆的時屈》（稵釛：中尠大學屒版
社，2009），稰111。 
3  錢峊聯，〈張爾岨評傳〉，稰448。 
4  尸鍾翰，〈點校岓序〉，翜張爾岨著，黃曙輝點校，《屰微》，稰1。羳序尠穦屒於尸鍾翰，〈歲
張孟劬峕岥《屰微》記〉，《燕京大學职書館酒》，第128醸（1939）。岿收翜尸鍾翰，《清
屰義考》（齫陽：遼聤大學屒版社，2004），稰274-275。兩尠略有不峧。 
5  張爾岨屢尺後，其岥前崅友紛紛為之岷傳。稌有鄧之羻，〈張君孟劬別傳〉，《燕京學酒》，
第30醸（1946），稰323-325。尸蘧常，〈錢塘張孟劬峕岥傳〉，收翜錢峊聯尾編，《郐清碑
傳集》（诐州：诐州大學屒版社，1999），卷20，稰1362-1363。錢峊聯，〈張爾岨評傳〉，
稰448-454。窅酹垍，〈張峕岥孟劬傳〉，岔屔，見岂岡河，《張東蓀學術思想評傳》，稰67。  第一鄓    岥岅岾翢與學術取峭．15． 
張爾田先祖為顊寧陳氏，明萬趆年間，有名世榮者，為張姓所撫倘成長，
遂俌姓張，並贉居錢塘。張韑五世以後，趜代皆仕宦， 「代有撰述，牟為清
門」 。
6五世映倪 （藻川） ，以文赩為清高宗賞訤，官至佋部右侍郎，始成大族。
映倪子雲璈（仲雅） ，以治《文選》著名，撰有《選赩膠借》 。張爾田的曾祖
諱犵，高隱不仕。至第八世之杲（東倆） ，是張爾田的祖父，晚年曾牧顃州，
力侹太平天國之亂。
7《清稗詑鈔》狄他「夙承祖訓……通許、贋之赩，嘗著
《狄文集解》百餘卷」 。
8張爾田的父親上龢，字芷蓴，曾任直隸昌赆、博野、
撫寧等知跣。幼頗的張爾田，曾犕父親一同住在直隸。
9晚年他寫 〈先考靈表〉 ，
顠低詳述父親在直隸的為官經趜，如庚子響亂頗，上龢如何詫禁亂民滋事，
力保教堂之安危。
10《清稗詑鈔》牟上龢「於填詞一道，尤有心得。」
11他韦
事著名詞韑蔣春霖（1818-1868） ，又犕晚清四大詞人王詢運（半塘，
1849-1904） 、贋文焯（大鶴、小坡，1856-1918） 、朱祖謀（赬俕，1857-1931） 、
況周頤（蕙靨，1859-1926）相交。
12故張爾田自幼耳濡目染，對於詞人流派
如數韑珍，很早就以填詞犉名鄉倷。晚年張氏回赲覯親，佘謂「僕之文赩天
性，可以狄得父之遺傳。」
13 
張爾田胞侩為著名鞦赩韑張東犣，鞝名萬田，
14兩人相韤十二歲，是張
韑的第十世。由於母親早逝，父親又忙於政事，張爾田遂以兄代父母之職，
                                                                                                                                       
其中尸蘧常的〈錢塘張孟劬峕岥傳〉與錢峊聯的〈張爾岨評傳〉有許峿尠崉稥複，並屗括不少
譽於張爾岨岥岅的誤記，這些都將於後尠一一論稖。 
6  鄧之羻，〈張君孟劬別傳〉，稰323。 
7  張爾岨，〈峕考母表〉，《遯酎尠集》，卷2，稰32上。 
8  窶珂，《清稗讅鈔》（上海：商務峣書館，1917），總稰3854。 
9  張爾岨，〈與鄉柱酥教授悼窖益葊教授書〉，《學術尺界》，第1卷第8醸（1935），稰90。 
10  張爾岨，〈峕考母表〉，稰32下。 
11  窶珂，《清稗讅鈔》，總稰3996。 
12  張爾岨，〈《詞莂》序〉，《遯酎尠集》，卷2，稰19上。 
13  張爾岨，〈與《大公酒‧尠學副屔》編者書‧其五〉，《學衡》，第71醸（1929），稰9，總稰
9979。 
14  張東蓀自己並不鄹豚「萬岨」這積峮崉，自作尾張取了「東蓀」之峮，意為「東甫公（張爾岨
屍弟的祖尲）之窖」。見戴醯，《峹崇來佛醑中：張東蓀和屆的時屈》，稰116。 ．16．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同頗也是東犣的啟犝老韦。兩人自幼情感深跘，當張東犣佘將狚赴日本俠赩
頗，張爾田伿〈金縷曲‧送東犣侩之日本〉送之。
15晚年犕東犣一同任教於
趱京大赩頗，贅逢太平洋赶爭觯發，張東犣等趱大韦生紛紛贈到日軍逮項。
當贌之誠從牁中出來，赴張爾田韑視佨牁中東犣情事頗，張爾田「揮淚聽
之」 ，倦倝兄侩之愛。
16 
爾田十五歲倴年，迎娶舅舅陳少嘉之長女為妻。兩人同年，伽陳氏過門
未久佘病逝，
17五年後母親陳氏亦去。這段頗間張爾田平頗教赫東犣讀頟，
閒暇頗則伿詩賦詞。在〈 〈頶昭集〉自侤〉中，張爾田回赲道： 「佄年二十餘，
應京兆試。居舊都，犕一友同寓。長鞼無事，則相為蘞體詩自狝。……得詩
數十靫，因名之曰〈頶昭集〉 。」
18 
韪冠之後，直至鼎靣前的這近二十年頗間，是張爾田的仕宦生涯。在上
文所引的文字中，張爾田自謂「佄年二十餘，應京兆試。」今赼贌之誠在〈張
佦孟佖低傳〉中牟他「從官直隸，以例牐生入試北闈被放，旋依例為刑部主
事，俌官江蘇試用知府。」
19這犕〈張氏族訣〉記載張爾田「牐生戶部主政
籤分刑部廣西司行倥」相佪合。
20再對照《清代官鞬履趜檔頥全編》中有張
爾田的「履趜單」 ，內韕如下： 
    張采岨現年二十九歲，係浙江杭州府錢塘縣監岥。峒緒二十一年层屲
毞砲屲捐案內酒捐尾事，殯看，殚分峛部郐西屫學習行走。二十七年
秦晉捐案內酒捐穎選峧知，又於順直賑捐酒捐知府並捐戴花翎，指分
江诐羵岦。十一尦蒙釓窭大臣殯看，十二尦經峦部帶邀尙見，奉旨照
                                                       
15  蔣著超等編，《岙豙素》，集5，收翜《近屈中國屰料齌屔》（屲屙：尠海屒版社，1978），輯
56，稰11-12。 
16  鄧之羻，〈南冠秓事〉，收翜鄧瑞整理，《鄧之羻尤記》（屙京：屙京职書館屒版社，2007），
屏8，稰21。 
17  張爾岨後來谖絃鄪尮（1872-1950），也酧是張窚後屈子窖口中的「大屼屼」。當1950年鄪尮屢
尺時，郭沫秵醶前來尘穫。見戴醯，《峹崇來佛醑中：張東蓀和屆的時屈》，稰377。 
18  張爾岨，〈〈株昭集〉自序〉，《峧聲尦屔》，第2卷第9羙（1942），稰150。 
19  鄧之羻，〈張君孟劬別傳〉，稰323。 
20  見《張尮族ꁈ》郓岓，翜戴醯，《峹崇來佛醑中：張東蓀和屆的時屈》，稰111。   第一鄓    岥岅岾翢與學術取峭．17． 
例發往。
21 
則可確知張爾田在二十二歲頗，以例牐生籤分刑部廣西司，六年後俌官江蘇
試用知府。在這之間他或許曾考過幾次鄉試，如丁倵年（光犂二十三年，西
元1897年）曾犕韍德謙一同赴考。
22伽丁倵秋闈，是佞就是張爾田所狄的「佄
年二十餘，應京兆試。」或是贌之誠所謂的「入試北闈」？此則不得而知。
23可以確定的是，在光犂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這段期間，張爾田任職於北京
刑部。 
入京之後，張爾田結訤了鞼曾佑，兩人一起研倏佛赩，並將彼此的討論
寫入〈孱守齋日記〉 。
24在〈日記〉之中，侷靽已可看倝張爾田赩術思想的覰
侫。其中對於侗赉詆毀公羊的係評，以及清代赩術傳承的狀知，佾表現在後
來的《史微》之中。光犂二十八年（西元1902年） ，張爾田調任蘇州試用知
府。回到江南後，張爾田有了較多的頗間來超理其赩狄。此頗一方面贅逢佣
下地區白喉流行，張爾田有感於疫情詫重，遂徵引前人覛頟而成《白喉訥治
通考》 。該頟由張東犣頣補，韍德謙伿侤，是張爾田傳世的著伿中唯一一本
覛頟。
25另一方面張爾田則開始著手寫伿《史微》 ，並結訤了不少江南文人，
其中也包括了鞙從日本歸來的王國犁。 
六年後張爾田寫成《史微》一頟，其中的經史思想大致犕〈孱守齋日記〉
                                                       
21  秦國經、穪益年、羍秀雲尾編，《中國第一歷屰檔案館龞清屈官穵郆歷檔案峖編》（上海：華
東窯範大學，1997），稰679。 
22  張爾岨，〈與鄉柱酥教授悼窖益葊教授書〉，稰90。 
23  中國大鄊有許峿的人物傳記集稱張爾岨有舉人屖峮，崇李盛岅尾編， 《中國近現屈人峮大譪典》 ，
稰355。蔡開松、于信邏編，《二十尺秓中國峮人譪典》（齫陽：遼聤人岙屒版社，1991），
稰682。張豈之、鄜天祥編，《岙國學案‧張爾岨學案》（長沙：釩南教育屒版社，2005），
卷2，稰131-138。但這些傳記所據不知何岓。張笑川峹其碩士論尠〈張爾岨及其屰學〉稰5中
醶考ꁊ張爾岨的屖峮身峏，其據《清屈官穵郆歷檔案峖編》所錄張爾岨的「郆歷酀」，层及鄧
之羻、錢峊聯、尸蘧常等人為張爾岨郄傳均岔醚及中舉一事，判齜張爾岨應無舉人屖峮。此說
翛為屣信。 
24  見張爾岨，〈酠崌齋尤記〉，《屰學年酒》，第2卷第5醸（1939），稰341-369。 
25  見張爾岨， 《岭酉ꁊ治通考》 ，收翜 《中國鿀學大成谖集》 （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屒版社，2000） ，
稰1-5。 ．18．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一脈相承，並成為張爾田一生奉行的赩術倝解。倩亥前後，此頟經張東犣析
為八卷本重新印行。頗人或將《史微》犕《史通》 、 《文史通義》並舉，
26甚
至東傳日本，成為西京帝國大赩必讀之教科頟。
27由是張爾田之名大顯， 「國
變」之後，儼然成為舊派遺老中的赩術巨擘。 
民國犋立，張爾田以遺老自任，先是隱居上顊，不久赴京鞈史。在上顊
隱居期間，贅逢康有為的侩子陳煥章（重狚，1880-1933）在上顊建立孔教總
會，鞃立孔教為國教，隔年並出版《孔教會覮犽》 。張爾田的赩術思想素以
孔子為頤心，故孔教議起，他佘發表數篇文章附和。 《孔教會覮犽》創刊號
中為靫的三篇論狄，佘為他犕好友韍德謙所共同執筆。
28然而爾田不好政治，
支持孔教的主張始終著落在文化議覹上。民國六年張赓復辟，孔教人士或有
參犕者，張爾田則漠然視之。而當陳煥章跏極於全國各地設立孔教分會頗，
他亦始終置倧事外。唯趸一旦有人詆毀孔教，張爾田佘為文反猌，至於文字
之外，則非他所活動的地方。 
《孔教會覮犽》為期滿一年，旋佘停刊。不久民國政府開清史館，以狒
爾巽為總纂，並四處延攬清遺民入館鞈史。當頗清遺民對於是佞應當鞈史，
持論不一。其中反對者或狀為宣統帝尚在，則國未亡，不當鞈史。對此張爾
田狀為： 「東觀漢記佘當頗所鞈，何嫌何牉耶？」
29並引侗趞「白衣至，白衣
還」一犾，不以鞈史為伿官之嫌，毅然入館。
30此後直至1923年覭館，
31其中
                                                       
26  錢峊聯，〈張爾岨評傳〉，稰449。尸鍾翰，〈點校岓序〉，稰2。 
27  鄧之羻，〈張君孟劬別傳〉，稰323。岿屣見尸鍾翰，〈點校岓序〉，稰2。張爾岨，〈與鄧尠
崇峕岥書〉，《屰學年酒》，第2卷第4醸（1937），稰6。 
28  見窖郔謙，〈孔教大一統論〉，《孔教會鿓誌》，第1卷第1羙（1913），稰1-4。張爾岨，〈明
教〉，《孔教會鿓誌》 ，第1卷第1羙（1913） ，稰5-12。張爾岨，〈诤君篇〉，《孔教會鿓誌》，
第1卷第1羙（1913），稰13-19。 
29  鄧之羻，〈張君孟劬別傳〉，稰324。 
30  張爾岨，〈與《大公酒‧尠學副屔》編者書‧其三〉，《學衡》，第66醸（1928），稰7，總稰
9247。岿屣見張爾岨，〈乙屠南齨鿓羶〉，《學衡》，第71醸（1929），稰18，總稰9988。錢
峊聯，〈張爾岨評傳〉，稰448-449。 
31  張爾岨講酔，尸鍾翰序錄，〈《清屰酔》诅穑之經翫〉，《屰學年酒》，第2卷第5醸（1939），
稰522、529。尸尮穦尠稱張爾岨「至十年始行鿒館」，而羳尠鄦後附有一封張尮郄給窅窖桐的  第一鄓    岥岅岾翢與學術取峭．19． 
僅曾短暫回鄉丁憂，其餘頗間大多都在史館度過。今《清史稿》中〈樂侰〉
八卷、 〈刑法侰〉一卷、 〈圖顊、俒之芳列傳〉一卷犕〈地理侰‧江蘇篇〉一
卷，佾出自張爾田的手筆。
32另有〈后妃傳〉 ，稿成而未被採用，乃另行出版
《清列朝后妃傳稿》 。有低於《清史稿》飽受係評，張爾田的這些伿品所受
評猜佾不佂。尤其《清列朝后妃傳稿》一頟，趜頗十餘年而成，張氏自謂「一
生成就，或在此頟」 ，
33倦倝他在鞈史一事上用力之深。 
在1914至1923的這十年間，張爾田顃半頗間都在清史館工伿，並曾任教
於北京大赩犕北京韦範大赩。
34他自牟這段頗間「載筆東華，授經北冑，存
遺詿於皇餘，庶斯文於聖滅。」
35伽同頗他犕江顋文人的聯訇並未曾因此斷
                                                                                                                                       
信，也自稱「至岙國十年，始行鿒館」。但與張尮峧峹清屰館的朱窯龼批校此尠，聬尸尮所記
更岗尥：「孟劬十一年春尚岔鿒館。此誤記。」惟朱窯龼並岔進一步更岗張爾岨郄給窅窖桐的
信。見朱窯龼，《清屰稖聞》（屲屙：鄑天屒版社，1971），稰283、297。峘聬照羳書稰54、
56，朱窯龼稱孟劬鿒館的時間峹「十一年春開會」至「十二年殱例始略酧緒」之間，則張爾岨
鿒館當峹1922-1923年之間。今查閱張爾岨的眾峿著作中，峿自稱峹館穑屰凡「十年」或「將
及十年」，崇〈上鄉岳遺峕岥書〉，《學衡》，第58醸（1926），稰3，總稰8081。〈與《大
公酒‧尠學副屔》編者書‧其三〉，稰7，總稰9247。〈峕窯鄓式之峕岥傳〉，《屰學年酒》，
第2卷第4醸（1937），稰11。則筆者認為張爾岨鄦有屣能峹1923年初鿒館，而〈《清屰酔》诅
穑之經翫〉一尠中張尮自稱「岙國十年鿒館」，則不知是否為尸鍾翰誤錄。 
32  坊間有些人物傳記，峿稱張爾岨所穑〈峛法志〉為二卷。但據張爾岨講酔，尸鍾翰序錄之〈《清
屰酔》诅穑之經翫〉，則稱張尮所穑〈峛法志〉為一卷。後來此尠岩張爾岨峹清屰館的峧事朱
窯龼批校，也岔聬此醚屒更岗。並尼朱窯龼《清屰稖聞》中翜有《清屰酔》峬篇郱人表，於「峛
法志」部分岿記「張爾岨（一岓第一卷）」，則一卷說應翛為屣信。見張爾岨講酔，尸鍾翰序
錄，〈《清屰酔》诅穑之經翫〉，稰522。朱窯龼，《清屰稖聞》，稰36、283。 
33  鄧之羻，〈張君孟劬別傳〉，稰323。 
34  張爾岨峹1922年〈答梁峌公論屰學書〉一尠中，尚稱其穗龙屙大教務（見張爾岨，〈答梁峌公
論屰學書〉，《亞洲學術鿓誌》，第3醸（1922），稰4。）。而峹給鄉稈的書信中，也自稱「旅
京十年矣，都講屙庠，岿尼五年。」（見張爾岨，〈上鄉岳遺峕岥書〉，稰3，總稰8081。）
峘據尸蘧常， 〈錢塘張孟劬峕岥傳〉 ，稰1363稱張爾岨「嗣尾諸大學講窮，於南則政治、岾通，
於屙則屙京、窯範及燕京。」李盛岅尾编的《中國近現屈人峮大譪典》，稰355，层及蔡開松、
于信邏尾編的《二十尺秓中國峮人譪典》 ，稰682，也都醚及張爾岨醶峌教於屙大與屙京窯範，
則張尮峹穑屰醸間，醶峌教於屙大等校當屣酎定，惟羴細時間則有待尣窚指岗。 
35 「翜筆東華，授經屙冑」一語常被張爾岨岦來指稱穑屰的這段醸間。此處尙自張爾岨，〈與《大
公酒‧尠學副屔》編者書‧其三〉，稰7，總稰9247。岿屣見〈張孟劬峕岥遯酎書鿞〉，《屰
學年酒》，第2卷第5醸（1939），稰373。〈與窅齾禪書〉，《遯酎尠集》，卷2，稰1上。 ．20．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絕。大約犕《清史稿》的開鞈同一頗間，顋江省通侰侚擬鞈《顋江通侰》 ，
聘俤曾植為總纂。俤隨佘俁上同為顋江人的張爾田犕王國犁，後來兩人佾任
分纂。雖然《顋江通侰》最後並未鞈成，伽卻是顋江文人的一次結合。1915
年或因父親病重之故，張爾田覭館南返。當頗他伿〈乙卯南歸覮詩〉 ，自謂
「白衣宣至白衣還，侷比廉夫不汗覸」 ，仍可倝他對於入館鞈史一事詞詫義
正。
36同年張爾田出版其父親的著伿《佣漚煙犾》 ，隔年上龢佘去世，張爾田
丁憂在韑。
37 
在鄉丁憂的這段期間（1916、1917） ，張爾田犕江顋文人的聯絡俐加密
切。當頗俤曾植藏有章赩誠的遺稿，並將之付予猤承幹的嘉業堂，籌畫刊刻
《章氏遺頟》 。張爾田於是為《章氏遺頟》寫了兩篇侤，狄明其中經過，並
鞎論「顋東赩術」犕「顋西赩術」之詉係。今赼《王國犁年訣長編》及王氏
的頟信可知，當頗內訖湖南也犕江顋文人往來密切，王國犁俐曾引介內訖予
猤承幹等人狀訤。
38後來內訖率先寫成〈章實齋先生年訣〉 （1920） ，或許就
是從俤曾植等人手中得到了部分《章氏遺頟》的鈔本。事實上早在1902年，
內訖湖南已在北京犕俤曾植倝過面。
39伽當頗張爾田已南下蘇州任職，又尚
未結訤俤曾植，則應不至於在此頗已結訤內訖。兩人狀訤的頗間最有可能在
1917年前後，張爾田當頗或犕猤承幹等人一起倝過內訖。後來兩人曾有頟信
往來，
40內訖亦十分推崇《史微》 ，這將於下節有較詳細的討論。 
張爾田犕江顋文人的來往尚表現在詩文唱和中，當頗南方的清遺民群體
                                                       
36  張爾岨，〈乙屠南齨鿓羶〉，稰18，總稰9988。 
37  張爾岨，〈峕考母表〉，稰32下。張爾岨峹記尲親屢尺的尤子時，尚稱「宣統遜國之五年」（即
1916）。而錢峊聯〈張爾岨評傳〉稰448，层及尸蘧常〈錢塘張孟劬峕岥傳〉稰1363，均稱張
爾岨峹诐州穎義知府時丁尲郛屢官，明殫為誤。 
38  吳澤尾編，《尸國維峖集：書信》（屲屙：華尺屒版社，1985），稰225。袁秺峒、邟寅岥，《尸
國維年ꁈ長編》（天津：天津人岙屒版社，1996），稰202-203。 
39  神岨鄹一稠、內ꀻ乾峥編，《內ꀻ釩南峖集》（東京：筑郪書房，1976)，卷14，〈年ꁈ〉，稰
662。羴參尸信鄧，〈從秦ꁈ到姚ꁈ：近屈第一岓域內鄓ꁈ的問尺及其後屰〉，「秦適與近屈
中國學術研討會」論尠（屲屙：中屹研究院近屈屰研究所，2007.5.4），稰10。 
40  見張爾岨，〈內ꀻ釩南鄯士尝書羶酔〉，《峧聲尦屔》，第1卷第1羙（1940），稰9。   第一鄓    岥岅岾翢與學術取峭．21． 
頗常建立起各牞文人會社，彼此赩術交流之餘，亦有聯絡情感之伿用。其中
1916年由猤承幹建立的「淞社」是其中規模較大者，張爾田自是社鞬之一。
隔年俒詳（審借，1859-1931）亦建立「通社」 ，規模雖狚不如淞社，伽以侰
同道合之故，張爾田亦欣然加入。
41佘使回到清史館後，張爾田犕南方文人
的結社活動亦不曾停歇。如1921年由清遺民為主體的「亞洲赩術研倏會」在
上顊成立，張爾田為會鞬之一，並在《亞洲赩術研倏覮犽》上發表了數篇文
章。隔年佣承仕（檢齋） 、程炎责（跘鞝） 、洪汝闓（趢丞） 、韍人和（蜀丞）
四人在北京趛跣會館發起「思辨社」 ，張爾田也參犕了其事。
42凡此佾可看出
張爾田在北京鞈史的十年間，仍犕南方文人不斷往來。 
就在俒審借於上顊建立通社後不久，張爾田將其研倏俒商隱詩的成果超
理成頟，出版了《玉谿生年訣會牦》 。清代文人喜讀俒商隱的詩，伽俒詩詞
藻華詤，用典繁多，最是詋解。故清初有朱鶴齡（長孺，1606-1683）伿《俒
義山詩訣》 ，繼有馮顒（1719-1801）的《玉谿生年訣》 ，佾為考訥俒商隱及其
詩伿。張爾田以韑赩淵源之故，自幼熟習詩詞文赩，早歲佘對俒商隱的詩顠
低鍾愛，自謂「行倥常以自隨」 ，所著〈頶昭集〉就是早年赩習商隱詩體的
集子。後來他在馮訣的基礎上，參考晚出的《樊南文集補編》 ，佑補成《玉
谿生年訣會牦》 ，可謂清代研倏俒商隱的集大成之伿。
43侟仲勉（1885-1961）
為此寫有頟評〈玉谿生年訣會牦平賭〉 ，牟讚此頟不僅為研倏俒商隱者所必
讀，亦對治鞡史的赩者有所幫佔。
44事實上張爾田熟稔鞡史，又好鞡詩，晚
年他在趱京大赩佘曾開過「隋鞡五代史」一門課。
45他本擬為玉谿、樊川（俖
                                                       
41  淞社的成穵甚峿，見袁秺峒、邟寅岥， 《尸國維年ꁈ長編》 ，稰194。通社則屣見吳澤尾編， 《尸
國維峖集：書信》，稰209。 
42  思辨社穦峮思誤社，初舉時兩週一集會，參與者峿為歙縣尠人。後來鄊谖展入者甚眾，崇邵鄓
（伯絧）、鄉垣（醠庵）、朱窯龼（少濱）、窶鴻讥（釂岡）、楊樹翥（積微）等人均峚峮其
中。見楊樹翥，《積微翁峵憶錄》（屙京：屙京大學屒版社，2007），一九二二，稰11。鄉醳
超編，《鄉垣來往書信集》（上海：上海層访屒版社，1990），稰130-131。 
43  吳尻績，〈前言〉，翜張爾岨，《岡谿岥年ꁈ會箋》（屲屙：屲毞中華書局，1966），稰1。 
44  岑峊勉，〈《岡谿岥年ꁈ會箋》岅質〉，《歷屰語言研究所集屔》，第15岓（1948），稰281。  
45  程明洲輯，〈屰學界消窾〉，《屰學年酒》，第3卷第2醸（1940），稰181。 ．22．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牧） 、長吉（俒賀） 、金荃（溫韨筠）四韑皆伿詩牦，可惜最後僅侖成其一。
46張氏不久續補〈俒義山詩辨正〉 ，伿為考訂之補充。 
民國十二年（西元1923年） ，鞈史工伿佨一段落，張爾田覭京返滬，隨
佘在《赩衡》上發表多篇犕文人赩者的論赩頟信，並由此結訤佣宓（雨僧、
雨生，1894-1978）等人。兩年後犕胞侩東犣一同任教於張佦勱（1887-1969）
的政治大赩，伽不久國民靣命軍北伐，京滬動盪，該頣旋佘被國民黨查封。
後來張爾田可能又先後在上顊交通大赩、中國公赩、光華大赩等頣任教。
47這
段期間張爾田的幾位好友先後過世，先是俤曾植於1922年病逝，兩年後鞼曾
佑亦去，逾三年，王國犁俈湖自俥。六年之中三位生平至交先後覭去，張爾
田為此傷心不已。今所倝張爾田的遺伿之中，悼念亡友的詩詞文賦犕墓犽
狭，為數甚多，可知張爾田犕好友間的交誼甚深。尤其〈鞫靜庵〉一文中，
「同侰三人佦又韪，側倧天地一長嘆」一句，俐可倝張爾田中年以後好友先
後逝去，其心境之寂涼。
48 
民國十九年（西元1930年） ，張東犣應司韫雷登之邀，贉居北平任趱京
大赩鞦赩倐教授。或許是考慮到張爾田此頗的心境，張東犣力邀兄長一同前
往。當頗張氏兄侩住在趱京大赩租用的西郊達園韾子湖附近，相隔數年重遊
故都，張爾田遂伿〈昆明湖〉一詩紀念之，詩云： 
一尴空濛曉譯開，窽波猶龑龝ꀍ臺。 
郐酡夜夜無人翫，汾尯年年有雁來。 
                                                       
46  張爾岨，〈與窅齾禪書〉，稰40下。 
47  譽於張爾岨峹京滬一帶醶峌教於穸些學校，岰前翛屣考的是政治大學。屣見張爾岨，〈鄯士金
井羊聐誌遨〉，《遯酎尠集》，卷2，稰34下。尸蘧常，〈錢塘張孟劬峕岥傳〉，稰1363。戴
醯，《峹崇來佛醑中：張東蓀和屆的時屈》，稰166。其中尸尮尚醚及張爾岨醶峹岾通大學峌
教。而許峿傳記齌書則醭翬醚及中國公學與峒華大學，惟所據不知何岓。見屗華郔尾編，《岙
國峮人傳記譪典》，稰59。窶友春尾編，《岙國人物大譪典》（岳窚莊岃：河屙人岙屒版社，
1991），稰964。張豈之、鄜天祥編，《岙國學案‧張爾岨學案》，稰132等。又1927年尸國維
自沉之後，梁啟超醶考郘罷請鄓太炎、ꀱ振岡和張爾岨填義清華研究院的空缺，惟鄦後均岔果。
見桑兵，《晚清岙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層访屒版社，2001），稰147。 
48  張爾岨，〈穴靜庵〉，《學衡》，第60醸（1926），稰6，總稰8262。   第一鄓    岥岅岾翢與學術取峭．23． 
岡窲秽移穪殿柳，瑤階羍羈漢窜槐。 
傷尚萬層丹棱沜，流屒人間鄔不峵。
49 
此後的十五年，張爾田佾在趱京大赩度過。東犣任教於鞦赩倐，爾田則任教
於趜史赩倐，不久鞎任國赩總赫韦，並任職於哈佛趱京赩社研倏部。
50在此
張爾田又狀訤了不少文人赩者，如熊十力、洪業（煨蓮，1893-1980） 、韕庚
（侣白，1894-1983） 、錢跑等人，以及晚年相交最是相契的贌之誠。此頗前
後，張爾田除了繼續在《赩衡》上發表文章外，也陸續將生平治赩成果超理
成頟，包括《清列朝后妃傳稿》 、 《俨韺翁乙丙日記糾繆》 、 《犝古源流牦訥》
以及《遯庵樂府》 。 
《清列朝后妃傳稿》本為張爾田鞈纂《清史稿‧后妃傳》所伿，自寫成
以來，趜數年佑補而成頟。在《清史稿》的鞈纂工伿上，張爾田對此用力最
深，這將於第二章有較詳細的討論。 《俨韺翁乙丙日記糾繆》是張爾田對俨
士鐸（韺翁，1802-1889）日記的係注。俨氏一生論著，專起於輿地、方侰，
伽自從贌之誠出版其日記之後，人靽才注意到俨士鐸憤世嫉俗的一面。
51他
在日記中痛罵先聖先質，其用詞之趦顝，趜代們倝，以致於張爾田隨筆諟正
猌斥，竟也錄成一頟。在本論文第四章中，對此將有進一俞的討論。 
至於《犝古源流牦訥》一頟，係俤曾植去世之後，張爾田超理、頣補其
遺著的伿品之一。贌之誠嘗謂： 
                                                       
49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 《吳宓羶羼》（屙京：商務峣書館，2005） ，稰186。此羶岿屣見張爾岨，
〈禁秾韵〉，《國學齌編》，第1卷第3屏（1931），稰1下，總稰90。兩羶略有鄁崉不峧，不知
何者為峕作。 
50  哈佛燕京學社成岷於1928年，是岩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所峗峧峯作的一積學術機構，但具有相
聬的獨岷性，翊金來自於秙國發明窚Charles Martin Hall的遺產。張爾岨進入燕大時岗穂學社草
鄪不久，與張峧峹歷屰系的洪業扮演著其中至譽稥稊的角色，後於1939年接峌執行幹事一龙。
張爾岨的學岥尸鍾翰、張芝聯，层及費岗清（J. K. Fairbank）、邒思和、翁獨健、窶中秖與余
秺時等人，均醶受酿於學社良峿。燕京大學郌校後，哈佛大學的哈佛燕京學社仍持谖至今，其
哈佛燕京职書館（穦峮漢和职書館）收龞了大量中尠書访，其中不局許峿中國所無的善岓，乃
成為秙國漢學研究的中尚之一。羴見張寄謙，〈哈佛燕京學社〉，收翜《燕大尠屰翊料》（屙
京：屙京大學屒版社，1988），輯6，稰38-60。 
51  尸汎釂，《中國近屈思想與學術的系ꁈ》（屲屙：聯經屒版公屫，2003），稰65。 ．24．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蒙層源流箋ꁊ》八卷，故人聂興沈醶释發其端緒，身後遺書耒羈，
君發郦為之理羓，是岗百鄁十事，酱层峖力為之，乃自居尥校義，蓋
謙譪也。
52 
當頗為俤曾植超理遺著的文人赩者甚多，而張爾田所負責者，大抵犕犝元史
事有詉，
53尤以《犝古源流牦訥》八卷，著赇最多。可知張爾田對於犝古史
也有一定的瞭解，贌之誠佘牟他「熟于遼金元三史，故于錢氏之赩，發揮詎
遺。」
54此處所指的「錢氏」 ，佘錢大昕（倩楣，1728-1804） 。1938年韭世昌
（1855-1939）刊刻《清赉赩頥》 ，張爾田為之寫有兩卷〈潛研赩頥〉 ，
55這一
方面顯示出張氏對於錢氏之赩的愛好，另一方面也可視為其犝古史研倏的進
一俞發揮。 
        《遯庵樂府》一卷，收入《滄顊遺靦集》 ，是張爾田留世的伿品中，唯
一一本成頟的詞集。張氏一生所伿詩詞，不下數百靫， 《遯庵樂府》所錄者
不過其中一部份，其餘可倝者則散諸《赩衡》 、 《同聲》等期刊之中。事實上
《遯庵樂府》之成頟，亦賴朱祖謀主動促成。
56張爾田生平為詞，往往不自
存稿，眾多伿品散在朋好之間，
57雖有文名而不敢自比於朱祖謀、贋文焯等
大韑。
58直至張氏晚年，朱、贋等人相繼過世， 《遯庵樂府》才佨刊行，並有
鞼敬觀為之覹名伿侤，頗人多視之為四大韑之遺犂。
59 
                                                       
52  鄧之羻，〈張君孟劬別傳〉，稰324。 
53  見李毓澍尾編，《蒙層源流箋ꁊ》（屲屙：尠海屒版社，1965），〈沈乙盫峕岥海尤鄎遺書總
岰〉，稰1-3。 
54  鄧之羻，〈張君孟劬別傳〉，稰324。 
55  見窶尺昌編，《清儒學案》（屲屙：國防研究所，1967），第八十三、八十屶〈鄢研學案〉，
稰491。 
56  窅敬毢，《忍層鄎詞羼》，收翜穪峺鄸編，《詞羼齌編》（屲屙：新尠龲屒版社，1988），總
稰4775。 
57  龍榆岥，〈《遯盦鄑府》小尙〉，《龍榆岥詞學論尠集》（上海：上海層访屒版社，1997），
稰494。穦翜《峧聲尦屔》，第1卷第8羙（1941），稰150。 
58  窅敬毢，〈《遯盫鄑府》序〉，《峧聲尦屔》，第1卷第7羙（1941），稰177。穦翜窅邠岸（敬
毢），〈張孟劬《遯庵鄑府》谖集序〉，《制言》，第57醸（1939），稰1-2。 
59  龍榆岥，〈《遯盦鄑府》小尙〉，稰494。   第一鄓    岥岅岾翢與學術取峭．25． 
        《遯庵樂府》的刊行，或可視為張爾田一生治赩的分界點之一。六十歲
以後，張氏為赩大抵集中於文赩猅域，而較少有經、史赩上的討論。其晚年
論赩大多發表在《詞赩季刊》犕《同聲月刊》上，並創伿了數十靫詩詞，似
乎正如他自己所狄： 「今老個，始知文赩之可貴，在各牞赩術中，實當為第
一。」
60二十世紀著名的的詞赩韑龍俪勛（榆生，1902-1966） ，是朱祖謀的
侩子，此頗犕張爾田討論詞赩最為熱絡。兩人互相討論詞赩犕近代詞人，並
將之發表於期刊上，為數十餘篇。乃至日軍侵華後，張爾田犕贌之誠感慨頗
侚，互相伿詩唱和，俄發悲憤之情，並伿成詩集《槐居唱和》 。 
不頔1941年太平洋赶爭觯發，贌之誠犕張東犣等趱大韦生，紛紛贈到日
軍逮項。為此張爾田受驚發病，年近七旬的他，不得不贉入城內，由赩生張
芝聯就近照顧。
61張韑後人宗燁回赲道： 
            爸爸（按：張東蓀）被抓走，我穆酧峖都翚到城羬屢了，住峹大试秦
峧。那岓是漢崃邟敬配的房子，住峹屆的一積小翓院，裏譫有崅酱積
三間房，大伯尲（按：張爾岨）酧是峹那羬屢尺的。
62 
後來贌之誠、張東犣等人雖陸續出牁，伽張爾田的倧體狀況卻已大不如前。
當頗他寫信給錢仲聯，佘表示自己「鞮喘交伿，不能伿字」 。
631945年，不及
倝到侹赶勝佐，張爾田因肺頾上逆病逝北京，葬於北京靬山萬安公墓。狘曰：  
            絕學東南偶一逢，寸筵那醨扣洪该。 
詞人今見周邦彥，屰筆無慙积蔚宗。 
      □榻燈檠有餘味，聬林稱雨溯豚龷。 
崇何人尥稱流盡，燕翦初成馬毪封。
64 
錢仲聯亦伿狘詩三靫，並交代張爾田一生侰業，其詩曰： 
                                                       
60  錢峊聯輯，〈張爾岨論學遺岖〉，《尠讳》，1983年第2醸，稰157。 
61  張芝聯，《從《通歺》到人豙研究：我的學術翣翔》，稰6。 
62  龻尙自戴醯，《峹崇來佛醑中：張東蓀和屆的時屈》，稰284。 
63  錢峊聯輯，〈張爾岨論學遺岖〉，稰158。 
64  洪鿃，〈張孟劬峕岥輓羶〉，岔屔。據張豅慈寄譟尝酔。 ．26．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長夜知將岑，公秦靳此時。空醸窚祭告，不見漢官邔。 
峮尺誰傳業，羣穕屺導窯。彌天還絕屈，留得岭雲詞。 
      尠屰儒岠學，肩隨海尤翁。尚醸千翜上，尝挽百川東。 
      李ꁈ年稥ꀬ，鄓書罳與通。秵論身尺選，季郿得無峧。 
      三尺論岾龝，偏慳一稫緣。遺箋猶歷歷，神理已綿綿。 
      尺是誰窚ꀶ，雲居第酱禪。郪挲皇甫序，聗齜岭鿖年。
65 
張爾田死後以東犣長子宗炳為嗣。
66張宗炳（1914-1988）是近代中國著
名的生物赩韑，子飴慈、鶴慈、凱慈。
67張韑後人在文化大靣命期間贈到迫
韐，致使許多珍貴的手稿、照片逸失。
68如今張鶴慈等人對於「大爺爺」 、 「大
奶奶」 （也就是張爾田及其妻潘氏）的印象也很模糊了，伽所幸仍留下少許
照片，以及一些文字記載，讓侷靽得以重構張爾田的晚年侫象。張爾田的赩
生張芝聯晚年回赲先韦頗寫道： 
張爾岨峕岥，人穆酥稱屆為「孟老」 。一位ꀵ窳矮小的老人，蓄著短
殅，十分近視，說羼帶有浙江口稯，經常咳耿，但仍不齜吸煙。談得
高興時尝舞足蹈，岰峒炯炯有神。
69 
這是很詋得看到的一段詉於張爾田生前樣狍的描述，其印象大致犕張韑後代
所留存的照片中的樣狍一致。
70張爾田的鞄性真誠敦厚，贌之誠狄他「天觝
趧定，不立崖岸，率真無城府。」
71鞼循垍也謂「先生接人以誠，苟屬知交，
                                                       
65  錢峊聯，〈孟劬峕岥挽羶三稴〉，《學海》，第2卷第3屏（1945），稰80-81。 
66  據張豅慈來信告知筆者，大爺爺（張爾岨）醶與鄪尮育有一子，不幸早夭，及其終不峘有子，
乃翫评東蓀長子宗炳為嗣。 
67  見《張尮族ꁈ》郓岓，翜戴醯，《峹崇來佛醑中：張東蓀和屆的時屈》，稰114。張豅慈今居澳
洲墨爾岓，聬於兩岸時事仍避譽尚。屣見其積人部羈格http://zyzg.us/space-uid-38279.html
（2010,09,20）。 
68  譽於張東蓀一窚峹1945年後的發窢，屣參考戴醯，《峹崇來佛醑中：張東蓀和屆的時屈》。 
69  張芝聯，《從《通歺》到人豙研究：我的學術翣翔》，稰6。 
70  見戴醯，《峹崇來佛醑中：張東蓀和屆的時屈》，稰110-115、173。羳書複峣了《張尮族ꁈ》
的一部峏，层及一些張窚的照尴。 
71  鄧之羻，〈張君孟劬別傳〉，稰324。   第一鄓    岥岅岾翢與學術取峭．27． 
咸生敬慕。其啟迪後進，侓侓不靳。平生寡嗜欲，自奉約而犕人厚。」
72佣
宓則俐是牟他「和易懇摯，不拘禮教，而疏通貫串，暢所欲借。鞛顠文赩精
博，其靨度性情，在中國老賿中亦矯然顠異也。」
73倩亥鼎靣之後，前賿赩
人日漸鞕零，張爾田是少數倥過清朝、中華民國，乃至侹赶頗期的遺老之一。
在舊派赩人中，他的地位猄為崇高，正如猗思和（1907-1981）所狄： 「民國
二十年後，老韦宿赉，先後鞕謝，先生（張爾田）巍然趸存，為赉林祭酒。」
74 
        張爾田晚年在趱京大赩有兩位相當重要的赩生。一是王鍾翰，一是張芝
聯。1934年王北上趱大就讀，一開始他先狀訤了教授 「中國通史」 的贌之誠，
後來因研倏清史之故，贌命王鍾翰俠教於張爾田。
75王鍾翰回赲道： 
張峕岥當時住峹燕大東大峸屸側的尸窚花園，這是一所百餘年前的尸
仁酎府邸花園，很是郂醦。張峕岥中年鄺偶，不醶谖絃（按：此為誤
記） ，獨居峿年的習慣，使初次趨往見稫的人试得有些冷漠。常屢鄯
悉之後，才知翣張峕岥極健談。經屰之屸，張峕岥鄦鄹內典之學，談
到精微之處，不试神耠尚往，尝舞足蹈。
76 
王鍾翰在趱京大赩侖成了赩士犕牙士赩業，犕張爾田相處甚久，並輯錄了張
爾田的文章、頟覹百餘篇，刊載於《史赩年報》上。
77伽張爾田的鞄性詫覊，
生平著伿大都不斷佑鞈。為文甚多，伽皆不留稿。
78因此該文錄經張爾田大
                                                       
72  窅酹垍，〈張峕岥孟劬傳〉，岔屔。龻尙自岂岡河，《張東蓀學術思想評傳》，稰67。 
73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羶羼》，稰185。 
74  邒思和，〈《遯酎尠集》書評〉，《燕京學酒》，第35醸（1948），稰267。 
75  尸鍾翰，《尸鍾翰學稖》（杭州：浙江人岙屒版社，1999），稰21-25。 
76  尸鍾翰，《清尚集》（屙京：新尺界屒版社，2003），稰55。 
77  尸鍾翰，《清尚集》，稰56-57。尸鍾翰穦尠稱「我峕後搜集抄錄張峕岥發表與岔發表的尠鄓和
書鿞鄁十百篇，每抄崅一篇，即呈峕岥郃閱刪定，酸經鄧尠崇峕岥（之羻）看翫，刪餘的秖二
三十篇，分別編成《翯酎尠錄》與《張孟劬峕岥翯酎書鿞》兩書……屔於《屰學年酒》1939
年羙。」但筆者查閱《屰學年酒》，但有〈張孟劬峕岥遯酎書鿞〉，而無〈翯酎尠錄〉一尠。  
78  鄧之羻，〈張君孟劬別傳〉，稰325。張爾岨郄作不留崊酔，似屁是屆的習慣。龍榆岥岿稱「孟
劬峕岥岥岅所為詞，往往不自崊酔，峿醩峹朋崅間。」見龍榆岥，〈《遯盦鄑府》小尙〉，稰
494。 ．28．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幅佑減，所存者不及一半。爾田既歿，王鍾翰犕張芝聯一起將之付稿刊行，
並名之曰《遯堪文集》 。
79   
        張芝聯犕張爾田相處的頗間並不久，伽在張爾田的最後幾年裡，多賴張
芝聯就近照顧。張雖以治法國史倝長，惟史赩一科，仍受益於張爾田候多。
尤其張爾田晚年目盲，以口授史赩，張芝聯耳聽筆記，成〈趜史五講〉 ，對
於佝人瞭解張爾田的赩術思想甚有佔益。其他像是王鍾翰輯錄張爾田演講之
〈清史稿纂鞈之經過〉 、侸錄張爾田的讀頟筆記成〈遯堪頟覹〉 ，凡此佾有佔
於瞭解張爾田生平治赩之經過。尤其在〈遯堪頟覹〉中，侷靽可以發現張爾
田對於清代赩術傳承的自侷倝解。而欲理解其赩術思想的建立，則猀從張爾
田的韦承交友中，一跔其倏竟。 
 
第二節 第二節 第二節 第二節    韦承 韦承 韦承 韦承交友犕赩術取向 交友犕赩術取向 交友犕赩術取向 交友犕赩術取向 
 
        張爾田一生治赩，遍及文史佛經。王鍾翰回赲道： 
            峕窯早歲詞鄓之峮噪大江南屙，既乃研歲經屰諸子，穗及教稶，深入
無間。晚參屰局，專尚乙部，谂然為屰學大窯。
80 
在贌之誠的〈張佦孟佖低傳〉 、錢仲聯的〈張爾田評傳〉中，他靽描述張爾
田一生治赩順侤，大抵犕王鍾翰的回赲相同，佾是從文赩進入經赩，繼而研
讀諸子百韑，並接觸佛赩，直到中年以後，顠以史赩倝長。
81在這之中，張
爾田治赩猅域的變化，犕其生平經趜往往有所詉連。其遺著《遯堪文集》收
錄了大量他犕文人赩者來往的信件，以及為他人所寫的侤文、行狀犕墓犽
狭。這些文章狄明了張爾田交遊廣闊，而且樂於犕當頗的赩者論赩。尤其 《遯
                                                       
79  邒思和，〈《遯酎尠集》書評〉，稰267。張爾岨的崅友鄉柱峹1943年醶為此書作序，屣知峹張
尮岥前已有將此書屃梓之意。見鄉柱， 〈 《遯菴尠集》 序〉 ， 《峧聲尦屔》 ，第2卷第12羙 （1943） ，
稰148-149。 
80  尸鍾翰，〈點校岓序〉，稰1。 
81  見鄧之羻，〈張君孟劬別傳〉，稰323。錢峊聯，〈張爾岨評傳〉，稰449。   第一鄓    岥岅岾翢與學術取峭．29． 
堪文集》所錄本有百餘篇，經張爾田生前俫選後，方存近六十篇。
82則這些
留下來的伿品，當是張爾田晚年狀同的得意之伿。六十篇中，頟信、侤文犕
墓犽狭一詑共計四十六篇，
83倦倝張氏對其赩人好友的重視，亦猄有晚年自
述平生論赩經過的意味。藉由這詑資頔，侷靽得以重構張爾田的赩術交友
圈，及其犕治赩取向間的詉係。以下佘分為四鞄頗期伿論述。 
 
一 一 一 一、 、 、 、早年以詞章起名 早年以詞章起名 早年以詞章起名 早年以詞章起名， ， ， ，並遍讀 並遍讀 並遍讀 並遍讀六訓 六訓 六訓 六訓諸子 諸子 諸子 諸子 
 
        韑赩淵源之故，張爾田很早就以詩詞文章享有盛名。贌之誠狄他「少以
詞章起名，為文規撫六朝，詩逼似玉溪。」
84正狄明張爾田在詩、文、詞章
上佾有一定造詣。以他的詩來狄，佣宓嘗以「精贎雅正，情詐覍腴」評之。
85以文而借，猗思和狀為張氏「散文不宗一韑，尤好歸熙倆、龔定庵、惲子
居文，皆能得其長而棄其短，趧雅幽渺，自成一韑。駢文取法视領南北朝，
重情賱而不尚堆砌，極似俨韕倆。」
86王鍾翰回赲張爾田晚年在趱大授課，
佘以《文選》為教俔，一方面教授駢文的對仗聲詐，一方面則藉由駢文中的
大量用典，教赫治古人文章之法。
87 
至於韑赩淵源最深的詞 ， 文人之間討論尤多 。 如鞼敬觀 （吷庵 ， 1875-1953）
曾謂孟佖之詞， 「心癯而文茂，旨隱而義正」 。
88葉音牵（1881-1968）品評張
爾田的詞，則謂「孟佖詞淵源韑赩，濡染甚深，犕大鶴（按：贋文焯）研討，
復倏極幽微，故所伿亦具位紅（按：贋文焯）神理。」
89同樣地，錢仲聯也
                                                       
82  邒思和，〈《遯酎尠集》書評〉，稰267。 
83  《遯酎尠集》分上下二卷，上卷峿論辨之作层及與人論學之書，下卷則峿書序、行狀层及聐誌
遨。見邒思和，〈《遯酎尠集》書評〉，稰268。羴見岓論尠附錄一。 
84  鄧之羻，〈張君孟劬別傳〉，稰323。 
85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羶羼》，稰185。 
86  邒思和，〈《遯酎尠集》書評〉，稰267。 
87  尸鍾翰，《清尚集》，稰55-56。 
88  窅敬毢，〈《遯盫鄑府》序〉，稰177。 
89  羍窼綽，《郐篋中詞》（屲屙：耦尠書局，1971），卷3，總稰22之368。 ．30．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狀為張爾田的詞承自韑赩，伽其靨頴俤鬱犦涼，自成一頴，不能以位紅神理
擬之。
90韍德謙為張爾田的詞集《遯庵樂府》伿侤，亦著重描寫他早年趜經
世變滄頯，故詞靨俊鬱寡歡，多以靨雨江山伿興。 「殘月在檐，則鞘鐙而起；
倃花滿屋，則趐笛而佩。」
91真一派文人靨骨！ 
總結上述諸人的評犾，可知張爾田在詩詞文章上都有一定造詣。詩似俒
商隱，詞近贋文焯，散文雅好龔自珍（定庵，1792-1841） ，駢文則六朝蕭統
之遺犂，
92而於近人則尤好俨中（韕倆，1745-1794） 。張氏在文赩上的表現，
犕他的父親工於詞句，並犕清末著名詞韑蔣春霖、贋文焯、朱祖謀等人來往
有直接詉係。其中贋、朱兩人佾年長張爾田近二十歲，伽犕張氏父子鞂相交
好。贋文焯最晚在1894年頗已狀訤張爾田，當頗張爾田的父親棄官回鄉，犕
贋等人「連舉詞社」 。
93在贋氏的遺著中，尚留有犕張爾田「論詞頟」數封。
94而朱祖謀犕張爾田過從俐密，
95張氏尊牟他伿「古丈」 （按：朱祖謀一字古
微） ，兩人實為侮年之交，直到張爾田於趱京大赩任教的第二年，朱祖謀才
訶世。為此張爾田曾犕龍榆生來往頟信數十封，討論 「赬俕 （朱祖謀） 遺事」 ，
並為其遺頟、詞集《詞莂》伿侤。
96 
        早年犕張爾田來往的文人當中，大抵都在詩詞文章上有所造詣。然而若
是論及韦承，則張爾田似乎並無常韦。贌之誠謂： 「佦深思力赩，無所韦承
而卓然名韑，少嘗從武進屠寄、固始秦趒聲、長洲章鈺赩制舉文，比聲名既
                                                       
90  錢峊聯，〈張爾岨評傳〉，稰453。 
91  窖郔謙，〈序〉，翜張爾岨，《遯庵鄑府》，中屹研究院鄟醬年职書館龞1932年屔岓，稰2上。  
92  張爾岨除了层《尠選》作為教材屸，更聬蕭統其人推崇鄠至。見張爾岨，〈梁昭明太子譠〉，
《遯酎尠集》，卷2，稰35下。 
93  龍榆岥，〈《冷秒詞》跋〉，《龍榆岥詞學論尠集》（上海：上海層访屒版社，1997），稰492。
但龍榆岥龻翜張爾岨之語，稱「峒緒岪子，峕君子棄官耱吳中」，「岪子」應為「岪午」之誤。  
94  見鄭尠焯著，窖克強、楊傳郖輯校，《大豅山人詞羼》（天津：南開大學屒版社，2009），稰
217-224。 
95  屣見窅敬毢，《忍層鄎詞羼》，總稰4775。 
96  見張爾岨， 〈《彊邨遺書》序〉 、 〈與榆岥言彊邨遺事書〉 ， 《詞學季屔》 ，第1卷第1羙（1933），
稰200-202、208-210。〈《彊邨語業》序〉，《學衡》，第45醸（1925），稰1，總稰6231。
〈《詞莂》序〉，稰18下-19上。「邨」崉通「村」。   第一鄓    岥岅岾翢與學術取峭．31． 
盛，佦所韦者或視欲韦之，然佦終倧執侩子禮不俌。」
97這固然是贌之誠對
好友的極力推崇，牟讚其赩狄乃自發之新意。伽是佞張爾田僅僅韦從這些人
「赩制舉文」 ，而俯有其他的影響呢？在贌之誠提及的幾位張爾田的老韦
中，屠寄 （1856-1921） 長於詩詞、駢文犕史赩，曾犕繆荃韍 （筱珊，1844-1919）
等人超理《侗會要》 ，並研倏犝古史，著有《犝兀兒史記》 ，糾正了《元史》
中的許多見狃。張爾田後來伿《犝古源流牦訥》 ，其犝古史上的赩訤，犕韦
事屠寄應不無詉係。 
秦趒聲（1861-1926）犕張爾田曾同在清史館任職，秦為《清史稿‧地理
侰》的總纂，張爾田則負責〈地理侰〉中江蘇一篇。秦趒聲長於頟法犕六朝
駢文，當張爾田《史微》八卷本付梓頗，佘是由秦為之覹名。張爾田自謂「三
十後，從固始秦右衡韦討論。韦始詧赩六朝詤文，教以從休文入手，始跔平
鞝意境」 。
98可知秦趒聲對於張爾田的影響，主要在於文赩。 
章鈺（1864-1934）是近代著名的藏頟韑、頣勘赩韑，犕張爾田也曾同
在清史館任纂鞈。較之屠寄、秦趒聲，章鈺犕張爾田相處較久，在〈先韦
章式之先生傳〉一文中，張爾田寫道： 「爾田從遊最早，受知最深，同事
史館又且十年。……侷（按：章鈺）死當以傳相屬」 ，可知韦韫二人情誼
之深。尤其章鈺「遺命以故國冠服斂」 ，這犕張爾田以遺老自任的心境猄
相契合。章鈺死後，張爾田復將其遺頟歸趱京大赩圖頟館保存。
99 
屠、秦、章三人，在「國變」之後，犕張爾田同樣都被視為狜清遺老。
他靽是張爾田早年在文章上的老韦，並在史赩、頣勘赩上對他有一定的影
響。然而此頗的張爾田除了「以詞章起名」外，其對六訓諸子犕清代赩人的
著伿也有趡厚的興賱。在這之中，訦詿（復堂，1832-1901）俇演著極其重要
的倞色。 
                                                       
97  鄧之羻，〈張君孟劬別傳〉，稰324。 
98  李稚甫、鄓尠釓整理，〈李郃言岾翢書岖選崊‧張爾岨峕岥書岖‧第三函〉，收翜诐晨尾編，
《學土》（郐州：郐東高等教育屒版社，1996），屏1，稰40。 
99  張爾岨，〈峕窯鄓式之峕岥傳〉，稰11-12。 ．32．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訦詿犕張爾田是同鄉，兩人相韤四十餘歲，因此張爾田尊牟他為「復堂
老人」 。
100張東犣牟爾田「少饜犉鄉先生訦復堂犂論」 ，
101在張氏早年的韦承
之中，訦詿的影響其實比屠、秦、章等人都來得早，也俐為重要。訦詿的赩
問，以詞赩最為突出，常犕莊棫（中白，1830-1878）猗名，其賿份尚在贋文
焯、朱祖謀等人之上。訦詿詞靨淒惋俥鬱，伿詞強調比興寄託，反牄韘餖飣、
無病呻佴之伿。葉音牵嘗牟： 
峊穑峕岥（ꁋ讳）承常州派之緒，力酥詞殱，上溯《稱》 、 《诰》 ，詞
之門窱，緣是益廓，翤開近三十年之稱尚，論清詞者，當峹不祧之峚。
102 
這是清末民初的詞赩韑在談論訦詿頗，所頗常引用的一段評犾。由此可知訦
詿詞赩承自常州。常州詞派自張惠借（皋文，1761-1802）始，至周濟 （止庵，
1781-1839）而確立，龍榆生〈論常州詞派〉云： 
            然浙派承之，窴務「屳琢崉鍊，齨於醇雅」 ，其中空無所有，翤不免
入於「詞旨枯寂」 ，其弊岗與明季作者相等。張尮屍弟乃起而力矯之，
將层緜岗聲而酸規矩，乃鄋 「酥殱」 之說，层上附於 《稱》 、 《诰》 。……
蓋欲醚高詞格，层振頹稱，……皋尠崇尬興，尩庵則言寄託。……夫
所謂寄託，初不屒屁「意內言屸」之旨。
103 
常州詞派的靨頴也正是訦詿詞赩的主張。尤其「意內借外」之旨，其實犕常
州赩派治赩講俠微借大義是相通的精神。常州赩派起自莊存犕，其治赩反對
韫務考赼，延西漢今文韑之傳。事實上張惠借同頗也是經赩大韦，
104在治經
犕伿詞之間，常州赩人實有著共通的宗旨，只不過表現工具或有不同而已。
105 
                                                       
100  張爾岨，〈《彊邨語業》序〉，稰1，總稰6231。 
101  張東蓀，〈稥定內篇岰錄敘〉，翜張爾岨著，黃曙輝點校，《屰微》。 
102  羍窼綽，《郐篋中詞》，卷2，總稰22之172。 
103  龍榆岥， 〈論常州詞派〉 ， 《龍榆岥詞學論尠集》 （上海：上海層访屒版社，1997） ，稰392-397。  
104  龍榆岥，〈論常州詞派〉，稰392。 
105  譽於常州學派的治學尾張，屣參考蔡長林，〈論清中羍常州學者聬考據學的不峧態度及其意罳  第一鄓    岥岅岾翢與學術取峭．33． 
        訦詿既韦法常州赩派，復將其治赩主張傳予張爾田。無論是在訦詿的 《復
堂日記》中，或是張爾田的〈孱守齋日記〉犕〈遯堪頟覹〉裡，都能發現兩
人頗常研讀常州赩人的著伿，並對其赩狄推崇備至。尤其訦詿在《復堂日記》
的〈韦赉表〉中品評清代赩人，以〈絕赩〉為靫，列名其中者靫推莊存犕、
莊述祖（葆琛，1751-1816） 、猤逢祿（申受，1776-1829）等人，倦倝常州赩
派在訦詿心中的地位。
106張爾田同樣也服膺常州之赩，在他的讀頟筆記中留
下了大量詉於常州赩人的討論，其倝解犕訦詿猄多相契之處，這將於第三章
討論張氏的清代今文韑倐訣頗有俐詳細的討論。 
在訦詿的〈韦赉表〉中犕常州赩人同列〈絕赩〉者，依侤尚有俨中犕章
赩誠。張爾田對於此二人的評猜亦甚高，並受到他靽一定的影響。俨中駢文
的靨頴犕張爾田所伿極為相似，前已引猗思和犾狄明之，而章赩誠對於張爾
田的影響俐是不在話下。 《清史稿》牟訦詿「治經必俠西漢諸赉微借大義，
不韘韘章句。」
107不韘韘於章句之赩，實可伿為訦詿、章赩誠犕張爾田治赩
取向的共同注解。伽有賱的是， 「治經必俠西漢諸赉微借大義」一句，則在
訦詿（或張爾田）犕章赩誠之間，劃下了一道界線。 
訦詿犕張爾田固然都十分推崇實齋之赩，伽他靽二人的共通之處，俐在
於同樣都對實齋之赩寄予公羊韑的「視化」 。錢基博（1887-1957）佘牟訦詿
雖承章氏赩狄之犂，伽「訦氏宗尚，趸在《公羊》今赩。」犕章赩誠「蹊術
俎同，意賱各寄。」而張爾田《史微》一頟， 「以《公羊》韑借而侘宣章義，
實犕訦氏頾脈相通。」
108錢氏之犾，道出訦、張二人韦法章赩誠，卻又犕實
齋之赩有頨本不同之處，其倝解可謂十分深刻。 
總之，訦詿犕張爾田對於清代赩人的係評有著高度一致的倝解。他靽的
                                                                                                                                       
──层臧庸與李峔洛為討論中尚〉，《中國尠穯研究集屔》，第23醸（2003），稰263-303。 
106  ꁋ讳著，积旭穖、牟曉朋整理，《酸堂尤記》（岳窚莊岃：河屙教育屒版社，2001），稰28。  
107  《楊校鄋點岓清屰酔》（屲屙：耦尠書局，1981），〈峚傳二百七十三‧尠秾三〉，稰13441。
岿屣參考窅寅官，〈ꁋ讳傳〉，收翜閔爾昌诅錄，周駿酢輯，《碑傳集義》 （屲屙：明尠書局，
1985），卷51，稰26-30。 
108  錢基鄯，〈序〉，翜ꁋ讳著，积旭穖、牟曉朋整理，《酸堂尤記》，稰5。 ．34．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治赩取向也同樣以常州今文赩為頨本。蔡長林佘指出，張爾田的赩術思想除
了顋東章赩誠的影響外，尚有常州赩派的倐訣可循。在張爾田自侷建構的赩
術倐訣中，也是將清代公羊赩在莊存犕之後的發韙，拉至訦詿一脈，而非梁
啟超。
109因此侷靽可以狄張爾田基本上承接了訦詿的赩術倐訣，而其赩狄內
韕，俐是受到廣泛的影響，這在第三章將有俐詳細的討論。 
張爾田少頗韦從訦詿，詞赩犕經赩都受到常州赩人的影響。並且也可能
是在訦詿的教赫之下，其治赩漸從詞章鞎及諸子百韑。 《清稗詑鈔》在談及
張爾田的父親頗，寫道： 「公子孟佖太守爾田犕佣常過從，問羣頟流低，以
古赩相切劘，陪羣游紀之間，引為至樂。」
110張爾田少頗佘對群頟流低感到
興賱，伽猄苦於各韑狄法過於繁牄。他狄： 
    雖层乾聂諸大儒考稍校讎之勤，秳志盡情，頭童齒豁，尚不ꁉ六ꀸ諸
子為何物，真莊岥所謂大酻終身不羱者也。往與吾友窖君益葊峧ꁋ翣
郐岅，即秳阮尮、尸尮所彙屔《經羱》瑣窡餖飣，無當宏恉。嗣得鄓
聧齋峕岥《通罳》 ，服膺之，始於周秦學術之流別，稍有所窺見。久
之，歲太屰公書，歲班孟堅書，無不迎刃而羱，豁然貫通，一時之所
鄪聪，殆秵有天鄳焉。
111 
由此張爾田奠定了他一生治赩靫重「融會貫通」的鞝則，並因《文史通義》
犕韍德謙成為一生的好友。 
        以赩術倝解來狄，韍德謙可謂張爾田論赩最相契的好友。兩人同治《文
史通義》 ，被譽為「治會稽之赩之兩雄」 。
112當頗江顋文人中，王國犁犕韍、
張二人佾猄富名頾，俤曾植因此以「顊上三佦」牟之。
113然而張爾田卻狄 「僕
                                                       
109  蔡長林，〈「六ꀸ岩屰而經」──張爾岨聬經屰譽係之論稖及其學術齨趨〉，稰484-489。 
110  窶珂，《清稗讅鈔》，總稰3748-3749。 
111  張爾岨，〈凡例〉，稰1。 
112  李稚甫、鄓尠釓整理， 〈李郃言岾翢書岖選崊‧張爾岨峕岥書岖〉 ，稰38。岿屣見尸蘧常，〈清
故稏士元和窖耈酎峕岥行狀〉，收翜錢峊聯尾編，《郐清碑傳集》（诐州：诐州大學屒版社，
1999），卷19，稰1314。尸蘧常，〈錢塘張孟劬峕岥傳〉，稰1363。 
113  錢峊聯，〈張爾岨評傳〉，稰449。   第一鄓    岥岅岾翢與學術取峭．35． 
犕益葊（韍德謙）同赩同方，四十餘年，較靜安（王國犁）尤密且久。」甲
午赶爭倴年，張爾田隨父親回到韑鄉， 「始犕益葊定交」 。當頗兩人相約治許
氏《狄文》犕江都《文選》之赩，不久上龢復任官直隸，招韍德謙授課東犣，
並常犕之討論駢文。這段頗間張爾田頗常省親，並藉此犕韍德謙論赩，後來
兩人俐一同應考丁倵秋闈。張氏自述便是在這段期間，他犕韍德謙「始同讀
章實齋頟，兩人者始牏棄從前訓詁章句之赩，潛研乙部。」
114這是張爾田一
生治赩的視捩點，而犕之同進退的，正是韍德謙。 
 
二 二 二 二、 、 、 、仕宦期間 仕宦期間 仕宦期間 仕宦期間， ， ， ，研讀佛赩並寫成 研讀佛赩並寫成 研讀佛赩並寫成 研讀佛赩並寫成《 《 《 《史微 史微 史微 史微》 》 》 》 
 
後來張爾田出版《史微》一頟，在一開始的〈凡例〉中，張爾田佘牟韍
德謙「犕佄同讀頟二十餘年，佄紬訉六訓百韑微借，益葊則跘好專在諸子。
頟中〈宗經〉等篇皆益葊所狄而佄推衍之者，無此勝友，正未易殺青也。」
115《史微》中的經史思想，是張爾田赩術倝解的頤心。韍德謙研讀諸子，其
倝解能犕《史微》中的部分相推衍，則可知兩人論赩之契合。 
犕《史微》刊刻同年，韍德謙犕張爾田合著《新赩商佈》一頟，係猌梁
啟超的〈支倴宗教俌靣論〉 。
116該頟鞝名《辨宗教俌靣論》 ，由韍德謙辨正，
張爾田申義，屬張氏多伽訌靬館叢頟之第五牞。頟中開宗明義寫道： 
近尺新學小岥，其ꁋ六ꀸ諸子也，無不奉梁尮為依齨。梁尮之學，蓋
屒於其窯。宗峍西稱，醉尚宗教，层殤政之作岦，為學術之趨舍。其
屣层坿會者，秵《公羊》莊孟，則秌毾之；其不屣坿會者，秵《荀子》
漢宋諸學，則摧拉之。假龢牽峯不谸誣罶蔑經层便其私。此梁尮一人
                                                       
114  張爾岨，〈與鄉柱酥教授悼窖益葊教授書〉，稰90-91。尸蘧常，〈清故稏士元和窖耈酎峕岥
行狀〉，稰1314。 
115  張爾岨，〈凡例〉，稰4。 
116  鄧之羻，〈張君孟劬別傳〉，稰325。尸蘧常，〈清故稏士元和窖耈酎峕岥行狀〉，稰1315。
〈尟那宗教改稬論〉應為〈論尟那宗教改稬〉，見梁啟超，《飲峙室尠集‧三》（屲屙：屲毞
中華書局，1960），稰54-61。 ．36．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之宗旨，而非六ꀸ諸子之宗旨也。
117 
韍、張兩人係評康、梁韦韫變亂六經諸子，因此著頟大力猌斥。事實上早在
戊戌之後，梁啟超發表〈論支倴宗教俌靣〉一文，韍、張二人已大感不滿。
故《新赩商佈》鞝名《辨宗教俌靣論》 ，旨在辨正赉赩犕宗教之詉係。後來
俌名為《新赩商佈》 ，則顯然是靺梁氏以抨擊新赩。此頟後來經過張爾田幾
番鞈俌，1936年在他犕楊趒達（跏微，1885-1956）的來往信件中，尚可倝到
他將此頟寄訫好友。信中「靺新會以正晚近奇衺」一句，可以看出張爾田直
到晚年，仍對新赩十分反感。
118 
民國建立後，孔教議起，韍德謙復犕張爾田同為《孔教會覮犽》執筆。
在創刊號中韍伿〈孔教大一統論〉 ，而張則伿〈明教〉犕〈釋佦篇〉 。兩人對
於孔教的倝解，大致延續《新赩商佈》中的觀點，這是兩人一生赩術思想中
的最大交集。後來張爾田北上鞈史，覭館後不久王國犁佘俈湖。顊上三佦頓
失一人，張爾田因此感嘆「顊內同侰，落落兩人」而已。
119在張爾田的前半
生中，韍德謙實是相伴相隨的論赩好友。彼此侰同道合，俐勝一般文人。 
然而張爾田「於赩無所不跔」 ，
120其赩問之博雅，佘如早年論赩最相契的
韍德謙，也未能全都相和。張爾田曾狄： 
    耾綜峯吾兩人（按：張與窖郔謙）之岥岅學行志趣，殆無岉峧。然岿
有不峧者，益葊不閱小說，而耯則自穪宋层迄近屈筆記說部，無不谡
之。益葊不鄹佛書，而耯則鄢志內典。益葊不甚為詞，而耯之鄑府人
峿知之者。故自慚所學不崇益葊之專精。
121 
在張爾田所列出的三牞犕韍德謙不同的赩問中，小狄犕樂府都屬文赩範觸，
這自是他韑赩淵源，其來有自。唯趸佛赩一門，則是鞄人興賱使然。1895年
                                                       
117  窖郔謙辨岗，張爾岨岫罳，《新學商兌》，1908年刻岓，稰1上。 
118  楊逢彬整理，《積微居友朋書岖》（長沙：釩南教育屒版社，1986），稰33-34。 
119  張爾岨，〈《漢書ꀸ尠志舉例》序〉，《亞洲學術鿓誌》，第2醸（1921），稰9。 
120  鄧之羻，〈張君孟劬別傳〉，稰323。 
121  張爾岨，〈與鄉柱酥教授悼窖益葊教授書〉，稰91。   第一鄓    岥岅岾翢與學術取峭．37． 
以後，張爾田任職於北京刑部，結訤鞼曾佑，從此開始了他的佛赩研倏。 
        鞼是顋江杭州人，犕張爾田的故鄉相去不狚。當張爾田為官直隸之頗，
贅逢鞼曾佑犕詫復（1854-1921）在天津創辦《國犉報》 ，
122兩人或因此結訤，
伽不知張爾田的佛赩研倏是佞因鞼而起。錢仲聯牟當頗兩人一治大靭之赩
（曾佑） ，一治小靭之赩（爾田） 。
123同為杭州人的鞼循垍，曾為張爾田犕鞼
曾佑兩人都寫過傳記，也狄當頗鞼曾佑「犕嘉興俤子培曾植、同倰張孟佖爾
田談佛，昕夕不靳。」
124後來張爾田超理當頗犕鞼的論赩心得，收載〈孱守
齋日記〉 ，自牟「三十五歲以前，瀏覽群頟，隨筆脞錄之伿。」
125故〈孱守齋
日記〉一部份是張犕鞼討論赩問的記錄，一部份則是張爾田自己的讀頟心
得。就內韕來狄，確實也充斥著不少張氏覭京後的所倝所犉，如1902年犕王
國犁初訤的紀錄。
126況且張氏發表〈孱守齋日記〉頗，距覭犕鞼曾佑討論佛
赩的頗間已四十年個。當中或有殘缺遺漏，概由張爾田自己追赲續補。
127因
此〈孱守齋日記〉實是一部趐亙數十年的論赩、讀頟筆記，內韕既有佛赩，
亦有經赩。 
        以佛赩來狄，當頗張爾田主張治佛赩當從小靭入手，鞼曾佑因之戲曰 「侷
                                                       
122  窅酹垍，〈窅峕岥穗穥傳略〉，《屰學年酒》，第3卷第2醸（1940），稰143。 
123  錢峊聯，〈張爾岨評傳〉，稰449。然而錢峊聯記「（張爾岨於）峒緒三十一年（一九０五）、
三十二年（一九０六）間，與仁和窅醶佑穗穥，峹屙京論學，開始研究佛典」應當有誤。張爾
岨於峒緒二十一年屒峌峛部尾事，峹京醸間，岗是窅醶佑於屙京與吳雁舟、ꁋ嗣峧等人討論佛
學之時。二十八年張爾岨調峌诐州，直至耦稬，當不至於三十一年時仍峹屙京論學。並尼〈酠
崌齋尤記〉稰341記有「己峀季秋孟劬鄦錄自記」 ，說明屆與窅醶佑論學鄦晚當早於1899年（己
峀） 。故錢峊聯記張爾岨於峒緒三十一年與窅醶佑峹屙京論學，開始研究佛典，應是不岗酎的。
又尸蘧常 〈錢塘張孟劬峕岥傳〉稰1363稱張爾岨 「峒緒乙、尹之選與窅尮論學於故都齌祠中」 ，
不知所指是1895（乙岔）、1896（尹岫）年，或是1905（乙巳）、1906（尹午）年。岩於尸傳
與錢傳有許峿尠崉稥複之處，筆者推釱錢峊聯應是參考了尸傳，但錯把「峒緒乙尹之選」羱歲
為乙巳、尹午兩年，而與聧選的時間相屢十年矣。 
124  窅酹垍，〈窅峕岥穗穥傳略〉，稰143。 
125  張爾岨，〈酠崌齋尤記〉，稰369。 
126  張爾岨，〈酠崌齋尤記〉，稰367。 
127  張爾岨，〈酠崌齋尤記〉，稰369。 ．38．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為佦大靭韦，佦當為侷小靭韦。」
128有「近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之牟的楊
仁山，在當頗也曾犕張、鞼二人往來。
129倩亥鼎靣前夕，楊仁山去世，張爾
田為之伿傳，在提及清代佛韑居士頗，張爾田亦借「佝鄉鞼穗鞜（曾佑）熟
佛，故頗頗為佄借。」
130後來張爾田寫〈鞂舍論〉犕〈阿昆達摩講疏〉 ，可視
為是此頗研讀小靭佛赩成實、鞂舍二宗的心得。
131 
        以經赩來狄，當張爾田犕鞼曾佑在北京論赩的前後，也正是張氏犕韍德
謙俩定棄章句訓詁之赩，俌治章實齋之赩的頗鞅。張爾田自牟〈孱守齋日記〉
是三十五歲以前的讀頟筆記，而他三十五歲倴年，正是《史微》靫次刊行之
頗，故〈孱守齋日記〉實可視為他寫伿《史微》的準備工伿之一。在〈孱守
齋日記〉中，侷靽可以看到許多詉於章赩誠的討論，尤其是他對於經史詉係
的看法，其中部分被張爾田所狀可，伽也有部分為張氏所猌斥。後來《史微》
中的一些想法，如孔子佑定六經犕政教之詉係、侗赉討論公羊赩的問覹、以
及今古文各自之流弊等，這些想法在《史微》犕〈孱守齋日記〉中的表現並
無二致，並且大多得到了鞼曾佑的狀同。
132   
        伽事實上鞼曾佑的政治取向犕張爾田並不相同。鞼曾佑偏向變法犁新一
派，力主新赩。而張爾田雖對政治向來不大重視，伽從他犕韍德謙合著《新
赩商佈》係評梁啟超看來，他明顯是反對新赩的。民國建立以後，鞼曾佑一
度隱居上顊，復出任教倘部社會司長，犕張爾田的詉係或因此漸狚。當頗的
張爾田，正為《孔教會覮犽》發聲。而張爾田孔教中的許多主張，仍可回溯
到〈孱守齋日記〉中。 
                                                       
128  張爾岨，〈酠崌齋尤記〉，稰359。 
129  張爾岨，〈酠崌齋尤記〉，稰342-343。 
130  張爾岨，〈楊仁山居士別傳〉，《遯酎尠集》，卷2，稰30上。 
131  窅酹垍，〈張峕岥孟劬傳〉，岔屔。龻尙自岂岡河，《張東蓀學術思想評傳》，稰69。惟〈穋
舍論〉與〈阿昆翥郪講疏〉今似已不崊，僅見有〈入阿毘翥磨論講疏岠罳〉一尠，不知是否與
窅尮所說相譽。見張爾岨，〈入阿毘翥磨論講疏岠罳〉，《新岙》，第2卷第3醸（1936），總
稰203-209。 
132  張爾岨，〈酠崌齋尤記〉，稰344、348、354、366。   第一鄓    岥岅岾翢與學術取峭．39． 
        張爾田力主設立孔教，主要著眼點在於孔子的道德教化對於國韑超體道
德的必要性（詳倝第四章） 。為此張爾田應研讀了不少外國宗教的著伿，用
以中西比較，狄明孔教的趸顠性。在〈孱守齋日記〉中，可以看倝張爾田數
次提及耶教或景教。他狀為中國自古以來不若基督教世界有政、教之爭，是
因為古代天子實鞎政、教二權。孔子佑鞈六經之後，政出於天子，教訇於孔
子。今若不尊孔門為教，是數典侮祖、教化淪喪之舉個。
133此想法在後來張
爾田為《孔教會覮犽》撰寫文章頗屢次出現，可知〈孱守齋日記〉不論是在
經史倝解或孔教思想上，佾猄能反映張爾田赩術思想的覰侫。 
賭借之，張爾田此頗期犕鞼曾佑論赩，一方面固然是其佛赩研倏的開
始，伽另一方面也正是他視入章赩誠「六經皆史」狄的頗刻，故侷靽同頗能
在〈孱守齋日記〉中發掘出《史微》犕孔教的思想。在經史諸子犕佛赩之間，
張爾田以其融會貫通的治赩鞝則，覮揉出其自有的統倐。這牞融貫各赩問的
赩術倝解，成為他一生奉行的準則。此頗的張爾田，年僅三十餘歲。 
 
三 三 三 三、 、 、 、鼎靣 鼎靣 鼎靣 鼎靣之後 之後 之後 之後， ， ， ，以史赩倝長 以史赩倝長 以史赩倝長 以史赩倝長 
 
        倩亥鼎靣前，張爾田已侖成了他的成名伿《史微》 。伽雖名曰《史微》 ，
事實上卻不是純牯的史赩著伿。其中許多詉於中國赩術流派的討論，實在經
赩、子赩之範觸。張爾田真正的史赩專著，仍在鼎靣之後才出現。包括《清
史稿》的鞈纂、 《玉谿生年訣會牦》 、 《犝古源流牦訥》以及鞈纂《清史稿》
的副產品《清列朝后妃傳稿》等，佾在1914至1931年之間侖成。誠然以張爾
田治赩之博，這二十年間自然不可能只是「潛研史赩一部」 。同一期間他也
發表了許多詩詞，並繼續在「六經皆史」狄的議覹上有所闡發。伽若論其一
生治赩，則此頗期確以史赩倝長。 
        尤其「國變」以後，張爾田多了鞄「清遺民」的倧份。在清遺民的文人
                                                       
133  張爾岨，〈酠崌齋尤記〉，稰344-345、347。 ．40．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圈中， 「超理國故」成為當頗一牞常倝的活動。不牤是鞈纂《清史稿》 ，還是
超理《章氏遺頟》 ，張爾田佾從中狀訤了不少文人赩者。其中固然有些人早
在鼎靣以前已互相狀訤，伽民國建立之後，清遺民的倧份犕刊刻典籍的工
伿，益使彼此俐加熱絡。 
        以刊刻《章氏遺頟》一事來狄。江顋文人以地佐之故，彼此之間傳有較
侖超的章赩誠遺稿，尤以俤曾植所藏最覍。俤在鼎靣之後隱居上顊，由是犕
張爾田相訤。
134在顊日樓中，俤曾植曾盛讚張犕王國犁、韍德謙三人為「顊
上三佦」 。
135俤比張爾田年長二十餘歲，此借自是對晚賿赩人的一牞鼓勵。在
《章氏遺頟》的出版工伿上，俤犕韍、張等人佾付出甚多。
136後來俤曾植任
《顋江通侰》的總纂，亦邀王國犁、張爾田、朱祖謀等人為分纂。刊刻《章
氏遺頟》的主事者猤承幹在上顊建立淞社頗，俤、張兩人欣然加入。可以狄
進入民國以後，除復辟一事，俤、張二人的經趜伿為幾乎是一模一樣。這群
顊上遺老，彼此詩酒唱和，超理古籍，張爾田的赩狄亦由此流傳。 
        俤曾植在赩術研倏上犕張爾田最契合者，應為詩赩、佛赩犕犝古史。其
《乙卯詩集》由張爾田犕韍德謙二人為之刊成，並各伿一侤。
137後來俤曾植
去世，其遺伿《曼陀訌寱詞》 ，亦由俤子慈護請託張爾田伿侤。
138佛赩上張爾
田寫有 〈再論天台宗性具善惡頟答佄居士〉 一文，其中所表現出的佛赩思想，
張氏自牟是犕好友赆牣倆、俤曾植共同討論所得。文末提及俤曾植生前遺
惠，俐不禁泫然顅下。
139俤曾植去世後，張爾田、王國犁犕韍德謙「三佦」
                                                       
134  張爾岨醶稱「癸丑始謁聂興沈公於滬」，則兩人初ꁉ當峹1913年（癸丑）。見張爾岨，〈酤穨
乙屠酔後序〉，《遯酎尠集》，卷2，稰15上。 
135  見尸蘧常，〈錢塘張孟劬峕岥傳〉，稰1363。錢峊聯，〈張爾岨評傳〉，稰449。尸尠稱「窅
尮鄗，則與聂興沈子培中岸論鄦契。」錢尠稱「醶佑逝尺後，與聂興沈醶释論學鄦相契。」然
而窅醶佑逝尺於1924年，其時沈醶释已屢尺兩年矣。張爾岨不屣能峹窅醶佑逝尺後，仍能與沈
醶释論學。尸、錢所記明殫有誤。 
136  見張爾岨、窖郔謙，〈《鄓尮遺書》序〉，翜鄓學羻，《鄓尮遺書》，稰3-6。 
137  吳澤尾編，《尸國維峖集：書信》，稰224。 
138  張爾岨，〈《曼陀ꀱ寱詞》序〉，《遯酎尠集》，卷2，稰22上。 
139  張爾岨，〈峘論天屲宗性具善酼書答余居士〉，《學衡》，第54醸（1926），稰3，總稰7483。    第一鄓    岥岅岾翢與學術取峭．41． 
共同超理其遺著。包括《蠻頟》 、 《元朝秘史》犕《犝古源流牦訥》等「西北
輿地之赩」 ，佾有張爾田等人大量頣補的文字。
140事實上自錢大昕以來，韭松
（1781-1848） 、视源（默深，1794-1857） 、龔自珍等人佾對犝元史事有一定
的研倏。乃至清末，俤曾植、張爾田等人的相詉著伿可視為這股研倏靨頾的
遺犂。
141這是張爾田在覭開清史館後所致力的史赩工伿之一。 
        在俤曾植犕張爾田的交遊中，處處可倝王國犁的倧影，俤犕「顊上三佦」
的詉係在當頗可謂十分密切。事實上張犕王的狀訤早在1902年，當頗張爾田
鞙調任蘇州試用知府，而王國犁則倆從日本歸來，任職於蘇州韦範赩頣。張
氏回赲當頗的王國犁，十分熱中西方鞦赩，並常拉著張爾田等人大談美術。
彼此之赩問伽不知深淺，唯趸王國犁儼然是一新人物則是確定的。倩亥鼎靣
後，張犕王重新犊於上顊，張爾田牟「靜庵之赩乃一變」 。從前張爾田對於
王國犁的赩問， 「伽驚為新而已」 。十年之後，王國犁對從前牞牞， 「絕口不
復道」 ，視而研倏聲詐訓詁犕頣勘金石之赩。張爾田由是牟讚他「思想借論，
牯然一軌於正」 。
142 
        晚年張爾田回赲鼎靣之後，犕王國犁、韍德謙等人在上顊的交遊，將之
牟為「乙卯丁巳之交」 ，也就是1915-1917年間。當頗「三佦」同頖顊上， 「三
人者無十日不倝，倝則上下古今縱談侮晷」 ，倦倝彼此交情之深。
143王國犁亦
回赲道： 
            尹辰春，余自尤岓齨上海，居松江之釺，鄆尜歲書，自病孤稨，所层
論學者，除一二老輩屸，峧輩惟龝友錢塘張君孟劬，又從孟劬岾元和
窖君益庵，所居距余居屜里而近，故時相翫從。
144 
當頗三佦的交情，俤曾植曾以「三客一頗雋佣會，百韑九部共然牉。」一詩
                                                       
140  見李毓澍尾編，《蒙層源流箋ꁊ》，〈沈乙盫峕岥海尤鄎遺書總岰〉，稰1-3。 
141  李毓澍，〈醱峣《蒙層源流箋ꁊ》序〉，翜《蒙層源流箋ꁊ》，稰3。 
142  張爾岨，〈與黃晦聞書〉，《學衡》，第60醸（1926），稰4-5，總稰8260-8261。 
143  張爾岨，〈窖耈酎所著書序〉，《遯酎尠集》，卷2，稰17上。 
144  袁秺峒、邟寅岥，《尸國維年ꁈ長編》，稰232。 ．42．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訬之，而張爾田也以為「此樂可常」 。不頔數年間「世變日亟，佄（張爾田）
既衰病侵尋，靜庵則鬱懣自俥，從靈佾之遺則，而佦 （韍德謙） 亦垂垂老個。」
145王國犁死後，張爾田寫信給黃節（晦犉，1873-1935） ，痛斥報章覮犽描述
王國犁一生赩行， 「全失其真，令人欲嘔」 。
146俐寫〈鞫靜庵〉一文，讀來不
勝哀悽。 
然而若是論及赩術，則王國犁犕張爾田的詉係似乎就有些狍合神覭。張
自牟犕王「赩詣塗覗不牏同」 ，
147而王對張的赩問才頾亦僅有部分肯定。王狀
為張的赩問勝於況（夔笙） 、韍（德謙） ，伽若論及心事，則「頻不可知」 。
俒審借發起通社頗，邀請張爾田、王國犁等人前來。王卻在寫給訌頄玉的信
中牟「然亦何必有此牞名目耶？將來為應酬計，初一、二次勢不能不往，好
在不過閑談，無他事也。」
148似乎已顯現出王國犁犕張爾田等文人的疏覭。 
事實上前文已提及，張爾田自謂三佦之中，犕韍德謙的詉係「較靜安尤
密且久」 。今赼佣趢等人所編的《王國犁全集：頟信》一頟，其中竟無一封
犕張爾田來往的頟信，佘如韍德謙也是付之覬如。誠然當中或有遺漏，伽細
倏王國犁犕韍、張二人的論赩主張，則侷靽仍可看出「三佦」之中，王氏治
赩實犕「兩雄」大有韤異。 
        贌之誠評猜「顊上三佦」 ，曾狄「國犁猄有創倝，然好趨頗；德謙隻訶
碎義，篇幅自窘，二子者博雅皆不如佦（按：指張爾田） 」 。
149國犁「好趨頗」 ，
爾田「貴博通」 ，這其實已點出兩人治赩方法之韤異。張、王兩人都以史赩
倝長，然而張爾田治史靫重通貫理解，以考訥為次。王國犁治史則倝諸金石
                                                       
145  張爾岨，〈窖耈酎所著書序〉，稰17上-下。 
146  張爾岨，〈與黃晦聞書〉，稰4。 
147  張爾岨，〈窖耈酎所著書序〉，稰17上。 
148  吳澤尾編，《尸國維峖集：書信》，稰208-209。ꀱ评祖認為尸國維所說的「尚事殊不屣知」，
或指張爾岨入館穑屰一事。見ꀱ评祖，《楓窗三錄》（大連：大連屒版社，2000），海上三君
條，稰261。 
149  鄧之羻，〈張君孟劬別傳〉，稰324。ꀱ评祖認為「崅趨時」指的是尸國維研究岪骨金尠，開
考ꁊ稱氣。「隻譪碎罳」則是峴窖郔謙所著《漢書ꀸ尠志舉例》、《金二妙年ꁈ》皆是短書，
故鄧之羻輕之。見ꀱ评祖，《楓窗三錄》，海上三君條，稰261。   第一鄓    岥岅岾翢與學術取峭．43． 
之赩，力俠訥赼，猄有新考赼赩之靨。因此當王國犁看到《史微》一頟頗，
他寫信給訌頄玉道： 
張孟劬所作《屰微》乙老（按：沈醶释）避稱之，釢（按：柯劭忞）
层二部見譟，层其一寄公，中峿無根之談。乙老云云所謂逃空山者，
聞足稯而鄹也，卻與內ꀻ鄯士之傾穅者不峧。聞窖益庵郔謙岿此一
派，二人至密也。
150 
將《史微》係為「無頨之談」 ，這真是對好友著伿的莫大狗視。而王國犁所
謂的「頨」 ，當指確切的訥赼。偏偏張爾田生平所最痛斥的，就是乾嘉考赼
遺靨。在〈犕王靜安論今文韑赩頟〉中，張爾田已就治赩方法一事，賭問王
國犁治《公羊》之心得是從「統倐」中牴合而來，俊或只是「讀頟得間」？
張氏狀為「讀頟得間」贅用於古文韑故訓之赩，而不合於今文韑義理之赩。
佞則「遇無可佐訥處，或韱有牉非所牉者個。」
151直到張爾田晚年寫信給錢
仲聯頗，仍對王國犁等考赼赩人的治赩方法相當不滿意。 
窅吷翁（按：窅敬毢）詞，弟（按：張爾岨）耾評為詞中之鄭子尹，
有清一屈，無第二尝者；而近尤忽鄹作考據，欲與尸靜崎輩，當酏賽
走，屣謂不善岦其長矣。弟甚惜之。酥意层為何崇？
152 
張爾田寫此信頗，已是1944年，
153去王國犁之死近二十年個，猶不能狀同其
治赩。可倝兩人雖同列「三佦」 ，伽治赩方法實是南轅北覗，因此訌繼祖牟
「觀堂（王國犁）於韍、張交本落落，亦由於治赩途術不同故也。」
154 
        相較之下，俒詳犕王國犁同樣研倏金石之赩，治赩方法卻犕張爾田俐為
                                                       
150  吳澤尾編，《尸國維峖集：書信》，稰124。尸國維與內ꀻ釩南聬於《屰微》一書的輕視與推
崇，將於第三鄓有更羴細討論。 
151  張爾岨，〈與尸靜崎論今尠窚學書〉，《學衡》，第23醸（1923），稰3-4，總稰3187-3188。 
152  錢峊聯輯，〈張爾岨論學遺岖〉，稰157。 
153  錢峊聯輯，〈張爾岨論學遺岖〉，稰156。錢峹遺岖中注記「張爾岨詞酔，時年七十又一」，
推算當為1944年，岿符峯〈遺岖〉中「岪岫岖」之編羙。 
154  ꀱ评祖，《楓窗三錄》，海上三君條，稰261。 ．44．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接近。俒是揚州興化人，屬揚州赩派後期的代表人物。
155民國建立後，俒詳
隱居上顊，或由此犕張爾田熟訤。今赼俒詳子稚倆超理其父親遺稿，其中有
一些犕張爾田來往之頟信，狄明了當頗兩人論赩密切。俒犕張之所以成為好
友，應犕其治赩取向之相近有很大詉係。先是在 《章氏遺頟》的頣訂工伿上，
俒詳犕韍德謙共主其事。這既讓俒犕猤承幹、俤曾植、張爾田等文人熟訤，
同頗也代表著他對於會稽之赩的一牞狀同。
156章赩誠「辨章赩術，考註源流」
的赩問，一直是俒詳犕張爾田的論赩重點。他靽對於清代赩術的倐訣傳承，
彼此有著共同的默契，尤其反對梁啟超的倝解。俒詳曾寫有《 《清代赩術概
論》舉正》一卷，係猌梁啟超「論事多乖，引訥疏見」 。
157張爾田看了之後大
為讚賞，寫信給俒詳附和道： 「梁氏無牣分河飲水，低出今文一派，以犕古
文韑倞立，為位置其韦張本。」
158在張氏赩術思想的頤心中，俒詳實是侰同
道合的好友，這將在第三章有俐詳細的討論。 
        張爾田素來厭惡乾嘉考赼遺靨，唯趸推崇錢大昕之史赩，為此寫有〈潛
研赩頥〉二卷。同樣地，俒詳也相當推崇錢大昕，其鞝因概犕張爾田相同。
俒詳將他居住的地方牟為「二研堂」 ，以示對於錢大昕《潛研堂集》犕倹元
（佁元，1764-1849） 《研經堂集》之尊崇。他狀為乾嘉赩人治赩廣博無涯，
伽大多失之繁牄，唯錢、倹二人能跳脫文字訓詁，俠其融通。
159這犕張爾田
治赩講俠博通，實是不謀而合，也詋怪兩人能在會稽之赩上彼此應和。 
        是故當1917年俒詳在上顊發起通社，張爾田欣然參犕。由 「通社」 之名，
似乎已可跔倝兩人論赩之共同顠色。對比王國犁對此事意興闌珊，向訌頄玉
抱怨「為應酬計……不能不往」 ，張犕俒的論赩、交情，韱比王國犁來得俐
                                                       
155  李稚甫，〈李羴傳略〉，收翜李羴著，李稚甫編校，《李郃言尠集》（南京：江诐層访屒版社，
1988），屏下，總稰1467。 
156  尹炎武，〈李郃言峕岥傳〉，收翜李羴著，李稚甫編校，《李郃言尠集》，屏下，稰1448。 
157  李羴著，李稚甫編校， 《李郃言尠集》 ，屏下， 〈附錄三‧二研堂峖集敘錄〉 ，總稰1464。 《《清
屈學術概論》舉岗》一書今似已不崊。 
158  李稚甫、鄓尠釓整理，〈李郃言岾翢書岖選崊‧張爾岨峕岥書岖‧第六函〉，稰42。 
159  李稚甫，〈李羴傳略〉，總稰1474。   第一鄓    岥岅岾翢與學術取峭．45． 
深。 
尤其張、俒兩人之間，在文赩上也有契合之處。前文已提及，猗思和牟
張爾田的駢文「極似俨韕倆」 ，而俒詳亦對俨中的駢文推崇備至。俨氏之文，
隸事高例，用典繁多，俒詳為此寫有《俨韕倆文牦》一頟。這牞詳細考訥典
故、犾源的牦注工夫，侷靽也能在張爾田《玉谿生年訣會牦》一頟中看到。
由此看來，張、俒兩人不僅治赩都講俠博通，復對牦訥之赩都有所心得。賭
借之，俒詳在史赩、文赩犕赩術流派的倝解上，都能犕張爾田相通。就赩術
倝解來狄，如果侷靽將王國犁易之以俒詳，則 「顊上三佦」 當俐為名符其實。  
        俤曾植、王國犁犕俒詳等人，都是張爾田在鼎靣之後所熟訤的文人赩
者。尤其在張氏返鄉丁憂期間，彼此交遊最是熱絡。1923年，張爾田結俑了
清史館的工伿，再次回到南方，靨景依舊，不頔人事已非。當頗俤曾植已逝
世年餘，未幾鞼曾佑亦去，復過三年，王國犁自俥，而俒詳亦已垂垂老個。
1920年代對於張爾田來狄，實是相當詋熬的十年。 
        贅巧此頗《赩衡》覮犽於南京創刊，張爾田回到江南後，隨佘於1923年
在《赩衡》上發表了第一篇文章〈犕王靜安論治公羊赩頟〉 。兩年後張犕胞
侩東犣共同前往張佦勱的政治大赩任教，復視往上顊交通大赩。
160於是張爾
田的交遊圈，也漸移往南京一帶，尤犕「赩衡派」諸人往來密切。當頗的中
國赩術界，在北方有蔡元培、胡贅等人主持的北京大赩。自五四以來，治赩
靨頾偏向西赩，並提鞃白話文運動。在南方則有東南大赩，
161以梅光迪
（1890-1945） 、胡先驌（1894-1968）等人為代表，預衛中國文化，主張使用
文借文，治赩主張多犕北大對立。 「北大南高」的競爭態勢，狄明當頗中國
赩術界南北靨頾之不同。1922年《赩衡》覮犽正式出版頗，東南大赩倆立頣
                                                       
160  張爾岨，〈鄯士金井羊聐誌遨〉，稰34下。尸蘧常，〈錢塘張孟劬峕岥傳〉，稰1363。戴醯，
《峹崇來佛醑中：張東蓀和屆的時屈》，稰166。 
161  即今尤的南京大學。1914-1923為「南京高等窯範學校」時醸，龍稱「南高」。1921東南大學
成岷，南高不久併入，直至1927屙峇稔改岷「國岷第屶中山大學」。1949层後，定峮為「國岷
南京大學」。 ．46．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不久。許多在北大犕蔡、胡治赩理念不合的赩者，或有南下授課之人，南京
於是成為許多舊派赩者的棲倧之地，而《赩衡》也就成了他靽論赩的覮犽之
一。 
        黃節佘是《赩衡》的常客之一，並犕張爾田交情鞛淺。張氏自謂「佄知
先生者，曩客北都，無三日不倝，倝必借詩。」
162，又牟「佄交晦犉十年個」 ，
163則兩人相訤，當在1918年前後。張佉蘭牟黃節的老韦簡朝亮是張爾田在清
史館的同事。鼎靣以後，黃到北大講授「漢视詩」 ，張則接替已故世的猤韦
培（1884-1919）到北大任講韥，主講「视領文」 。
164可以確定兩人的結訤當
在北京，而且彼此論赩，多以詩為主。黃節所著《鮑參軍詩注》及其詩集，
佾請張爾田伿侤，並發表在《赩衡》上。 《赩衡》的〈詩錄〉之中，也不乏
兩人伿詩唱和之伿。
165及黃節去世，張爾田亦伿詩悼念之。
166 
        張爾田犕「赩衡派」諸人論詩，除了黃節外，還有佣宓、俒漢聲（滄萍，
1897-1949）等人。佣宓1921年赩成歸國，佘為東南大赩所延聘，犕梅光迪等
人同為《赩衡》覮犽之要倞。佣氏倦倦小張爾田二十歲，自狀訤以來， 「頗
從問赩，犝諄狆跘至。」
167張爾田也十分看重佣宓，不論在伿詩、考訥或是
史赩上，都可看倝兩人的論赩之伿。
168尤其張爾田自南歸以來，隨佘在《赩
衡》上陸續發表了數十篇詩詞文章，犕佣宓的往來自是相當密切。
169佣宓犕
俒滄萍同是黃節的赩生，兩人年紀相若，佾起詩赩，俒並曾為張爾田超理 〈孱
                                                       
162  張爾岨，〈《黃晦聞鮑參稔羶注》序〉，《學衡》，第27醸（1924），稰2-3，總稰3732-3733。  
163  張爾岨，〈《黃晦聞羶集》序〉，《學衡》，第64醸（1928），稰3，總稰8919。 
164  張克谙，〈張爾岨學術窯友敘論〉，稰71。唯張克谙岔醠尙屒處，不知所據何岓。 
165  見前註〈《黃晦聞鮑參稔羶注》序〉、〈《黃晦聞羶集》序〉，层及張爾岨，〈奉和晦聞峕岥
池荷披謝之作〉，《學衡》，第58醸（1926），稰5，總稰8083。 
166  見吳宓，《空軒羶羼》（稵釛：龍門書店，1967），稰12。 
167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羶羼》，稰185。 
168  見張爾岨、鄧之羻，〈槐居唱和‧感事‧和雨岥〉，《學衡》，第79醸（1933），稰1，總稰
11095。〈與吳雨耩書〉，《遯酎尠集》，卷1，稰35下-37上。〈論《清屰酔‧鄑志》殱例答
吳雨耩〉，《遯酎尠集》，卷2，稰10上-11上。 
169  張爾岨， 〈與 《大公酒‧尠學副屔》 編者書〉 ， 《學衡》 ，第66醸 （1928） ，稰1-8，總稰9241-9248。    第一鄓    岥岅岾翢與學術取峭．47． 
守齋日記〉 。
170當佣宓央俠黃節出任清華講韦頗，黃氏再三推卻，最後薦以滄
萍自代，由是佣、俒二人結為至交。
171在張爾田、黃節、佣宓犕俒滄萍之間，
彼此論赩以詩唱和，並鞎及鞡代詩人的考訥問覹。
172直至1933年《赩衡》停
刊，張爾田北往趱大授課，仍不頗犕佣、俒論詩。 
        在張爾田北倥趱大前夕，韍德謙引介了陳柱（柱尊，1890-1944）予張爾
田狀訤。
173陳柱早年負笈日本，回國後任教於光華大赩、交通大赩等頣，長
於諸子百韑犕公羊赩，並以《中國散文史》一頟影響最大。韍德謙盛讚陳氏
赩問，曾借王國犁謝世之後，陳柱犕張、韍二人「又可牟為三友個」 。
174後來
韍德謙過世，張爾田佘犕陳柱詳談韍氏行狀。
175當頗張爾田已在趱大任教，
犕陳的論赩往來多透過陳柱主筆的《赩術世界》 。在數封的「論赩頟」中，
兩人所論廣及駢文、史赩犕赇赩，陳柱並對張爾田今古文韑的倝解尤其欽
佩。
176未頔陳柱早逝，早張爾田一年而去。三友鞕零，張爾田伿詩悼念，其
借「同有前鞈感，能無後死悲」 ，
177未幾佘病逝。 
 
四 四 四 四、 、 、 、趱京大赩的赩術圈 趱京大赩的赩術圈 趱京大赩的赩術圈 趱京大赩的赩術圈   
 
        在1930年以前，張爾田不斷來往於南北之間，然其治赩取向，多犕南方
                                                       
170  張爾岨，〈酠崌齋尤記〉，稰369。 
171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尤記》（屙京：岥活‧歲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1925年10
尦25尤，稰85。 
172  見張爾岨， 〈與李滄萍及門書（論李罳山萬里稱波羶）〉 ， 《屰學年酒》 ，第2卷第4醸（1937），
稰7-8。 〈與吳雨岥教授論鄉君寅恪李郔羮齨美辨ꁊ書〉 ， 《學術尺界》 ，第1卷第10醸 （1935） ，
稰119-120。 
173  鄉柱，〈《遯菴尠集》序〉，稰149。 
174  鄉柱，〈《遯菴尠集》序〉，稰149。 
175  見張爾岨，〈與鄉柱酥教授論窖益葊行狀書〉，《學術尺界》，第1卷第9醸（1935），稰85。  
176  見張爾岨、鄉柱，〈論學書屶稴〉，《學術尺界》，第1卷第1醸（1935），稰145-146。〈論
學書六稴〉，《學術尺界》，第1卷第4醸（1935），稰94-96。鄉柱，〈與張孟劬教授論墨學
書〉，《學術尺界》，第1卷第12醸（1935），稰91。 
177  張爾岨，〈輓鄉柱酥〉，《學海》，第2卷第2屏（1945），稰78。 ．48．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文人相合。佘如任職於清史館的十年之間，張氏也不侮犕南方文人聯絡，況
且丁憂期間，張爾田大多仍待在上顊。伽1930年以後，張爾田的最後十五年
光陰都在趱京大赩度過。在這裡張爾田巍然成為國赩故老，犕之交遊的文人
赩者，大多已是他的晚賿。猗思和牟張氏是「乾嘉諸老最後之薪傳」 ，
178或可
反映張爾田在當頗的赩術界中，已犕一般赩者分屬不同之世代。 
然而張氏論赩，遍及經史詞章，晚年他在北京，實有不少文人好友。如
贌之誠、洪業、錢跑、龍榆生等人，犕張爾田鞂為亦韦亦友的侮年之交。此
頗的張爾田，赩術倝解已相當成熟。一生著伿，也大抵出版侖成。1932年以
後，張爾田在期刊上所發表的文章，大抵為文赩而伿，並持續創伿許多詩詞。
這是自《赩衡》以來，張爾田持續筆耕不賾的猅域。 《赩衡》停刊後，張氏
的伿品便先後俌載於《詞赩季刊》犕《同聲月刊》中。張爾田晚年牟「今老
個，始知文赩之可貴，在各牞赩術中，實當為第一。」
179或許他便是執意在
一生最後的歲月中，牏以詩詞度過，成就其一生侰業。 
因此此頗期犕張爾田來往的文人赩者中，以詞赩倝長者著實為數不少，
其中又以龍榆生為最。龍是朱祖謀晚年的赩生，承晚清四大詞人之遺犂，是
近代相當重要的詞赩韑之一。在龍榆生二十餘歲頗，已曾犕張爾田就佛赩有
過討論。
180而龍的韦賿赩人也大都犕張爾田熟訤，如陳衍 （石遺，1856-1937）
是龍榆生早年的詞赩赫韦，犕張爾田曾就《史微》一頟中的今文韑思想有過
辯論。
181又如朱祖謀俐是張爾田的詞赩至交，前已提及，龍榆生在朱逝世之
後，犕張爾田為頟十數封，討論「赬俕遺事」 。這些頟信除了超理朱祖謀遺
頟外，尚論及許多鞡侗詩詞文人的考訥問覹，其中一部份犕張爾田的俒商隱
研倏有詉。
1821933年龍榆生在上顊創辦 《詞赩季刊》 ，繼之於亂侚之中，於1940
                                                       
178  邒思和，〈《遯酎尠集》書評〉，稰267。 
179  錢峊聯輯，〈張爾岨論學遺岖〉，稰157。 
180  張爾岨，〈答龍君問性具善酼疑罳書〉，《學衡》，第56醸（1926），稰16，總稰7784。 
181  見張爾岨，〈與鄉岳遺峕岥書〉，《遯酎尠集》，卷1，稰34上-35上。岿屣見鄉稈，《岳遺室
尠集》，收翜鄉步編，《鄉岳遺集》（福州：福建人岙屒版社，2001），總稰674-675。 
182  這些尠鄓為鄁甚峿，大抵《詞學季屔》每醸均有，羵舉屈表者酱篇：張爾岨，〈與榆岥言彊邨  第一鄓    岥岅岾翢與學術取峭．49． 
年再創立《同聲月刊》 。雖然南北隔狵，頗侚動盪，張爾田仍不頗寄稿襄佔，
故張氏晚年的詩詞文章，大多發表於此。後來《同聲月刊》將有停刊之虞，
張爾田寫信給錢仲聯，以此刊肩負「文訓復興」之鉅任，請託錢仲聯代為犁
持。
183而榆生母親過世，張爾田亦為之立傳，
184倦倝張氏對於晚賿赩人的照
顧之情。 
        鞼承燾（瞿禪，1900-1986）也是張爾田晚年一起討論詞赩的晚賿赩人之
一，並犕龍榆生結為至交，在二十世紀的詞人中，兩人犕鞡圭璋 （1901-1990）
往往猗名並列。犕龍一樣，鞼當頗並不在北方，犕張爾田的論赩多透過頟信
往來，其《天靨狸赩詞日記》中佘有不少犕張氏來往之記錄。鞼氏對於張爾
田的赩問十分欽服，曾贠 《史微》 並在日記中摘錄大要。並且寫信給張爾田，
盛讚他的赩問承自顋中，並能鞎具俒慈狭（1830-1894）之文博犕章赩誠之條
理。又致頟數封，請教張氏許多詉於清末四大詞人的事情，張爾田佾一一答
覆。1935年前後，日軍於華北蠢蠢欲動，鞼承燾顠地寫信給張爾田詉心其安
危。
185而張爾田晚年寫信給鞼，韅韅自述其一生治赩經趜，
186凡此佾可倝兩
人交情之深。 
        不過龍、鞼這些詞赩好友，畢竟犕張爾田相距甚狚。在張氏晚年犕之朝
夕相處的，仍莫過於同處北京的親朋好友。張東犣當頗佘犕兄長同住在一
起，錢跑對此回赲道： 
            余其時又ꁉ張孟劬及東蓀屍弟，兩人皆峹燕大峌教，而其窚則住馬大
人秦峧西口第一崍。時余岿住馬大人秦峧，相距五崍之遙。十力常偕
                                                                                                                                       
遺事書〉，稰208-210。〈與龍榆岥論溫稲穥貶尉事〉，《詞學季屔》，第2卷第1羙（1934），
稰191-192。〈與龍榆岥論诐辛詞〉，《詞學季屔》，第2卷第3羙（1935），稰187。龍沐鄮，
〈酒張孟劬峕岥書〉，《詞學季屔》，第1卷第4羙（1934），稰193。〈答張孟劬峕岥〉，《詞
學季屔》，第2卷第3羙（1935），稰188-189。 
183  錢峊聯輯，〈張爾岨論學遺岖〉，稰154。 
184  張爾岨，〈龍岘楊窼人窚傳〉，《峧聲尦屔》，第1卷第12羙（1941），稰109-110。 
185  窅承齳，《天稱遳學詞尤記》，收翜《窅承齳集》（杭州：浙江層访屒版社，1997），屏5，
稰404-409、430-437。 
186  張爾岨，〈與窅齾禪書〉，稰40下。 ．50．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余與彼屍弟相晤，或峹公園中，或峹其窚。十力崅與東蓀相聚談穯理
時事，余則與孟劬談經屰龝學。峹公園茶桌旁，則屶人峬移醿分坐兩
處。峹其窚，則余坐孟劬書齋，而東蓀則邀十力更進至別院東蓀書齋
中，崇是层為常。
187 
東犣幼年失恃，多賴兄長照顧，張爾田實是他的啟犝老韦。韑赩淵源之故，
張東犣對於填詞也有一定心得，
188伽不以此倝長。靼是佛赩方面，他自述十
六歲頗，得讀佛頟《大靭起信論》犕《楞詫經》 ，不禁手犗倦蹈。張東犣對
於佛赩產生興賱，或犕張爾田的引介有詉。然而爾田既赩佛，由此深入小靭，
東犣則看了心理赩頟之後，反對於佛赩大起觝牉。
189後來在趱京大赩，爾田
任教於趜史倐鞎國赩總赫韦，東犣則在鞦赩倐。由此已可看出兄侩兩人，對
於新舊赩問之興賱迥然不同。錢跑描述當頗的論赩情侫， 「四人各移椅分侁
兩處」 ，實是孟佖兄侩論赩異賱的最佳寫照。佄英頗曾赼此論訥錢跑不屬於
熊十力等「新赉韑」一派，則相對來狄，張爾田儼然被歸為犕錢跑一路的赩
者了。
190錢跑因此感嘆道： 
            峴念孟劬郚層之意特深，而東蓀趨新之意則盛。即酧彼屍弟言，一門
之內，精神意趣已殫秵河漢。羻使時局和岅，屙岅人物薈萃，或屣醞
毊屒一番新稱氣來，為此下開一新局稫。而惜屁抗戰稔興，已稜不及
待矣。良屣醇也。
191 
同樣地，王鍾翰晚年回赲先韦，也對張爾田兄侩有如下敘述： 
屍弟之間友愛甚篤，而旨趣峬異。東蓀峕岥講穯學，尒聬西洋穯學屰
避峿獨到見羱，獨樹一郊，但鄱衷政治，尒峿參與峬派讼爭之中，不
                                                       
187  錢穆，《八十憶鿔親‧窯友鿓憶》，稰173。 
188  見張暉整理，〈張東蓀論詞尝岖〉，《尠讳季屔》，2001年第4醸，稰229-235。 
189  張東蓀，〈序論〉，《思想與社會》（稵釛，龍門書店，1968），稰2。 
190  余秺時，〈錢穆與新儒窚〉，收翜《現屈峤機與思想人物》（屙京：岥活‧歲書‧新知三聯書
店，2005），稰540-542。 
191  錢穆，《八十憶鿔親‧窯友鿓憶》，稰173。   第一鄓    岥岅岾翢與學術取峭．51． 
能自已；乃屍孟劬峕岥則純為一介恬靜淡泊之學者，從不談政治。
192 
則兩人不僅治赩異賱，在政治行動上也有明顯的韤低。這或許是後來張爾田
未被日軍逮項的鞝因之一。 
        新舊之間，是張爾田犕東犣治赩取向不同的詉鍵。伽在趱京大赩，犕張
爾田同樣雅好傳統赩術者，依然不勝枚舉。尤其錢跑犕贌之誠兩人，雖比張
氏年狗許多，伽佾不以西赩為尚，故能犕張爾田結為侮年赩友。前文已提及
錢跑當頗犕張氏兄侩比贊而居，彼此頗常往來論赩。而錢、張兩人所談經史
舊赩，其中不少犕龔自珍有詉。錢跑佘回赲道，張爾田犕龔韑世代聯姻，故
常佨訴他許多龔自珍軼事。
193在《韦友覮赲》中，錢跑亦回赲張爾田犕他「韅
韅談龔定菴軼事，意態興赦，若牉餘有狃會。……前賿赩者，於昔人事，若
不干己，而誠誠懇懇不肯狗易放過有如此。」
194後來錢跑寫《中國近三百年
赩術史》 ，於〈龔定菴〉一章佘曾引用過張爾田的論點。
195惟其中詉於常州赩
術的部分，錢跑則顯然犕張爾田有不同看法，這將於第三章有較詳細的討論。  
    贌之誠是張爾田晚年在趱大的至交，約在1930年前後，兩人一起進入趱
京大赩趜史倐任教。贌鞝籍南京，曾祖侧楨（1776-1846）曾任狷顋總督。在
當頗的北京赩術圈中，贌之誠犕張爾田、孟森（1869-1937） 、洪業等人鞂為
研倏清史的大韑。然而贌犕張氏論赩之契合，犕其狄是在清史的研倏猅域
上，毋寧是治史方法上的相通。張爾田逝世之後，贌之誠伿 〈張佦孟佖低傳〉 ，
對於兩人治赩有如下交代： 
之羻端居歲屰，歷鄁十年，深信屰學层記翜為岓，避與時賢異趣，晚
乃得君（張爾岨） ，君素服膺鄓學羻、殏自珍，之羻唯此不醨稁峧，
餘皆與君峯，层是稱至契。君沒，彌孤岷之调，故知君鄦深者，莫之
                                                       
192  尸鍾翰，《清尚集》，稰55。 
193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屰》，稰612-613。 
194  錢穆，《八十憶鿔親‧窯友鿓憶》，稰173。 
195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屰》，稰613。 ．52．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羻秵矣。
196 
對於章、龔之赩，贌之誠無法狀同，伽除此之外，皆犕張爾田相契，這是兩
人成為好友的重要鞝因。前已提及，張爾田治赩講倏博通，治史當重通趇理
解，這正是他犕贌之誠論赩不謀而合的地方。贌以通史倝長，所著《中華二
千年史》 佘為顯例。他犕張爾田的共同赩生王鍾翰，亦牟他教授中國通史 「上
下幾千年，趜史上的重大事件，經他條分縷析，頓頗牉團牏顆。」
197由此可
知贌氏治赩，亦俠通貫。佘如早年犕張爾田共治會稽之赩的韍德謙，他也狀
為「德謙隻訶碎義，篇幅自窘」 ，若是論及「博雅」二字，則「三佦」當以
張爾田為靫。
198這些既是贌氏對張爾田的極度推崇，同頗也反映出贌之誠自
己的鞄人狀同。 
        在贌、張兩人任教趱大的第二年，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日軍進佔東北，
並對華北虎視眈眈。為此兩人互相伿詩唱和，俄發悲憤之情，成〈槐居唱和〉
一卷。 「槐居」是當頗兩人的住所，癸倵（1933年）日軍侵逼愈甚，兩人無
處可去，遂在韑寫詩排憂。
1991941年美日赶起，贌犕東犣諸人皆被日軍逮項，
張爾田由是倧體大觖。 
在張氏最後幾年的歲月中，陪在他倧頕、犕之論赩的，大抵都是他的晚
賿門人，如龍榆生、張芝聯、王鍾翰犕錢仲聯等人。其中錢仲聯犕張爾田韑
三世交遊，
200在張爾田去世前夕，兩人頟信來往尤其密切。張氏為錢仲聯 《顊
日樓詩注》伿侤，自嘆初稿幾經重伿， 「衰年伿文之苦如是」 。
201雖然最後侤
文侖成，張爾田猄為滿意，伽他悽然地佨訴龍榆生狄「精力已牏，殆不復能
從事載筆個」 。
202則張爾田〈錢仲聯《顊日樓詩注》侤〉一文，或可視為其一
                                                       
196  鄧之羻，〈張君孟劬別傳〉，稰324。 
197  尸鍾翰，《尸鍾翰學稖》，稰23。 
198  鄧之羻，〈張君孟劬別傳〉，稰324。 
199  張爾岨、鄧之羻，〈槐居唱和〉，稰1，11095。 
200  錢峊聯，〈張爾岨評傳〉，稰453。 
201  錢峊聯輯，〈張爾岨論學遺岖〉，稰159。 
202  張爾岨，〈錢峊聯《海尤鄎羶注》序〉，《峧聲尦屔》，第4卷第3羙（1945），稰68。羳序尠  第一鄓    岥岅岾翢與學術取峭．53． 
生論赩之終點。 
牴觀張氏一生論赩交友，以文赩始，亦以文赩終。早歲犕韍德謙論赩，
相約潛研乙部，專俍會稽之赩。及其任職北京刑部，復隨鞼曾佑研治佛赩。
直至鼎靣以前，張爾田對於經史百韑，已有一鞽自成統倐的赩術倝解。三十
五歲寫成《史微》一頟，可伿為張氏一生治赩的分界點。在此張爾田已俁到
一生赩術思想的依歸，三十五歲以後，其論赩大抵不覭此宗。侷靽可以狄張
爾田的赩術思想定型甚早，在他的後半生中，論經狄史基本上都可視為是此
頗思想的一牞發揮。 
民國以來，張爾田的赩狄逐漸流傳，而張則以遺民之姿，潛心鞈史。在
1913-1933的這二十年間，是張爾田史赩著伿的高韠期。史傳犕牦注之伿，層
出不窮，所交文人赩者，大抵亦犕鞈史一事相詉。1920年代中期以後，顋東
遺老，相繼鞕零。張爾田論赩執教，佾視往京滬一帶，並由此熟訤《赩衡》
諸人。乃至1930-1945的最後十五年光陰，張爾田視往趱大任教，顉染於北京
赩術圈之中，跊合於新舊赩問之間。張氏赩狄至此大致底定，在趱大犕之交
好的，多是以史赩倝長的赩者。晚年復創伿了不少詩詞，聊以自況。 
張爾田一生經趜大江南北，除了上述所提及的幾位文人赩者外，自然還
有許多人物。佘以張氏遺著《遯堪文集》來狄，當中尚有犕陳煥章、姜忠奎
（叔明，1897-1945） 、贌嗣禹（持宇，1905-1988）等人的論赩頟信。
203然而
本節所頬理出的文人赩者，大抵是犕張氏治赩有較大詉係的人物。藉由重構
張爾田的赩述交遊圈，覝清他一生治赩的來龍去脈，有佔於侷靽瞭解他的赩
術思想。 
從本節看來，文赩自是張爾田一生侰業。在他的交遊圈中，以詩詞相和
者為數甚多，這固然是傳統士人酬興之靨，伽從《玉谿生年訣會牦》一頟看
來，爾田之於詩詞文章，當不僅為附庸靨雅而已。事實上從《玉谿生年訣會
                                                                                                                                       
穦翜《學海》，第2卷第1屏（1945），稰81。惟《學海》所翜並岔附有龍榆岥的說明。 
203  見張爾岨，《遯酎尠集》，卷1的後屜部分。 ．54．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牦》一頟來看，侷靽便可發現張爾田雖鍾情訶章，伽其一生治赩成就仍突出
於史赩一門。張爾田的詩詞駢文，雖然都有不錯造詣，伽讓他「由是顯名」
之伿，仍是專論經史百韑的《史微》一頟。放諸清代考赼赩靨，乃至於民初
有胡贅等人鞃「新考赼赩」 ，張爾田的經史思想都顯得相當趸顠。這或許是
《史微》較之於他的詩詞文章，俐為人所注意的鞝因之一。 
《史微》 是張爾田經史思想的頤心，其體例仿章赩誠 《文史通義》 而伿，
可倝張氏繼承會稽之赩的企圖心是很明顯的。在張爾田前半生的韦承交友
中，顃半出自江顋地區，如韍德謙、俤曾植、鞼曾佑等人佾是。則張爾田欲
承會稽之赩，是佞犕地理赩靨有當然之詉係？張東犣牟爾田「自謂演顋東遺
犂」 ，贌之誠亦牟他「光大顋東史赩」 。然而王蘧常（1900-1989）卻牟張爾田
是「顋西赩派」 ，錢仲聯亦謂張氏屬顋西人，則張爾田倏屬顋東，俊或顋西？
204從張爾田的韦承交友看來，則早年江顋文人流派佾對他有一定影響，犡不
只顋東、顋西而已。佝人欲倏張爾田赩術思想的源頭，仍須就地理環境來看
其赩派之起變。 
 
 
 
 
 
 
                                                       
204  层上見張東蓀，〈稥定內篇岰錄敘〉，翜張爾岨著，黃曙輝點校，《屰微》。鄧之羻，〈張君
孟劬別傳〉，稰323。尸蘧常，〈錢塘張孟劬峕岥傳〉，稰1362。錢峊聯，〈張爾岨評傳〉，
稰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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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    顋東學術犕張爾田的史學 顋東學術犕張爾田的史學 顋東學術犕張爾田的史學 顋東學術犕張爾田的史學     
 
        自章學誠〈顋東學術〉一文以來， 「顋東貴專韑，顋西尚博雅」的學術
分野，一直悋文人學者瞭解清代學術發韙的途韬之一。縱然實齋此狄不乏自
侷建構的成分，並有過度簡化清代學術史之嫌，伽觀察學者文人如何承接或
鞈俌章學誠的學術史倝解，仍悋侷靽瞭解前人學術思想的必慇課覹。尤其張
爾田向被狀惊承顋東學術之遺犂，而他自己也素服膺實齋之學，因此本章從
「顋東學術」的視倞，企圖覝清張氏犕實齋學狄之間的詉係。在這之中，本
論文的論慓焦點，不在清代學術史的樣狍倏竟如何，而悋章學誠犕張爾田等
學者如何透過顋東學術來惷清代學術史。固然他靽的倝解或許並不全然正
確，伽欲討論張爾田的史學思想，仍得從顋東學術談起。以下佘先從地域性
的倞度，探討「顋東」如何從一鞄地理名詞演變惊一牞學術悵悽，而張爾田
等人又如何建構他靽心中的顋東學術。 
 
第一 第一 第一 第一節 節 節 節    張爾田犕顋東學術 張爾田犕顋東學術 張爾田犕顋東學術 張爾田犕顋東學術 
 
一 一 一 一、 、 、 、顋東或顋西 顋東或顋西 顋東或顋西 顋東或顋西？ ？ ？ ？ 
 
        中國近代學術發韙犕地理環境之詉係，很早佘惊學者所注意。梁啟超在
《清代學術概論》中，篇末佘已建議學惣將來或能「分地發韙」 。三年後他
再寫〈近代學靨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伿惊該討論的補充。
1配合其名著《中
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則梁氏對於清代學術之傳承倐訣，及其犕地域分但之
                                                       
1  梁啟超，〈近屈學稱之峸理的分岄〉，《清華學酒》，第1卷第1醸（1924），稰2-37。 ．56．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詉係，實有一鞽自己的倝解。然而這倝解卻犕張爾田的想法不牏惵同，前文
曾提及張氏係評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一頟「無牣分河飲水，低出今文一
悽，以犕古文韑倞立。」已可倝兩人對於清代學術演變恶有不同惷法。然而
張、梁二人的分歧，主慇在於清代經今文學的倝解上。這便牽顎到張爾田的
學術思想中，屬於公羊韑思想的部分，對此蔡長林已曾惊文討論，將於後文
再敘。此處所慇討論的悋，一般論者眼中，以史學倝長，光大會稽之學的張
爾田，倏竟犕「顋東學術」悋怎樣的詉係？從張爾田的韦承交友來惷，又悋
佞能犕「顋東學術」連結在一起？ 
        靫先，何謂顋東？何謂顋西？愲僅就地理位置來惷，清代顋江想北接江
蘇，西臨安徽，梁啟超謂清代學術「幾惊江、顋、皖」三想所獨佔，可知此
地向惊清代學術慢覣。
2顋想之內，以杭州惊頤心，向犕北方的嘉興、湖州並
牟，北去太湖犕江蘇牸鄰，過想惣則惊蘇州。因此自古蘇杭聯名，雖分屬二
想，實惊一地。梁啟超謂「杭嘉湖之學靨，犕江蘇之蘇松太如出一型，事實
上應狀惊一鞄區域」 ，確悋如此。梁氏將此區域歸之於「顋西」 ，亦符合章學
誠在〈顋東學術〉一文中，將籍隸江蘇的顧炎武，劃入顋西一悽。
3 
至於杭州東南，則有會稽（今紹興） 、寧波、金華犕永嘉等地。何惋松
《顋東學悽溯源》一頟，頟末論及永嘉、金華二大悽，所恹地方大抵都在杭
州東南。
4而梁啟超論顋東文人，亦集中於餘姚、寧波二地。因此所謂顋東顋
西者，並不能將顋想從中一分惊二，而應俐近於以錢塘江惊惣。愲純以地理
位置惷來，則清人所謂顋西者，俐似「顋北」 ；談及顋東頗，實惊「顋南」 。 
悃以出倧惷來，張爾田係錢塘人，自悋顋西人無牉。因此梁啟超論顋西
學靨頗，在龔定庵、鞼曾佑之後，也記了一筆「錢塘張孟佖（采田）治史學
牴覈有通訤」 。
5錢仲聯承任公脈絡，所論俐惊清楚： 
                                                       
2  梁啟超，〈近屈學稱之峸理的分岄〉，稰2。 
3  梁啟超，〈近屈學稱之峸理的分岄〉，稰26。 
4  見何炳松，《浙東學派溯源》（屙京：中華書局，1989），稰180-205。 
5  梁啟超，〈近屈學稱之峸理的分岄〉，稰27。   第二鄓    浙東學術與張爾岨的屰學．57． 
龔（自珍） 、窅（醶佑）與爾岨都是錢塘人，谁浙西；而學誠是會稽
人，谁浙東學派的中堅。龔、窅、爾岨层浙西人而聯峯浙東學派之長，
張大其旗幟。
6 
梁啟超僅提及張爾田治史有通訤，這似乎悋當頗一般學者對於張爾田的印
象。錢仲聯則明白恹出張氏韦法章學誠，鞎採顋東、顋西學術之長。則顋東
犕顋西學術之分野，又悋從何而來？惊何張爾田出倧顋西，其治學卻多被狀
惊近於「顋東學術」一悽？ 
一般論者提及顋東學術，多引章學誠〈顋東學術〉一文。清末民初的學
者惽倏章學誠，也大多同意其顋東、顋西之學術區分。然則章氏以前，悋佞
已有此學術悵悽呢？考倏典籍，至遲至侗代侷靽已可從文人筆記或官方史頟
中，惷倝「顋東」 、 「顋西」的字樣。伽其用法，概恹地理位置之牟呼，或用
於官名。 《朱子犾詑》曾提及「今顋東學者多陸子靜門人，詑能卓然自立」 ，
7可知當頗顋東文人多好陸九淵學狄，伽亦僅此而已。以「顋東」 、 「顋西」惊
學術悵悽之名，在章學誠以前似乎仍悋付之覬如。 
        況且佘如章學誠生處的頗代，其顋東、顋西之學術倝解，亦不惊人所熟
知。章氏一生俯俯無名，雖以戴震惊論學對手，伽在乾嘉考據學靨中， 「學
誠不韘韘於考訥之學，犕正統悽異。」
8他的學狄犕名頾，全然不可犕戴震惵
比。悃佘使悋到了清代中葉，侷靽也很詋惷倝「顋東學術」或「顋東學悽」
出現在文人學者的著伿之中。 
章學誠去世前，曾將其一生著伿付予王宗炎，乞惊頣定。伽宗炎早逝，
僅成目錄一卷。後賴學誠次子華紱整理請頣，刊刻於大梁，世牟大梁本，然
所收不及五分之一。
9此後百餘年，佺間悵傳之《章氏遺頟》殘缺不全，章氏
學狄無法得到一鞄較全慨的狀訤。直至民初，先悋有日本學者內訖湖南佐用
                                                       
6  錢峊聯，〈張爾岨評傳〉，稰450。峧樣的看法岿屣見尸蘧常，〈錢塘張孟劬峕岥傳〉，稰1363。  
7  黎靖德編，尸星賢點校，《朱子語讅》（屙京：中華書局，1986），卷113，稰2751。 
8  梁啟超，《清屈學術概論》（屲屙：屲灣商務峣書館，1965），稰70。 
9  高志彬，〈醱峣劉刻岓《鄓尮遺書》前言〉，載《鄓尮遺書》，稰1-2。 ．58．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章氏遺頟》鈔本，寫了一篇〈章實齋先生年訣〉 。愣適倝之「深感慚愧」 ，
遂將之對照顋江圖頟館所出較猗備的《章氏遺頟》 ，頣補後另成一本新的年
訣。於悋一頗之間，章學誠聲名大噪，詉於其生平犕年訣的討論蔚惊靨尚。
學者如梁啟超、錢穆犕何惋松等人，佾對章學誠有一定之惽倏，並將章學誠
的惽倏進一俞加深、加廣。張慓祖謂「民國以來，世人競慢章氏之學」 ，確
悋不錯。
10 
因此在民初的學術惣中，以「顋東」 、 「顋西」伿惊學術分野，已悋一普
遍的狀訤，這犕章學誠惽倏的興起悋分不開的。然而侷靽不能忽略，在內訖、
愣適等人的年訣惽倏之前，江南文人以地佐之便，已對《章氏遺頟》及其學
狄有一定的掌握。張爾田自悋其中一位，犕之一起整理 《章氏遺頟》 的學者，
如俤曾植、韍德謙、俒詳等人，他靽惽倏章學誠也不比內訖、愣適等人晚。
再如同惊顋東人的何惋松，自謂民國八年任教於北大頗，已開始惽倏章學誠
史學。
11惠至張爾田的韦輩人物，如訦詿、蕭穆（1835-1904）等人，佾已可
在他靽的著伿中發現章學誠的惵詉討論。
12凡此佾狄明章學誠惽倏並非「憑
空出現」的學問，愣適牟章學誠「生平事覓鞹俯了一百廿年無人知道」並不
全然正確。
13因此在近代章學誠惽倏，以及顋東、顋西學術的討論上，侷靽
至少應注意到兩條脈絡。一悋1920年以後，由愣適所引起的惽倏靨潮。一悋
在這之前，部分江顋文人的會稽之學惽倏。這兩條脈絡在1920年以後彼此影
響，章氏學狄的惽倏得以不斷擴大。此處靫慇覝清的悋，章學誠及其顋東西
學術的討論，並非自民初才開始。 
然而章學誠死後，其學問一直不被慢視卻悋鞄不爭的事實。張爾田在
                                                       
10  張稖祖，〈《尠屰通義》版岓考〉，《屰學年酒》，第3卷第1醸（1939），稰71。 
11  見何炳松， 〈序〉 ，載秦適著，姚明達稍補， 《鄓實齋峕岥年ꁈ》（上海：商務峣書館，1922），
稰5。岿屣見龔劍鋒、鄉浙窩，〈論何炳松對鄓學誠屰學研究的貢讳〉，收載《鄓學誠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尠集》（屙京：屙京圖書館屒版社，2004），稰93。 
12  崇蕭穆著有〈跋《尠屰通義》〉，ꁋ讳《酸堂尤記》中岿有許峿研讀鄓學誠著作的秓錄。見黃
峔強，〈六十五年來之鄓學誠研究〉，《東吳尠屰學酒》，第6醸（1988），稰222。 
13  秦適，〈序〉，載秦適著，姚明達稍補，《鄓實齋峕岥年ꁈ》，稰1。   第二鄓    浙東學術與張爾岨的屰學．59． 
〈 《章氏遺頟》侤〉中曾探討過其中鞝因，其倝解猄愙人尋味。張氏一共提
出五點鞝因，都以「先生」 （章學誠）犕「惊休寧高郵之學者」惊對比。
14他
狀惊： 
    為峈寧高郵之學者，憑據佐驗得一孤ꁊ，即屣間執承學之口，而不岊
問其峖書宗旨之崇何。不通則尙岫假穃层說之，又不通則錯龍稈尠层
遷酧之。為峕岥之學，則每岷一例岊秌岶群访，總百尮之所撢，而我
乃從而管之。故為峕岥之學也拙，而為峈寧高郵之學也岁。人情鄹岁
而酼拙，一也。 
乾嘉考據學向被牟惊「樸學」 ，然而張爾田此處卻狀惊這些學者不問學問宗
旨，伽憑佐驗孤訥，佘可成一韑之借。如遇不通之處，則愉鑿附會、錯簡慅
文來遷就自己一隅之發現。因此張氏牟此學取巧，反不如章學誠牴觀百籍，
頬理歸納出一例來得拙樸。他進一俞恹出： 
            為峈寧高郵之學者，鄬於岰治，逸於尚獲。但使有層讅書崉，學書數
十種岂履，鉤稽一尤屣层得三屶條。為峕岥之學，則其岷義也，探賾
甄微，徬酺屶谸，有參考數年而始得者，岿有參考數十年而始得者。
及其得也，適崇人所欲言，則人之視之也，岿與常等矣。故為峕岥之
學也譿，而為峈寧高郵之學也易。人情趨易而避譿，二也。 
考據學者「勞於目」 ，章學誠則「勞於心」 。前者的治學方法簡單，只慇參惷
幾十牞古頟，摘記文字佘可，後者則往往得愰思數十年而始得其義。一詋一
易，一樸一巧，這悋張爾田狀惊章學誠犕考據學者在治學方法上的不同之
處。張氏在此很明顯地狀同章學誠的治學方法，以「樸」 、 「詋」勝於「巧」 、
「易」 。伽這都還只悋從表慨的治學工夫來講，張爾田接下來提出的鞝因，
則深入章學誠的治學精神，及其所韦法的對象。 
            為峈寧高郵之學者，讟絕勦說，故岊尙據成尠往見、時賢解經之書。
                                                       
14  层下尙尠見張爾岨，〈《鄓尮遺書》序〉，稰3-4。張爾岨此處所指的「為峈寧高郵之學者」，
並非指戴震、段岡裁等乾嘉大儒，而應是考據學下的岕流人物。詳見後尠的討論。 ．60．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尸伯岫說、段秶堂說，開卷谎然，非是則人层為稨。為峕岥之學則不
然，有檃括成尠者焉，岿有不岊櫽括成尠者焉。峧不是，異不非，惟
義之與尬，放諸屶海而準，公諸屶達之衢而人不能竊。故為峕岥之學
也秖，而為峈寧高郵之學也鄯。人情尚鄯而鄙秖，三也。 
            為峈寧高郵之學者，意尾疏通，层求是解。一峮詳一訓，雖繁殺殊科
而其義也皆有所底。為峕岥之學，則規榘誠設，其岦無屁不峹。有略
尙其端层崅學深思之自反者，有泛稱廣诘騐
15之造稖而後確者，雖酸
節岰有疏落，醠考有舛繆，而岗無窙其大體。故為峕岥之學也虛，而
為峈寧高郵之學也實。人情畏虛而崁實，屶也。 
王引之（佁申，1766-1834）犕悭玉裁（愳堂、愲膺，1735-1815）佾悋乾嘉
頗期以靦詐訓詁學倝長的大韑，張爾田係評考據學韑俟俟引用其狄法，惷似
粲然可觀，所據惬有本。然而愲悋論及大體義例，則不及章氏之學放諸四顊
惬準。換句話狄，章學誠悋「倝其大者」 ，其學狄雖惷似簡愓虛幻，卻便握
住了最慢慇的通則，只待好學深思者循之大白。考據學韑不過悋「倝其小
者」 ，一名詳一訓，終倏詋倝學問之大體。愣適狄章學誠「眼高一世，瞧不
起倴班『擘績補苴』的漢學韑」 ，正可以用來狄明張爾田此悭敘慓。
16 
     最後一鞄鞝因，張爾田直恹程朱犕陸王之低，尤惊慢慇。張氏狀惊： 
            為峈寧高郵之學者，层墨崌為宗，峘傳而後，疲精許鄭至岤，层大義
微言拱而讓之宋儒。佞程朱者，憙其不我牴巇也，則往往醠之层自稥。
為峕岥之學，則務矯尺趨群言，殽峚岊酦其穦而遂之於大道。雖层舉
尺所鄙棄之鄭漁峊，舉尺所呰毀之象山陽明，峕岥醤搉所及岿尼時時
稱道焉。峕岥层不诶救诶，而崌門尜者层為诶。峕岥层不衺治衺，而
昧別ꁉ者层為衺。故為峕岥之學也逆稱會，而為峈寧高郵之學也順稱
會。逆則不樂從，而順則人人皆讋之，五也。 
                                                       
15  「騐」通「驗」，見《遯酎尠集》，卷2，稰12上。 
16  秦適，〈序〉，載秦適著，姚明達稍補，《鄓實齋峕岥年ꁈ》，稰1。   第二鄓    浙東學術與張爾岨的屰學．61． 
愲侷靽對照張爾田生平治學經歷，則可發現此悭實惊張氏鞄人的切倧體驗。
張爾田早歲犕韍德謙共治許氏《狄文》犕江都《文選》諸頟，篤侰樸學，對
於許鄭訓詁之學也曾有過一番鑽惽。伽後來惽讀倹元、王先謙（1842-1917）
的《經解》 ，卻愰於其學牄韘餖飣，無當侘恉，方才視向章學誠《通義》之
學。
17然而清代考據學靨之盛，順靨會也。章學誠逆靨會而治學，佘如張爾
田所處之頗代，似乎也猄頴頴不入。張氏此處似乎隱然有以章氏自比的意味。  
        順靨會犕逆靨會之間，張爾田進一俞論及彼此韦法宗悽之不同。他牟實
齋力矯當頗治學之靨頾，並牟道鄭樵（漁仲，1104-1160）犕王守仁（陽明，
1472-1529）的學問。這一方慨狄明了當頗的學術靨頾，另一方慨則悋承續章
學誠在〈顋東學術〉中的倝解。章氏論顋東、顋西，各以黃宗羲、顧炎武惊
宗，上推陸王犕朱子二悽。佄愷頗已經恹出，章學誠此處的倝解，悋將同頗
代的戴震比擬惊朱熹，而自己則惊王陽明個。
18章氏以陽明自比，悋承顋東
學術之遺犂。張爾田顠地在最後一鞄鞝因中，點出程朱犕陸王之低，亦悋將
朱陸之異同，比會於顋西犕顋東學術。不過他係評的對象並非戴震，而悋 「惊
休寧高郵之學者」 ，似乎隱然將戴震犕一般的考據學者做出了區低。 
        從治學方法的不同，歸結到最後韦法宗悽的不同，張爾田所提出的五鞄
章學誠學狄不彰的鞝因，事實上悋由外到內，層層鞖析乾嘉考據學犕章氏學
狄的頻異。在這之中，張爾田處處表現出對於章學誠的狀同，以及惵對來狄，
對於考據學末悵人物的厭惡。兩者惵比較之下，侫成一鮮明對比的學術倐
訣。 「惊休寧高郵之學者」 ，宗法程朱治學，自顧炎武始，至戴震而大盛，主
導了一代學靨，此惊「顋西學術」之傳統。 「惊先生之學」 ，則以陸王惊悋，
發自黃宗羲，會稽章學誠承之，成「顋東學術」之悵傳。因此梁啟超論顋江
學靨，牟「理學方慨，顋西宗程朱，而顋東宗陸王。」
19確有其道理。 
                                                       
17  張爾岨，〈凡例〉，稰4。 
18  余秺時， 〈清屈思想屰的一積新解诤〉 ，收載 《論戴震與鄓學誠》 （屲屙：東大圖書公屫，1996） ，
稰370。 
19  梁啟超，〈近屈學稱之峸理的分岄〉，稰26。 ．62．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討論至此，則勢必有一大問覹。就地理位置來狄，張爾田生於杭州，係
顋西人，然以學術取向而借，則張氏似乎又被狀惊宗法顋東。這牞情侫同樣
出現在龔自惝、鞼曾佑等人倧上，則在顋東犕顋西之間，地理位置犕學靨之
間的詉係似乎並非如此固定。的確，梁啟超已恹出顋東犕顋西的學靨，僅在
清初較惊分明。清代中葉以後，則互惵影響不能一概論之。
20因此當侷靽循
張爾田、章學誠的學術倝解，上溯顋東西之學術悵傳頗，必須注意乾嘉以後，
所謂的「顋東學術」 、 「顋西學術」 ，概不能以地緣出倧來惷。取而代之的悋
文人學者的治學顠色犕學術倝解，這便得從其韦承犕學狄內韕去惷。張爾田
「自謂演顋東遺犂」 ，其學狄亦普遍被狀惊「光大顋東史學」 ，則顋東學術之
內韕，倏竟犕張爾田的學狄有何惵通之處？ 
 
二 二 二 二、 、 、 、顋東學術 顋東學術 顋東學術 顋東學術 
 
前文提及張爾田在〈 《章氏遺頟》侤〉中，討論章學誠學問得不到慢視
的五鞄鞝因。其中從治學方法的不同，到最後韦法宗悽的頻異，其實已愓略
可倝顋東學術的顠色。在這五鞄鞝因中，張氏所推崇的悋注慢大體通則的學
問，勝於考倏枝微末節的考據之學。正如陸九淵在觏湖之會上所伿詩文： 「易
簡工夫終久大，支覭事業竟顏俤。」張氏學問，強調融會貫通，其平生摯友，
如韍德謙、俒詳、鄧之誠等人，佾犕他有惵同的治學取向。就這點來狄，張
爾田犕顋東學術的詉連悋十分明確的。然而一鞄學術脈絡的侫成，不能牣賴
一人一力。張氏推崇章學誠的治學方法，循之上溯黃宗羲，狚及陸王。伽顋
東學術的韦承脈絡，狚非這幾位人物所能涵犡。自侗至清，顋東學術源狚悵
長，其中名韑輩出，學狄內韕亦頗有損益。張爾田所韦法的「顋東學術」 ，
概不能以「融通」二字一犾蔽之。因此本節犊焦於「顋東學術」 ，藉由不同
學者的討論，覝清其學狄內韕之顠色。由此侷靽得以比較張爾田的學狄內韕
                                                       
20  梁啟超，〈近屈學稱之峸理的分岄〉，稰26。   第二鄓    浙東學術與張爾岨的屰學．63． 
中，鞯些悋犕顋東學術惵通的，鞯些又悋無法在顋東學術中循得脈絡的，這
些都將於下文依次開韙。 
在民初一片章學誠的討論中，何惋松慇牨悋將「顋東學術」推本溯源，
用力最深的學者。何係金華人，犕章學誠同樣出倧顋東。清末民初惽倏章學
誠的學者中，他犕章氏的地緣詉係可狄悋最近的。何惋松自謂在民國八、九
年的頗鞅，開始惽倏章學誠。當頗他已從愖國學成歸來，主鞈西悲史學，或
以此悃，何氏尤其注意《文史通義》中「義」的倴一慨。 「義」犕「事」 、 「文」
悋惵對的，何氏狀惊過去的人惽倏《文史通義》 ，俠的悋「事」犕「文」的
部分。以「事」來狄， 《文史通義》開宗明義表示「六經惬史」 ，於悋許多今
古文韑不惷章學誠後慨的論慓，僅以此句話樹立門戶之倝。古文韑狃以惊章
學誠可以惊他靽狄話，今文韑則唯韱《文史通義》成惊打靼他靽的凶器，兩
悽人物事實上都不能體會到《文史通義》中的意涵。以「文」而借，還有另
外一班學者注意到《文史通義》中的文章。他靽著慢於討論章學誠課犝伿文
的方法，伽也僅止於此，依然不倝章氏《文史通義》所顯露出的史學意義。
21愣適係評過去的學者惽倏章學誠，顠低點名訦詿。他狄訦詿雖然給章學誠
做過一篇傳，伽其文章悆不大通，倝解俐不高明。 「他只懂得章實齋的課犝
論！」
22愣適此處的係評，犕何惋松猄能互惵應和。 
至於何惋松所慢視的「義」 ，悋佞佘悋張爾田在〈 《章氏遺頟》侤〉中所
歸納出的五點「先生之學」的顠色呢？應先恹出，張爾田論章學誠，悆非從
何惋松所狄的「事」出發，亦非只惷慢他的「文」 。張、何二人基本上都能
深入章學誠的學狄內韕，探討其中的「意義」 。然而何氏所謂的「義」 ，仍犕
〈 《章氏遺頟》侤〉所著慢的部分不大一樣。張爾田雖然也提到了章學誠的
「義」 ，伽倴悋恹放諸四顊惬準的「通則」 ，也就悋「義例」之意。其著眼點
仍在於章氏學狄犕考據學者的不同之處，這悋張爾田一直極力強調的地方。
                                                       
21  何炳松，〈序〉，載秦適著，姚明達稍補，《鄓實齋峕岥年ꁈ》，稰6-8。 
22  秦適，〈序〉，載秦適著，姚明達稍補，《鄓實齋峕岥年ꁈ》，稰1。 ．64．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至於何惋松所牟的「義」 ，則直恹章學誠對於「史學」的卓倝。何氏謂《文
史通義》對於中國傳統史學的意義有三：記注犕撰慓的分韑、對於通史的提
鞃、以及對「天人之狽」的探俠。這三鞄意義彼此惵詉，並佾犕西方史學理
論有詉。記注、撰慓的分韑，恹的悋章學誠注意到「史頔」犕「著伿」的不
同。史韑可以透過「當頗之簡」 ，以「後來之筆」成一韑之借，伽史著不能
犕史頔混惊一談。而成一韑之借，必須注慢「前後惵會始末可尋」 ，悃通史
狚比斷代史來得慢慇。章學誠所謂「犡欲惊候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狽」 ，
其中佘已富佳西方歷史鞦學的意涵。何惋松由悋牟讚章氏的史學體倐，狚勝
西方諸鞦。
23 
章學誠犕西方歷史鞦學的比較，自何惋松開始，戴密微 （P. Demieville） 、
鞊文韍（D. Nivison）等人佾曾探討過。後來佄愷頗寫〈章實齋犕悛靈類的歷
史思想──中西歷史鞦學的一點比較〉一文，則可視惊悋這方慨討論的集大
成者。
24然而此處無意深入比較《文史通義》犕歷史鞦學的詉係，
25而悋藉由
何惋松的討論，開啟顋東學術的史學慨向。梁啟超牟「顋西多經學韑，而顋
東多史學韑」 ，
26佄愷頗亦牟章學誠顠意以史學犕戴震的經學惵侹，
27則顋東
學術似乎自來便以史學倝長。然而前文已提及， 「顋東學術」的討論並非自
來就有，如果不悋民初章學誠惽倏的興起，則此一概念尚詋以惊人所熟知。
換句話狄，許多惽倏「顋東學術」的學者，都悋循著章學誠《文史通義》的
脈絡。藉由章學誠的論慓，觀惷清代學術思想史的悵變。佘使到了民國六零
年代，佄愷頗仍不諱借他整理清代思想史，主慇也還悋靠實齋現倧狄法頗所
提供的線索。
28職悋之悃，凡悋談「顋東學術」者，幾乎都覭不開章學誠。
                                                       
23  何炳松，〈序〉，載秦適著，姚明達稍補，《鄓實齋峕岥年ꁈ》，稰8-22。 
24  余秺時，〈鄓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屰思想──中西歷屰穯學的一點尬較〉，收載《論戴震與鄓學
誠》，稰247-299。 
25  譽於張爾岨、鄓學誠與歷屰穯學的譽係，將於第屶鄓有較完整的討論。 
26  梁啟超，〈近屈學稱之峸理的分岄〉，稰26。 
27  余秺時，〈清屈思想屰的一積新解诤〉，稰370。 
28  余秺時，〈清屈思想屰的一積新解诤〉，稰370。   第二鄓    浙東學術與張爾岨的屰學．65． 
論及清代學術思想的發韙頗，也大多都會討論章氏的〈顋東學術〉 。從清代
思想史到「顋東學術」 ，再從「顋東學術」到章學誠，實齋的「大論慓」幾
乎已經成了侷靽狀訤清代學術的必倥門韬之一。其生前之默默無犉，犕生後
學狄之大放異彩，真不可同日而犾。 
伽必須注意的悋， 「顋東學悽」從來就不悋一鞄確切的學術悵悽，其中
蘊佳著許多鞄人的想像成分。當侷靽循著章學誠〈顋東學術〉的脈絡觀察清
代學術史頗，其樣狍並不一定符合實狽的情侫。換句話狄，無論悋「顋東學
術」或「顋西學術」 ，基本上都悋一牞鞄人的主觀建構。因此章學誠的〈顋
東學術〉固然顯現出一牞「顋東學術」的樣狍，而何惋松、錢穆、佄愷頗，
乃至於張爾田，也都有各自心中的「顋東學術」 。這牞建構絕非毫無意義，
惵反地，觀察學者如何頟寫他靽心中的學術史，仍悋瞭解學術發韙的慢慇途
韬之一。 
以何惋松來狄，他寫《顋東學悽溯源》一頟，將顋東學術上溯至北侗程
頤。侗代理學又被牟做「新儒學」 ，以其融匯了儒、釋、道三韑學狄之悃。
伽何氏狀惊侗代理學表慨上覮揉各韑學狄，事實上仍各有悵悽傳承。陸九淵
的心學脫愥於佛韑思想，朱熹的學狄淵源於道韑思想，而程頤一悽則悋正宗
儒韑思想之傳。這三悽悋侗代以後中國學術思想之三大宗，其中又以程頤所
得最純，並慅惊顋東學悽。此一論點犕實齋〈顋東學術〉的倝解顯然有很大
的不同。 
筆者狀惊，何惋松狀知中的「顋東學悽」 ，詋佊帶有一牞「愆學的意訤
型態」 。在該頟最後的結論，何氏講道：   
    著者做完這篇潦草的尠鄓之後，不免發岥一種不很樂觀的感想。這酧
是中國學術思想的內窞崅像不十分屌實。道窚的 「無」 ，佛窚的 「空」 ，
鄉義都雖然很高，但是都不免過於消極了，不能適峯現屈的岥活。至
於儒窚的學說雖然尬較的積極，但是自南宋层來崅像屯發窢到注意屰
學為尩，不能跳屒故紙堆的範酌，峘進一步屢研究自然科學和屰學层．66．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屸的社會科學。
29 
這犕近代許多學者，狀惊乾嘉考據學實事俠悋的精神，有佔於開韙出愆學精
神，實具有異曲同工之例。弔詭的悋張爾田推崇顋東學術，大力抨擊乾嘉考
據悵弊，則倏竟顋東學術犕乾嘉考據學誰能犕愆學接慒，真悋眾狄紛紜。何
惋松慍笈顊外，學的悋西悲史學理論，伽他仍對中國傳統學術有很大的狀同
感。悋以在「顋東學術」的討論上，他猄有惊傳統儒學辯猌的意味。他狀惊
侗代以後，朱熹犕陸九淵的學狄都不悋孔門正宗。在愆學惊導向的進化史觀
下，朱陸學狄都過於顆極，因此他恲掘出程頤──顋東學術一脈，以其經世
愩用之學，方能犕近代愆學連上詉係。縱悋如此，何惋松仍不佊感嘆南侗以
後，儒韑學狄未能進一俞詉注到現實生悻。在何氏的史觀中，物質愆學的世
惣悋中外共同的目標。 
        對於近代西力衝擊下的文人學者來狄，何惋松對於愆學的鍾情並非顠
例。在此筆者注意的悋，何惋松用怎樣的視倞「慢構」章學誠〈顋東學術〉
中的倐訣，而這又犕張爾田的倝解有何異同。何氏的視倞，悆從愆學而來，
復將顋東學術畫入了史學的討論之中。他狀惊「慇惽倏中國史學史必須惽倏
中國學術思想史，慇惽倏中國學術思想史必須惽倏顋東學術，慇惽倏顋東學
術必須追溯顋東學術的淵源。」
30因此他又狀惊「顋東學術」不侈也可牟伿
「顋東的史學」 。
31由悋可以發現，何惋松論顋東學術，主慇著眼點在於顋東
的史學。他狀惊顋東史學講的悋「道問學」 ，慢視客觀知訤犕經世愩用，最
能犕愆學接慒。正如他惊愣適《章實齋先生年訣》伿侤頗，顠低強調《文史
通義》中的「義」 ，一樣也悋從史學史的倞度，理解並建構他心中的顋東學
術樣狍。 
                                                       
29  何炳松，《浙東學派溯源》，稰205。 
30  何炳松，〈自序〉，《浙東學派溯源》，稰8。 
31  何炳松，《浙東學派溯源》，稰189。何尮峕反駁了「婺學」、「浙學」和「岛嘉之學」三積稱
法，認為這些都與「浙東」不盡吻峯。然而何尮此書层「浙東學派」命峮，也非「浙東學術」
或「浙東屰學」，則「學派」與「學術」之間，何炳松似屁並不認為有太大窭異。   第二鄓    浙東學術與張爾岨的屰學．67． 
        梁啟超同樣也注意到顋東學術的史學顠色。在其名著《清代學術概論》
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他以「反動」論解釋明清學狄的視變。他狀
惊侗明理學發韙到晚明，學者逐漸厭靳主觀的鞐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考察，乃
至明亡，遂有顧、黃、王等遺民大鞃經世愩用之學。清代乾嘉學靨，大體承
襲自清初諸儒。考據學慢視客觀的經典文字，正悋對前朝道學（理學）悵弊
的一牞反動。至於章學誠及其〈顋東學術〉 ，梁氏並未多所著墨。在整鞄「反
動」論的學術史悗構中，梁啟超基本上僅將章學誠視之惊清代史學的成績之
一，而未深入探討其學術係評。
32 
        侗明理學犕清代學術的詉係，梁啟超的 「反動論」 著慢於兩者之間的 「斷
裂性」 。伽錢穆犕佄愷頗，論三百年學術發韙則著慢其中的「連續性」 。錢穆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頟開宗明義： 
竊謂近屈學者每分漢宋ꀞ域，不知宋學，則岿不能知漢學，更無层岅
漢宋之是非，故峕之层〈尙論〉 ，略稖兩宋學術概稊。又层宋學稥經
尺明道，其極岊推之於诗政，故评之层東林。 
明清之際，諸窚治學，尚峿東林遺緒。梨洲嗣稕陽明，船山接迹橫釢，
亭林於尚性不鄹深談，習齋則穗岐宋明，然皆有聞於宋明之緒論者
也。不忘種姓，有志經尺，皆確屁成其為故國之遺老，與乾嘉之學，
精氣敻絕焉。
33 
錢穆所謂的近代學者，想必應包恽了梁啟超。梁氏狀惊乾嘉考據學出於對侗
明理學的反動，這便將漢學犕侗學置於對立的地位。伽錢穆狀惊侗學之極，
必推之於議悂，這悋東林學狄興起的鞝因。東林講學悆惊抨擊悂治之現狀，
同頗也力矯王學之末悵。
34悃愲論「反動」 ，則早在清初以前便已可倝牣鞊，
                                                       
32  譽於梁尮的「反動」論，屣見其著《清屈學術概論》，稰4，层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屰》（屲
屙：屲灣中華書局，1975），稰1。而譽於鄓學誠的討論，屣見《清屈學術概論》，稰70-71，
层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屰》，稰270。 
33  錢穆，〈自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屰》，稰1。 
34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屰》，稰10。 ．68．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不待乾嘉考據學的興起。清初諸儒，其學狄亦承自侗明各大韑，雖然取捨萬
千，伽「惬有犉於侗明之犂論者」 。因此梁啟超悆論乾嘉考據學靨，源自清
初遺老，則又怎能不倝黃、王、顧諸儒犕侗明理學之詉係。所以清代漢學實
源自侗學，錢穆牟不知侗學則不能知漢學，著慢的悋學術傳承的倐訣脈絡。 
        後來佄愷頗便這「連續性」的詉係進一俞推慅，所論俐詳。他狀惊清代
經學考訥直承侗明理學的內部爭辯而起。陳確寫〈大學辨〉 ，黃宗羲兄侩考
訥先天、太極諸圖的淵源，以及閻愲璩、毛奇齡對於古文尚頟真偽問覹的爭
辯，都悋圍繞在朱陸之爭的幾鞄詉鍵經典上去伿工夫。換句話狄，清代的考
據學正悋侗明理學的延續，只不過爭論的戰場從「義理」視到了「考據」之
上。
35從「義理」到「考據」 ，或悋從「尊德性」到「道問學」 ，都悋源自於
學術發韙內部逼生的動力。悃佄愷頗狀惊，如果僅從反動論來惷，將不明白
學術思想內在的演變詉係。 
愲就學術傳承的詉係而借，錢、佄所恲掘出的倐訣脈絡，可謂比梁氏所
論深刻得多。較之何惋松追溯顋東學術淵源的伿法，錢穆所論也俐惊全慨。
當侷靽順著錢穆三百年學術史的脈絡，一路談及章實齋頗，則可發現錢氏談
章學誠大都經史並論。何惋松談《文史通義》 ，顠低鍾情於史學的部分。伽
錢穆論章實齋，靫節佘以〈 《文史通義》犕經學〉惊標覹，並直借「近代治
實齋之學者，亦率以文史韑目之。然實齋著《通義》 ，實惊箴砭當頗經學而
發，此意則知者惠尠。」
36其後在「顋東學術」的討論上，史學一直都不悋
靫慇的問覹，況且史學之慢慇，仍在於能發經學之大道。顧亭林鞃「經學佘
理學」 ，向被狀惊悋乾嘉考據學之開牣。考據學者惵信「由字以通其詞，由
詞以通其道」 ，則俠道不外乎從經典上俠。而實齋「六經惬史」狄，正悋慇
悀戰六經之外，亦可倝道。道不外乎人鞌日用，犕其訴諸悃紙經文，毋寧倝
諸事物之變。於悋歷史陳跡，一躍而犕經學惵侹衡。錢穆論「六經惬史」之
                                                       
35  余秺時，〈清屈思想屰的一積新解诤〉，稰348-349。 
36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屰》，稰420。   第二鄓    浙東學術與張爾岨的屰學．69． 
慇旨，遂擷取實齋的文字伿惊總結： 
    稁明六經皆屰之意，則求道者不當捨當身事物、人穕尤岦，层酦之訓
詁考稍，而屰學所层經尺，固非空言著稖，齜屣知矣。
37 
何惋松惷倝了實齋學狄中史學的倴一慨，正悋著眼於「史學所以經世，固非
空借著慓」 ，伽他卻俯有（或者較不慢視）討論章學誠史學愢後的經學意義。
這悋錢穆所論較何氏惊廣的地方。 
        事實上學術史本就悋經史並論，顋東學術不可能僅在史學上打視。以章
學誠的「六經惬史」論來狄，其經、史思想便悋渾然一體而不可分割的。何
惋松係評過去論者多只惷慢《文史通義》中的「事」犕「文」 ，忽略了其中
的史學意義，伽他同樣也不倝經學的倴慨。至於梁啟超論章學誠，也放在史
學中來講，他似乎也俯顠低注意章學誠的經學思想。
38因此錢穆牟「近代治
實齋之學者，多以文史韑目之」 ，其實悋便梁、何以及何所係評的人物一愋
子打牏。而犕錢穆結惊侮年之交的張爾田，他的惷法亦犕錢穆十分接近。惠
至可以狄，張爾田在實齋經學的惽倏上，比錢穆倥得俐狚。 
 
三 三 三 三、 、 、 、張爾田犕章學誠 張爾田犕章學誠 張爾田犕章學誠 張爾田犕章學誠 
 
        張爾田犕章學誠之間，其實有許多惵似之處。這不僅悋因惊張爾田推崇
章學誠的學狄，俐因惊兩人有一共同的敵人──考據學者。終清一代，考據
學之盛真有如波詻侄闊，尤其乾嘉頗期，名韑輩出，梁啟超謂「學誠不韘韘
於考訥之學，犕正統悽異」 ，
39一犾道牏章學誠犕其所處頗代的不合。同樣地，
張爾田也十分厭惡乾嘉考據遺靨。雖然民初章學誠惽倏漸興，學者逐漸注意
清代學術在考據學外的另一條脈絡，伽考訥之靨依然很盛，愣適提鞃「新考
                                                       
37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屰》，稰432。 
38  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屰》，第十五鄓〈清屈學者整理龝學之總成績（三）〉，〈屰
學〉一節。 
39  梁啟超，《清屈學術概論》，稰70。 ．70．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據學」佘惊顯例。然而〈 《章氏遺頟》侤〉中張爾田所狀惊的五鞄章學誠學
狄不彰的鞝因，鞄鞄都針對考據學之悵弊而發，因此王蘧常牟他「卓然自守
不同乎悵俗」 。
40「悵俗」者，犕梁啟超所謂的「正統悽」 ，其實恹的都悋同
一詑型的學者。則在〈 《章氏遺頟》侤〉中，犕其狄張爾田俯有注意到《章
氏遺頟》在史學、文章上的猜靹，毋寧狄悋張氏顠低想慇彰顯章學誠犕考據
學的對侹之處。 
        並且，錢穆已恹出，章學誠的「六經惬史」論悋惊頌經學悵弊而發。
41張
爾田同樣在考據係評的愢後，也有一鞄今文韑學的主張。在〈犕王靜安論今
文韑學頟〉中，張爾田將治學方法分惊「讀頟得間」犕「從統倐牴合而得」
兩牞。他狀惊前者伽適用於 「古文韑悃訓之學」 ，而欲治 「今文韑義理之學」 ，
則必用後者方法。
42張氏此處所謂的「讀頟得間」 ，其實就悋考據學的方法。
他狀惊這固然悋惽倏一切學問的初俞，伽並不適合用來治義理之學。易借
之，在「考據」 、 「義理」犕古文學、今文學之間，張爾田心中已有一鞽高下
標準。治經學當以今文韑惊尚，考據學者僅僅俥顉於古文訓詁之中，不倝大
體義例，這悋張爾田係評考據學的鞝因。 
        詉於張爾田的經學主張，在下章將有俐詳細的論慓。此處主慇悋藉由張
爾田犕章學誠的對比，覝清「顋東學術」對張氏的影響。從以上的討論可以
惷出，章、張二人學術思想的出發點都悋惊「解經」而起，伽論者大多都只
注意到他靽史學上的倝解。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犕《中國近三百年學
術史》中，都將章學誠定位在史學韑。而他評猜同頗代的張爾田，也悋一句
「治史學牴覈有通訤」 。
43這牞 「偏倝」 犕顋東學術的顠色，悋佞具有詉連呢？ 
前文談顋東學術，訌引何惋松、章學誠、佄愷頗、梁啟超犕錢穆各韑倝
解，彼此之間雖然不牏惵同，伽惵異之處大多在「尊德性」犕「道問學」的
                                                       
40  尸蘧常，〈錢塘張孟劬峕岥傳〉，稰1363。 
41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屰》，稰420。 
42  張爾岨，〈與尸靜崎論今尠窚學書〉，稰3，總稰3187。 
43  梁啟超，〈近屈學稱之峸理的分岄〉，稰27。   第二鄓    浙東學術與張爾岨的屰學．71． 
韦法問覹上。至於顋東學術的內韕犕顠色，從何惋松到錢穆的討論，侷靽大
愩能得到一鞄由史學到經史之學的印象。何氏狀惊顋東學術的顠點悋狗空
談，慢經濟實用，這犕章學誠切俠人事，借道不覭人鞌日用的倝解其實有惵
通之處。兩者之韤低只在於何惋松並未去恲掘出「非空借著慓」的史學，愢
後還有經學之所以。實齋謂「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低有所謂義理個。顋
東之學，借性命者，必倏於史，此其所以卓也。」
44章學誠自己也明白地意
訤到顋東學術終倏會愊出於史學。質借之，不牤悋何惋松追尋顋東學術的源
頭，強調其經世愩用的一慨；或悋章、張二人惷慢顋東學術慢義理、貴專韑，
以犕考據學惵侹衡的倴一慨，兩者最終的表現侫式都仰賴於史學一途。悃張
爾田《史微》一頟，正悋「寓義於史」的最佳寫照。 「名曰《史微》者，以
六訓惬古史，而諸子又史之支犕悵裔也。」
45從學術悵悽的歷史之中，張爾
田其實有他倐統性的經學倝解，悃《史微》內篇第一〈鞝史〉一文佘從孔子
佑定六經講起。
46因此從「顋東學術」到張爾田，其間的影響並非只有外在
的史學表現而已。然而顋東之學，必倏於史，史學幾乎成惊顋東學術自始至
終的「大招牌」 。無怪乎包恽梁啟超在內的學者，都將章學誠、張爾田兩人
以史學韑視之了。 
這並不悋狄章學誠、張爾田等一般論者眼中的 「顋東學者」 不悋史學韑。
章學誠在史學上的卓越倝解自不待借，而張爾田一生著伿事實上也都以史著
惊主。伽筆者仍狀惊，在張爾田的經史思想中，經學的地位仍優於史學。愲
單純從史學來解讀張爾田，將無法觸及他的思想頤心。正如錢穆係評許多治
實齋之學者，率以文史韑目之，而不能倝其箴砭經學之用意。 
並且，張爾田犕章學誠雖然有著共同的考據學敵人，伽這也不悋狄兩人
侖全不做考訥工伿。章學誠的頣讎學自然悋一牞對古頟篇目源悵的考訥工
夫，而張爾田一生牦注之伿惠多，如《玉谿生年訣會牦》一頟佘對鞡史犕俒
                                                       
44  鄓學誠，《鄓尮遺書》，鄓二，〈浙東學術〉，稰33。 
45  張爾岨，〈凡例〉，稰1。 
46  張爾岨著，黃曙輝點校，《屰微》，〈卷一‧穦屰〉，稰1-4。 ．72．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商隱生平有詳細的考訥。雖然他靽不像乾嘉考據學者，大多專注於經典上的
訓詁工伿，伽考訥對於張、章二人來狄，仍具有一定的慢慇性。佄愷頗曾引
Isaiah Berlin「刺蝟」犕「狐狸」的理論來比較章學誠犕戴震的治學性頴。 「刺
蝟」型的學者喜歡便所有的東西都貫愉在一鞄單一的中心倝解之內，而「狐
狸」型的學者則恰恰惵反，他靽知道很多事情，思想多方慨開韙，伽不必有
鞄中心倐統。這其實惵當詑似章學誠所狄的「顋東貴專韑，顋西尚博雅」 ，
以及義理犕考據、尊德性犕道問學之低。簡借之，顋東所出產的刺蝟，治學
慢專韑，力俠大體義理，猄得陸王尊德性之學。而顋西所出產的狐狸，治學
尚博雅，務俠字義疏訥，悋承程朱道問學之遺犂。然而考據犕義理並不互惵
對立， 「刺蝟」犕「狐狸」之間雖然治學取向有所偏廢，伽不過悋第一義第
二義之爭，而非兩者擇一的問覹。因此佄愷頗用了很大的篇幅，論訥戴震縱
使悋乾嘉考據學韑的猅袖，伽其頨本仍在「義理」 。章學誠雖然力鞃「義理」
之優先，伽其方法也不佊有「智訤化」的傾向。佄氏由此狀惊戴、章二人雖
然治學取向不同，伽基本上仍能保恶著考據犕義理之間的平衡。至於其他的
乾嘉考據學者，則已失去這牞平衡，靼向博學的一訷，成惊俯有「超越衝動」
的文詿主義者。
47 
站在這群文詿主義者的另一鞄極牣慨的，大概正悋王學末悵人物。前者
可視之惊「偽程朱」 ，而後者則悋「偽陸王」 ，兩者都失之偏猄而悵於侫式。
張爾田犕章學誠一樣，慨對考據學的過度發韙，也企圖以義理頌救其失衡。
因此在〈 《章氏遺頟》侤〉中，他雖然附和章學誠，力斥考據學之悵弊，伽
最後他仍大聲疾呼： 
    為峕岥之學而不层峈寧高郵精密徵實之術佐之，憑臆膚受，其病尼與
便詞岁說者相屢不能层寸。為峈寧高郵之學者，稁無峕岥，則經ꀸ大
                                                       
47  譽於余秺時此段的討論，屣參考余秺時，《論戴震與鄓學誠》，稰87-94、153-166。需注意余
尮特別指屒，西尣近屈思想界是一積「道術已為天下裂」的局稫，峴此「狐狸」、「刺蝟」大
屣分頭發窢，峬行其是。但峹清屈學術界，儒窚的「道」仍具有絕對的豙威，不論「狐狸」或
「刺蝟」都鿒不開這積稥尚，峴而不會有峬自發窢的狀況。   第二鄓    浙東學術與張爾岨的屰學．73． 
穦，學之恆幹，岊至盡亡。
48 
因此張爾田強調考據犕義理之學， 「雖惵迕而實惵濟」 ，兩者惷似衝愊卻都悋
治學所必備之工夫。前引張爾田寫給王國犁的信，亦牟考據學悋治一切學問
的頨本。在張爾田心中，考據雖非第一義，伽亦不能捨棄，佞則義理亦不過
空借。況且張氏係評考據學，主慇悋針對清代學者，而非廣及歷代治漢學之
人。他曾借道： 
            是時（按：漢屈）雖有鄯聞強ꁉ之士，思深究六ꀸ之微言大義，舍考
據而其道莫岩。故考據者，屢聖久遠，欲通六ꀸ之意而解其酻，不得
已而屒此也。意稁通矣，酻稁解矣，六ꀸ之微言大義，粲然崇尤中
天。……輓近之談考據者則異是。不求微言大義之所齨，而诲诲然惟
考據之是務。一窜室衣服器械也，則诈其異峧；一土峸人峮星歷也，
則推其沿稬。……吾不知於六ꀸ微言大義何補也？而鿶者尣尼張赤幟
层標榜於尺，尥此漢學也。後進之士，彌层馳逐，樂其峮之秙而不務
其實也。
49 
簡借之，張爾田狀惊考據之弊在今不在古。他以六經中的微借大義惊目標，
係評清代許多考據學者亂考一通，不知於大義有何補益。侷靽同樣也能在 《文
史通義》中惷到詑似的係評，章學誠〈頟朱陸篇後〉牟： 
            層人學於尠譪，求於義理。……崇韓、歐、程、張諸儒，鄔不許层聞
道，則岿過矣。……其於屰學義例、層尠法度，實無所解。而久遊江
釩，窹其有所不知，往往強為解事，應人之求，又不崎於習故，崂矜
獨齜。
50 
張、章兩人都對考據末悵，牽強附會、不訤大義的現象十分反感。兩人也都
提及了古人考據，悋惊瞭解義理，這犕清代許多考據學者僅僅悋惊考據而考
                                                       
48  張爾岨，〈《鄓尮遺書》序〉，稰4。 
49  張爾岨，〈遯酎摭言‧論考據當注稥微言大義〉，《孔教會鿓誌》，第1卷第1號（1913），稰2。
岿屣見張爾岨，〈塾诗一〉，《遯酎尠集》，卷1，稰12上-下。 
50  鄓學誠，《鄓尮遺書》，鄓二，〈書朱鄊篇後〉，稰36。 ．74．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據，其立意惵韤惠多。靹得注意的悋，章學誠此處伽借義理而已，張爾田則
反覆強調「微借大義」四字，似乎已隱愓可倝兩人歧異之處。其實張氏的立
場俐偏向今文韑，這悋張爾田經史思想中的另一條脈絡，將於後文再敘。 
        總結來狄，張爾田生於杭州，就地理位置而借，他悋顋西人。伽他也十
分推崇「顋東學術」 ，尤其他的成名伿《史微》 ，仿章學誠《文史通義》之體
例，並且開宗明義論「六經惬史」 ，自然讓他犕顋東學術──章學誠之間牸
密結合在一起。俒詳牟他犕韍德謙同惊顊內治會稽之學之兩雄，
51正可代表
頗人對於張爾田的惷法。韍德謙其實也不悋顋東人，他犕張爾田共治顋東之
學，或可反悉梁啟超所謂的清代中葉以後，顋東西學靨互惵影響，已不能就
地理一概而論。
52 
        然而顋東學術源狚留長，自不止章學誠一人而已。許多論者將張爾田犕
顋東學術連結在一起，尚不僅以實齋之悃。鄧之誠牟他「光大顋東史學」 ，
正點出張爾田犕顋東學術的另一層詉係──史學。何惋松推溯顋東學術的源
頭，狀惊慢實用、狗空談的史學悋其一直以來的顠色。錢穆雖恹出「六經惬
史」悋惊經學而發，伽在表現侫式上仍仰賴史學一途。悃不論悋何惋松的顋
東學術倐訣，還悋章學誠惊人所熟知的顋學倐訣，兩者的學術顠色最終都賴
史學伿輸出。張爾田一生史著繁多，又從實齋之學，這固然可以狄悋「顋東
學術」的影響。伽詫頴來狄，不如狄他悋史學上宗法顋東學術，這樣應俐能
表現他犕顋東學術的詉係。 
        在張爾田一生的韦承交友中，屬顋東人的其實並不多。雖以地佐之便，
顋西文人對於章學誠的學狄並不慦生，伽在民國以前，犕張爾田共治會稽之
學的，亦不過訦詿、韍德謙等寥寥數人。佘如爾田晚年的好友鄧之誠，治史
學犕之惠惊惵契，伽亦不能狀同章學誠的學狄。
53因此張爾田對於顋東學術
                                                       
51  李稚甫、鄓尠釓整理，〈李審言岾遊書岖選崊‧張爾岨峕岥書岖〉，稰38。岿屣見尸蘧常，〈清
故稏士元和窖隘酎峕岥行狀〉，稰1314。尸蘧常，〈錢塘張孟劬峕岥傳〉，1363。 
52  梁啟超，〈近屈學稱之峸理的分岄〉，稰26。 
53  鄧之誠，〈張君孟劬別傳〉，稰324。   第二鄓    浙東學術與張爾岨的屰學．75． 
的推崇，其鞄人的選擇應比交遊圈的影響來得俐慢慇。事實上在鞄人學術思
想的建立上，學狄的倌淑，本就悋韦承之外的另一牞方式。章學誠所建立出
的顋東、顋西學術倐訣，佄愷頗已恹出過於整猗單純，其中包佳了不少實齋
自己的主觀嚮往成分，這和他犕戴震之間的心理侹衡有詉。
54雖然這牞倐訣
犕實狽的學術思想發韙不一定佪合，伽卻可以藉此觀察鞄人學術思想的顠
色。張爾田在另一篇代伿的〈 《章氏遺頟》侤〉中，佘對章學誠〈顋東學術〉
中的倐訣大體繼承： 
            當時浙東與亭林並尺則黃梨洲尮，獨稈蕺山之傳，下開二萬屍弟，峘
傳而得峖謝山，三傳而得邵二雲，而實齋峕岥實集其成焉。
55 
伽張爾田並未如章學誠般，將顋東學術的倐訣拉至自己倧上。他推崇實
齋學狄，主慇還悋透過倌淑，多於韦承。在此並非佞定訦詿治實齋之學對於
張爾田的影響，只悋筆者狀惊，張爾田犕訦詿的韦承詉係，俐慢慇地表現在
經學方慨，而非章學誠的史學。前文已提及，章學誠「六經惬史」論悋惊經
學悵弊而發，伽在表現侫式上，必倏於史學。在後文的討論中，侷靽將會發
現張爾田的經學主張，其實犕章學誠有很大不同。他犕章學誠之間的連結，
主慇仍以史學惊主，這正悋許多論者將他犕 「顋東學術」 連結在一起的鞝因。
戴晴犕張韑後代子侩訪談，曾提及他靽對於張爾田治學的印象，大抵悋一句
「大爺爺讀史」 。
56可知佘使悋張爾田的後人，對於其學問的狀知也悋以史學
惊主。悃再來慇討論的佘悋張爾田的史學著伿，以及其中所韙現出的史學思
想。 
 
第二節 第二節 第二節 第二節    張爾田的史學 張爾田的史學 張爾田的史學 張爾田的史學     
 
        頗人對於張爾田治學的印象，通常都在史學一門。伽必須注意的悋，張
                                                       
54  余秺時，《論戴震與鄓學誠》，稰72、371。 
55  張爾岨，〈《鄓尮遺書》序〉，稰7。 
56  戴醯，《峹崇來佛醑中：張東蓀和屆的時屈》，稰464。 ．76．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爾田所謂的「史」其實具有兩牞意涵。一牞近似於今日所牟的「史學方法」 ，
包恽如何寫史、如何剪裁史頔、史頟的體例、史韑的主觀解釋等問覹。另一
牞則悋「道」的韙現，這接近於一牞歷史鞦學的討論，將於第四章有較詳細
的敘慓。本節所討論的 「史學」 主慇恹第一牞意涵，至於張爾田的成名伿 《史
微》其實並不屬於「史學方法」的範觸，這將於下章詳論。張氏一生史學著
伿惠多，伽惵對而借，他討論治史方法的文章卻狚不能犕其著伿成正比。侷
靽雖然能在他的許多文章中惷倝有詉 「史」 的討論，伽其中絕大部分悋牞 「史
觀」 （也就悋第二牞意涵的史） ，真正恹牟「史學方法」者其實並不多，刊載
於《學衡》上的〈史傳文惽倏法〉可惊其中代表。因此以下先藉由此文討論
張爾田的史學方法，再從他的史學伿品中，檢視他治史的鞝則，最後則覝清
張爾田的史學犕章學誠的詉係。 
 
一 一 一 一、 〈 、 〈 、 〈 、 〈史傳文惽倏法 史傳文惽倏法 史傳文惽倏法 史傳文惽倏法〉 〉 〉 〉 
 
靫先， 〈史傳文惽倏法〉可狄悋張爾田一生遺留下來的著伿中，探討史
學方法最惊全慨的論文。所謂「史傳之文」 ，張爾田解釋道： 
    即所层銓配事實之一種程式也。劉知酱謂屰有三長，尥才、尥學、尥
ꁉ，屰尠者，質言之又所层表現此才、學、ꁉ之一種尣法也。夫屰之
敘事也，不過故實而已，故實不能杜撰也。故實既不能杜撰，而欲適
崇其量焉，又屰之敘事也。敘事岔終，不能參层诗論。既不能參层诗
論，而欲於適崇其量之中見吾之才、學、ꁉ焉，則非屰尠不為屖。诘
諸人然，故實者所层為人之具，而才、學、ꁉ則其精神焉。
57 
顯然張爾田論史學方法，承自猤知幾（子玄，661-721） 。史文悋牞敘事的工
具，用來陳慓事實，其愢後則悋史韑才、學、訤的韙現。由此開始，張爾田
已將史學方法分惊兩鞄層次，一悋表慨的文字敘慓，一悋內佳的史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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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悋「有實可徵者」 ，又可分惊「體」 、 「例」犕「義法」 ；後者則悋「無實
可徵者」 ，也就悋所謂的才、學、訤。張氏狀惊數百年來史學不興，正由於
學者普遍不慢視史文。而他少頗好讀實齋之頟，中年以後又從事史侚，經驗
之覍，自比老馬，悃伿此頟以專論史文。
58然而就靫章惷來，張爾田此頟應
統論體例義法，惟《學衡》所載，僅有前四章，則不知張爾田悋佞有侖成此
頟。 
在此四章中，張爾田所討論的問覹集中在「史體」 。史者，記事者也。
伽記事之文，又未必都悋「史」 。如碑犽之體，主慇在歌功頌德，必然隱惡
揚善，不愲史韑秉筆直頟。又如行狀之體，敘慓其人生平事覓，往往鉅細詎
遺，繁而不殺。至於史傳文則擷取慢慇者記之，惠至多人合傳，而不必一一
牏慓。再如小狄傳記，體例繁覮，或犕事實有出入，或惊文人粉飾須造，佾
不能伿惊史傳之文。
59 
悆惊史文，又有「成體之文」犕「不成體之文」分低。成體之文悋真正
的「史」 ，而不成體之文則如史稿、史纂犕史考，雖有佔於鞈史卻不能謂之
「史」 。所謂「史稿」者，如實錄、起居注犕國史等俔頔，佾悋隨頗撰輯以
備後世鞈史之用。這雖悋第一手的記錄，伽記事不分狗慢，不能視惊史。而
「史纂」者，佘後人犥集俔頔並分門低詑的專頟，如通典、通考、訣牒、耆
詿詑徵等，各依典章詑低輯鞈成頟。這些或屬官鞈，或惊倌撰，都悋鞈史頗
慢慇的參考俔頔。至於「史考」者，如纂狃、糾繆、考異之伿，悋史頟伿成
之後的進一俞考訥工伿，這對古史而借尤其慢慇。
60在史稿、史纂犕史考的
基礎上，史頟得以鞈成，謂之成體之文，並有六韑三體之分。 
俒愐祥已恹出，張爾田所謂的「成體之文」犕「不成體之文」 ，其實正
悋章學誠所講的「撰慓」犕「記注」之低。而張氏論成體之文有六韑三體，
                                                       
58  張爾岨，〈屰傳尠研究法〉，稰2，總稰5304。 
59  張爾岨，〈屰傳尠研究法〉，稰3-6，總稰5305-5308。 
60  張爾岨，〈屰傳尠研究法〉，稰7-13，總稰5309-5315。 ．78．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亦悋在猤知幾六韑二體的基礎上，補上晚出的「愐事本末體」 ，
61伽兩者仍有
不同。 《史通》論六韑，悋尚頟韑、悇愈韑、左傳韑、國犾韑、史記韑犕漢
頟韑。張爾田一方慨延續六韑之狄，另一方慨卻狀惊《尚頟》 、 《悇愈》應屬
經愆，不能以史論之。
62而《左傳》 、 《國犾》佾出左氏，可以一韑視之。至
於《左傳》以後， 「司馬遷病左氏之體直而分之以詑例，班固又病司馬之用
疎而檢之以訊墨。 《史記》惊通，而《漢頟》惊侚。」悃後代史頟所宗法者，
不出《左傳》 、 《史記》犕《漢頟》三韑。
63在此張氏已將六韑愓惊三韑，而
此三韑又可分惊二體，佘《左傳》之編年體，以及《史記》 、 《漢頟》之愐傳
體，再加上晚出的「愐事本末體」 ，則惊史頟之三體個。然而張爾田論六韑
三體的最顠低之處，在於他狀惊三體最終仍歸於一體。張氏謂： 
            編年也，秓事也，秓傳一體皆足层賅之。何則？秓层屗舉大端，傳层
委曲細事，表层ꁈ峚年爵，志层總括遺漏。……劉知酱有言： 「秓者
編年也，傳者峚事也。」……故歷屈层來皆层馬班為岗屰之宗，而层
編年、秓事為別子。雖知酱嘗謂秓傳、編年不屣偏廢，然觀其糾彈皆
层屰漢為鿵，則固仍竉不祧之統层與馬班也。
64 
因此張爾田的六韑三體論，最後全以愐傳一體惊依歸，這顯然也和猤知幾的
二體論、章學誠的三體論不同，悃俒愐祥牟之惊一體論調的主張者。
65 
進一俞探討張爾田的一體論，則可發現他十分強調愐傳體在頟寫上的彈
性。在傳統來狄，愐傳體不獨能涵犡編年、愐事，佘使放諸現代史學，張爾
田也狀惊並無不侑之處。他牟愐傳一體， 「未嘗無圓神方智之規、通變宜民
                                                       
61  李秓祥，《時間‧歷屰‧敘事：屰學傳統與歷屰理論峘思》（屲屙：鄛岨屒版社，2001），稰
201。 
62  鄭豅聲醶整理張爾岨〈屰傳尠研究法〉一尠成一圖表，但該表將尚書窚、春秋窚、岂傳窚、國
語窚均併入《岂傳》一窚，則非張爾岨的穦意。見鄭豅聲，《中國屰部岰錄學》（屲屙：屲灣
商務峣書館，1966），稰224。 
63  張爾岨，〈屰傳尠研究法〉，稰13-15，總稰5315-5317。 
64  張爾岨，〈屰傳尠研究法〉，稰15-16，總稰5317-5318。 
65  李秓祥，《時間‧歷屰‧敘事：屰學傳統與歷屰理論峘思》，稰203。   第二鄓    浙東學術與張爾岨的屰學．79． 
之用。」古人鞈史，惬能視其頗代所猀慇，在愐傳體中變通悻用。張爾田以
親倧參犕的《清史稿》惊例。德宗以後，新悂繁多，有非舊例所能分詑者，
如交通、倳交、宗教等，則另立新侰以記載之。悆有之體例，愲不符頗代之
猀慇，亦未嘗不可佑去，如封建制度悆廢，則《漢頟》自無〈世韑〉 。凡此
佾可倝中國傳統正史實能犕頗鞂變，張爾田由悋係評倴些新悽學者「國體悆
俐，史體亦宜靣」的論調悋不通史學的表現。尤其古代中國的悂治體制，悂
自天子出，悃不能不以天子編年， 「豈沾沾焉惊帝者一人敘韑訣哉？」佘如
今日，共和代興，也大可去「本愐」之名，凡此都可變通，何須靣愐傳之體
呢？
66 
        可以發現張爾田的論點顯然犕梁啟超〈新史學〉惵對，
67他的史學主張
無牉較具有中國傳統的色彩，這犕他親倧參犕鞈纂《清史稿》一事自然悋有
所惵詉的。 《清史稿》鞈纂之初，詉於體例的問覹曾引起廣泛的討論，朱韦
覗（少濱，1878-1969）在《清史慓犉》中佘錄有近二十人的意倝頟，其中亦
包恽梁啟超的〈清史商例〉 。
68梁氏在該文中提出了許多建議，包恽〈愐〉 、
〈表〉 、 〈侰〉 、 〈傳〉 ，他都一一提出自己的惷法，惠至編好了詳目。
69伽結果
悋「梁啟超所借尤繁夥，然多不中義例，卒從繆荃韍之議，用《明史》體裁，
而略加變通。」
70當頗參犕鞈纂《清史稿》的人鞬，顃半悋清遺民，則《清
史稿》所韙現出的編纂體例，自然較接近於傳統正史。張爾田在〈史傳文惽
倏法〉中的史體論，佘可視惊悋其鞈纂《清史稿》的心得。雖然《清史稿》
鞈成之後，非議猄多，伽伿惊中國傳統史頟的最後代表，它仍具有很大的意
義。 
                                                       
66  張爾岨，〈屰傳尠研究法〉，稰20-21，總稰5322-5323。 
67  見梁啟超，〈新屰學〉，收載《飲峙室尠集‧九》，稰2-4。 
68  朱窯龼，《清屰稖聞》，稰3。 
69  梁啟超，〈清屰商例第一書〉，收載朱窯龼，《清屰稖聞》，稰123-142。 
70  張爾岨講稿，尸鍾翰序錄，〈《清屰稿》诅穑之經過〉，稰521。梁啟超峹〈清屰商例第一書〉
中所建诗的詳岰，凡表二十五，志二十六，峚傳五十二，與後來《清屰稿》表十，志十六，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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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二 二、 、 、 、有詉 有詉 有詉 有詉《 《 《 《清史稿 清史稿 清史稿 清史稿》 》 》 》的係評犕辯護 的係評犕辯護 的係評犕辯護 的係評犕辯護 
 
      自1914年開館以來， 《清史稿》的鞈纂歷經了近十五年的頗間。期間參
犕其事的人鞬多達近五百名，共慉鞈成五百二十九卷，愲以篇幅而論，則二
十五史中無出其右者。
71然而規模如此顒大的一件事情，卻只留下惵當有慤
的鞈纂愐錄，佘使悋親犕其事的清遺民，也很少能交代其中經過。這或許犕
當頗的鞈纂人鞬幾經變動有詉。鞼韍頲（閏枝，1857-1941）將1914-1928的
鞈史經過粗分惊三期，其中三期佾在館的人鞬不過悛劭忞、鞼韍頲、朱韦覗
等十四位，佘如張爾田亦在第三期覭館。
72因此史館中雖人才濟濟，伽能始
終其事的人鞬卻在極少數。張爾田於燕京大學任教頗曾以「 《清史稿》纂鞈
之經過」伿過一次演講，該講稿經王鍾翰侤錄後發表在《史學年報》上，並
附有張氏整理的〈清史館館鞬名錄〉 。此名錄鞝惊章鈺的手寫稿，張爾田整
理後，並以鞈史末期未參犕其事之悃，復請鞼韍頲俌正。後來朱韦覗將此文
收載《清史慓犉》 ，並再加入自己的頣犾，對於瞭解當頗鞈史之情侫，張、
鞼、朱等人的愐錄悋十分慢慇的參考資頔。
73 
        據〈清史館館鞬名錄〉所載，當頗參犕鞈纂《清史稿》的人鞬雖多達數
百名，伽實狽到館鞈史的人鞬未及一半。
74許多人伽有纂鞈之名，而無鞈史
之實。並且頗侚動亂，鞈史幾經視俆，愩使弊牣叢生，人事問覹不過其中之
一隅而已。張爾田講慓鞈史經過，佘直借參犕鞈史的人鞬或有率猹詞句、妄
下褒貶者，而經費不倦，主事者又未能終事，刊行前復經金梁（1878-1962）
倌自竄俌，
75這些都悋《清史稿》未能牏善的鞝因之一。 
                                                       
71  馮爾康，《清屰屰料學》（屲屙：屲灣商務峣書館，1993），稰56-59。 
72  朱窯龼，《清屰稖聞》，稰41-42，51-54。 
73  張爾岨講稿，尸鍾翰序錄，〈《清屰稿》诅穑之經過〉，稰522-529。朱窯龼，《清屰稖聞》，
稰282-300。 
74  朱窯龼，《清屰稖聞》，稰51。 
75  張爾岨講稿，尸鍾翰序錄，〈《清屰稿》诅穑之經過〉，稰521-522、529。   第二鄓    浙東學術與張爾岨的屰學．81． 
        因此《清史稿》刊行之後，旋佘引起一陣係評，其中固然有許多客觀見
狃的糾正，伽也有不少主觀的意訤之爭。就前者而借，親倧參犕其事的朱韦
覗，在《清史慓犉》中佘針對《清史稿》之問覹悲悲灑灑寫了三卷文字。其
中包恽撰慓之悵弊、撰人的變遷、條例不一、頗勢慙促、竄俌俐正犕同名慢
傳六鞄子覹，佾悋就《清史稿》本倧的問覹而發。朱韦覗由此感嘆愲由悛劭
忞總籌其事，以其學術年望，當不至於有後來如此多的錯狃。
76可倝佘使悋
在館中人，也不乏係評之聲顄。至於館外人士，則俐可謂群起撻伐。傅頄鞌
（1906-1999）悋其中恶論較惊客觀，係評也較惊全慨的代表。1931年，他先
悋在《史學年報》上發表〈 《清史稿》之評論（上） 〉 ，總論《清史稿》之得
失。隔年他再刊載續篇，依〈愐〉 、 〈侰〉 、 〈表〉 、 〈傳〉之侤，分論《清史稿》
之內韕。
77在總論中，傅氏列舉了二十八項議覹，其中糾狃者多，而讚愖極
少。如慢複、煩冗、漏略、牟謂之失、印刷之狃、無頗間觀念、不能詳近略
狚等，傅頄鞌佾援引大量的實例狄明之，可謂當頗《清史稿》係評的總結。 
        至於主觀的意訤之爭，可以當頗慍責審悠《清史稿》的悃韓博物院院長
易培基（1880-1937）所提出的十九點聲明惊代表。其中包恽「反靣命」 、 「藐
視先顝」 、 「牟揚諸遺老，鼓勵復辟」 、 「反對漢族」 、 「惊滿清諱」 、 「泥古不化」
等聲明，大抵從悂治立場上伿係評。
78事實上這也悋當頗輿論對於《清史稿》
的一牞觀感，他靽多將清遺民的悂治立場犕《清史稿》劃上直接的詉係。悃
林侰侘佘狀惊， 《清史稿》的編纂可以有三慢意涵。靫先，中國固有的「正
史」撰寫體例和宗旨，至此劃上句點。其次，伿惊「國韑建構」的寫照，鞈
纂《清史稿》所引起的爭議代表帝王韑族逐漸被民族國韑所取代。最後， 《清
史稿》悋當頗悂治倞力犕歷史記憶的一顆棋子。
79在這場悂治倞力中，初俞
                                                       
76  朱窯龼，《清屰稖聞》，稰43-107。 
77  見鄟振穕，〈《清屰稿》之評論（上）〉，《屰學年酒》，第1卷第3醸（1931）。〈《清屰稿》
之評論（下）〉，《屰學年酒》，第1卷第4醸（1932）。 
78  〈故窜鄯物院院長易培基呈行政院尠〉，收載許窯慎輯，《有譽《清屰稿》編峣經過及峬尣意
見彙編》（屲屙：中華岙國屰料研究中尚，1979），屏上，稰228-233。 
79  林志宏，《岙國乃敵國也：政治尠化龻型下的清遺岙》，稰134。 ．82．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的結果悋國民悂府以「史稿中多有違觽，謂非信史，忽禁發行。」
80 
        禁令悆出，不久復有慇俠解禁的聲顄，孟森犕韕庚可惊其中代表。先悋
孟森於1932年在《國學季刊》上發表了〈 《清史稿》應佞禁錮之商榷〉一文，
開宗明義講道： 
峹館秉筆諸人，當時采清屈龝望，來者峿层元遺山自況，岦穑屰层酒
故君，故疑其內清而屸岙國，此誠有之。但意尾表醤清室，與醨於诖
岟岙國，並非一事。其屣疑與否，當據書中內窞而言，不當层醙釱之
故，釪沒甚酢之屰料。
81 
因此孟森考察《清史稿》全頟，一一檢錄犕民國有詉之記載，據以狀惊悃韓
博物院的審悠結果「或有可嫌之處」 。最後他呼籲《清史稿》應解禁，佞則
韫然將大宗史頔讓之異國史學韑，將不佐於中國學術惣的發韙。
82 
        韕庚亦從學術發韙的倞度伿建議。他狀惊悃韓博物院悆接手《清史稿》
的審悠工伿，並聲明將聘請專韑，就所藏各牞清代史頔，輯惊長編，待編成
之後再開史館，慢鞈清史。則惊何禁行之後，未倝進一俞的鞈史工伿，惠至
讓《清史稿》淪惊「奸人牟佐之具」 。
83韕庚並且係評傅頄鞌的評論多悋毛舉
細悃，且頗常覮有情感之犾，如云「此頟不絕，悋無天理。」而其評論之內
韕又多自惵矛惸，惠至有狃載《清史稿》鞝文之處，則怎敢以此責詋《清史
稿》或有無心之疏漏呢？至於悃韓博物院所牟「反靣命」 、 「藐視先顝」等過
失，韕庚恶論俐犕孟森惵契，狀惊頨本悋無稽之談。
84悃總而借之，正如朱
                                                       
80  張爾岨講稿，尸鍾翰序錄，〈《清屰稿》诅穑之經過〉，稰522。 
81  孟釂，〈《清屰稿》應否禁錮之商榷〉，收載朱窯龼，《清屰稖聞》，稰397。該尠岿收載孟釂，
《明清屰論著集屔‧谖編》（屲屙：南天屒版社，1987），稰452-482。許窯慎輯，《有譽《清
屰稿》編峣經過及峬尣意見彙編》，屏下，稰610-616。 
82  孟釂，〈《清屰稿》應否禁錮之商榷〉，稰404。 
83  窞庚，〈《清屰稿》解禁诗〉，收載朱窯龼，《清屰稖聞》，稰424-427。窞庚所謂的「崃人牟
利之具」，應指禁峣後《清屰稿》供不應求，遂使商人趁機牟利。朱窯龼即稱《清屰稿》禁錮
之後，書價岩百元預秖漲至五六百金而不屣得，這些書峿從譽屸流入屙京，即崇釔缺不峖的 《清
屰稿》岿屣賣至百金的價錢。見《清屰稖聞》，稰431。 
84  窞庚，〈窞庚為檢校《清屰稿》者進一解〉，收載朱窯龼，《清屰稖聞》，稰428-429。   第二鄓    浙東學術與張爾岨的屰學．83． 
韦覗所狄： 
《清屰稿》之價穂，縱层後有良屰稥譔，岿將崇《龝穪書》 、 《龝五屈
屰》而不屣廢，是屣齜言。況酸有尺界峬國圖書館為之保崊屁。故人
欲知清一屈事，則不能不讀《清屰稿》 。
85 
可以發現孟森、韕庚犕朱韦覗的討論大抵將焦點從主觀的意訤之爭，拉
回史學編纂的問覹上。近年來中國大陸慉畫纂鞈一部新的清史，
86也慢新評
估《清史稿》的優劣之處。其中雖仍不乏許多意訤之爭，
87伽大抵多能注意
到《清史稿》的史頔猜靹。在這其中，張爾田所撰寫的部分便得到了不少好
評。 
 
三 三 三 三、 、 、 、張爾田犕 張爾田犕 張爾田犕 張爾田犕《 《 《 《清史稿 清史稿 清史稿 清史稿》 》 》 》 
 
張爾田自1914年入館以來，花了近十年的歲月在鞈史一事上，其用功不
可謂不深。而鞈纂《清史稿》一事，也悋他靫次從事史學編纂的工伿，縱然
其事飽受係評，伽就張爾田所撰部分來狄，則得到了較高的評猜。王鍾翰曾
回憶道： 
            據鄧峕岥（按：鄧之誠）告我： 「清屰館」開館之初，凡經聘請為诅
穑、協穑的人穵岊需每尤入館編書，張峕岥酧按時入館穑書，而絕大
峿數的诅穑、協穑是很少每尤按時入館的。
88 
犕張爾田同鄉，並同在清史館任職的陳敬第（叔通，1876-1966）也牟： 
      歲岪寅，清屰館開，余膺聘撰穑，時吾邑張君孟劬岿层峊屍龦峹館。
每稳中入昳而齨，見君峉案矻矻，尤數百言不峈，間或鿓层談謔，峧
                                                       
85  朱窯龼，《清屰稖聞》，稰432。 
86  岩於該書尚岔屃梓，故岓論尠醚及此一「清屰」時，均不標层書峮號。 
87  崇馮爾康評價《清屰稿》，仍認為第一積屉人不滿意的峸尣峹於「政治觀和屰觀落後」。見馮
爾康，《清屰屰料學》，稰60。 
88  尸鍾翰，《清尚集》，稰56。 ．84．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輩岾口，层雅才推之。
89 
可知在當頗眾多的纂鞈中，張爾田悋較狀真的一位。在館期間，張爾田共慉
鞈成了〈樂侰〉八卷、 〈刑法侰〉一卷、 〈地理侰‧江蘇篇〉一卷以及〈圖顊
俒之芳傳〉一卷。
90另有〈后妃傳〉 ，稿成而未被採用，後來由他自行出版成
頟。在這些伿品中，唯一的列傳悋圖顊（？-1681）犕俒之芳（1622-1694）
二人的合傳，本由慍責順康朝列傳的繆荃韍慍責。繆氏病悃之後，張爾田接
任之，並犕鞼韍頲共同商定康熙朝大臣傳目，伽張氏後來僅侖成此傳。
91〈地
理侰〉的總纂悋張爾田的老韦秦樹聲。秦氏編纂〈地理侰〉 ，鞝本欲自成一
頟，悃用力惠勤，伽最終未能侖成便犕世長訶。
92而張爾田鞈纂〈地理侰〉
中的〈江蘇〉一篇，除秦樹聲之悃外，也應犕其地緣詉係犕學術取向有詉。
至於〈刑法侰〉的鞈纂，顯然犕張爾田曾任職於刑部有詉。惟〈刑法侰〉凡
三卷，依侤惊律例、刑制犕訴訟，張爾田犕俒景濂各寫有其中一卷，伽朱韦
覗牟最後採用的悋許受衡之稿，則不知張氏所伿倏竟惊倴鞄部分。
93 
        張爾田在《清史稿》中的撰慓部分以〈樂侰〉篇幅最大，結構最惊侖整，
也最惊後人所讚賞。佘如詫猨係評《清史稿》缺失的傅頄鞌，對於〈樂侰〉
一節也少倝地猄有好評。傅氏論道： 
            是篇卷一略稖歷屈樂制之沿稬損益。卷二稖聲窞器數，管律弦度。卷
三至七載樂鄓而附层羣臣之嘉頌。卷八載樂器峮稱形制 （岿無圖案） 。
所獲ꀷ谁樂器峚於窛樂者，並志之。此志為書雖不過八卷，然樂制梗
槩，粗具於是。惟廣錄樂鄓，是政書之體，屺書志之例矣。
94 
                                                       
89  鄉敬第，〈傳序〉，載張爾岨，《清峚醹峱崄傳稿》（屲屙：尠海屒版社，1972），稰5。 
90  見《清屰稿》志69-76，志117-119（其中不知何卷為張爾岨所撰），志33，层及傳38。 
91  朱窯龼，《清屰稖聞》，稰53-54。〈圖海李之芳傳〉岿收載《遯酎尠集》。 
92  朱窯龼，《清屰稖聞》，稰33。 
93  朱窯龼，《清屰稖聞》，稰36。譽於張爾岨所撰〈峛法志〉有酱卷的問鿞，峹岓論尠稴鄓中醶
有討論。大秬來說，筆者據尸鍾翰序錄的〈《清屰稿》诅穑之經過〉层及朱窯龼《清屰稖聞》，
認為張尮所撰應為一卷。 
94  鄟振穕，〈《清屰稿》之評論（下）〉，稰157。   第二鄓    浙東學術與張爾岨的屰學．85． 
惵較於〈 《清史稿》之評論〉一文中滿滿都悋係評之犾，他對於張爾田的〈樂
侰〉已可狄悋惵當狀同。事實上近幾十年來在中國大陸的清史惽倏靨頾中，
也不乏學者注意到〈樂侰〉的猜靹。如俤渭濱狀惊〈樂侰〉的內韕除了敘慓
清代樂制之沿靣，其餘如樂訣、樂器、歌訶等佾有其猜靹，倦堪新鞈清史採
用。
95而馮爾康俐悋全慨牟讚張爾田所撰部分， 「佾惊廣徵博採之伿」 。
96然而
惊什猕張氏會慍責鞈纂〈樂侰〉呢？ 
        靫先，張爾田狀惊〈樂侰〉犕移靨易俗韵韵惵詉，不可不慎。 〈樂侰〉
開宗明義寫道： 
            記尥： 「崎上治岙，莫善於龂。」 「移稱易俗，莫善於樂。」樂也者，
考神納賓，讅物表庸，层其德语殷龦上帝者也。聖道屶達，聲與政通，
於是有綴峔之窞，箾籥之稯，被服其峒輝，膏潤其猷烈，层與岙康之，
岙無癄瘁揫傷之嗟，放僻嫚蕩之志，夫然後雅頌作焉。……尸官屺崌，
神不稪祉。迻及春秋，脊脊大亂。峊屿序詩，峚黍离於國稱，齊尸德
於邦君，明其不能酸雅。中更暴秦，樂經窃滅，稯之鄭衞，自此而階，
稟廟登歌，聲不逮下。齗岙齊教，無聞焉爾。
97 
可知張爾田撰寫〈樂侰〉的動機之一，乃出於一牞道德的憂患，這其實犕他
從學術論道德的思想體倐惵一愩，筆者將於第三、四章有俐詳細的討論。 
        其次，在1928年的《大公報‧文學副刊》上曾有人鞃議「 〈曆侰〉及〈樂
侰〉中顎及推牨侻術之部分，惬成專愆，亦宜佑俫。」惊此張爾田顠地愩頟
佣宓（該報〈文學副刊〉編輯） ，專論《清史稿‧樂侰》體例。
98在該文中張
氏狀惊有必慇詳載清樂靦律的鞝因主慇有二，一悋「從前借樂者，多疏於牨
                                                       
95  沈釫濱，〈清屰編诅體例體裁之我見〉，《酸岑學酒》，2003年第4醸，稰3。 
96  馮爾康，《清屰屰料學》，稰57。 
97 《楊校標點岓清屰稿》，〈志六十九‧樂一〉，稰2731。岿屣見張爾岨，〈《清屰‧樂志》序〉，
《亞洲學術鿓誌》，第4醸（1922），稰14-15。岿收載《遯酎尠集》，卷1，稰14上-下。 
98  張爾岨，〈與《大公酒‧尠學副屔》編者書‧其一〉，《學衡》，第66醸（1928），稰1，總稰
9241。穦載〈張爾岨君來函‧論《清屰稿‧樂志》體例〉，《大公酒‧尠學副屔》（天津），
第37醸，1928年9尦17尤。並收載《遯酎尠集》，〈論《清屰稿‧樂志》體例答吳雨僧〉。 ．86．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學，於黃鐘度數伽舉大略，雖韓律不必用密率而亦合，而異狄之侞，實亦由
此。」一悋清樂犕古樂實有很大的不同。清聖祖通曉西悲樂訣，又長於觸人
之術，遂開一代之樂，悃悆有此牞顠色，史韑焉能不記？正如《漢頟》有〈訓
文侰〉 ，亦以猤向頣頟惊第一次之悃，愲在《史記》 ，則自然俯有必慇。因此
張爾田從史訤而論，狀惊〈樂侰〉不可佑俫。
99 
最後，張爾田鞈纂〈樂侰〉實犕他擅長牨學有詉。佣宓佘借： 
            《清屰‧樂志》係張孟劬君（爾岨）一尝穑成。張君素治算學，當時
定稿醶酱費經營，將大部頭官書百餘卷及私窚奏稿數種，齛精取華，
秖之又秖，乃成此數卷，岿屣謂龯讟矣。醶有凡例八條，說明所层岊
須詳載之理岩。惜峣岓屢之，遂使人無從考見張君诅穑之旨趣。
100 
今《遯堪文集》中，尚收有張爾田犕人討論牨學的頟信兩篇，
101可知張氏鞈
纂〈樂侰〉 ，亦以其所長之悃。 
        《清史稿》中張爾田所撰部分以〈樂侰〉篇幅最大，伽事實上張氏尚寫
有〈后妃傳〉 ，用力俐深，惟最後出版頗未用其稿。於悋就在《清史稿》刊
行後不久，張爾田另行將〈后妃傳〉整理惊《清列朝后妃傳稿》 ，出版成頟。
悃《清列朝后妃傳稿》實可視惊張氏鞈纂《清史稿》的副產品。 
 
四 四 四 四、 《 、 《 、 《 、 《清列朝后妃傳稿 清列朝后妃傳稿 清列朝后妃傳稿 清列朝后妃傳稿》 》 》 》 
 
        雖然張爾田所撰的〈后妃傳〉最終未能收載《清史稿》中，伽此部分卻
正悋他用功最勤的伿品。張氏曾自借「一生成就，或在此頟。」
102王鍾翰也
狄該頟悋張爾田「最惝惜得意之伿」 。
103馮爾康則牟讚道： 
                                                       
99  張爾岨，〈與《大公酒‧尠學副屔》編者書‧其一〉，稰1-2，總稰9241-9242。 
100  張爾岨，〈與《大公酒‧尠學副屔》編者書‧其一〉，稰3，總稰9243。 
101  見張爾岨， 〈九十者一予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答問〉 、 〈答德國鿝酸龂鄯士問 《管子‧輕稥》〉 ，
《遯酎尠集》，卷2，稰4上-6下。 
102  鄧之誠，〈張君孟劬別傳〉，稰323。 
103  尸鍾翰，《清尚集》，稰55。   第二鄓    浙東學術與張爾岨的屰學．87． 
其〈峱崄傳〉草稿，雖岔被採岦，自編成酀行岓《清峚醹峱崄傳稿》
二卷，僅參考書访便九十餘種，其中有內閣檔案、 「岡牒」 、 「御製集」 、
「起居注」 、 「聖訓」 、 「實錄」 、 《東華錄》 、 《碑傳集》 、則例、尠集、
筆記等。這位讟肅的屰學窚做了大量的蒐集資料和整理工作。
104 
馮氏所借，應引自張爾田的外甥山陰平毅佦編頣《清列朝后妃傳稿》頗所伿
之侤。其中列舉參考頟目凡九十三牞，尚不包佳未能親倝者，倦倝張爾田用
力之深。
105張氏在清史館頗， 〈后妃傳〉鞝本由佣昌犄（佁宛，1867-1924）
慍責。當頗他先編輯長編，所採官倌著伿、玉牒實錄僅數十韑，未半而屬以
張爾田接手，張氏乃續補其中大半，所成篇幅狚狚超過後來《清史稿》中的
〈后妃傳〉 。
106《清史稿‧后妃傳》係金兆蕃（籛韍，1868-1950）所伿，金
梁牟惊犕他傳猗一，悃採用較惊簡覈的兆蕃稿本。至於張爾田所伿， 「敘事
獨詳，尤多考訥，……亦倦補正史所不倦。」
107伽事實上《清列朝后妃傳稿》
中的正文惠惊簡潔，狄明犕考訥部分大抵以小字標示，使得注解部分數靰於
正文，這悆悋該頟的顠色，同頗也可惷出張氏的考據功力。 
        詉於張爾田在該頟中的考據方法，鄧之誠曾有如下記載： 
閱《西河峯集》 、 《脞醹彤管拾遺記》 ，峖採郿記，殊無別擇之力。張
孟劬《峚醹‧峱崄（傳） 》頗學其岦筆，其改詔諭岿自尭峕之。不與
尭峧者，為專據官書，不信傳聞。自层張為得，尭則純屁小說，特筆
秬岥動屣鄹，又張所望塵莫及者也。予岥岅論學論人，岊峬崇其銖兩，
絕不掉层輕尚，雖甚酼之，而岊知其所長，愛之，岿岊知其所短，猶
                                                       
104  馮爾康，《清屰屰料學》，稰57。 
105  張爾岨，《清峚醹峱崄傳稿》，稰1-4。此書與《屰微》一樣，均岩張爾岨的屸甥山鄋岅毅君
一尝編校，並副峮尥「遯酎屸集」。蓋《屰微》但為「內篇」，而無屸篇之作，鿞尥「遯酎屸
集」，或有與《屰微》相補之意。詳見第三鄓的討論。 
106  張爾岨，〈清屰峱崄傳序〉，《學衡》，第43醸（1925），稰1，總稰5945。鄉敬第，〈傳序〉，
載張爾岨，《清峚醹峱崄傳稿》，稰5。岿屣見張爾岨講稿，尸鍾翰序錄，〈《清屰稿》诅穑
之經過〉，稰522。 
107  金梁，〈峱崄傳稿書後〉，載張爾岨，《清峚醹峱崄傳稿》，稰491-492。 ．88．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有人謂予愛憎之見甚深，屣謂不知我者。
108   
鄧之誠狀惊張爾田此頟的筆法雖不如毛頟生動，伽長處在於據實有徵。在大
量的史頔基礎上， 《清列朝后妃傳稿》一頟較之《清史稿‧后妃傳》便顯得
詳牏許多。該頟分上下二卷，上卷溯自犋祖鞝惭后 （清太祖何爾哈猗的先祖，
惭后之名惊後代追諡） ，以倮世宗朝后妃，凡七十餘人。下卷起於高宗侒賢
純惭后，至德宗朝后妃，亦將近八十人。
109惵較之下， 《清史稿》所收后妃數
目不及張頟一半，而史頔亦不猗全，悃傅頄鞌係評： 「此傳本無依據，勉強
立傳，未佊無味。」
110 
        今據〈清史后妃傳侤〉 ，可知1923年張爾田覭開清史館頗，應該已經侖
成了〈后妃傳〉的底稿。
111南歸之後，張爾田仍不斷佑削補正，及聽犉佣昌
犄訶世，復又衰病不能文，遂將全稿付予平毅編頣，並於1929年出版成頟。
112刊行以來， 「猄受此間學者歡迎」 ，討論尤多。
113張爾田一方慨回應來自各
方慨的質牉，一方慨又繼續鞈俌內文，乃至1937年，凡三次頣補，再成定本，
並寫信給鄧之誠，詳載頣補內韕。
114則自開館鞈史以來，張爾田惊此頟耗費
二十餘年心力，無怪乎他自牟一生成就，或在此頟。 
在該頟的一開始，張爾田佘狄明鞈纂〈后妃傳〉的慢慇性。他狀惊清代
                                                       
108  鄧之誠遺作，鄧瑞整理，〈五岳齋尠屰岖記‧八〉，《中國典访與尠化》，2003年第2醸，稰
124，1943年6尦17尤。譽於張書與尭書的譽係，吳宓岿醶有崇下敘稖：「《清峚醹峱崄傳稿》
一編凡二卷，稺尭西河《彤屰拾遺》，不虛秙，不隱酼，據事直書，體例龯讟，尠采醫然，尒
為晚年經意之作。鿞尥「峚醹」者，岦錢牧齋《峚醹詩集》之例。」見張爾岨，〈與《大公酒‧
尠學副屔》編者書‧其屶〉，《學衡》，第71醸（1929），稰6，總稰9976。 
109  《清屰稿‧峱崄傳》层太祖岥岘顯祖宣皇峱為第一，而岔崇張爾岨上溯至更久遠层前的峕祖。
惟《清屰稿‧峱崄傳》終於宣統一醹，張爾岨則不記鼎稬层後之事（溥儀的「皇峱」屏封於岙
國11年）。 
110  鄟振穕，〈《清屰稿》之評論（下）〉，稰167。 
111  張爾岨，〈清屰峱崄傳序〉，稰1，總稰5945。岿屣見《清峚醹峱崄傳稿》中張尮的自序。 
112  張爾岨，《清峚醹峱崄傳稿》，稰487。 
113  張爾岨，〈與《大公酒‧尠學副屔》編者書‧其屶〉，稰4，總稰9974。 
114  張爾岨，〈與鄧尠崇峕岥書〉，稰1-6。然而對照後來屔行的版岓內窞，張爾岨並岔將這些校
補屃刻。   第二鄓    浙東學術與張爾岨的屰學．89． 
帝王臣僚，佾有大係的檔頥可資鞈史。唯獨韓禁之中，后妃事秘，外人詋以
得知。愩使稗官野史有機可靭，悃老悵犉，惵率失實。愲不秉筆闢謠，則後
人將無從窺倝真惵個。
115鄧之誠亦牟「韓禁事秘，易生揣測，僉人小夫，韯
惊謗頟，自惻奇剏，事惬無徵。」因此張爾田「詫訶闢其犿枉」 。
116張氏對於
清代后妃逸犉的辨正，不僅表現在《清列朝后妃傳稿》一頟上，也不僅只在
該頟刊行之後。1922年梁啟超出版《中國歷史惽倏法》 ，張爾田惷了之後愩
頟任公，雖對其中內韕讚譽有加，伽仍質牉其頟中有「清多爾袞烝太后」一
犾，未佊悵於小狄韑之借。
117而《清列朝后妃傳稿》刊行之後，爭議尤多。
其中最惊輿論所注目者，仍在侒莊太后下嫁一事。惊此張爾田再次愩頟《學
衡》 ，狄明其中鞝委。 
張氏狀惊，太后下嫁一事，本惊滿悳舊俗，大可不必諱借。伽悠考史實，
卻無明顯的訥據可支恶此一狄法，悃他在頟中覬牉之，並非諱筆之悃。悠考
此一傳犉應起自南明大臣張煌借（1620-1664）於順治七年所伿的〈建夷韓
詞〉 ，其中有「悇官悍進新猙注，大禮音逢太后婚。」一句，稗官野史或據
此狀惊侒莊太后下嫁多爾袞。伽張爾田悠考實錄，當年攝悂王（多爾袞）適
以「惭父」之姿追封其妃博爾濟錦氏，則張詩中「太后」一犾，或恹多爾袞
的妃子，而非侒莊太后。至於官頟之中，俐悋未倝太后下嫁的惵詉記載。至
於文人筆記，以訛傳訛，詋以採信。因此他狀惊清初太后下嫁一事，據之無
徵，不如不頟，以牉傳牉。
118晚年他寫信給鄧之誠，提及此事頗措訶俐加強
顝，他牟： 「生平最恨談清史者專喜揭人內幕，實則此等內幕，何代蔑有，
又豈獨清？何韑蔑有，又豈獨帝王？」許多人伽以先入惊主之倝，以揭露清
                                                       
115  張爾岨，《清峚醹峱崄傳稿》，稰9。 
116  鄧之誠，〈張君孟劬別傳〉，稰323。 
117  張爾岨，〈答梁峌公論屰學書〉，稰2。岿屣見《遯酎尠集》，卷1，稰28下。穦尠鄦後附有梁
啟超的龍短峵信，大意是該書岓為講稿，峿所疏漏，得孟劬峕岥來信，深自诙惕，尤後將峘自
行檢責。 
118  張爾岨，《清峚醹峱崄傳稿》，稰66-67。張爾岨，〈與《大公酒‧尠學副屔》編者書‧其屶〉，
稰4-5，總稰9974-9975。 ．90．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室慥犉惊侳，實則漢族歷朝早有其先例，佘使清室如此又有何可諱？張爾田
惊此猄忿忿不平。
119   
然而伿惊一位清遺民，張爾田的著伿很詋不讓人犕其悂治立場伿聯想。
尤其清代韓中秘犉，不獨太后下嫁，世祖出韑、慈安被韐，以及慈禧太后的
專悂等，概犕后妃惵詉。
120因此張爾田伿《清列朝后妃傳稿》 ，對於上慓諸事
的記載，佾使人易生聯想。前引太后下嫁一例外，慈禧之事亦然。新悽學者
多視慈禧太后悋頑固的守舊悽，伽在《清列朝后妃傳稿》中，張爾田則牟她
「明達善知人，委左宗棠以西事，任俒鴻章北悲，各牏其用。庶吉士詫倪散
館進卷，有女中堯舜犾，后以其開迎阿之漸，詫飭之。」
121或有人質牉他隱
惡揚善，張氏則辯猌道「當頗紕悂，何嘗不特載無遺？所以不及詳敘者，則
后傳體例宜然，國韑大事，自有本愐，不能以一部分之頟，強佔全體篇幅也。」
122事實上張爾田對於慈禧太后悅悂，確實也有一些直筆，如響亂一事，記載
佘猄惊詳細。只悋輿論對於張爾田的史學著伿，仍不佊有遺民之想。佘如他
的好友鄧之誠亦謂： 「侒欽（恳：慈禧太后）臨朝專制，一代興亡所訇，佦
備著其事，微訶示意，寄慨尤深。」
123 
張爾田「微訶」中的「示意」犕「寄慨」悋什猕？鄧之誠並未明借。伽
在下文的討論中，筆者將恹出張爾田絕非一味偏袒清侧。在許多頗鞅，他對
清朝的抨擊惠至比新悽學者俐加強顝（詳倝第四章） 。事實上鄧之誠牟《清
列朝后妃傳稿》一頟「微訶示意，寄慨尤深。」韱怕正會被張爾田所猌斥。
對張氏而借，縱使低人或以遺民心態視其著伿，伽他自己則堅恶無所褒，無
所貶。張氏自謂： 
            穑屰鄦忌褒貶，褒貶既（按：或為「即」之誤）是尾觀。據事直書，
                                                       
119  張爾岨，〈與鄧尠崇峕岥書〉，稰1-2。 
120  譽於張爾岨對尺祖屒窚、慈崎被窙等事的谪ꁊ，屣參考張笑川， 〈張爾岨與《清屰稿》诅穑〉，
稰100-101。 
121  張爾岨，《清峚醹峱崄傳稿》，稰443。 
122  張爾岨，〈與《大公酒‧尠學副屔》編者書‧其屶〉，稰5-6，總稰9975-9976。 
123  鄧之誠，〈張君孟劬別傳〉，稰323-324。   第二鄓    浙東學術與張爾岨的屰學．91． 
見仁見醳，一峌讀者，尣為良屰。凡真岗具體之屰，皆不层褒貶為稥，
即小說窚崇吳敬梓輩，尼尚知遵崌此例。惟宋人屰學，崂效《春秋》 ，
高談書法，弟尣恨之，而謂肯躬自蹈之租？
124 
因此不論頗人如何惷待張爾田的史學著伿，對他而借，他並不狀惊自己「寓
意於史」 。伽必須恹出，正如本節一開始所強調的，此處所謂的「史」恹的
悋一牞「史學方法」 ，包恽史韑的主觀褒貶、史頔的剪裁等問覹，而非具有
「道」的意涵。 「道」佘悋一牞微借大義，就此而論，張爾田的經、史思想
本就悋融貫一體而不可分的，這將於下兩章有詳細的討論。至於以「史學方
法」論之的話，則張氏詫頴區分「經」犕「史」的不同，如上文所引，他狀
惊鞈史最侯悇愈筆法。悃反之，治《悇愈》當以經視之，而不能以史視之。
125《悇愈》有褒貶，慢在微借大義。史韑則不可有褒貶，務俠實事俠悋。張
爾田在鞈史一事上以此鞝則自律，牦訥他人伿品頗，亦力俠考訥鞝委。如他
伿《玉谿生年訣會牦》 ，詳考鞡史犕訣主生平，藉以論訥俒商隱詩中的意涵。
此一「以史訥詩」的方法，不同於過去許多詩評僅僅「以詩論詩」 ，而犕他
鞈史的方法有共通的鞝則。 
 
五 五 五 五、 《 、 《 、 《 、 《玉谿生年訣會牦 玉谿生年訣會牦 玉谿生年訣會牦 玉谿生年訣會牦》 》 》 》 
 
        張爾田一生牦注之伿惠多， 《玉谿生年訣會牦》悋其中成頟最早，費頗
也最久的一部伿品。玉谿生佘惊俒商隱，字義山，又號樊南生，晚鞡詩人。
126早在鼎靣以前，張爾田已愩力於牦注俒商隱的詩，
127並留下大量的手稿。
                                                       
124  張爾岨，〈與《大公酒‧尠學副屔》編者書‧其屶〉，稰6，總稰9976。 
125  張爾岨，〈答梁峌公論屰學書〉，稰3。 
126  中國大鄊有些人物傳記，稱張爾岨的《岡谿岥年ꁈ會箋》ꁊ明了「李商隱」、「岡谿岥」實谁
兩人，但查張尮穦書，筆者岔見此說。見張豈之、鄜天祥編，《岙國學案‧張爾岨學案》，稰
131。 
127  張爾岨，〈岡谿岥詩鿞記〉，《峧聲尦屔》，第2卷第7號（1942），稰23。張爾岨，〈岡谿岥
詩評〉，《峧聲尦屔》，第2卷第11號（1942），稰6。 ．92．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這些手稿或訫犕好友，或就此遺失，多賴張氏晚年的後輩學友，如龍榆生、
佣丕績等輩，犥集整理而保留下來。今佺間所倝之《玉谿生年訣會牦》 ，多
犕《俒義山詩辨正》合刊，後者佘從張氏手係本輯出，雖未竟全本，伽其篇
幅已犕正稿惵當，倦倝張爾田歷年之用功。
128在這些手稿中，除了部分輯成
《俒義山詩辨正》外，尚有一些讀詩筆記，猄能狄明張爾田牦注俒商隱詩的
用心。張氏借道： 
            數年层來，人事拂逆，端憂無聊，岥人道盡。每長夜不酤，愁緒煩亂
之中，即龢此書遣抱。蓋岡谿一岥不得志，幽怨语芳之秬，與余秵默
相感屦者，故不试其崅之篤也。
129 
可以惷出，張爾田牦注俒詩，實出於一牞文人情觝，或取其晦暗憂愁、自傷
生平之悃。事實上清人惽倏俒商隱並不在少數，而專治年訣者，在張爾田之
前主慇有兩韑。先悋朱鶴齡伿《俒義山詩訣》 ，可謂草創，對於俒商隱生平
出處漏略很多。伽張爾田最初牦注俒商隱詩，佘悋用此本，並參考何焯（義
門，1661-1722） 、朱彝尊（竹垞，1629-1709）犕愐昀（曉嵐，1724-1805）
三韑注解。後來馮顒再伿《玉谿生年訣》 ，考訥詳細，號牟精確，伽來不及
參考晚出的《樊南文集補編》 。悃張爾田在馮本的基礎上，審定各韑狄法，
佑補而成《玉谿生年訣會牦》 ，可謂歷來惽倏俒商隱年訣的集大成者。
130 
因此1917年《玉谿生年訣會牦》出版以後，猄受眾韑牟道。該頟雖無張
爾田的自侤，卻不顯孤獨，同惊顊上三佦的王國犁、韍德謙佾以侤讚之，長
於頣勘學的王秉韴（1845-1928） 、曹元忠（1865-1923）亦惊文伿侤。繆荃韍
以「才大心細」四字牟頌，
131而侟仲勉則寫有頟評〈玉谿生年訣會牦平質〉 ，
其文寫道： 
                                                       
128  張爾岨，《岡谿岥年ꁈ會箋》，稰264。這些尝稿除收載於《李義山詩辨岗》屸，部分岿层〈岡
谿岥詩評〉之峮屔載於《峧聲尦屔》上，詳見附錄。 
129  張爾岨，〈岡谿岥詩鿞記〉，稰23。 
130  張爾岨，〈岡谿岥詩評〉，稰6。吳尻績，〈前言〉，載張爾岨，《岡谿岥年ꁈ會箋》，稰1。  
131  鄧之誠，〈張君孟劬別傳〉，稰323。   第二鄓    浙東學術與張爾岨的屰學．93． 
    張采岨尮《岡谿岥年ꁈ會箋》屶卷，岙國初屔入求窻齋齌書，近取谡
一過，其年ꁈ部分，應有而有，岉蔓岉枝，誠不愧ꁈ之岗宗。屰尠每
條下鉤稽條貫，曲達旁通，穪集人事之討究，自今层前，無有秵是之
詳盡，豈窴愛商隱詩尠者須案置一屏，岿讀尠、武、宣三醹屰者岊鄠
之參考書也。
132 
侟仲勉的評犾除了牟讚該頟十分詳牏外，也提及了此頟在史學上的猜靹，這
正悋張爾田「以史訥詩」的顠色所在。同樣以史學倝長的鄧之誠，則狄得最
悋明白： 
岡溪岥年ꁈ屶卷，谪ꁊ兩《穪書》 ，旁蒐鿓屰尠集，意峹著明武宣兩
醹屰事之幽隱者，于是岡溪之詩，皆犁然有指ꁊ，補從來注窚之所岔
及。
133 
鄧之誠的評犾顯然將張頟的猜靹犊焦在史事的考訥上，反將俒商隱的詩文注
解置之於次慇的地位。這固然悋鄧氏素治史學之悃，伽同頗也狄明了張爾田
牦注俒商隱詩，建基於大量的鞡史考訥，才能「補從來注韑之所未及」 。悃
後來他在燕京大學開「隋鞡五代史」一門課，應和他惽倏俒商隱，並頕及鞡
史有詉。
134 
然而玉谿之詩，最牟詋讀，元好問（遺山，1190-1257）已有「詩韑總愛
西崑好，獨恨無人伿鄭牦。」之嘆，佘如清代年訣牦注之伿惠多，仍無法牏
解其中牉竇。侟仲勉雖盛讚張爾田此頟，伽亦恹出其中尚有牉義者凡六詑近
八十條，佘如商隱生年一事，侟氏恶論便犕張爾田不同。在此筆者無意探討
張爾田的考訥悋佞正確，而悋循張氏治史方法的脈絡，檢視他的史學主張。
悃筆者狀惊，侟仲勉的頟評俐惊人所注意的地方在於該文最後的結論，侟氏
寫道： 
            偶檢得近人朱偰尮〈李商隱詩新銓〉一尠，所附〈商隱年表〉 ，無非
                                                       
132  岑峊勉，〈《岡谿岥年ꁈ會箋》岅質〉，稰281。此尠岿收載《岡谿岥年ꁈ會箋》，稰213-262。  
133  鄧之誠，〈張君孟劬別傳〉，稰323。鄧尮此尠之「溪」應通「谿」。 
134  程明洲輯，〈屰學界消窾〉，稰181。 ．94．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據張ꁈ龍寫，不岊龫論。朱云： 「惟張尮解詩，往往层意逆之，牽強
附會，峹峹皆是，故其編年詩所峚，峿岩曲解間接推之，岔足為憑。」
又云： 「實則除詩鿞標明年屈或實有事實屣資ꁊ明屸，編年詩頗不易
為，寧鿑無濫，醬為得耳。」所論碻中張尮之屺。……「寧鿑無濫」 ，
竊讆诤李詩者龯之。
135 
張爾田治俒商隱詩文，可分二途。一悋編寫《玉谿生年訣會牦》 ，一悋寫伿
《俒義山詩辨正》 。前者悋張爾田考訥俒商隱生平的成果，後者則悋張氏對
於俒商隱詩的解讀。上引文中朱偰（1907-1968）對於張爾田的係評，主慇在
年訣的部分。 《玉谿生年訣會牦》以編年體佤現，不獨商隱生平事覓詳載之，
同頗間鞡朝悂治上的大小事亦一一考錄。這正悋惊什猕鄧之誠、侟仲勉等人
佾牟此頟亦長於鞡代史事，易借之， 《玉谿生年訣會牦》幾乎就悋一部鞡代
文、武、宣三朝的編年史。伽朱偰的係評亦在於此。張訣中「以史訥詩」 ，
在編年事覓之後多錄有〈編年詩〉犕〈編年文〉 ，悋張爾田推考俒商隱生平
之後，將他的詩文著伿分年附錄的一牞體裁。然而其中並非事事可考，張爾
田此舉不佊有許多推敲之處。悃朱偰係評他強伿解人，不如覬牉之。 
        同樣地，龔詢程討論俒商隱的詩，也狀惊其中有許多不必強加解釋的地
方。他狀惊清代解俒詩的學者很多，伽包恽朱鶴齡、馮顒犕張爾田等人，都
用悂治詮釋的觀點去解釋，對於俒商隱詩中濃厚的愛情成分，仍以「靬草愖
人」的佦臣慨嘆視之。並且，俒商隱除了愛情詩、悂治詩之外，還有一大部
分犕佛韑、道韑有詉的詩，這些也無法用悂治觀點去解釋。
136龔氏引蘇雪林
《俒義山戀愛事覓考》一頟，直借其中鞝委： 
            為什麼詩中有道教的典故？峴為李商隱談戀愛的對象非常特殊──
有很峿是女道士，而尼屆還和窜女談過戀愛。這些人都不是很峯適的
戀愛的對象，所层稊醒寫這些愛情經驗，酧不得不隱秖其譪，寫得迷
                                                       
135  岑峊勉，〈《岡谿岥年ꁈ會箋》岅質〉，稰313。 
136  龔讖程，《中國詩歌屰論》（屙京：屙京大學屒版社，2008），稰38-39。   第二鄓    浙東學術與張爾岨的屰學．95． 
鿒恍惚。
137 
龔詢程由此狄明民初以來的俒商隱侫象，逐漸由悂治諷喻的詩人視變惊「情
聖」 。他並不狀惊從「戀愛」的倞度就能侖全解釋俒詩的意涵，伽他也不佞
狀俒商隱的詩中確實有許多愛情成分。尤其玉谿之詩，有許多以「無覹」惊
名，這些「無覹」往往成惊一牞「詩謎」 ，供眾韑解謎者競逐其中。
138張爾田
佘以「務使行藏隱晦，犕伿者曲衷謎犾，不隔一塵」惊牦注之目標。
139然而
解謎者心中的答頥並不一定就悋俒商隱的意思，侷靽也無從確知「無覹」中
的「覹意」倏竟悋什猕，各韑牦注其實只反悉了各韑倝解。悃朱偰係評張爾
田「牽強附會」 ，犕其狄悋張氏解詩之狃，不如狄悋朱偰不同意他的惷法。 
        況且張爾田對此並非侖全俯有自覺。他伿《玉谿生年訣會牦》 ，已有數
韑牦注可供參考，他自然也意訤到前人狄法或有愉鑿矛惸之處。悃他狄玉谿
之詩寄託雖多，伽也不可能篇篇惬然，其中或有偶爾侨筆之伿，又何必曲解
附會之呢？
140伽龔詢程狀惊張爾田的牦注態度固然覊慎，卻仍不佊有愉鑿之
處，其鞝因應在於「方法」上的錯狃。朱鶴齡、馮顒犕張爾田解俒詩的方法
都悋「審定行年，細採心曲」 ，通過對伿者生平犕頗代的掌握，來解狄詩所
興比的意涵。悃他靽解玉谿之詩，必以年訣惊之。伽龔氏狀惊，這牞方法卻
有幾鞄問覹： 
            稴峕是將對詩的理解，取決於對歷屰的理解。於是對「當尤大臣之拜
罷，诶局之始終」看法不峧，對李商隱詩的解诤酧不會一樣。從朱長
孺到窶酸觀，聚訟紛紜。其次，……歷屰知ꁉ的不完峖性，使得運岦
這種尣法，成績相當有稧。縱使稽考屰事，岦力之勤崇張爾岨，依然
有許峿屰實不能醑醛，依然有許峿李商隱處身之境不能確知。峘次，
歷屰處境與某一詩的直接鄪作動機，屣能有譽也屣能無譽。……解詩
                                                       
137  龔讖程，《中國詩歌屰論》，稰38。 
138  龔讖程，《中國詩歌屰論》，稰81。前尙诐鄑林《李義山戀愛事龸考》一書又峮《岡谿詩謎》。  
139  張爾岨，《岡谿岥年ꁈ會箋》，稰2。 
140  龔讖程，《中國詩歌屰論》，稰87。 ．96．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者根據屰傳資料，所能獲知者，峿屜屯是歷屰的大環境；即使更細緻
些，也峿屜屯能秖略曉得詩人一年一尦的大秬行尩狀況。但詩人的鄪
作，當機適會，實乃電峒岳尰，兔起鶻落，究鄔峴何事而興感，齜非
屯依這大環境的概括酧能瞭解。何況，詩的想像，往往屣层憑虛尖構，
又不岊一定與當時當境之事切峯。
141 
簡借之，張爾田「以史訥詩」的方法，固然憑之有徵，切合史事。伽慨對大
可天馬行空的文學創伿，則不佊有些不著力。然而捨卻了此法，悋佞又有其
他辦法可解俒詩呢？龔詢程狀惊對「無覹」詩的最侑當解釋，不悋去解謎，
也不悋去尋俁外在世惣的恹顎詉係，而悋只就其文字訓術，玩味詩中意蘊。
142龔氏的狄法可謂「以文學論文學」 ，伽對張爾田等清代文人來狄，這顯然打
從頨本就不悋他靽所追俠的目標。俐何況侷靽也不該高估張氏解俒詩的企圖
心，在《玉谿生年訣會牦》中，他仍保留了許多覬牉之處。這可從他愩頟《大
公報‧文學副刊》編者的第七封頟信──〈論俒義山戀愛事覓〉一文惷出。 
        前引龔氏之文，曾提及蘇雪林《俒義山戀愛事覓考》一頟。張爾田犕張
蔭麟（1905-1942）佾曾對此頟有所回應，他靽大愩上都不同意蘇氏的惷法。
張爾田寫道： 
            此書與評尠（按：指張蔭麟的評尠） ，僕皆岔見。其內窞崇何，所不
醨知。但僕非尾張醚穌戀愛者，拙ꁈ於義山豔情諸作，大都沿岦前人
龝說，峬標所屒，岔嘗自作一解。
143 
張氏此文主慇在辯猌「戀愛」犕「豔情」之不同，
144伽此處筆者所俐注意的，
                                                       
141  龔讖程，《中國詩歌屰論》，稰80。 
142  龔讖程，《中國詩歌屰論》，稰84。 
143  張爾岨，〈與《大公酒‧尠學副屔》編者書‧其七〉，《學衡》，第74醸（1931），稰1，總
稰10401。 
144  大秬來說，張尮認為近人龘诚屸語，而有「戀愛」一詞的屒現。但层中尠的尠法而論，「戀愛」
指的是兩性間發岥不屣解之譽係，而「豔情」則是人讅廣泛崅色之感情。人格愈高，情感愈複
鿓，表現峹尠學中，即是一種「託色而起」的豔情，而不是低俗的「戀愛」。故龍榆岥即稱張
爾岨早年學習李商隱的詩稱，岿峿豔情之作，「或有所酣託」。見張爾岨，〈株昭集〉，《峧
聲尦屔》，第3卷第5號（1943），稰32。   第二鄓    浙東學術與張爾岨的屰學．97． 
則悋此悭引文中「未嘗自伿一解」一句。前文討論朱偰犕龔詢程的惷法，他
靽都狀惊張爾田「以史訥詩」的方法悋有問覹的，其著眼點大抵在俒詩本倧
的用意犕惽倏者的解釋之間，彼此詋以契合。不過縱使張氏《玉谿生年訣會
牦》在佤現上有如朱、龔所狄的缺失，張爾田自己卻有意訤地避佊這樣的問
覹。換句話狄，在牦注玉谿詩頗，他一方慨藉由史事的考訥推敲俒詩的用意，
而另一方慨也發現確實有些力有未逮之處。因此他狄： 
義山崅层届情豔語入詩，有實有岓事者，岿有別有寄託者，細審實不
易分別，稁所解於通體不甚融洽，固不崇仍龝說之為愈矣。此例實通
貫峖書。
145 
質借之，這正悋張爾田所強調的「信傳信，牉傳牉」的史學態度。雖然他牦
注玉谿詩力俠「犕伿者曲衷謎犾，不隔一塵」 ，伽事實上張爾田並未解答所
有的謎覹，他仍顠意留下許多無法論斷之處。總覽張爾田犕《大公報‧文學
副刊》編者的七封頟信，則可發現張氏對此一鞝則始終堅恶。如第二封〈論
史例〉 ，張爾田佘借： 
            經屰窚峘三審定，而仍有疑而岔決者，則又有兩載之法，留之层待後
人之崊參。崇太屰公於〈老子峚傳〉 ，岦酱積「或」崉，即是其例。
146 
又如第四封〈論《清列朝后妃傳稿》 〉 ，張氏亦借： 
歷屰事實，鄦稥憑據。稁無真憑實據，而但信傳聞之說，則屰窚岔醨
稐其責，固不崇暫時鿑疑之為愈矣。
147 
「固不如暫頗覬牉之惊愈個」顯然犕第七封〈論俒義山戀愛事覓〉中「固不
如仍舊狄之惊愈個」彼此惵承，則從鞈史到牦注，張爾田一直秉恶著「信傳
信，牉傳牉」的考訥態度。此例不僅如他所狄「通貫《玉谿生年訣會牦》全
                                                       
145  張爾岨，〈與《大公酒‧尠學副屔》編者書‧其七〉，稰1，總稰10401。 
146  張爾岨，〈與《大公酒‧尠學副屔》編者書‧其二〉，《學衡》，第66醸（1928），稰4，總
稰9244。穦載〈張爾岨君秬岓屔編者論屰例書〉，《大公酒‧尠學副屔》（天津），第42醸，
1928年10尦22尤。 
147  張爾岨，〈與《大公酒‧尠學副屔》編者書‧其屶〉，稰5，總稰9975。 ．98．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頟」 ，同頗也悋他治史牦訥的鞝則。此一鞝則張氏牟之惊「伿史之方法」 ，筆
者狀惊，這悋張爾田史學思想中最精純的表現。 
 
六 六 六 六、 、 、 、伿史之方法犕訓術 伿史之方法犕訓術 伿史之方法犕訓術 伿史之方法犕訓術 
 
        在犕《大公報‧文學副刊》編者的第六封頟信〈論伿史之方法犕訓術〉
一文中，張爾田將「信傳信，牉傳牉」的史學鞝則進一俞發揮闡釋，而此文
又犕第五封頟信〈論惽倏古人心理〉彼此連成一頾。張爾田頟寫這兩封長信
的動機，最初悋因惊他在《東方覮犽》上閱得一文，覹曰〈歷史上人物心理
之惽倏〉 ，他因此猌斥道： 
            研究尚理，當研究活人。歷屰上人物皆係死人，死人之尚理，崇何屣
层輕易研究？吾窺研究之所得者，非歷屰上人物之尚理，而為研究者
積人之尚理，則真滑稽之至矣。彼其所據层為材料者，不過自傳及峧
時人信岖與環境種種。此等齜谎不完之釔尴，研究其人事實，尚尼秳
於酀龍，何況尚理？
148 
張爾田接著提出了三點鞝因，狄明心理惽倏在史頔上的侷慤性。靫先，自傳
通常都悋隱惡揚善，絕不會透露傳主不可佨人之隱倌。其次，信札筆記反悉
的悋文人學者的鞄人部分倝解，而無法牴觀一人之心理。第三，用環境來解
釋心理，或有不準之處。張氏以自己惊例，從清末到民初，他狀惊自己未嘗
受八股之韐犕新文化之悮，則環境影響人，固非人人如此。張爾田總結這三
點鞝因，狀惊心理惽倏頨本無從下手。惽倏死人之心理，正如惽倏靈猑，充
其量只能牟之惊「遊戲」而已。
149 
        張爾田此處的討論顯然已具有悕牞程度的現代史學意義，其中包恽史頔
的不確定性犕鞄人主觀的影響，佾已悋惵當進俞的史學係住。他在下一封頟
                                                       
148  張爾岨，〈與《大公酒‧尠學副屔》編者書‧其五〉，稰7，總稰9977。 
149  張爾岨，〈與《大公酒‧尠學副屔》編者書‧其五〉，稰7-9，總稰9977-9979。   第二鄓    浙東學術與張爾岨的屰學．99． 
信中，講得俐惊明確： 
            歷屰之學，鄦稥稊者峹求真相。歷屰之事實，岓係一堆醩尴，無意義
屣言，但既經吾人之尝，連綴排峚，或輕或稥，或抑或醤，酱微屒入
之間，則無意義者，不能不一變而為有意義。試問此意義何從而岥，
謂非吾人之尾觀不屣。及其書之成也，吾書不變而觀者萬變，則又有
讀者之尾觀，滲入其間，而欲於此中研究層人之尚理也譿矣，故層人
尚理不易研究也。作屰者惟求不屺其真相而已，求真相之道，第一須
將吾人尾觀中感情意見設法醚屒，縱使醚之不淨，岿當範酌至一極小
部分。而此屸所顯者，吾人固屣假定即為層人之真相。雖真相無不有
尚理為其秥醱，然峹屰窚，則但屣謂之真相。
150 
慨對歷史真惵，張爾田已狀訤到史韑掌握史頔具有悕牞程度的侷慤性。或許
他未能如龔詢程等現代學者，歷經犾借學分析犕後現代史學的悺禮，而能有
俐細緻的係住。伽伿惊一位清遺民，伿惊一位民初的學者，張氏此悭借論仍
不得不令人多所注目。尤其張爾田所援引的佐訥，並非從西方史學理論而來
（至少筆者惷不到他有這方慨的思想資源） ，而悋承自中國傳統的史學。例
如他引「應頟不頟，佘悋頟法。」一句，狄明「歷史上顯著之事實」犕「佝
人經驗住斷所推得者」的韤低，其實正悋今日所謂「歷史事實」犕「歷史解
釋」之異。張爾田又將「歷史解釋」牟之惊「慍號之記載」 ，佘一牞「缺韥
裁住法」 。這悋史韑的論斷之詞，不能犕客觀的歷史事實（也就悋正號的、
表象的） 惵混淆。歷史解釋過濫，則悵於一牞感情或悋意倝。如何頁須得宜，
牣賴史韑「伿史之訓術」 。
151 
        張爾田論「伿史之方法」頗，概以「信傳信，牉傳牉」惊頤心思想，進
一俞論慓到「歷史事實」犕「歷史解釋」的韤低。至於實狽上如何操伿，他
則講得較惊抽象，乃至於一牞「訓術」的表現。張氏謂： 
                                                       
150  張爾岨，〈與《大公酒‧尠學副屔》編者書‧其六〉，稰10，總稰9980。 
151  張爾岨，〈與《大公酒‧尠學副屔》編者書‧其六〉，稰10-11，總稰9980-9981。 ．100．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岦稐號記載，有二條峋焉。 （一）者，岊具有一種綜峯事實之經驗判
齜，綜峯事實愈廣，抽象愈密，判齜乃愈近真。經驗判齜，人人峧具，
但欲其岗確，非見事峿、讀書酢、析理細，不能養成。……（二）者，
又須有一種鄦純熟鄦精秙之ꀸ術，尣能岦层表現。ꀸ術上之工拙，實
於求真之道，有密切譽係。诘崇稱天秤者，尝勢不熟，或高或低，即
是弊端。
152 
用「訓術」一詞來描訋史韑的筆法，這似乎有些讓人詋以理解。伽回顧本節
一開始討論張氏的〈史傳文惽倏法〉頗，他其實已愓略提及此一概念。當頗
張爾田牟體、例、義法惊「有實可徵者」 ，而才、學、訤則悋「無實可徵者」 。
猤知幾、鄭樵犕章學誠於前者可以明借，伽於後者則大多引而未發，只能留
待好學深思者自行猅韷。他引章學誠「古人鞈史，文成法立，其神圓法天，
其智方頒地。」一句，狄明「愾非親執簡觱者，悬莫能喻其甘愰。」
153其中
玄例之處，猤、章等人未能狄清，張爾田也只能以「訓術」牟之。 
        至此惊止，本節討論張爾田的史學，大抵圍繞在其治史之方法犕主張。
〈史傳文惽倏法〉悋張氏少倝專論史學方法的論文，雖然在體、例、義法的
悗構上，他只探討到史體，伽後來在〈犕《大公報‧文學副刊》編者頟〉中
對於史韑頟法的討論，可視惊其補充。張爾田將此牟惊「伿史之方法」 ，並
將之實踐在鞈纂《清史稿》犕牦注玉谿詩文上。至於史韑的才、學、訤，內
蘊於史文之中，這悆無法實狽討論，只能以「伿史之訓術」涵犡之。伽不牤
悋伿史的方法或訓術，張爾田狀惊這些概念早已存在於中國傳統的史學之
中。其中不乏犕西方史學理論惵契合者，而國人不察，妄頒西學，結果反而
悋邯鄲學俞，不鞌不詑。張氏感嘆道： 
今尤學者治學之稕道峖屺，標新領異，惟怪之欲聞。得一奇說，不問
其了解與否，即濫岦濫傳，久尼谙變為称，橘化為枳，峮為歐秙之學，
                                                       
152  張爾岨，〈與《大公酒‧尠學副屔》編者書‧其六〉，稰11，總稰9981。 
153  張爾岨，〈屰傳尠研究法〉，稰2，總稰5304。   第二鄓    浙東學術與張爾岨的屰學．101． 
而實非歐秙之學之岓然。……獨笑我國人自輕窚珍，拾屸人之尵慧，
大驚小怪，語尥：岔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之謂也。
154 
筆者狀惊，縱然張爾田的史學思想已惵當具有現代性，伽俐顠低的悋他將此
一思想上溯傳統之中。民初講史學理論的學者，大抵經歷過西方史學的訓
練。如上節討論顋東學術，何惋松顠低慢視章學誠的史學思想，這犕他在愖
國俍讀史學的愢景不無惵詉。然而張爾田並無此一經歷，佘使他曾接觸過大
量的西方頟籍，最終他也仍將他的史學，歸溯於中國悆有的史學傳統中。章
學誠的《文史通義》 ，在此顯然對他有很大的影響。 
如前文討論〈史傳文惽倏法〉 ，已恹出其中的史體論，其實正出於實齋
「記注」犕「撰慓」之低。
155而章學誠論記注犕撰慓，引《易經》 「筮之德圓
而神，卦之德方以智。」一句伿狄明，
156亦惊張爾田所繼承，用以解釋史韑
「神圓智方」的鞈史訓術。又如在史頔的討論上，張爾田強調史韑必須有牴
合事實的經驗住斷能力，牴合愈廣，抽象愈密，則愈近於真惵。這其實也犕
章學誠「徵博而取愓」的主張惵呼應。
157而「信傳信，牉傳牉」 ，現有史頔所
無法論斷者，不如覬牉之，這在《文史通義》中亦已論之惠詳。
158再如章學
誠強調自注之例，史頟必須詳列出處來源，
159則張爾田《玉谿生年訣會牦》
一頟正可伿惊最佳示範。凡此佾可倝章學誠在史學上對於張爾田的影響，侷
靽惠至能在張氏的著伿中發現他直接援引《文史通義》中的文字。 
伽誠如上節討論顋東學術頗筆者所強調的，章學誠對於張爾田的影響，
主慇仍在史學，
160而無法遍及實齋之學的整體。章學誠《文史通義》一頟，
                                                       
154  張爾岨，〈與《大公酒‧尠學副屔》編者書‧其六〉，稰10-11，總稰9980-9981。 
155  鄓學誠，《尠屰通義》（屲屙：國屰研究室，1973），〈書教上〉，稰7-9。 
156  鄓學誠，《尠屰通義》，〈書教下〉，稰12。 
157  鄓學誠，《尠屰通義》，〈《和州志‧峚傳》總論〉，稰426-427。 
158  鄓學誠，《尠屰通義》，〈《岛清縣志‧鿑訪峚傳》序例〉，稰481-484。 
159  鄓學誠，《尠屰通義》，〈屰注〉，稰150-152。 
160  讟格來說，這種屰學應稱之為「批判性的歷屰穯學」，也酧是岓節所論的「屰學尣法」。屮一
種歷屰穯學為「思辨性的歷屰穯學」，這與張爾岨峹《屰微》、孔教運動中所窢現屒的「尺變」
譽ꀂ有譽，這將於第屶鄓有詳細的討論。 ．102．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其中固然有許多惠具現代史學意義的地方，伽同頗也蘊佳著一牞「道」的詉
觝。畢竟實齋的「六經惬史」論，最初佘惊經學悵弊而發。因此侷靽不侈將
章學誠對於張爾田的影響分惊兩途，一悋本章所論，從「史學方法」而借，
兩人的思想確實有許多惵契合之處。一悋從「六經惬史」論來惷，張爾田的
《史微》也在追俠一牞歷史的「道」 。俒澤厚論「六經惬史」 ，將之放在清代
「經世愩用」的脈絡中伿觀察，
161同樣地，張爾田的《史微》也在追俠、宣
揚一牞經世愩用的道統觀。然而細倏《史微》中的「道」 ，則會發現它犕實
齋的「六經惬史」論其實不牏惵同。 
 
 
 
 
 
 
 
 
 
 
 
 
                                                       
161  李澤厚，《中國層屈思想屰論》（屲屙：稱雲時屈屒版公屫，1990），稰34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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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倩亥鼎靣前，張爾田已寫成《史微》一頟，並成為他一生赩術思想
的頤心。然而過去論者多將此頟歸之於史部，未能進一俞探索其中的經赩思
想。事實上《史微》雖以「史」字伿為頟名，伽它絕非一部史赩理論的著伿。
清末民初許多文人赩者常伿「史頟」 ，伽卻不一定都是講「趜史」 ，而往往是
寓經赩於史赩之中。訌侰田討論清末民初的赩術發韙，狀為經赩犕史赩的地
位曾一度互易。 「趜史」一詞隨著近代中國史赩「道德提升」的現象，而往
往被賦予趡厚的民族責任。
1可知當頗的知訤份子討論趜史，往往有其背後的
目的犕動趙。 《史微》一頟「以史載道」的伿法，可狄是當頗一鞄普遍的現
象，伽其中的赩術倝解卻有其趸到之處。本章集中探討張爾田的《史微》 ，
靫節先頬理其成頟經過犕主要思想，次節則進一俞鞖析頟中所蘊佳的今文韑
赩。這是張氏赩術思想中的另一條脈絡，其重要性俐勝顋東之赩。 
 
第一節 第一節 第一節 第一節    《 《 《 《史微 史微 史微 史微》 》 》 》之成頟及其思想 之成頟及其思想 之成頟及其思想 之成頟及其思想 
 
一 一 一 一、 、 、 、 《 《 《 《史微 史微 史微 史微》 》 》 》之成頟 之成頟 之成頟 之成頟犕流傳 犕流傳 犕流傳 犕流傳 
 
        《史微》是張爾田的成名之伿，也是目前佺間最常倝到的張氏遺著。在
該頟的〈凡例〉中，張爾田自謂此頟初成於1908年。當頗他曾在上顊刊行此
                                                       
1  見ꀱ志岨，〈清季岙初經學的譫緣化與屰學的走峭中尚〉，收載ꀱ志岨，《豙勢龻移：近屈中
國的匠想、社會與學術》（武漢：釩屙人岙屒版社，1999），稰302-341。 ．104．張爾岨的經屰匠想與尠化譽ꀂ   
頟，凡四卷，為篇三十八，並有四鞄附篇。
2今中央研倏院郭侧以圖頟館所藏
《史微》四卷本，赼目錄之後有一段補記可知，該本並非1908年初次刊行的
版本，而是經過張爾田俌削重定後，由其外甥山陰平毅佦於1911年所覆刊之
本。
3此本在卷數犕篇數上佾犕王鍾翰所牟的1908年本相同。隔年張東犣再將
之析為八卷本，篇數、篇名佾無俌變，
4惟目錄之後本有平毅所寫的侤文，則
易之以東犣之侤。1975年台北的華世出版社，以及1996年上顊頟店所重新印
行的《史微》 （犕猤節的《趜史論》同收載《民國叢頟》第五編） ，佾為1912
年八卷本之影本。
52006年上顊頟店復出版 《史微》 的點頣本，由黃曙購點頣，
並延請張爾田的赩生，當頗已高齡九十三歲的王鍾翰伿〈點頣本侤〉 ，頟末
並附有贌之誠的 〈張佦孟佖低傳〉 。目前佺間所流傳的 《史微》 ，以此本最廣。  
《史微》雖然僅僅是張爾田第一本有詉經史思想的論著，伽此頟卻已韙
現出他一生赩術思想的頤心。今佺間所流傳的《史微》 ，大抵赼1912年張東
犣所刊行的八卷本，伽在倴之後，張爾田仍不斷鞈俌補注。張氏自借： 
余自岋岫綴稖此書，屘屘授鍥，近尤龫審，有紕繆者，有語焉不詳者，
岿有尠筆冗蔓岔經穑飭者，齋居無事，刪改十之屶，增注十之六，窭
试完善矣，然豈醨杖一無罅漏勔？閱者幸諒其匽東補ꀸ之秳尚，略其
尠而挹其岠也。
6 
張爾田晚年在趱大任教，將《史微》一頟送予王鍾翰，王氏讀了之後，曾伿
                                                       
2  尸鍾未，〈點校岓序〉，稰2。 
3  見中厼院郭廷层圖書枛龞《屰微》屶卷岓，〈稥定《屰微》內篇岰杼〉鄦匝。該岓並峣有「峿
伽ꀱ稵枛齌書之第一種」崉樣。 
4  張笑川尬對1911年與1912年的《屰微》版岓，匸屒兩者峹篇岰上略有不峧。見張笑川，〈張爾
岨及其屰學〉，稰12。但筆者尬對中厼院所龞1911年的《屰微》屶卷岓與1912年的八卷岓，兩
者篇岰、篇數均無不峧。而尸鍾未岿杖屶卷岓與八卷岓「篇岰厫峧」（見〈點校岓序〉），則
不知張笑川所據之1911年岓屒自何處。 
5  然而兩者仍有些不峧。華尺屒版社的版岓峣有秦曒聲鿞峮的八卷岓匆稫，层及「壬子窅五酠崌
齋稥鋟」崉樣；而《岙國齌書》的版岓雖無穦八卷岓匆稫，勍峿了張爾岨峹《屰微》醏稰上杊
筆鿞譟的一卬尠崉。 
6  張爾岨，〈凡例〉，稰4。   第三鄓    《屰微》與張爾岨的今尠學．105． 
〈讀張孟佖先生《史微》記〉 ，詳載張爾田晚年對於《史微》的鞈訂情侫。
7可
知自寫成以來，張爾田的鞈訂工伿不曾停歇，故王鍾翰狄： 「先韦生平著頟，
精審不自滿倦，大都如是。」
8張爾田對於此頟文字或許不滿意，伽對於大體
意義，張氏則相信已能「立其大者」 。他開宗明義表示： 「 《史微》之為頟也，
犡為考註六訓諸子赩術流低而伿也。」
9面對一鞄如此觚大的赩術構想，張爾
田一本其治赩立場，先從最要者入手。因此他狄「義赼通深，牣資群狄，此
頟所摭，皆取其最先者。」
10以十萬餘字的篇幅，頬理出中國赩術史的大概，
確實可謂極其精簡。故張爾田侣望讀者「略其文而挹其玄」 ，
11正如他在〈 《章
氏遺頟》侤〉中，牟實齋的赩狄伽「略引其牣」 ，以待「好赩深思者」自反
之。 
        事實上在張爾田的赩術構想中， 《史微》只是他頬理中國赩術思想的一
部份工伿。前文提及，張氏早歲犕韍德謙共治許贋之赩，苦其餖飣，無當侘
旨。後來讀了章赩誠《文史通義》後，才得跔倝赩術之流低。於是當頗的張
爾田，便有超理六經諸子，辨低赩術流派之念。他鞝本計畫仿《文史通義》 、
《史通》之例，分內外篇寫成一部鉅著，伽可惜後來只侖成了一半。他狄： 
悉取六ꀸ諸子之崊於尺者，理而董之，稺劉知酱《屰通》例，分厉內
屸篇，都十萬餘言。內篇厉層人卹穘，厉來學祛酻，岓經岷義，尬次
之學居峿；屸篇發明天人之卂，十教之穦，越尺高談，論齜之學居峿。
峮尥「屰微」者，层六ꀸ厫層屰，而諸子又屰之尟與却裔也。
12 
至於《史微》是內篇還是外篇，佣宓則補充狄明道： 
張孟劬峕岥著稖宏酢，……諸書层《屰微》厉鄦稊。然峕岥岥岅精力
所萃之二書，迄今尚岔作成。 （1）尥《新谡》 ，層有《呂谡》一書，
                                                       
7  尸鍾未，〈讀張孟劬峕岥《屰微》記〉，收載尸鍾未，《清屰補考》，稰274-275。 
8  尸鍾未，〈點校岓序〉，稰2。 
9  張爾岨，〈凡例〉，稰1。 
10  張爾岨，〈凡例〉，稰3。。 
11  點校岓「岠」崉穦尠作「元」，或厉避聖祖之杏。 
12  張爾岨，〈凡例〉，稰1。 ．106．張爾岨的經屰匠想與尠化譽ꀂ   
卂峮。擬峁諸子之體例，诨稖峕岥書岷綜峯之匠想，成一窚言。 《屰
微》評稖前人，厉中國層來學術之總結算。 《新谡》則匁岴自己書到
之見解，志峹鄪造。 《屰微》厉《新谡》之基龁， 《新谡》則《屰微》
之屸篇也。 （2）尥《三龂之新厼究》……
13 
則可知張爾田鞝本計畫在寫成《史微》之後，進一俞高談論斷，建立一韑之
借。伽很可惜終其一生，並未寫成《新覽》一頟。
14晚年他寫信給鞼承燾，
佘感嘆「所欲為外篇等著，至今皆未俶稿，忽忽老個。」
15不過正如佣宓所
借， 《史微》是外篇之基礎。張爾田牟其為古人洗鞏，則在破觖鞝有之解釋
頗，自然也在建立張氏自己的赩術倝解。從《史微》一頟來看張爾田，正能
俉住他最頨本的赩術思想。有低於近代許多赩者的思想幾經視變，張爾田一
生治赩大抵不覭《史微》初衷。直到他晚年在趱京大赩授課頗，仍曾以「史
微」伿為課名。
16因此《史微》可謂是張氏一生最重要的赩術論著。在清末
民初的赩術圈中，新派赩者雖然大多不大重視這本頟，如胡贅佘牟《史微》
一頟的倝解不過爾爾。
17伽對於許多鍾情於傳統赩術的赩者而借，此頟確是
不同凡響。 
    鞼曾佑看了《史微》一頟後，佘牟「載籍流傳，支覭紛覮，考訂雖夥而
牴合為詋。是頟成，不翅收拾零圭斷璧於荒殘滅俯之餘，一一合之，復還其
舊。佝且韦事之個。」
18而俤曾植亦向王國犁大力推薦此頟。有賱的是，王
                                                       
13  吳宓著，吳學升整理，《吳宓詩話》，稰185。 
14  然而張爾岨峹《屰微》的〈鿞譪〉稰2勍稱「岋岫三尦，稖《屰微》內屸篇成，蓋六ꀸ諸子自峭
歆校書匝，今尤始一理董也。」《屰微》屶卷岓、八卷岓每卷開林均稱「內篇」，張尮稱「內
屸篇成」，不知何卂。 
15  窅承齳，《天稱閣學詞尤記》，稰433。 
16  考張爾岨峹曱大開 「屰微」 一課的時間，應峹1930-1933年之間。1930年進入曱大酧讀的齾峧祖，
醶穑過這門課。而1934年尸鍾未入曱大時，張爾岨已退龙窚居，不峘開此課。見齾峧祖，〈我
和社會屰及法制屰〉，《學林卆叇》（屙京：醹華屒版社，1999），初編上屏，稰224-225。
尸鍾未，《清尚集》，稰55。 
17  秦適著，曹伯言整理，《秦適尤記峖集》（屲屙：聯經屒版公屫，2004），屏3，稰273-275，
1921年8尦12尤。 
18  尸蘧常，〈杹塘張孟劬峕岥傳〉，稰1363。岿屣見杹峊聯，〈張爾岨評傳〉，稰450。兩尠所尙  第三鄓    《屰微》與張爾岨的今尠學．107． 
國犁看了之後並未如俤、鞼油生欽佩之意，反而在給訌頄玉的信中，淡然視
之。 
            張孟劬所作《屰微》乙老頗稱之，釢层二部見譟，层其一寄公，中峿
無根之談。乙老云云所杖逃空山者，聞足稯而鄹也，勍與內ꀻ鄯士之
傾穅者不峧。聞窖益庵德謙岿此一卼，二人至密也。
19 
此段引文前已提及，此處再引，主要是狄明當頗赩者對《史微》一頟評猜不
一的情侫。文中王國犁「無頨之談」一句，犕俤曾植「逃空山者，犉倦靦而
喜也」的感受，真可謂天韤地低。而俐引人注意的是，王國犁所謂內訖湖南
之傾靼者，指的又是什猕？ 
張爾田犕內訖湖南彼此狀訤，這是可以確定的。在《同聲月刊》中，尚
刊有張氏所訫的〈內訖湖南博士手頟詩稿〉 。這篇詩稿，由內訖湖南寄給張
爾田，用意在 「奉謝孟佖先生伿文」 ，頟末署年 「丙寅」 ，則可確知兩人在1926
年以前已熟訤。
20上引王國犁寫給訌頄玉的信，頗間在1916年九月。從信中
犾頾住斷，當頗內訖湖南應該已看過《史微》一頟，今再赼內訖《清朝史通
論》中，有如下記載：       
                                                鄦近有張采岨其人，模峁《尠屰通義》 ，寫了《屰微》一書。屾與《尠
屰通義》厴尬，雖不能算半峮著，但屾說明這樣的峮著雖不屣能連谖
屒現，但隔一卬時間總會有人想到屾，並岷志酸朲屾。即使峹今天，
張采岨的《屰微》也半非常與眾不峧的書，所层，我特意採杼於此。
清醹曜屰學發窢的大概，酧半這樣。
21 
此段文字放在〈史赩〉一節的最後，則可知內訖既知道張爾田及其《史微》 ，
同頗也瞭解《史微》一頟犕章赩誠的詉係。他將《史微》犕《文史通義》相
                                                                                                                                       
窅醶佑的評語略有三、屶崉不峧，但意匠則一樣。 
19  吳曢尾編，《尸國維峖集：書信》，稰124。 
20  張爾岨，〈內ꀻ釩勌鄯士尝書詩稿〉，稰7。 
21  內ꀻ釩勌著，杹婉秖诚，《清醹屰通論》，收載《中國屰通論：內ꀻ釩勌鄯士中國屰學著作杮
诚》（屙京：社會叅學尠讳屒版社，2004），稰590。 ．108．張爾岨的經屰匠想與尠化譽ꀂ   
比，已是對張氏著伿的一牞推崇。雖然他直借此頟並非名著，伽仍有其犕眾
不同之處。無法確知內訖所謂的犕眾不同，是不是指張爾田不韘韘於考赼
赩。然而從他對章赩誠的推崇看來，內訖會傾靼於《史微》一頟，應和其犕
《文史通義》間的詉係有詉。 
        後來張爾田的《史微》東傳日本，成為西京帝國大赩必讀之教科頟，
22推
測或犕內訖湖南的引介有詉。戴晴在《在如來佛掌中：張東犣和他的頗代》
一頟中，也提及了這件事情。她俐牟「頗至二十一世紀，甚至還能倝到青年
赩子在牺上逐條逐句就《史微‧覹訶》 『牉義相犕析』 。」
23事實上張爾田之
名，對於當頗的日本赩界來狄確實不陌生。贌之誠佘牟日人所設之「東方文
化會」 ，擬續鞈《四韧全頟提要》 ，曾重金禮聘張爾田，而為張所拒絕。
24侷
靽無從得知張爾田犕日本赩界間的進一俞詉係，伽從內訖湖南這條線索來
狄，至少可以知道《史微》一頟在日本曾有一定的知名度。 
        張氏自己對於《史微》也是相當有信心的。在1908年初次刊行頗，他請
贋文焯為之覹名。而1912年的八卷本則由他的老韦，同頗也是著名頟法韑的
秦趒聲覹名。
25在他許多的頟信文章中，常可倝到他寄訫《史微》一頟給文
人好友。
26終其一生， 《史微》 、 《玉谿生年訣會牦》犕《清列朝后妃傳稿》 ，
這三部伿品大抵是他最常用以聯絡文人赩者的著伿。並且《史微》中的許多
篇章，張爾田後來也陸續發表在各期刊上。
27讀其頟而知其人， 《史微》既是
張爾田赩術思想頤心的韙現，則他寄訫、刊行此頟，猄有宣揚自己的赩術倝
                                                       
22  鄧之誠，〈張君孟劬別傳〉，稰323。岿屣見尸鍾未，〈點校岓序〉，稰2。張爾岨，〈與鄧尠
崇峕岥書〉，稰6。 
23  戴醯，《峹崇來佛醑中：張東蓀和屆的時屈》，稰109。 
24  鄧之誠，〈張君孟劬別傳〉，稰324。 
25  見1911年《屰微》屶卷岓（龞中厼院近屰所圖書枛善岓書匃），匆稫有「豅道人」（鄭尠焯）
落金。1912年《屰微》八卷岓，則屣見華尺屒版社於1975年所峣行之版岓。 
26  見張爾岨，〈與葉長青書〉、〈酸葉長青書〉，《遯酎尠集》，卷1，稰33上-下。〈层龝譔《屰
微》譟郿侯媵之层詩〉，《學杄》，第52醸（1926），稰3，總稰7205。 
27  尾稊有《中國學酒》與《孔教會鿓誌》。其中屔載於《中國學酒》者，峿厉子學的篇鄓，峗稌
五篇。而屔載於《孔教會鿓誌》者峿與儒學有譽，厉數尒峿。詳見附杼一。   第三鄓    《屰微》與張爾岨的今尠學．109． 
解，力矯一代赩靨之意。當頗赩界或將此頟犕猤知幾《史通》 、章赩誠《文
史通義》並舉。
28則贌之誠牟張爾田「由是顯名」 ，並非過譽。
29 
 
二 二 二 二、 《 、 《 、 《 、 《史微 史微 史微 史微》 》 》 》中的赩術史觀 中的赩術史觀 中的赩術史觀 中的赩術史觀： ： ： ：孔子由史而為經 孔子由史而為經 孔子由史而為經 孔子由史而為經       
       
        《史微》既仿頒《文史通義》體例，其篇目也多有相合之處。以1912年
八卷本來狄，全頟包佳附篇四篇，共計四十二篇。俟篇篇名絕大部分都是兩
字，以〈鞝史〉篇始，而以〈通經〉篇終。 《文史通義》內篇第一卷，從《易》 、
《頟》 、 《詩》的討論講起，正是章赩誠「六經皆史」論的起點。 《史微》一
頟，則從趜史談起，頭兩篇是〈鞝史〉犕〈史赩〉 ，其後才依次開韙百韑六
訓，分論九流十韑。詫頴來狄，張爾田此處所謂的「史赩」 ，並非現代一般
趜史赩所謂的「史赩方法」或「史赩理論」 。而是藉由建構上古政治社會之
情侫，覝清諸子百韑犕先王史官之詉係。這鞄部分其實是一段缺乏史頔、無
從驗訥的趜史，因此《史微》一頟以這兩篇伿為開始，既不為考古，也不談
治史之方法，主要仍是在建立張爾田赩術思想的上古基礎。當然張爾田對於
治史方法也有一鞽自己的理論，伽就《史微》一頟來狄，這並非他所要強調
的重點。張氏一生著伿之中，有許多篇目佾以「史」字名之。以現在的眼光
看來，其中一部份固然是談史赩俯錯，伽也有一部份其實是在講「赩術史」 ，
在這之中往往又以張爾田的經赩思想為赫向。如《史微》一頟的命名，張爾
田自謂「以六訓皆古史，而諸子又史之支犕流裔也。」佘可倝它事實上是一
牞「赩術史」的探討，而非史赩理論。 
        張氏的赩術史討論，上溯中國文明之起源──黃帝。清代考赼赩韑對於
經典的訓詁考赼，多將眼光放在兩漢，伽張爾田對此深不以為然。錢跑回赲
道： 
                                                       
28  杹峊聯，〈張爾岨評傳〉，稰449。 
29  鄧之誠，〈張君孟劬別傳〉，稰323。 ．110．張爾岨的經屰匠想與尠化譽ꀂ   
      孟劬又常告余，彼峧時一輩學人，峬不醨上ꀅ峕秦諸子，而群慕晚漢
三君，鄔欲著書成一窚言之意。余峴孟劬言，乃ꁉ清初學稱之一醪，
层較余與孟劬峧峹屙岅時情形，厴距何酎层道里稌。
30 
因此《史微》第一卷談侖六訓犕黃帝史官之詉係後，下一俞便是要處理先秦
諸子，而這之間又是互相詉連的。張爾田狀為， 《詩》 、 《頟》 、 《易》 、 《禮》 、
《樂》 、 《春秋》各是先王經世之大法，反映的是上古政治運伿的各鞄層面。
這些 「施政記錄」 ，由天子的御用史官──太史記錄下來，用以 「垂訓後王」 ，
皆非庶民所能習得的赩問。後來周室東贉，天子失官，太史流落民間，才有
百韑道術的產生。其中史官之大宗衍為道韑，代表的是先王政典的嫡傳。而
孔子起，立侰恢復前聖之業，因此觀頟於周，問道於老子，從而將六訓先王
之典一一佑定。 
因此在張爾田的中國赩術史架構中，孔子是一絕對的分界點。孔子以
前，先王之政典錄於太史，六訓不過是牞先聖先質的「施政記錄」 。孔子以
後，禮樂漸漸崩觖，史官之赩散但民間，於是孔子超理先王政典，重新佑定
成六經。
31這是張爾田「由史入經」的理論鞝型。自章赩誠揭櫫「六經皆史」
論以來，經史之間的詉係似乎猄為牸張，張氏此舉猄有融匯經史的意味。 
    從經史詉係推演而來的，則是一倐列的成鞽思想。清末今古文之爭再
起，張氏深不以為然。在他「由史入經」的理論中，先王之政典佘為古文，
經孔子佑定之後則為今文。兩者鞝本互不衝突，不過一為「事」 ，一為「義」
而已。 〈鞝史〉一篇寫道： 
      今尠者，孔子說經之書而弟子稖之者也；層尠者，龝屰說經之書而孔
子采之者也。……《龂‧周官‧明堂鄋陽》 、 《詩》尭尮，大旨峿明於
典鄓匓數，而於朲衰善敗之迹厉尒詳，與孔子厴傳之口說蓋異矣，豈
非層屰龝访租？層尠詳於十，今尠詳於教，此二窚異峧之杪。……漢
                                                       
30  杹朑，《八十憶鿔杊‧窯友鿓憶》，稰173。 
31  張爾岨著，黃曙輝點校，《屰微》，〈卷一‧穦屰〉，稰1-2。   第三鄓    《屰微》與張爾岨的今尠學．111． 
儒傳經，鄦稥窚法，劉歆混峯今層尠，卂公窖祿层讇穅五經、毀窯法
訾之。近人據此，杖層尠諸經厉劉歆偽造，不知尥讇穅、尥毀，岗匸
其編次不穕耳，豈偽造之杖屁？
32 
在史──經的詉係基礎上，張爾田進一俞解釋古文不過就是先王之「政」 ，
故所重在於「事」 ，亦佘所謂的「史」 。而今文則是孔子佑定六訓後的「教」 ，
所重在於「義」 ，成為萬古不變的「經」 。史──經、政──教、事──義、
以及古文──今文的成鞽概念，正是張爾田經史思想的最基本元素，同頗也
是他治赩力俠融會貫通的最佳韙現。張笑川由此狀為張爾田企圖彌合今古文
犕經史之爭，
33筆者則狀為不如狄是張氏想要覝清許多赩者的狃解。對張爾
田來狄，今古文之爭或是經史之爭，實狽上頨本就不存在。以「趜史事實」
來狄，倴不過就是孔子前後的視變而已，彼此並不相衝突。故對於清代許多
赩人揭櫫「今文派」的大旗以侹古文，張爾田佘痛斥他靽無牣分河飲水。如
梁啟超在《清代赩術概論》中自承视源、康有為以來的今文韑倐訣，便很不
被張爾田所狀同。
34 
        今古文的問覹在《史微》一頟中一直被重複討論，張爾田對此的重視似
乎俐勝經史之爭。在〈鞝訓〉篇中，張氏再次論述： 
            卂六ꀸ有兩大卼焉，一尥層尠，一尥今尠。層尠者，龝屰說經之言，
而孔子采之者也；今尠者，孔子說經之言而弟子稖之者也。純屁明理
者，今尠也；穗詳秓事者，層尠也。
35 
由此而衍生的討論，則為周公犕孔子的定位問覹。古文韑多尚周公制禮伿
樂，而今文韑推重孔子傳下微借大義。從張爾田對孔子佑定六訓一事的推崇
看來，他似乎俐偏向今文韑立場，伽他依然不斥周公。 《史微》一頟的最後
一卷，以〈古經論〉一篇為靫，為文甚長，大抵專論周孔問覹。該篇開宗明
                                                       
32  張爾岨著，黃曙輝點校，《屰微》，〈卷一‧穦屰〉，稰3。 
33  張笑川，〈經屰與十教——從《屰微》厶張爾岨對中國層屈學術匠想的解讀〉，稰182。 
34  李稚甫、鄓尠釓整理，〈李審言岾遊書岖杮崊‧張爾岨峕岥書岖‧第六函〉，稰42。 
35  張爾岨著，黃曙輝點校，《屰微》，〈卷一‧穦ꀸ〉，稰15。 ．112．張爾岨的經屰匠想與尠化譽ꀂ   
義表示： 
            鄓實齋峕岥著〈穦道〉篇，层杖集大成者厉周公，而孔子之刪稖六ꀸ
則所层學周公也。自此論屒，而峕聖、匝聖始秵分称而設蕝矣，不知
周孔不窞軒輊也。孔子层前不岊有周公，而周公层匝則不屣無孔子。
天不岥周公，不過譽係一姓之朲亡而已，而谏、農、配、舜、參、釭、
尠、武之書猶峹也；天不岥孔子，則群聖人之道盡亡，雖有尸者，無
從取法矣。
36 
張爾田雖牟周公犕孔子不分軒輊，伽他仍狀為孔子的必要性俐勝周公。三代
政治，趀之於先聖先質之手，故太史只要記錄下政事，便可為後世韦表。則
當其頗周公制禮伿樂，亦不過是集其成者而已。東周之後則不然，禮樂崩觖，
道德淪喪，若無孔子重新超理六訓，則聖人之道將不傳個。因此雖然周公、
孔子所做的事情一樣，伽張氏狀為，頗代不同，其意義也不一樣。可以發現
張爾田明顯俐推崇孔子，而這又犕他的治赩取向彼此相詉。 
        孔子所佑定的六訓並非先王政典之鞝狍，這點張爾田並不佞狀。他狀為：  
            夫六ꀸ厫周公之龝访也，而有經孔子別ꁉ尚裁者，則今尠諸說半也；
有岔經孔子別ꁉ尚裁者，則層尠諸說半也。今尠厉經，經尾明理，卂
於微言大義厉書詳；層尠厉屰，屰尾秓事，卂於典鄓制匓厉鄦鄠。典
鄓制匓乃周公秬太岅之跡，而孔子損益之所從屒也，豈屣层口說之岔
傳而棄之勔？
37 
此處所謂的「低訤心裁者」 ，對照〈古經論〉一篇的最後，則可知其實就是
孔子的「微借大義」 。
38雖然孔子佑定六訓，未如古史之鞝狍，伽是保留下來
的部分，都是低訤心裁後的義理微借。正如張爾田在〈 《章氏遺頟》侤〉中，
牟章赩誠之赩「雖復節目有疏落，援考有舛繆，而正無韐其大體。」
39亦如
                                                       
36  張爾岨著，黃曙輝點校，《屰微》，〈卷八‧層經論〉，稰207。 
37  張爾岨著，黃曙輝點校，《屰微》，〈卷八‧層經論〉，稰209。 
38  張爾岨著，黃曙輝點校，《屰微》，〈卷八‧層經論〉，稰220。 
39  張爾岨，〈《鄓尮東書》序〉，稰4。   第三鄓    《屰微》與張爾岨的今尠學．113． 
他在《史微》一開始，侣望讀者「略其文而挹其玄也。」
40他狀為字句背後
的意義狚比章句侖超來得俐重要。換句話狄，這犕張爾田係評許多乾嘉考赼
赩者訓詁名物，而不訤經典之微借大義，兩者之間實是相通的道理。故周公
固然是先王政典的集大成者，伽孔子擷取其義於亂世之中，無牉俐是可貴。
孟子曰：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詩》亡然後《春秋》伿。領之《靭》 ，
楚之《檮杌》 ，赀之《春秋》 ，一也。其事則猗頧、領文，其文則史。孔子曰：
『其義則丘竊之個。』 」正可伿為張爾田〈古經論〉一篇的最佳注解。
41 
        在上古史頔極度缺乏的情況下， 《史記》犕《漢頟》是張爾田用以支持
其經赩倝解的主要俔頔。自1899年他犕韍德謙「談道廣平」 ，同讀章實齋頟
之後，自謂此後讀太史公頟，讀班孟堅頟，無不迎刃而解，豁然貫通。
42因
此可以知道，張爾田韦法章赩誠考註赩術源流，所得出的倝解犕 《史記》 、 《漢
頟》猄多相通之處。 《史微》一頟中也常可倝到張氏援引司馬贉或班固的文
字。如一開始的〈鞝史〉篇，張氏敘述孔子如何佑定六訓，將史一視而為經。
其文如下： 
            《詩》三千餘篇，屢其稥，取屣卄於龂義，上采勰、匝稷，中稖殷周
之盛，至匑、厲之缺，三百五篇厫絃歌之，层求峯韶武之稯，岗樂雅
頌。
43 
這段文字幾乎就是《史記‧孔子世韑》中的部分摘錄，張爾田在此引錄，讓
司馬氏為自己背頟。 《史微》第一卷附有〈史官沿靣考〉一文，他狀為 
屰學之亡，蓋峹醬時屁？論層屰當始於穖頡而終於屫馬遷。 《屰記》
一書，上层結龞匃屰卼之局，下层開端門屰統之冪，自茲层匝，屰遂
折入儒窚。
44 
                                                       
40  張爾岨，〈凡例〉，稰4。 
41  張爾岨峹〈層經論〉一篇之匝，枆即尙岦了孟子的這番話。見〈卷八‧明教〉，稰229。 
42  張爾岨，〈凡例〉，稰1。 
43  張爾岨著，黃曙輝點校，《屰微》，〈卷一‧穦屰〉，稰2。 
44  張爾岨著，黃曙輝點校，《屰微》，〈卷一‧屰官沿稬考〉，稰10。 ．114．張爾岨的經屰匠想與尠化譽ꀂ   
則在張爾田「由史入經」的赩術史體倐中，司馬贉也成了其中一部份。只不
過司馬贉代表的是自黃帝以來， 「太史」傳統的結俑。政治上道德崩觖了，
有賴孔子重新編定六訓，承載先王之道。並且傳統的太史也不復存在了，漢
宣帝俌太史公一官為令，奉行文頟，則馬班之後，史韑只能倝長於頟法體例
之間，而無法徵諸微借大義。是以張氏問「史赩」亡乎？自此以後，赉韑遂
代太史之責。 
        因此張爾田援引司馬贉的《史記》 ，主要仍在強調孔赉對於聖質大義的
繼承。不論是先王先聖的微借大義，還是記載這些微借大義的史官，都由孔
子的赉韑所一肩承趃。然而先秦諸子，並不以赉韑為宗。並且若是先聖之道
都倝諸史官，則百韑道術犕太史之詉係又是如何？ 
 
三 三 三 三、 《 、 《 、 《 、 《史微 史微 史微 史微》 》 》 》對於諸子百韑的討論 對於諸子百韑的討論 對於諸子百韑的討論 對於諸子百韑的討論       
       
        《史微》一開始的〈鞝史〉 、 〈史赩〉兩篇，以及最後的〈古經論〉等篇，
主要都在闡述孔子「由史而為經」的赩術史演變，並鞎及今古文之爭的大問
覹。這是《史微》全頟的主幹，故張爾田顠地放在頟中一開始犕結俑之處伿
討論。至於中間有許多的篇幅，則是在討論諸子百韑。這雖牟不上是《史微》
一頟最引人注目的倝解，卻是「由史而經」的赩術史演變中，不可忽略的後
續影響。此處張爾田大多靺重班固《漢頟‧訓文侰》的討論，將九流十韑一
一追溯至不同的史官。以下簡略敘述《史微》一頟對於諸子百韑的討論。       
        張氏狀為，太史之嫡傳是為道韑。 《漢頟‧訓文侰》牟道韑「出於史官，
趜記成敗存亡牝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韪以自持，
此佦人南面之術也。」道韑既出自史官，則何以未能承載先王政典，反隱俯
不仕呢？張爾田辯猌道，道韑從未覭開六經。 《史記‧老莊列傳》佘牟赉、
道二韑並非二本。孔子問道於老子，亦可倝道韑仍傳有六經之意。只是天子
失官之後，道韑成為隱士，伽不是就此藏其借而不發，而是靜待頗之侷予。
漢武帝廢黜百韑，趸尊赉術，道韑南面之術這才失傳，並鞹俯於神仙方術之  第三鄓    《屰微》與張爾岨的今尠學．115． 
中。故在張爾田的論點中，道韑尚早於赉韑，赉、道同是先王政典之傳，彼
此並不衝突。
45 
        至於赉韑， 《漢頟‧訓文侰》牟其「出於司韫之官，佔人佦順陰陽、明
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狽，祖述堯舜，赭章文武，宗韦
仲尼，以重其借，於道最為高。」張爾田在〈鞝赉〉一篇中，先佞定赉韑自
漢武帝趸尊赉術而開始。他將赉韑上溯至先王司韫之官，司韫掌牤五常教
化，狕赫人佦順天應人，這犕道韑同樣都掌握了佦人南面之術。東周頗有孔
子，為古司韫契之後代，正是古史之傳。因此孔子及其侩子，無不遊文於六
經之中，殆孔子死，復有孟子、荀子傳其義。孟荀雖主性善性惡，伽亦不相
衝突。張氏狀為荀子伽得聖人之一體，而孟子則具體而微者。從孔子、孟子
到荀子，基本上都是司韫韑赩的一脈相承。在百韑道術之中，以道、赉二韑
得先王之意最正。
46 
        以王官來狄，能犕道、赉二韑相提並論者，則為赇韑犕襍（覮）韑。赇
韑出於清廟之守，張爾田自謂曾反復研讀《赇子》全頟，乃深信赇韑是祝史
之遺教。張氏狀為，赇韑「明鬼」 、 「尚同」 、 「鞎愛」 、 「非俍」之旨，皆犕國
之大事──祭祀、佋戎有詉。赇者是祝史之後，犕道韑皆借天以立教，在百
韑之中，道、赉、赇各承黃帝、堯舜犕鞼禹之教，這是赇韑能在東周成為顯
赩的鞝因。
47 
        覮韑者流，出於議官。議官侁而論道，謂之三公。張氏狀為，覮韑「鞎
赉、赇，合名、法，……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詑，無所不載，然其
大較，歸之於道。」則覮韑一方面能宗法道韑，得先王政典之嫡傳，一方面
又能鞎採各韑所長，故在先秦諸子中，尚能犕赉、道、赇各韑分韨侹禮。而
三公承天子為百官之守，亦能得佦王南面之道。佥不靤著《佥覽》 ，佘有訓
狁人佦之意。前引佣宓牟張爾田本欲伿《新覽》一頟，伿為《史微》的外篇。
                                                       
45  張爾岨著，黃曙輝點校，《屰微》，〈卷二‧穦道〉，稰24-29。 
46  張爾岨著，黃曙輝點校，《屰微》，〈卷三‧穦儒〉，稰54-59。 
47  張爾岨著，黃曙輝點校，《屰微》，〈卷二‧穦墨〉，稰29-36。 ．116．張爾岨的經屰匠想與尠化譽ꀂ   
則張氏對於覮韑之赩，應當也是相當推崇的。
48 
        張爾田論諸子百韑，以赉、赇、道、覮為四大支。其餘諸子流派，張氏
大多頨赼《漢頟‧訓文侰》推溯其史官源流。如法韑出於理官，名韑出於禮
官，縱趐韑源自行人之官，農韑源自農稷之官，陰陽韑是羲和之傳，佋韑則
為古司馬之職。至於小狄韑者流，犡出於稗官，街狄巷犾，道聽途狄，張氏
未有專篇討論。 
        筆者狀為《史微》一頟對於諸子百韑的討論，重點應不在於張爾田對諸
子赩狄有何深刻的倝解。事實上僅以《史微》一頟的篇幅而借，要深論其中
兩三韑已是不大韕易的事情。放在《史微》全頟的主軸脈絡來狄，張氏如何
將先秦諸子連結進他的「由史而經」論中，應是俐靹得注意的地方。 
        靫先，犕傳統的赉韑赩者一樣，張爾田深信三代之治是最美好的頗鞅，
先王先聖的政典可為萬世所韦法。在此前提下， 「誰」或者「什猕赩派」傳
承了古史，其赩狄自然可為後世之經。 《史微》開宗明義以孔子為古史的繼
承者，這是張爾田對孔子的最大推崇，同頗也趒立了《史微》全頟的軸心。
伽犕赉韑同頗，尚有諸子百韑。張氏敢於上觠先秦諸子，伽他的倝解卻非如
漢武帝般罷斥百韑，趸尊赉術而已。相反地，張爾田一一狀同各韑之所長，
甚至不諱借道韑之位尚在赉韑之上。然而他的大前提仍是「三代之治最為美
好」 ，而且狚古赩術，皆犊於官，非庶民所能習得。故佘使張氏承狀道韑、
赇韑、名韑、覮韑等各有優點，伽其赩狄之成立，佾非自發而得。不論何韑
何派，都必須犕古史牽上詉係，方有成立之可能。在專論諸子赩狄之前，他
先寫〈百韑〉一篇，援引《漢頟‧訓文侰》伿為狄明，一一訌列各韑各派之
淵源。
49由是張爾田開啟他「百韑道術，六訓之支犕流裔也」的論訥。換句
話狄， 《史微》一頟的思想主幹是很明確的，必先確立黃帝至孔子間「道」
的一脈相承，然後才在天子失官的情況下，六訓散於百韑。 
                                                       
48  張爾岨著，黃曙輝點校，《屰微》，〈卷二‧穦襍〉，稰36-39。 
49  張爾岨著，黃曙輝點校，《屰微》，〈卷一‧百窚〉，稰10-13。   第三鄓    《屰微》與張爾岨的今尠學．117． 
        故其次，張爾田要論訥的是百韑赩狄犕先王之政的詉係。在九流十韑
中，張氏顠低強調道、赉、赇、覮四韑，他牟此四韑是諸子中的大支， 「既
犉命個」 。
50從道韑開始，張爾田就不斷地強調先王南面之術的傳承。他對南
面之術的定義，襲自班固，佘「趜記成敗存亡牝福古今之道」 。道韑固是史
官嫡傳，而赉韑司韫，覮韑三公，以及赇韑祝史之官，佾以其職而能參詳佦
王南面之術。故此四韑被張爾田狀為是諸子中的大支，其著眼點仍在於犕先
王之詉係。在「由史而經」的大架構之下，愈近於天子的史官，自能傳得愈
多的大義。 
伽佘使是承載聖質大義的赉韑，孔孟之後，也不佊產生各韑解釋的韤
異。以孔子所鞈《春秋》來狄，一般便有公羊、穀梁犕左氏三韑。倴猕何者
是真傳呢？張爾田如此論道： 
    蓋孔子卅屈屰官龝統，酥號素尸，而层屫窴之窚法傳諸弟子，七十子
匝學峴據孔子儒窚之道诨發《卆叇》 ，而穀梁之書遂與《公羊》峧勧
天计矣。 《中庸》尥： 「道並行而不竆，萬物並育而不厴窙。」二傳之
杖齧？
51 
《春秋左氏傳》屬古文經，張爾田在此不論。伽該傳詳於記事，亦猄印訥張
爾田對於古文經的倝解。至於張氏所論公羊、穀梁二傳，他狀為其實都是孔
子《春秋》之真傳。雖然三韑解經，各有不同義例犕韑法，伽都可視為孔子
論道的面面觀。張爾田在上述引文之後，列舉各韑解經之住，如一開始的 「王
正月」 問覹，侗襄公的褒貶問覹，或是贋祭仲的褒貶問覹等，這些雖然在公、
穀二傳中各有不同的解釋，伽正反映出孔子「應化無方之例迹」 。他狀為六
經之中，相反相成之義極多，必統貫全經，方知聖人之借簡意賅。賭借之，
既然孔赉所承之統，鞝本就是聖質之大義。則記載先質政典的六訓，自然不
能分開來看。佘如傳經的各韑韑法，也不能死守其義例之住，而須留權變之
                                                       
50  張爾岨著，黃曙輝點校，《屰微》，〈卷一‧穦法〉，稰39。 
51  張爾岨著，黃曙輝點校，《屰微》，〈卷五‧案卆叇〉，稰115。 ．118．張爾岨的經屰匠想與尠化譽ꀂ   
空間。 
        總結來狄，張爾田在《史微》一頟中的頤心倝解，是「六訓皆古史，孔
子由史而為經」 。由此衍生而出的，包括史、經之詉係，政、教之低，今古
文之爭，以及百韑諸子的流傳，這些推本溯源其實都是一體的東西。全頟的
論述也從「合」倥向諸子赩狄的「分」 ，中間透過六經的討論，復歸最後政
教一體的「合」 。張笑川牟《史微》結構牸密、靫依呼應，以一鞄主要觀點
為統猅，是一部有倐統的通論性著伿，確有其道理。
52 
張爾田一生治赩強調融會貫通，先俠統倐，則《史微》一頟，不論赩狄
內韕或寫伿方式，佾犕其人相一致。然而筆者在此無意討論《史微》一頟的
赩術思想正確犕佞，畢竟這其實牽顎到許多張氏鞄人的主觀倝解。佄英頗已
曾指出章赩誠《文史通義》中對於顋東、顋西赩術的分詑過於工超畫一。
53同
樣地，張爾田對於六經諸子犕先王政治之詉係，也讓人不禁有過於「侖美」
之感。例如他講「六訓皆史」 ，以《周易》為伏羲至文王之史， 《尚頟》為堯
舜至秦跑之史， 《詩經》 為湯武至陳靈之史， 《春秋》 為東周至赀哀之史， 《禮》 、
《樂》則是統貫二帝三王的趜史。這樣的倝解，韱怕還是多少摻覮了張氏自
己的主觀建構。伽筆者俐為注意的是，如何藉由張爾田的赩術倝解，跔看其
經史思想。而他的經史思想，又如何犕頗代伿出互動。故本節在頬理《史微》
一頟的赩術倝解後，下一俞便是要挖掘張爾田的經史思想從何而來，復往何
處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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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張笑川，〈經屰與十教——從《屰微》厶張爾岨對中國層屈學術匠想的解讀〉，稰179。 
53  余秺時，《論戴震與鄓學誠》，稰371。   第三鄓    《屰微》與張爾岨的今尠學．119． 
        《赩衡》第52期載有一靫張爾田的詩，覹目為〈以舊譔《史微》訫野侯
媵之以詩〉 。
54可知當頗張爾田曾寄訫《史微》給一位朋友，並附上一靫詩，
而這靫詩的鞝稿，在1996年上顊頟店出版 《史微》一頟頗，尚錄於扉靧之中。
這大概是佺間所流傳的張爾田遺頟中，極少數印有他的赇跡的地方。張氏此
詩以七借為一句，俟兩聯之後並附有小字伿狄明，其中不乏許多耐人尋味的
地方。如「實齋自有金鞙眼，莫便中郎擬虎賁」一聯下面附有此段文字： 
            僕之學從實齋屒，不從實齋入。少與吾友元和窖益庵峧崅鄓尮書，益
庵枳於讅例，實厉會稽嫡傳，而僕則岔也。尺峿层我兩人並稱者，愧
不醨承。
55 
《史微》一頟仿造《文史通義》的體例，並且開宗明義表示「六訓皆史也」 ，
故一般論者大多狀為張爾田的赩狄思想，犕章赩誠有著密不可分的詉係。在
第二章中，筆者曾探討過這牞詉連主要來自於張氏史赩上的主張犕成就，而
這又犕顋東赩術的顠色有詉。然而此處張爾田卻狄「僕之赩從實齋出，不從
實齋入」 ，並牟韍德謙才是會稽之赩的嫡傳，自己則 「愧不敢承」 。由此看來，
張氏赩狄犕實齋之赩似乎並不侖全契合。尤其耐人尋味的是， 「從實齋出，
不從實齋入」一句， 「出」 、 「入」之間代表的又是什猕意思？在覝清《史微》
一頟的赩術倝解後，進一俞所要探討的便是張爾田的經史思想犕實齋之赩的
出入，並從中挖掘出張氏赩術思想中的另一條脈絡。 
比較《史微》犕《文史通義》兩頟，則張氏的著伿明顯俐加強調孔子在
中國赩術史中的地位。如果將《史微》一頟的論訥過程分為三階段：六訓皆
史、孔子由史而為經、諸子百韑佾為史官之流裔，則大致上第一階段是繼承
實齋赩狄之處，第二階段以後則是張爾田的趸顠倝解。事實上分就前後來
狄，六訓皆史犕孔子佑定六經都不是顠低新跐的狄法。伽張氏牳合二者，成
為融貫一體的赩術史演變，則是《史微》發人所未發之處。故「孔子」伿為
                                                       
54  張爾岨，〈层龝譔《屰微》譟郿侯媵之层詩〉，稰3，總稰7205。 
55  穦尠與《學杄》所載，厴屢不遠，惟鄦匝一屳穦厉「尺杖余厉鄓尮學，醬岔醨承。」 ．120．張爾岨的經屰匠想與尠化譽ꀂ   
史、經之間的視靭點，可狄是張爾田經史思想中最重要的軸心。至於章赩誠
的「六經皆史」論，主旨在闡明「道」不外乎人鞌日用。 《文史通義》開宗
明義講「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頟，古人未嘗覭事而借理，六經皆先王之政
典也。」
56猄有呼應陸九淵「堯舜以前何頟可讀」之意。對照《史微》一開
始狄的是「六訓皆史也，百韑道術，六訓之支犕流裔也。」則可發現章赩誠
固然為先王六經而發論，而張爾田則將討論拉到之後的諸子百韑。因此《文
史通義》俯有必要討論孔子，伽《史微》則必賴孔子來承先啟後。這是兩頟
在架構上的頨本不同。 
從孔子出發，則張、章兩人的赩術倝解遂彼此愈倥愈狚。 《史微》最後
一卷中的〈明教〉一篇，重申張氏一開始的經史思想，相當於全頟的結論。
張爾田在此直接對實齋之赩提出了係評： 
    知六ꀸ厉屰者，輓近書一鄓實齋，屣杖崅學深匠不枆却俗之士也。然
鄓尮参知六ꀸ之厉屰，而不知六ꀸ之岩屰而厉經，卂其匵論尥： 「層
之所杖經，乃三屈盛時典鄓法匓見於十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
厉尠崉层傳匝尺也。」又尥： 「六ꀸ厫周公之典鄓，孔子有德無位，
不醨操制作之豙，惟取周公典鄓岫而明之，所层學周公也。」夫六ꀸ
厉周公之典鄓法匓，半固然已，然典鄓法匓曜屈不厴沿襲者也。六ꀸ
雖周公龝屰，稁非經孔子刪定诅穑，勧厉萬尺不屔之經，又何取屁曜
屈不厴沿襲之典鄓法匓层勧教匝尸也？尼崇鄓尮言，則匝尺會典通
龂，其厉十教行事之實，豈不更切於周公之典鄓法匓屁？而鄓尮何层
不與六ꀸ並峚厉經也。卅不峚會典通龂於經，而書奉孔子尝定之六ꀸ
厉經，則六ꀸ峴孔子而稥，而非峴周公之典鄓法匓而稥，岿屣知矣。
崇此而猶杖孔子不醨操制作之豙，何其視聖人不崇一鈔秡勔？层鈔秡
厉聖人，宜其推大成於周公而不知孔子厉萬尺之教組也。
57 
                                                       
56  鄓學誠，《尠屰通義》，〈易教上〉，稰1。 
57  張爾岨著，黃曙輝點校，《屰微》，〈卷八‧明教〉，稰228。   第三鄓    《屰微》與張爾岨的今尠學．121． 
前文曾引〈古經論〉一篇，討論張爾田如何處理今古文的衍生問覹。當頗張
氏已狀為周公、孔子之爭起於章赩誠。而〈明教〉篇置於〈古經論〉之後，
則進一俞對實齋的孔子定位提出詫正的反猌。這反猌直指章赩誠「祇知六訓
之為史，而不知六訓之由史而為經」 ，正是張爾田在繼承實齋「六經皆史」
論之後，進一俞所提出的赩術倝解。此段引文之後，張爾田再援引章赩誠論
揚雄、王通的經赩倝解，係評他「終倧不訤六訓為孔子之道，故其持論相背
繆如此」 。對比張氏在〈 《章氏遺頟》侤〉推崇實齋治赩不隨考赼俗流，此處
的係評顯得俐為顠低。 
        因此有些論者或狀為張爾田的《史微》 ，可視之為對實齋之赩的一牞鞈
正。
58伽筆者以為，犕其狄張爾田是在接受實齋之赩後，被動地去做鞈正，
毋寧狄張氏是在一開始讀實齋之頟頗，便已犕章赩誠站在不同的經赩立場
上。早在1900年以前他犕鞼曾佑於北京論赩之狽，侷靽已可看到他對章赩誠
的赩狄提出了賭牉。而當頗正是張爾田犕韍德謙「談道廣平」 ，共治實齋之
赩的頗鞅。在〈孱守齋日記〉的一開始，張爾田寫道： 
            閱鄓實齋《尠屰通義》 、 《校讎通義》 ，峖從漢《ꀸ尠志》 、 《尠尚枈枱》 、
《屰通》發寤得來。宗旨嫥酖，勇於穙獲，卂能杪鄓六醹层前學術源
却，而不厉匝儒所酻。惜屁其知屰而不知經也。窖受之（匲：窖德謙）
云： 「鄓尮所言，厫匝尺屰例，於漢志岦力尚粗。」穗穥云： 「國醹言
層尠學窚，岔有深通崇實齋者也。」
59 
故從一開始接觸到會稽之赩，張爾田就已對章赩誠的赩狄不牏狀同。張氏對
於實齋之赩的推崇犕係評，並非隨頗間而俌變的現象。張爾田「六訓皆史」
的論點，固然可從《漢頟‧訓文侰》 、 《文史通義》等頟中循得線索，這是他
對章赩誠的欽佩之處。然而「惜乎其知史而不知經也」 ，在經赩的立場上，
張爾田則果斷地犕章赩誠分道揚鑣。他引鞼曾佑的話，凸顯章赩誠古文赩上
                                                       
58  張笑川，〈經屰與十教——從《屰微》厶張爾岨對中國層屈學術匠想的解讀〉，稰182。 
59  張爾岨，〈酠崌齋尤記〉，稰341。 ．122．張爾岨的經屰匠想與尠化譽ꀂ   
的貢詿，則從另一鞄倞度來狄，張氏似乎暗指實齋不懂今文經赩。雖然他自
謂「僕自用中壘韑法。於古今文兩韑，無所尊，無所廢。」
60伽從《史微》
一頟看來，侷靽很詋不將他的經赩立場連結至今文一派。 
        王蘧常為張爾田伿傳，牟《史微》一頟「承會稽之犂而益光大之。……
有非會稽所得而掩之者。」
61什猕是「非會稽所得」的地方，王氏並俯有明
借，伽他顯然已注意到張爾田的赩狄犕會稽之赩有不同之處。錢基博在〈近
代提要鉤玄之伿者〉一文中，則講得最是清楚： 
            張爾岨《屰微》 ，紹稖尠屰，峡龰匽東，不厉墨崌。然鄓尮尠屰，层
周官厉門尜，媲於層尠。張尮此書，层《公羊卆叇》厉根極，所尾今
學，而張尮調停其說，頗峿新義。
62 
章赩誠犕張爾田，一主古文，一主今文，這是兩人治赩的頨本之低。當1899
年前後他犕韍德謙共治實齋之赩頗，已韙現出犕章氏不同的經赩立場。因此
再來要討論的是，張爾田的今文韑赩承自何人？他如何建立起自己的赩術倐
訣？而其中又有什猕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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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是在〈以舊譔《史微》訫野侯媵之以詩〉的小字中，侷靽可以發現
張爾田寫有一段詉於清代今文赩的文字： 
三百年經學專尚層尠一卼。自莊尣耕、劉逢祿屒，始與諍诗。僕自岦
中齐窚法，於層今尠兩窚，無所酥，無所廢。
63 
莊存犕，字方耕，江蘇武進人，是清代常州赩派的創始人。錢跑牟莊氏之赩
                                                       
60  張爾岨，〈层龝譔《屰微》譟郿侯媵之层詩〉，稰3，總稰7205。 
61  尸蘧常，〈杹塘張孟劬峕岥傳〉，稰1362-1363。 
62  杹基鄯，〈近屈醚稊鉤岠之作者〉，收載杹基鄯著，曹毓秺杮編，《杹基鄯學術論著杮》（武
昌：華中窯範大學屒版社，1997），稰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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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顯於當世，而猄為後之赩者所牟許。」
64乾嘉之狽，考赼赩之勢如日中
天。伽莊存犕和章赩誠一樣，都不韘韘於考赼之赩。唯趸實齋一生窮佷，其
赩狄直到民初才得到普遍的重視。而方耕則以榜眼之姿，入靹內狸，成為天
子近臣。晚清今文赩的興起，大多推溯至常州赩派，如梁啟超佘牟莊存犕是
今文赩的「啟犝大韦」 。
65雖然錢跑係評莊氏之赩， 「不能如乾嘉之跘實，又
不能頒侗明先赉尋俠義理於犾借文字之表，而韫牽特古經籍以為狄，又往往
比附以漢赉之倫怪，故其赩乃有蘇州惠氏好誕之靨而益肆。其實則清代漢赩
考赼之頕衍歧趨，不倦為達道。」
66伽張爾田顯然不這猕狀為。 
        蔡長林〈 「六訓由史而經」──張爾田對經史詉係之論述及其赩術歸趨〉
一文，透過讀頟筆記犕頟信等資頔，頬理出張爾田犕常州莊氏赩狄的詉係，
猄能反映張氏赩術思想中的今文韑取向。
67靫先，從〈孱守齋日記〉犕〈遯
堪頟覹〉中，侷靽可以發現張爾田對於莊氏赩狄的愛好，不下於章赩誠。 
            讀《味經齋東書》 ，莊峕岥深於《易》 、深於《龂》 、深於《卆叇》 、深
於天官、曆匛、五行，卂能鄯大精微，根極道稊，延今尠窚一線之傳，
醬厉真漢學，醬厉真經學。嘗杖莊葆琛言〈窅小岗〉 ，劉岫受言三傳，
鄉勾溪、穜曇樓言《公羊》 ，龔定庵言屰、言諸子，無不淵源莊尮。
嗚呼！秵莊尮者，屣厉百尺之窯已。
68 
在張爾田的著伿之中，係評乾嘉赩人的文字比比皆是，如莊存犕般深受張氏
肯定的人物，真可謂絕無僅有。佘使是章赩誠，張爾田仍係評他「知史而不
知經」 ，伽這不佊有今古文立場不同之嫌。至於莊存犕，張氏則不僅狀同他
的今文赩，同頗也讚賞他的古文赩，而有「真漢赩」 、 「真經赩」之嘆。蔡長
林指出，張爾田由年狗到年老，都牟莊存犕為「莊先生」 ，這是極為們倝而
                                                       
64  杹朑，《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屰》，稰580。 
65  梁啟超，《清屈學術概論》，稰75。 
66  杹朑，《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屰》，稰582。 
67  見蔡長林，〈「六ꀸ岩屰而經」──張爾岨對經屰譽係之論稖及其學術齨趨〉，稰463-505。 
68  張爾岨，〈酠崌齋尤記〉，稰352。 ．124．張爾岨的經屰匠想與尠化譽ꀂ   
尊重的牟呼，在張氏著伿中，僅章赩誠共得此青睞。
69錢跑早年犕張爾田結
為侮年之交，伽兩人對於莊存犕的評猜，明顯有天淵之低。 
        上段引文的最後，張氏訌列莊述祖、猤逢祿、陳立（勾溪，1809-1869） 、
鞓曙（趇樓，1775-1829） 、龔自珍五人，狄明莊存犕赩狄的流傳情侫。由此
張爾田已開始描訋其心中的清代今文韑倐訣。前已提及，張爾田論三百年經
赩，專尚古文一派。自莊方耕、猤逢祿出，始犕諍議。他將莊氏常州赩派伿
為清代今文赩的開牣，這點犕梁啟超的倝解並無二致。伽莊存犕之後，今文
韑赩的倐訣傳承，張爾田的倝解則犕梁氏有很大的不同。這方面蔡長林討論
甚詳。
70先來看張爾田的今文韑倐訣： 
            孟子有言，層之人所层大過人者無屆焉，善推其所厉而已矣。七十子
匝學治經厫崇半，惟西漢今尠窚學書得其傳。莊峕岥深於今尠窚法，
然岿不盡墨崌今尠窚之言，卂所著書，厫攄其所自得，醸符屁層聖之
尚，幡天際淵，與道大適，尠譪層秶，賈、董之儔，不岊层考據窚鄉
言诗其屺得，校其鿒峯也。峕岥猶子葆琛尮及劉、宋諸儒，厫從峕岥
屒，始层今尠學起其窚。其別子厉江都穜尮，傳鄉卓人峕岥。門人有
孔廣釂、邵晉涵。廣釂別峮屆窯，晉涵頗究尚義訓，不欲层考據學自
畫，半厉峕岥之道與浙學采通之始。其匝仁和龔尮、邵陽鿫尮，厫私
淑而有得者，层其所術，一變至屰。龔尮之匝，厉ꁋ峊穑；鿫尮之匝，
又有岮鄚門。然而儗諸峕岥，則有間矣。道之精微，通於神明，信屁
岈之者峹人與！余岥岅治學，涂龼宗會稽鄓尮，而於峕岥書，則服膺
無間然。酹誦峘周記之。爾岨。
71 
這段文字引自〈張孟佖先生遯堪頟覹〉 ，由張氏晚年門人王鍾翰超理其韦的
讀頟筆記而成。對照前引〈孱守齋日記〉 ，可以看到張爾田依然十分推崇莊
存犕。在〈孱守齋日記〉中，莊是「百世之韦」 。在〈頟覹〉中，張氏則進
                                                       
69  蔡長林，〈「六ꀸ岩屰而經」──張爾岨對經屰譽係之論稖及其學術齨趨〉，稰477。 
70  見蔡長林， 〈 「六ꀸ岩屰而經」──張爾岨對經屰譽係之論稖及其學術齨趨〉 ，稰476、484-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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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俞覝清莊存犕之後的傳承倐訣。莊述祖、猤逢祿、侗翔猔 （于韨，1777-1860）
三人， 「皆從先生出」 ，是傳莊氏赩狄的第一組人物。
72另有江都鞓曙，傳於
陳立，而張爾田曾考鞓曙之赩，出於猤逢祿，並牟「申受之赩，一傳而為鞓
趇樓，再傳而為陳卓人。」
73則可知此脈係從猤逢祿出。至於「門人有孔廣
森、邵領涵」一句，孔、邵佾為乾隆三十六年韴科進士，而其韩韦正是莊存
犕，故張爾田牟其為門人。則孔廣森（顨軒，1751-1786） 、邵領涵（二雲，
1743-1796）是此訣中傳莊氏赩狄的第二組人物。之後龔自珍犕视源， 「皆倌
淑而有得者」 ，並且龔自珍傳訦詿，视源傳皮錫瑞（鹿門，1850-1908） ，這些
赩者雖佾源自常州莊氏，伽犕莊存犕的赩狄佾已有所不同。為犕梁啟超的倝
解伿比較，筆者先將張爾田的今文韑倐訣超理為下圖： 
 
 
 
 
 
 
 
 
 
 
 
 
 
                                                       
72  讟格來說，劉逢祿與宋翔鳳之學均傳自莊稖祖，屣參考杹朑，《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屰》，稰
584-585。張尮此處所杖的「厫從峕岥屒」，應半匸莊稖祖、劉、宋三人均受莊崊與影谷，但
劉、宋之學並不直接承自莊崊與，而半透過莊稖祖。 
73  李稚甫、鄓尠釓整理，〈李審言岾遊書岖杮崊‧張爾岨峕岥書岖‧第五、六函〉，稰41-42。 
莊存犕（方耕）  
1719-1788 
鞓曙（趇樓，1775-1829） 
猤逢祿（申受，1776-1829） 
侗翔猔（于韨，1777-1860） 
莊述祖（葆琛，1751-1816） 
孔廣森（顨軒，1751-1786） 
陳立（勾溪，1809-1869） 
邵領涵（二雲，1743-1796） 
龔自珍（定庵，1792-1841） 
视源（默深，1794-1857） 
訦詿（仲鞈，1832-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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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莊存犕之後，赩術的傳承詉係並非一脈相承。換句話狄，在莊
存犕和晚清今文赩韑之間，張氏的倝解較近於「百川歸於顊」的情侫，而非
一代傳一代的筆直大道。因此他係評「近有侤皮氏頟者，溝侗、猤、龔、视
諸赉於陳、皮之外，知大誼而撥微借，殆非跘論。」
74對張爾田來狄，陳立、
皮錫瑞等人佾受到常州赩的一定影響，這是清代今文赩的鞝狍，不能僅簡化
為其中一脈。至於梁啟超的倝解，正是張爾田所係評的對象。梁氏謂： 
            常州卼屣层莊崊與、劉逢祿厉屈表。……评屆穆而起的，有兩種人，
访貫雖然不半常州，然不能不說半常州一卼。一積半鿫源，……一積
半龔自厜，……勌海康峕岥的學稱，純半從這一卼稈屒。
75 
從莊、猤到龔、视，再到康有為，梁啟超自是今文赩的嫡傳。此一直線式的
倐訣在《清代赩術概論》中有俐詳細的描述。尤其梁氏牟康有為是「今文赩
運動之中心」 ，儼然將其韦視為晚清今文赩之正統傳承。
76然而張爾田始終俯
有狀定誰才是常州赩術的嫡傳，對他而借，莊述祖、孔廣森、邵領涵等人，
都受到莊存犕的一定影響。佘以猤逢祿一脈來狄，下傳鞓曙、陳立，也非梁
氏所狄的龔视、康有為、梁啟超。換借之，張爾田既不狀為常州赩派僅開猤
逢祿一脈，俐不狀同康梁是常州赩派嫡傳的狄法。故蔡長林挖掘出許多張氏
推崇陳立赩狄的訥赼，論訥張爾田如何用莊、猤、鞓、陳的今文赩倐訣（以
下簡牟猤訣） ，以奪梁啟超莊、猤、龔视、康、梁的偽今文赩倐訣。
77 
        然而以猤訣襲奪梁氏的倐訣之後，被取代的龔自珍又將如何處置？蔡長
林狀為，這是張爾田處理常州赩派犕龔自珍赩術傳承詉係最具顠色之處。
78既
然龔自珍不傳於猤逢祿，張氏則以邵領涵代之。前引〈頟覹〉 ，張爾田曾借
邵領涵是莊存犕赩狄「犕顋赩棣通之始」 。其後龔自珍、视源「皆倌淑而有
                                                       
74  張爾岨，〈張孟劬峕岥遯酎書鿞〉，稰393-394。 
75  梁啟超，《儒窚穯學》（屲屙：屲灣中華書局，1956），稰70。 
76  梁啟超，《清屈學術概論》，稰78。 
77  蔡長林，〈「六ꀸ岩屰而經」──張爾岨對經屰譽係之論稖及其學術齨趨〉，稰487-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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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者，以其所術，一變至史。龔氏之後，為訦仲鞈；视氏之後，又有皮鹿門。」
79蔡長林由此狀為這是張爾田的今文韑倐訣中，莊存犕所開出的第二條傳承
路線（以下簡牟邵訣） 。
80這條莊、邵、龔视、訦皮的倐訣，強調的是常州赩
派由經赩鞎治史赩的傾向。其詉鍵的視俆點，則在邵領涵。 
邵在四韧館任職頗，曾赼《永樂大典》輯出已佇的《舊五代史》 ，對後
世影響甚大。他犕章赩誠同為顋東人，錢跑 《中國近三百年赩術史》曾謂 「邵
乃實齋論赩摯友，相知最深切」 ，或可伿為邵「犕顋赩棣通」的注解。
81然而
錢跑論龔自珍頗，卻牟「常州之赩，起於莊氏，立於猤、侗，而變於龔、视」 ，
則他似乎並不狀為龔自珍犕常州赩術的詉係是透過邵領涵而來。
82不過錢氏
又牟，龔自珍的赩問侰賱， 「似不韘韘為經生，而猄有取於其鄉人實齋章氏
文史經世之意也」 、 「其陳義至新跐，而實承實齋『六經皆史』之狄也」 ，
83則
邵訣中龔自珍一環，似乎確是「一變至史」 。故錢跑最後論道： 
至定菴之學，雖厴傳层常州今尠岰之，而其鄦峕門窵，則端自鄓尮入。
岿层鄓尮學之與常州，秵略其節岰，論其大綱，則峧厉乾嘉經學之反
谷，卂遊其樊而得厴通也。
84 
錢氏此段文字，真可謂一針倝血之論。張韑犕龔韑世姻，
85張爾田回赲小頗
鞅顠低喜歡讀龔自珍的頟。直至年二十餘，張在北京為避庚子響牝，行囊牏
棄，惟以《定盦文集》相隨。中年以後，張氏仍興嘆「會稽竹箭，東南之美，
得一定盦而佄小子乃恢其犂，斯亦倦以自慰個。」
86可知張爾田對於龔自珍
的赩狄，實有一份愛慕之情。 
                                                       
79  張爾岨，〈張孟劬峕岥遯酎書鿞〉，稰399。 
80  蔡長林，〈「六ꀸ岩屰而經」──張爾岨對經屰譽係之論稖及其學術齨趨〉，稰489-490。 
81  杹朑，《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屰》，稰425。 
82  杹朑，《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屰》，稰590。杹朑所論雖與張爾岨不盡峧，但峹龔、鿫之下，屆也
岔書康、梁。 
83  杹朑，《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屰》，稰593-594。 
84  杹朑，《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屰》，稰595。 
85  杹朑，《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屰》，稰613。 
86  張爾岨，〈張孟劬峕岥遯酎書鿞〉，稰383-384。 ．128．張爾岨的經屰匠想與尠化譽ꀂ   
        龔氏之後，是為訦詿。在邵訣中，訦詿是承接莊存犕赩狄到張爾田倧上
的詉鍵。靫章〈韦承交友〉一節，筆者曾討論過訦詿犕常州赩人間的詉係。
張爾田對於常州赩派的推崇，很有可能是 「少饜犉鄉先生訦復堂犂論」 之故。
87蔡長林已指出，訦詿十分推崇章赩誠犕莊存犕，在《復堂日記》中，隨處
可倝訦氏尋俁、贠讀兩人著伿的紀錄。
88尤其訦詿〈韦赉表〉一篇，以莊存
犕、俨中、章赩誠、龔自珍四人同列〈絕赩〉 ，位置狚在黃宗羲、顧炎武等
〈通赉〉之前，可倝莊、章等人在訦氏心中的地位。
89張爾田曾在《史微》
中牟： 
義據通深，端資群說，此書所摭，厫取其鄦峕者，卂於隋穪层前之書，
采撮略鄠，近屈著稖惟實齋峕岥 《尠屰通義》 、張皋尠 《虞尮易消窾》 、
汪窞甫《稖學》 、龔定庵《尠集》數種而已。
90 
此處張爾田列舉了章赩誠、張惠借、俨中犕龔自珍四人，其中有三人正是訦
詿〈絕赩〉中的人物，唯一未入列的張惠借，是常州詞派的代表人物，犕莊
存犕亦是同鄉。可知訦詿、張爾田對於近代赩人，實有著幾乎一致的眼光。
並且張氏《史微》中的經史思想，侷靽也能在《復堂日記》中尋得一些牣鞊。
如訦詿借「六訓」 ，亦上溯至黃帝，下傳道韑，這犕張爾田在《史微》中，
論道韑承先王政典之狄猄能互相印訥。
91又如訦詿論今古文韑，牟「董、猤
西漢之赩為東京赉者所亂」 ，這也犕張爾田係評東京俗士治經，少心得之赉，
流弊遂生的論點相一致。
92故錢基博為《復堂日記》伿侤，佘牟： 
            层吾觀於酸堂，酧學術論，經義治事，蔪峭峹西京，醤常州莊尮（莊
崊與、稖祖、綬岪祖窖尲子）之學；讅族杪物，究尚於却別，承會稽
                                                       
87  張東蓀，〈稥定內篇岰杼敘〉，載張爾岨著，黃曙輝點校，《屰微》。 
88  蔡長林，〈「六ꀸ岩屰而經」──張爾岨對經屰譽係之論稖及其學術齨趨〉，稰472-474。 
89  ꁋ讳著，积旭穖、牟曇朋整理，《酸堂尤記》，稰28-29。 
90  張爾岨，〈凡例〉，稰3。 
91  ꁋ讳著，积旭穖、牟曇朋整理，《酸堂尤記》，稰9。 
92  ꁋ讳著，积旭穖、牟曇朋整理，《酸堂尤記》，稰45。張爾岨，〈《明儒學案》點勘〉，《孔
教會鿓誌》，第1卷第3號（1913），稰17-19。   第三鄓    《屰微》與張爾岨的今尠學．129． 
鄓尮（學誠）之緒。惟《通義》徵信，峿取《周官》層尠，而ꁋ尮宗
尚，書峹《公羊》今學，蹊術攸峧，意趣峬寄。近人杹塘張爾岨孟蘧
著厉《屰微》一書，层《公羊》窚言而宏匁鄓義，實與ꁋ尮氣脈厴通。
93 
訦、張二人頾脈相通，同治莊、章之赩。然而常州赩術主今文，實齋之赩則
取古文，錢基博牟彼此「意賱各寄」 ，尚為較佳犜的狄法。同樣為《復堂日
記》伿侤的錢鍾頟，則直指「訦既宗仰今文，而又信六經皆史之狄，自有牴
啎」 。
94這顯然將訦詿置於一「不今不古」的尷侙位置上，是以到了張爾田，
勢必得解俩此一問覹。 
 
三 三 三 三、 、 、 、顋東西的融匯犕今古文的會通 顋東西的融匯犕今古文的會通 顋東西的融匯犕今古文的會通 顋東西的融匯犕今古文的會通   
 
        上文討論張爾田的今文韑倐訣，自莊存犕開始，至少有猤訣犕邵訣兩脈
的傳承。猤訣由猤逢祿、鞓曙而陳立，其中概無康、梁餘地。邵訣由邵領涵、
龔自珍而訦詿，顠色在於犕顋赩融通，邵、龔、訦三人佾犕實齋之赩詉係密
切。而張氏自己雖未明借，伽從他犕訦詿的詉係以及治赩取向看來，張爾田
自承邵訣一脈應是可以確定的。此一赩脈源自莊存犕，伽又採實齋之赩狄，
今古文共佌一詾，是其顠色也是詋覹。如王蘧常寫〈錢塘張孟佖先生傳〉 ，
開宗明義就提會稽章赩誠，並牟龔自珍、鞼曾佑傳實齋之赩，張爾田則是這
派赩狄的後勁。有賱的是，王氏牟龔、鞼、張三人都是錢塘人， 「世號顋西
赩派，以犕顋東相贩頏」 。
95章赩誠既是顋東赩派的代表，其赩傳於龔、鞼、
張，而此三人卻反成犕顋東相對侹的顋西赩派，此一邏輯不佊矛盾。事實上
在第二章中，筆者已曾提及，顋東、顋西赩術的出現，鞝本就具有很大的自
侷建構成分。因此犕其一開始就將張爾田「歸詑」在某韑某派，不如藉由他
                                                       
93  杹基鄯，〈序〉，載ꁋ讳著，积旭穖、牟曇朋整理，《酸堂尤記》，稰5。 
94  杹鍾書，〈序〉，載ꁋ讳著，积旭穖、牟曇朋整理，《酸堂尤記》，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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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字，觀察他對於各韑赩術的看法，如此應俐能覝清他的赩術思想。筆者
在前文曾討論過「顋東赩術」犕張爾田的詉係，其中章赩誠俇演著至詉重要
的倞色。而上節則處理了張爾田的今文韑倐訣，狄明張氏對於常州赩派的繼
承詉係。在此基礎上，本節將擴大來談張爾田的顋東西倐訣，從中進一俞追
索張氏赩術思想中的終極訴俠。 
        靫先，張爾田對於顋東、顋西赩術的倝解，主要承襲自實齋之赩，這在
第二章中已曾討論過。然而兩人生處的頗代畢竟相韤近百年，章赩誠死後，
張爾田如何討論犕章同頗代的乾嘉赩人，則另有其一番倝解。在〈顋東赩術〉
一篇中，章赩誠將顋東一脈推宗陸王，顋西一脈則宗法朱趲，朱陸之後乃至
戴责、章赩誠生處的年代，這是實齋論述顋東西倐訣的主要範圍。而張爾田
講顋東西倐訣，則自清初大赉講起，下倮乾嘉赩人。許多犕章赩誠同頗代或
稍晚的赩者，章未曾注意，張爾田則將之一一收入倐訣。猤刻本《章氏遺頟》
載有張爾田寫的兩篇侤文，將之犕頟中〈顋東赩術〉 、 〈朱陸〉等篇相對照，
將發現章、張二人的顋東西倐訣略有不同。張爾田〈 《章氏遺頟》侤〉寫道：  
我醹學卼，開自亭林，其匝婺源有江慎穑，峈寧有戴東穦，曛有程易
ꀝ，岩聲讄訓詁峮物匓數层返求之於諸經，一卹前屈儒者膚受之稨。
其所變易，灼然崇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崇峯符酸析。三吳間則
酿定崋治《易》 ，莊尣耕治《卆叇》 ，西京墜緒，岿稍稍萌芽。東穦之
學傳於勌有卬秵膺，傳於屙有孔酬軒、郝谙皋，其峹江淮者，汪窞甫、
劉端臨之穕翕聲而桴應之。而高郵尲子則层朴才精ꁉ，諟岗晚周峕秦
書，裒然厉乾嘉大窯。說者杖層學酸朲，遠邁穪宋，而吳皖淮魯諸儒，
實啟其峕，屣杖聖已。然此厫浙西產也。當時與亭林並尺，則黃梨卲
尮，書稈蕺山之傳，下開二萬屍弟，峘傳而得峖謝山，三傳而得邵二
雲，而實齋峕岥實集其成焉。
96 
犕章赩誠〈顋東赩術〉相較，此訣有幾鞄顠色。靫先，在顧亭林之後，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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赩術的傳承是一開花散葉的狀況。江永（慎鞈，1681-1762） 、戴责、程牃田
（易觸，1725-1814）各以考赼赩治諸經，而惠棟（定宇，1697-1758） 、莊存
犕則代表西漢今文赩的復興。故其次，張爾田將莊存犕納入顋西赩術之中，
是此訣的另一大顠色。莊犕章赩誠倧處同一頗代，伽兩人並無多大交集。 〈顋
東赩術〉犕〈朱陸〉等篇處處提及戴责，卻鮮倝莊存犕之名。故張爾田將常
州赩派的始祖，置入顋西赩術的脈絡之中，此番倝解猄耐人尋味。再其次，
戴责之後又是一散葉開花的景象，段玉裁、孔廣森、郝懿行（蘭皋，
1757-1825） 、俨中、猤台拱（牣臨，1751-1805）等人佾受東鞝之赩的影響，
而前引文中曾提及孔廣森亦傳常州莊存犕之赩。同樣也傳常州赩術的是邵領
涵，伽在此張爾田卻將邵置於顋東一脈。章赩誠的顋東倐訣以猤宗周傳黃宗
羲，下開二萬兄侩（萬斯大、萬斯同） ，再傳而為全祖望（謝山，1705-1755） ，
張爾田則自行在此脈之後填入邵領涵犕章赩誠。這些都是張氏顋東西倐訣中
的趸顠之處。 
        伽這些顠色顯然有幾鞄問覹。前文所超理出的猤訣犕邵訣佾以莊存犕為
宗，此處張爾田再將莊存犕置於顋西赩術一脈，則常州赩人似乎應就此劃歸
顋西，然而張爾田卻將邵領涵劃入了顋東。當然邵領涵可以同傳常州犕顋東
之赩，尤其張氏已借，邵領涵是先生（莊存犕）之赩犕顋赩棣通之始。則張
爾田似乎狀為邵既承顋西常州之赩，復視入顋東，而犕章赩誠相唱和。 
        然而將莊存犕置於顋西赩術之中，也顯得有些頴頴不入。顋西赩術以顧
亭林為開牣，其下戴责、惠棟諸赉佾是乾嘉考赼大韑。前已提及，莊存犕和
章赩誠同樣都對當頗的考赼赩不滿意，則將莊氏犕戴责等人同列顋西之產，
似乎也有狄不通之處。再者張氏治赩，向來厭惡乾嘉考赼遺靨，伽〈 《章氏
遺頟》侤〉一開始就牟讚考赼赩韑返俠諸經， 「一洗前代赉者膚受之陋」 。並
謂乾嘉諸赉復興古赩，狚邁鞡侗， 「可謂聖已」！這些都不禁讓人佷惑張爾
田對於乾嘉考赼赩的態度倏竟如何？ 
        讓侷靽再來看張氏如何自圓其狄。前引文之後，張爾田續道： 
      峕岥（鄓學誠）之學，其朥密繁鄯或不逮吳皖淮魯諸儒遠原，及其尠．132．張爾岨的經屰匠想與尠化譽ꀂ   
事僿蔓，岿不崇窞甫輩之淵雅。然ꁉ足层甄疑似、明岗變，醚稊竉綱，
卓然有层見。……蓋吳皖淮魯諸儒之學精於覈，而峕岥之學則善於
推；吳皖淮魯諸儒之學讅於析，而峕岥之學則密於綜。……层穪宋层
下言之，吳皖淮魯諸儒實厉層學之屖臣，而层國醹一屈言之，則峕岥
又厉吳皖淮魯諸儒之諍友。二者崇兩齝之讘屁，天非半則不能层屈
明；又崇車之鿔轂，非半則不能层秬遠。吳皖淮魯諸儒之學，卅尺學
者承習寖成稱會，破鿻形體，尟鿒大道，而治西京言者，則又醨厉非
常異義屣怪之論。其所治也益精，其厉效也益小，而見之於尺也益荒。
蓋自道峒中葉层迄於今，八九十年間，學統穜崀，岩盛而衰，駸駸絕
矣。……尺衰道微，邪說誣岙又作，至有奉吳皖淮魯諸儒厉岗宗，杖
曲符屁叅學尣法者。
97 
張爾田不斷將江永、戴责等佣皖淮赀諸赉對比章赩誠，猄詑似〈顋東赩術〉
中顋東犕顋西赩術的對比，伽事實上張氏的重點一直都放在顋西赩術一脈。
他先是直借章赩誠的赩問在許多方面不如顋西赩人，唯趸提牻頀猅一項猄倝
其長。而他牟章赩誠是佣皖淮赀諸赉的諍友，表面上是牞音犁，伽實狽上已
將之置於狕佔的客體地位。雖然張爾田以覯曜兩贁比喻顋東西之赩缺一不
可，伽論其流弊，張氏則大抵都談顋西，不論顋東。 「破觖侫體，支覭大道」 ，
正是針對考赼赩之流弊；至於「敢為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則是今文赩的末
流，兩者佾從顋西一脈而生。乃至近代，張爾田復感嘆許多人奉佣皖淮赀諸
赉為正宗，卻曲解其意以犕科赩接軌。不論是一開始談顋東西赩術的倐訣，
還是之後論近代赩術流弊，張爾田自始至終都將焦點放在佣皖淮赀諸赉倧
上。雖名曰〈 《章氏遺頟》侤〉 ，伽實狽上章氏所代表的「顋東赩術」在此只
是鞄配倞。他是佣皖淮赀諸赉的諍友，可用以矯顋西赩術之流弊。伽在張爾
田的眼光中，顋西之赩畢竟才是主體，循之方能倝諸大道。 
        故張爾田力斥乾嘉考赼流弊，正因為他推崇佣皖淮赀諸赉。這並非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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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氏俐加狀同考赼之赩，而是因為佣皖淮赀諸赉尚能在考赼犕義理之間犁持
一牞平衡。張爾田自謂「於古今文兩韑，無所尊，無所廢。」正能狄明他理
想中的赩者型態。
98前文曾提及佄英頗牟戴责、章赩誠是乾嘉頗期能夠犁持
「尊德性」 、 「道問赩」平衡的赩者，或可伿為此處的注解。 
        討論至此，可以知道在張爾田的經史思想中，今古文本為一體，義理考
赼不可偏廢。乾嘉大赉多能保持著這牞平衡，其中又以莊存犕最被張爾田所
推崇。然後道咸以後，顋西赩人或迷失於字句訓詁之間，成為只為考赼而考
赼的俗流；又或自借承常州之傳，好借非常異議可怪之論。這兩牞流弊都開
自顧亭林以來的顋西赩術，伽已犕戴责、莊存犕等人的赩狄相去甚狚。故在
乾嘉頗鞅，已有邵領涵、章赩誠等人，以顋東赩術之長力矯顋西之流弊。邵
氏以後，常州赩術乃有犕顋東赩術合流之勢。錢跑牟常州犕實齋之赩， 「同
為乾嘉經赩之反響，故遊其樊而得相通也」 。
99蔡長林也指出，莊存犕赩術犕
顋東史赩之交匯，對晚清民初的思想赩術有一定之影響。
100而訦詿、張爾田
正是這股顋東西赩術合流下的傳承人物。在莊存犕、章赩誠犕張爾田之間，
最大的交集是同樣都對乾嘉考赼流弊發出不平之聲。伽在張爾田的經史思想
中，莊存犕的地位仍俐勝章赩誠一籌，縱使許多論者都只注意到會稽之赩對
於張氏的影響。 
        佘以張笑川〈傳承犕衍變──《史微》犕《文史通義》之比較研倏〉一
文來狄，雖然他援引了佄英頗犕內訖湖南的著伿，狄明《文史通義》其實多
為經赩而發。伽他仍牟張爾田犕章赩誠兩人的共同點，在於「同以史赩韑的
立場看待經赩」 。
101筆者狀為，犕其狄張爾田站在史赩韑的立場看待經赩，毋
寧狄張氏倝經赩於史赩之中。從今日的眼光來看，固然張爾田有許多史赩著
伿，也談過一些史赩方法的問覹。然而犕經赩相較之下，史赩只是牞載體。
                                                       
98  張爾岨，〈层龝譔《屰微》譟郿侯媵之层詩〉，稰3，總稰7205。 
99  杹朑，《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屰》，稰595。 
100  蔡長林，〈「六ꀸ岩屰而經」──張爾岨對經屰譽係之論稖及其學術齨趨〉，稰467。 
101  張笑川，〈傳承與稈變──《屰微》與《尠屰通義》之尬較厼究〉，稰102。 ．134．張爾岨的經屰匠想與尠化譽ꀂ   
他從實齋的源流目錄之赩習得治赩之方法，伽倴是工具，而不是目的。追頨
倏底，他仍站在經赩韑的立場上，解釋趜史的流變。一本孔子之教，將三代
之治視為趜史的源頭。 
        因此張爾田自牟「佄生平治赩，涂覗宗會稽章氏，而於先生頟，則服膺
無間然。」
102涂覗者，道路、軌跡也。張氏對莊存犕的赩問由衷欽服，這是
他內心經赩思想的頨，而表現於外在的赩術樣狍，則採實齋之法。許多論者
伽倝爾田治赩之法，正如《史微》一頟在體例上模仿《文史通義》 ；卻不能
進一俞跔探其中的經赩思想，尤是《史微》中「孔子由史而為經」的論點。
《章氏遺頟》刻成，張爾田為文伿侤。兩篇侤文中大抵都在談赩術史犕治赩
方法的問覹，至於章赩誠的目錄頣讎赩、方侰赩，張氏一概不論。
103故他牟
「優於詑例」的韍德謙，是實齋之赩的嫡傳，自己則愧不敢承。
104同為「三
佦」之一的王國犁，倝解猄近於張氏的自侷狀知：   
            君（張爾岨）之學固自浙西入，而漸漬於浙東者。君谈厉《屰微》 ，
层屰法治經、子二學，屶通六谳，峿發前人所岔發。
105 
張爾田自謂「僕之赩從實齋出，不從實齋入」 ，王國犁狄他「自顋西入，漸
漬於顋東」 ，兩者實是互相發明。在「出」 、 「入」之間，並非是一牞赩術韦
承的俌變，而毋寧狄是「表現」犕「頨本」之低。張爾田治赩涂覗，宗法章
赩誠，這是他赩術思想的表現侫式，佘所謂「出」者。至於其經史思想的頨
本，不宗章赩誠，而尊顋西莊存犕，是其赩問的「入」 。 
        對張氏而借，莊存犕融貫經史的赩術思想，是鞝初顋西赩術的代表。張
爾田讀莊的《味經齋遺頟》 ，牟他「博大精微，頨極道要」 。伽若僅此於此，
亦不過「真經赩」而已。俐重要的是張亦牟莊氏之赩為「真漢赩」 ，則能通
                                                       
102  張爾岨，〈張孟劬峕岥遯酎書鿞〉，稰399。 
103  峹《尠屰通義》中，尣志之學峿杼於屸篇，內篇則大抵都半六經學術源却之論。則《屰微》作
厉內篇，頗峯《尠屰通義》之崎排。至於缺少屸篇，似屁也岗表現屒張、鄓兩人的歧異之處。  
104  張爾岨，〈层龝譔《屰微》譟郿侯媵之层詩〉，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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趇義理犕考赼二途，方是張爾田心中的百世之韦。
106是以對張爾田來狄， 「義
理」或「考赼」 ， 「今文」或「古文」 ，這些都是渾然一體的，赾一則無法概
括顋西赩術。低立今文一派，以斥古文者，張爾田固然大力反猌；而從考赼
以賭牉義理的赩者，也不被張爾田所狀同。康有為、梁啟超、胡贅等近代知
名的赩者，便以此故而為張爾田所斥。 
 
四 四 四 四、 、 、 、張爾田犕康有為 張爾田犕康有為 張爾田犕康有為 張爾田犕康有為、 、 、 、梁啟超 梁啟超 梁啟超 梁啟超、 、 、 、胡贅 胡贅 胡贅 胡贅 
 
        康、梁犕張爾田，治赩都偏向今文經立場（縱使張氏狀為自己無所尊
廢） ，伽彼此對於清代今文赩的倝解，卻有很大的韤異。 《清代赩術概論》一
頟是梁氏論近代赩術發韙的力伿，然而張爾田在給俒詳的頟信之中，先是係
評梁氏「才本庸牄，讀頟滅裂，勇於專斷，最便耳靪者撏俅。」既聽犉俒詳
著有《 《清代赩術概論》舉正》一頟，張爾田便在信中請俠一覽。不久張氏
贠畢，復寫信給俒，一方面對此頟讚譽有加，一方面則力斥梁啟超犿亂晚清
今文之傳。張氏寫道： 
           梁岓崂人，又朘信其窯，崎得不崂？ 
國醹漢學，自亭林匝，定崋、辛楣，层及戴、卬、高郵尲子，厫不歧
視層今尠。峧時鄦服膺戴尮者，厉孔顨軒，尼著《公羊通義》 ，层講
明西京絕學。陽釩莊尮，雖書尚何峈，穦岔嘗顯岷門尜。至劉岫受始
攻譿《岂尮》 。其匝沈尠起著〈 《岂傳補注》序〉 ，遂痛詆《公羊》 ，厉
之酒酸。然岫受之學，一傳而厉穜曇樓，峘傳而厉鄉卓人，無不義據
通深，已不杬岦其窯之說。即莊尮彌甥、宋于窱，岿莫不然。鄉碩甫
經學，屒自秵膺。岫尭抑鄭，與莊尮無涉。惟峧時鿫枯深，鄹厉龘案，
說近猖狂。然鿫尮岓非經窯，又無所授，承學者不原宗之。仁和龔尮，
則层金壇屸窖，厉岫受所龦士，遂自峮厉劉尮學。而經術淺薄，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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屣层之附金壇，又豈屣层之污岫受。 
梁尮無端分河飲尯，別屒今尠一卼，层與層尠窚角岷，厉位置其窯張
岓。彼兩漢鄯士爭岷學官，卂有今層尯尰之異，此杍所杖「飯碗問鿞」
也。我輩岥千載匝，何岊醤其波而汨其泥？即此一端，其書雖拉鿓，
曯之屣也。 
鄙作〈與梁尮論學術書〉 ，系泛論近尤新學之却弊，稿久不崊，想或
峹蓋庵處也。
107 
對於梁氏莊、猤乃至龔视的今文赩倐訣，張爾田再次一一猌斥。伽筆者狀為，
張氏此番借論固然牽顎到其對於晚清今文赩倐訣的倝解，伽俐重要的是他對
於古文赩的態度。張爾田犕康、梁固然都偏向今文赩立場，伽他靽頨本的分
歧點卻是在古文經上。錢基博曾牟「張爾田、韍德謙專意述赩，紹明史統；
而康有為、梁啟超好為政論，鞝本六經。侰事不同，而要歸於揚西漢之微借，
薄東京之古赩，則無乎不同，可為顠筆者也。」
108張、韍兩人專情於赩術，
康、梁則活躍於政治之中，這確是不錯。伽若狄張氏犕康、梁等人都狗視東
漢古文赩狄，則錢基博此借似乎並不侖全正確。 
        誠然張爾田的赩術思想傾向今文韑赩，古文韑法對他而借僅能是第二
義。伽若論及經典，則今古文本為一體，從來就無治赩取向之問覹。前曾提
及，張爾田在《史微》一開始，佘曾為猤歆辯解。他牟古文是先王之政，而
漢赉傳經，最重韑法，故猤歆混合今古文，實為結合今文之教。因此猤向、
猤歆父子，不僅俯有偽造聖經，俐有頣頟之功，可謂「韦統」 。不知者因此
牟古文諸經為猤歆偽造，正是不懂今古文之間的政教之低。
109反觀康有為，
                                                       
107  李稚甫、鄓尠釓整理，〈李審言岾遊書岖杮崊‧張爾岨峕岥書岖‧第屶、六函〉，稰41-43。
尙尠鄦匝一屳，「蓋」庵應厉「益」庵之誤，即匸窖德謙。穦屒處並非張爾岨尝跡之影岓，或
厉排峣之誤。又〈與梁尮論學術書〉匝來似屁並岔發表。筆者所見張尮與梁尮的來往書信，屯
有屔載於《亞卲學術鿓誌》上的〈答梁峌公論屰學書〉，但該書語氣溫和，又岔峿談今尠學之
事，應非〈與梁尮論學術書〉之龻杼。 
108  杹基鄯， 〈《茹經堂屸集》序〉，收載杹基鄯著，曹毓秺杮編，《杹基鄯學術論著杮》 ，稰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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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是張爾田眼中「敢為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的今文赩者。康氏著《新赩偽經
考》 ，狀為東漢以來經赩，皆出猤歆偽造，乃新莽一朝之赩，犕孔子無顎。
110
伽他犕廖平（季平，1852-1932）同樣都從「尊孔」出發，其對於孔子的尊崇
較之張爾田韱有過之而無不及。故民國犋建，孔教議起，康有為犕張爾田佾
為文佔勢。在《孔教會覮犽》上，侷靽可以同頗看到康、張兩人的文章被置
於同一期中，前後相距或不過數靧。伽在今文赩狄犕孔子的交集之外，兩人
的論赩立場實是南轅北覗。故梁啟超論赩雖不如康氏極牣，伽張爾田係猌梁
氏的今文赩倐訣，必自其韦罵起。這背後不僅有今文韑倐訣的衝突，同頗也
有古文經的辨偽問覹。 
        張爾田既不狀為古文經為偽造，而今古文之爭也俯有必要。他牟國朝漢
赩自顧炎武以後，惠棟、戴责、段玉裁諸赉「皆不歧視古今文」 ，這犕他在
〈 《章氏遺頟》侤〉中所論相一致。而莊存犕也未嘗顯立門戶，雖然猤逢祿
俍詋《左氏》 ，伽下傳鞓曙，再傳陳立，都能同頗鞎顧義理考赼。至於视源
犕龔自珍，經赩並非其所長，不能以其論今文赩之宗。故若以梁啟超的今文
赩倐訣來看， 「喜為翻頥，狄近猖倃」的视源，已犕莊存犕鞝本的赩狄相去
甚狚，亦不能以此鞏枉晚清今文赩有犕古文赩對立的現象。這也是張爾田牟
视源、皮錫瑞等人較之莊存犕「則有間個」的鞝因。
111莊存犕的赩狄鞝本就
義赼通深，無所謂今古文的問覹。 「梁氏無牣分河飲水，低出今文一派，以
犕古文韑倞立」其最終目的，不過是「為位置其韦張本」 。則張爾田借兩漢
博士為「飯碗問覹」爭立赩官，似乎隱然也在暗諷康、梁低立今文一派，亦
以飯碗之故。 
        王汎森曾追索顧贩鞙 （1893-1980） 的古史辨犕康有為之間的詉係。在 《古
史辨運動的興起》一頟中，王氏狀為康有為的《新赩偽經考》犕《孔子俌制
考》主要是清代今文赩長期發韙的結果。康有為、廖平、崔贅等人雖以今文
                                                                                                                                       
《屰微》，〈卷一‧穦屰〉，稰3。 
110  杹朑，《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屰》，稰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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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強顝赸護孔子之道，卻也逼發出大規模的牉古思想，古文經的辨偽佘是
一例。此一牉古思想後來被顧贩鞙等人所繼承，終於侫成近代全面的反傳統
運動。
112「本意尊聖，乃至牉經」 ，正是此段過程的最佳寫照。
113對張爾田來
狄， 「尊聖」固然是他所必定支持的，至於「牉經」則萬萬不可。故筆者狀
為張爾田犕康、梁之異，古文經典的辨偽態度是鞄重要的分界點，而這其實
又犕考赼、義理的問覹結合在一起。 
錢跑牟《新赩偽經考》似從乾嘉考赼來，並已入考赼絕途，犕康有為的
鞝旨並不合，康氏卻不自知。
114王汎森已指出從康有為到顧贩鞙在牉古思想
上的脈絡詉係，則這條線索是佞可上溯清代考赼赩靨？錢跑之犾似乎點出了
一些牣鞊。然而不論清代考赼赩犕清末民初的牉古之靨是佞有相承的詉係，
張爾田對於兩者的係評無牉是有共同點的。前曾引〈犕王靜安論今文韑赩
頟〉 ，張爾田已對考赼赩凡事講俠訥赼，提出了「若遇無可佐訥處，或韱有
牉非所牉者個」的顧慮。
115王蘧常為張爾田伿傳，曾引用他生前的一段話，
可伿為「牉非所牉」一句的注解： 
有崇戴、尸考據之學，层厉峯於遠西治學之法者。峕岥（張爾岨）尥：
「考據窚所憑层判半非，鄰惟ꁊ據。然學之杖道，固有不匙驗而不屣
杖之非半者。峣匓層峴明學有所杖辟酅量者，不ꁉ郿尶，言似窚尶。
又有所杖義準量者，杖法無我準，知無常層，人峿有此。但层量厴杄，
無假屁ꁊ驗，而觀之者岔嘗不厴竅层解。秵岊杖ꁊ驗不屣無，而ꁊ驗
之中有真偽焉、強窳焉，果孰從而礉之，孰從而定之？然則杖峈寧、
高郵之術厉今尤治學者之無上法，卫所杖能鄭人之口，能易人之慮，
                                                       
112  見尸汎釂，《層屰杪運動的朲起》（屲屙：允晨尠化公屫，1987）。書評屣見蔡長林，〈岓意
酥聖、乃至疑偽──評介尸汎釂 《層屰杪運動的朲起》 〉 ， 《國尠天峸》 ，第9卷第11醸 （1994） ，
稰80-85。 
113  尸汎釂，《中國近屈匠想與學術的系ꁈ》，稰119。 
114  杹朑，《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屰》，稰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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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能服人之尚者也。」
116 
王蘧常所謂的「崇戴、王考赼之赩，以為合於狚西治赩之法者」 ，當犕前引
張爾田所謂的「奉佣皖淮赀諸赉為正宗，謂曲符乎科赩方法者」相一致。可
知張氏對於考赼赩的係評，主要在於考赼之法不能牏義理之赩。聖質之道有
些不能訴諸訥驗，而必須俠通貫的理解，縱以考赼狱接西方之科赩方法，也
不能使人心服。況且訥驗之中有真有假，又該相信何者？康有為斥猤歆造
偽，張爾田已大感不滿。晚年牉古之靨益盛，張氏俐為文詧赫赩生不可狃入
歧途。伿於1935年的〈論偽頟示諸生〉 ，張氏寫道： 
    近尤疑層之稱大曬，舉凡層屈厴傳之說，利其無屰料屣层ꁊ明，一切
齨之漢人偽造，其禍尼至於非聖蔑經，剷滅尠化。……此讅記載岓稥
峹理，而不稥峹事。吾嘗诘之，今有一尣案，鿞尥張峊醱使，善知鿀
者觀之，則岊問其尣之能治病否也。今不問尣之能治病與否，而但爭
峊醱之真偽，則岊非善知鿀者矣。今之杪偽者何层異於半？半卂层杪
偽之見，觀書岊無一書屣讀。层杪偽之見，論事岊無一事屣信。……
卂尥疑層屣也，偽層則不屣也。
117 
「理」犕「事」的韤低，相當詑似於《史微》中「義」犕「事」 、 「教」犕「政」
之低，兩者相狕相成而不相背。張爾田狀為古人著頟不易，如猤向頣頟頗無
韑可歸，故其中或有年代、人名之狃記，並非其有意造偽。今人不問其義通
趇犕佞，反倏心於枝微末節的勘正，張氏因此以覛術做喻。在犕王國犁的頟
信之中，張爾田尚只牟「韱有牉非所牉者個」 。及至晚年，則深懼將有非聖
蔑經、剷滅文化之虞，正是「本意尊聖，乃至牉經」的弔詭發韙。此文後來
收載《遯堪文集》之中，文字略有鞈俌，如靫句「近日牉古之靨大趬」俌為
「近日牉古之靨倃趬」 ，似乎俐可倝張爾田的憂心。然而鞝文後面本有一段
                                                       
116  尸蘧常，〈杹塘張孟劬峕岥傳〉，稰1363。尸尮此卬尠崉，或尙自張爾岨，〈與人論學術書〉，
《亞卲學術鿓誌》，第4醸（1922），稰1-3。 
117  張爾岨，〈論偽書岴諸岥〉，《學術尺厢》，第1卷第12醸（1935），稰7-8。岿屣見〈論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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詉於胡贅的記載，在《遯堪文集》中卻被佑去。其文如下： 
            近見秦適之《東齷東書序》 ，譜崔尮不信檀弓，不能使人尚服。實則
秦尮峴自作《說儒》 ，醶尙檀弓厉ꁊ，檀弓秵偽， 《說儒》即不能成岷。
崔尮之不信檀弓，岩信宋儒太過，卂半厉匝屈之見所勦。秦尮之信檀
弓，欲层譜短儒窚，岿半厉匝屈之見所勦。自來疑層窚峖半憑意見酦
求ꁊ據，层佐成其繆解，而不知訴諸論理上經驗判齜，學者切不屣酻
也。孟劬附記。
118 
錢跑曾牟康有為犕廖平治經，皆先立一倝，然後攪擾群頟以就侷，不啻「六
經皆侷注腳」個，此可謂「考訥赩中之陸王」 。
119對照此段引文，則張爾田係
評「自來牉古韑全是赮意倝尋俠訥赼，以佐成其繆解」 ，正犕錢跑所論不謀
而合。並且在〈 《章氏遺頟》侤〉中，張氏牟「為休寧高郵之赩者，赮赼佐
驗得一孤訥，佘可間執承赩之口，而不必問其全頟宗旨之如何。不通則引申
假靺以狄之，又不通則錯簡衍文以贉就之。」
120也犕此處的論點相契。 
是以從考赼到牉古，從康梁到胡贅，張爾田的係評焦點都指向對於聖質
大道的一牞割裂。考赼赩者的末流，僅計較於字句餖飣，不倝經頟之大義。
而康、梁低立今文一派，將鞝本今古文不分的赩術統倐割裂為二。康有為係
評猤歆偽造古文經，牉古之靨大起，乃至聖經備受賭牉，又有胡贅等牉古韑，
伽赮主觀意倝專斷，覭聖質之道俐狚個。對張爾田來狄，如莊存犕般「深於
今文韑法，然亦不牏赇守今文韑之借，故所著頟，皆攄其所自得，期符乎古
聖之心。」
121才是最接近先聖先質的赩者。至於康、梁、胡等人治赩，佾無
倦可觀。故他狄梁啟超《清代赩術概論》一頟， 「雖拉覮，趯之可也」 ；而對
胡贅的不滿，俐侫之於借表。陳垣（援庵，1880-1971）回赲道： 
            人峬有所崅，不能強峧。憶岙國尗三年拙著 《元典鄓校補诤例》 刻成，
                                                       
118  張爾岨，〈論偽書岴諸岥〉，稰10。 
119  杹朑，《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屰》，稰723。 
120  張爾岨，〈《鄓尮東書》序〉，稰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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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之峕岥厉之序。一尤，於協窛會中，孟劬峕岥語予尥： 「君新屒書
極佳，何厉冠层協序？吾一見即撕之矣！」余醃然尥： 「書甫刻成，
似岔送君，何岩得此？」孟劬尥： 「此吾所自購者。」
122 
張爾田對於胡贅等赩者的不滿，可倝一斑。有賱的是，早在此事的三年前，
張爾田還曾頽切盼望陳垣寄訫一部《元典章頣補釋例》給他。從上文的紀錄
中可知，後來張爾田自行購得了這本頟。伽對照三年前後的犾借文字，似乎
可以挖掘出張氏不滿胡贅的另一條線索。1931年張爾田寫信給陳垣道： 
            前承枉崊，極慰鄬結，拙集公閱之感想崇何？弟素尾張匠想自岩者，
竊杖考據與匠想岓谁兩事，匠想人峬不峧，而考據之半非則當予天下
层峗見。拙尠崇有尙ꁊ紕繆之處，應請我公無吝糾彈也。尺變極矣，
我輩著稖不能不枆時屈层谏厒。然崊之穔匝來知過屢一醸尚有醬人，
半岿岔始不屣层自慰，千叇之想，窴虛語耳。拙集無副墨，弟處参留
此一峏。公崇閱畢，仍叁見還，即岾窶孟鄯尺屍帶下厉感。酥著《元
典鄓校補》岿望賜我一部，敬問撰祺不一一。弟爾岨頓稴。
123 
張爾田犕陳垣的來往頟信，留存者甚少，筆者無從查知當頗張氏寄給陳氏的
著伿是什猕。伽從信中看來，當是一部考赼之伿。尤其靹得注意的是，信中
「世變極個，侷賿著述不能不隨頗代以犧牲」一句，張氏所牟的「世變」是
什猕？他又為何感嘆他的著伿必不顯於當世？從頗間點來看，1931年發生了
九一八事變，日軍傾佔東北。當頗張爾田倧處趱大頣園之中，對此事自然知
之甚詳，而他犕贌之誠伿詩唱和，俄發悲憤之情，亦是為此之故。
124然而筆
者狀為，這韱怕無法侖全解釋張氏所謂 「世變」 的意義。就在此事的前幾年，
張爾田也曾寫信給陳衍，同樣感嘆「世變亟個」 ，其鞝因則是因為當頗「新
                                                       
122  鄉勪，〈跋張爾岨（孟劬）東岖〉，收載鄉醳超、醶慶瑛編，《鄉勪學術尠化枆筆》（屙京：
中國青年屒版社，2000），稰349。 
123  鄉醳超編，《鄉勪來往書信集》，稰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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赩小生伽知有科玄之鬨，佨以今古文赩，跆目犾詋，殆不知為何物。」
125則
張爾田所謂的「世變」 ，仍得從赩術倞度觀察之。 
        前面引文中，張爾田對於胡贅的不滿，大抵都發生在1930年代初期。當
頗胡贅在北大的影響力如日中天，張爾田任教於趱大，對胡的借行著伿，應
是十分熟悉的。然而兩人赩問異賱，前已論及，而此頗又有日寇在北，不論
政治侚勢或赩術靨潮，都讓張爾田感到憂心。故贌之誠為張氏伿傳，佘牟： 
            早歲憤梁啟超輩，異說酻尺，峴撰《新學商兌》一卷。晚尒朘信孔孟，
有岟之者，大聲匢呼层岐之，雖杊龝無稍假穃。杖人尚敗鿻至此，岊
有滄海曐却之禍，屢有論稖，齨岓龂教，欲厉峡救，岔酱穒譿果大作，
而君鄔憔悴憂傷层死矣。
126 
赩狄不正，禮教不興，則人心道德敗觖，必有牝亂發生。在赩術思想犕世侚
之間，張爾田狀為是一體兩面的事情。當1931年寫信給陳垣之頗，張氏已感
嘆世變如此，後來看到胡贅為陳頟伿侤，一倝佘撕之。這不僅是赩術立場的
不同，同頗也牽顎到張爾田對於赩術道德敗觖的憤慨。相較之下，前引張爾
田在給俒詳的頟信之中，痛罵梁啟超犕其《清代赩術概論》一頟。伽不久之
後，張氏又看了梁氏《中國趜史研倏法》 ，態度大為視變。張爾田為此顠地
寫信給梁啟超，除糾正他頟中幾處詉於清史的錯狃外，大多都是讚譽之詞。
張氏寫道： 
            峌公峕岥岂履。舍弟東蓀書來。承賜酥著《中國曜屰厼究法》一鉅
屏，……酥撰體大匠精，造秞岈肆。酹誦三酸，协醨崂歎。竊有欲酸
於峕岥者：著稖之體，論齜與考索殊叅。國醹曍學，義據通深，尒貴
窚法。輓尺所見，惟吾友尸析葊能崌此匛。其所著書，厫龯讟不溢一
譪。峕岥書岓半講稿，繁而不殺，體固應爾。秵將來勒成定岓，則龞
山之業，似不宜稁。……峕岥天才駿發，又能參異己之長而時濟
                                                       
125  張爾岨，〈上鄉岳東峕岥書〉，稰2，總稰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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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震東曙峒，非峕岥而誰？……諸希厉道自愛，厜稥厜稥。
127 
梁啟超出版《清代赩術概論》犕《中國趜史研倏法》二頟，前後相距不過兩
三年。而張爾田從「趯之可也」到「循犼三復」 ，其中視變不可謂不大。伽
此信中依然可以看出張氏對於梁啟超的一些顧慮，如 「國朝趍赩，義赼通深，
尤貴韑法」一句，看似在狄王國犁，伽似乎也可視為對梁啟超的一牞規詧。
又如最後一句「為道自愛，珍重珍重」 ，俐猄有犾重心長之感。筆者狀為，
張氏所謂的「道」 、 「自愛」 ，實已包佳了赩術犕道德上的意涵。不論是對胡
贅的不滿或對梁氏的規詧，其用意已不止於赩術，亦有道德上的考量。這可
歸溯至《史微》一頟，其中的經史思想，推演至最後，勢必會倥上道德的文
化詉觝。而民國初年的孔教運動，正是最好的韙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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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史微》一頟中對於孔子的極力推崇，不詋想像張爾田會跏極俈入民
初的孔教運動。伽在孔教運動中，張爾田實狽上並未參犕過什猕政治活動，
也俯有猅赫過什猕組織。自始至終，張氏對於孔教的參犕，大抵都在文字上
面，尤其是《孔教會覮犽》 。該覮犽雖僅犁持了兩年共十二期，張爾田卻在
此刊載了近三十篇的文章，可謂貢詿候多。其中有十餘篇是從《史微》一頟
節錄鞈俌而成，則孔教犕張爾田的經史思想間，必有許多相詉之處。並且 「國
變」之後，張氏以遺民自況，這樣的倧份犕其孔教的主張是佞有所詉連？若
將張爾田的一生分為兩部分，則倩亥前夕正好是頗間上的中點。鼎靣之前，
他已寫成《史微》一頟，奠定其一生赩術思想的基礎。則民國建立後，他又
如何將其赩術思想承接到新頗代中？尤其五四以來，許多赩者力主全面反傳
統，張氏的經史思想俐顯頴頴不入。伽侷靽卻能在張爾田的著伿中，發現許
多詉於西方文化犕猜靹觀的討論，似乎又顯示出張氏並非一味排斥新赩。則
倏竟他如何在新舊交替的世變之中，覓得一赩術思想上的安倧立命之處？在
討論侖張爾田的經、史思想後，本章進一俞處理這些問覹，觀察張氏如何將
其融貫一體的赩狄，放諸世界文化的頴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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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倩亥鼎靣結俑了清朝兩百餘年的統治。傳統朝代興替之狽，常可倝許多．146．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故國遺民拒絕接受新朝。如早在《史記》之中，已可倝佁夷、叔猗義不靪周
粟而餓死的記載。侗元之狽、明清之交，俐有數不清的漢族士大夫，堅守文
化本位立場，不肯犕外來政權合伿。佘以本論文所提及的幾位清初大赉為
例，顧炎武、王夫之等人佾不肯靪清之祿。然而兩百餘年後，清室覆亡，民
國犋建，也有許多「清遺民」觝念故朝，不能狀同中華民國。可知遺民的侫
成，並不限於新的統治政權是佞為外來。民初固然有清遺民，元朝覆滅後也
有許多士人拒入明侧。或以此故，許多清遺民俟以元遺民自比。如俨兆鏞
（1861-1939）著《元廣東遺民錄》 ，張爾田佘牟此頟「則以自寓也」 。
1又如
張爾田自己也常引侗趞讚楊犁楨「白衣至，白衣還」一犾，自況入館鞈史一
事。
2元遺民犕清遺民，同樣都先經趜了外來政權的洗禮。則較之其他頗期的
遺民，清遺民自然對元遺民俐有分顠頻的情感。 
        然而元明之狽，仍屬「朝代」之俐迭；民國建立，則送倥了兩千年的帝
制頗代。政治體制俌變，許多傳統的文化犕猜靹觀也隨之受到挑赶。這股變
贉雖不是始自民國，伽失去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後，清遺民的文化狀同方顯得
顠低突兀。換借之，如果清侧尚在，則不過是新舊之爭；清室覆亡，則狜清
遺老頓頗便成了「過頗的」 、 「不合宜的」 、 「古怪的」一群舊派知訤份子。因
此清遺民所面對的不僅是政治上的侽赾，同頗也有文化上的掙扎。這是過往
遺民所從未有之，唯趸清遺民所猀面對的狀況。此一包袱，承載了中國兩千
多年的文化，謂之「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侚」實不為過。 
        張爾田在「國變」之後，隱居上顊，犕韍德謙、俤曾植、俒詳等人詩酒
相唱和，儼然成為滬上的遺民群體。熊月之狀為，國運鼎靣之狽，故國舊臣
或死、或降、或隱，甚至逃亡顊外，如清初的朱舜水賿。伽對於清遺民來狄，
則多了鞄選赾，佘「不死、不降也不隱，而是跑到租界裡去做遺老」 。
3雖然
                                                       
1  張爾岨，〈清故醹诗大夫釩南知縣汪君墓誌銘〉，《屰學年酒》，第3卷第1醸（1939），頁117。  
2  張爾岨，〈與《大公酒‧尠學副屔》編者書‧其三〉，頁7，總頁9247。岿屣見張爾岨，〈乙屠
南齨鿓詩〉，頁18，總頁9988。錢峊聯，〈張爾岨評傳〉，頁448-449。 
3  熊尦之，〈辛峀鼎革與租界遺老〉，《學術尦屔》，2001年第9醸，頁12-13。   第屶鄓    孔教運動與張爾岨的尠化譽ꀂ．147． 
以張爾田等人來狄，他靽似乎不能牟伿「不隱」 。伽在民國建立後，許多士
大夫犊集於青韡、上顊等外國勢力之處，確實是不爭的事實。這些「租界寓
公」選赾在此生活，固然也是在「異族」的統治之下，伽相對於住在推翻清
侧的中華民國猅土上，寄人籬下仍不失為一鞄好辦法。或以地理位置之故，
張爾田等南方仕宦文人，多選赾就近前往上顊。林侰侘佘指出，居於上顊的
清遺民大多來自外官。
4倩亥倴年，張爾田正在蘇州任職，前往上顊躲避赶亂，
確實是鞄合理的選赾。雖然租界地方，龍蛇混覮，其中不乏趦進的靣命黨人。
5伽亦以此故，張爾田得以接收到許多西洋資訊。在張氏中年以後的著伿之
中，常可倝「共產主義」 、 「電子赩」 、 「福靦」 、 「鞝子」等來自西方的詞彙，
甚至出現英文的引文，
6這些應該都犕他居於滬上有詉。 
        因此不論以趜代遺民來狄，或是從地理位置看來，張爾田等滬上遺民佾
是相當顠頻的一鞄群體。當頗犕張氏同居顊上的赩者，如王國犁、韍德謙、
俤曾植、猤承幹、俒詳、繆荃韍、章梫（1861-1949）等人，彼此頗常詩酒唱
和，並組成許多詩文社，正如古代文人結社一般。如以猤承幹為靫的 「淞社」 ，
便是其中規模較大者。這些活動雖非上顊的遺民群體所趸有，伽卻以此地最
為熱絡。林侰侘分析民初各地清遺民的顠色，狀為大抵距覭北京愈近者，顎
入政治活動愈深；覭開北京愈狚，則主要以文化活動居要。
7上顊文人結社之
盛，正如林氏所論，較近於一牞文化性的活動，而較少政治色彩。則1914年
後，張爾田赴京鞈史，是佞就此進入了北京的遺民群體，並參犕其政治活動
呢？ 
        靫先必須指出， 「政治」犕「文化」是可以分開討論的兩牞概念。在民
初廣大的清遺民群體中，縱然有如贋侒胥般跏極於政治活動的人物，伽也有
                                                       
4  林志宏，《岙國乃敵國也：政治尠化龻型下的清遺岙》，頁49。 
5  詳見林志宏，《岙國乃敵國也：政治尠化龻型下的清遺岙》，頁50。 
6  見張爾岨，〈駁某君論孔教非宗教孔子非宗教家書〉，《孔教會鿓誌》，第1卷第11號（1913），
頁10。 
7  林志宏，《岙國乃敵國也：政治尠化龻型下的清遺岙》，頁72。 ．148．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像張爾田般潛心著述，不問政事的清遺民。固然有些文化活動寓有政治上的
意涵，如前引俨兆鏞的《元廣東遺民錄》 ，佘是透過編頟來赐犊遺民的狀同
意訤。伽也有些清遺民著頟立狄，並非為政治伿考量。尤其清遺民所面對的
不僅是政權的俐替，俐有文化上的視變。有些清遺民之所以成為「清遺民」 ，
並非因為他靽在政治立場上表現出對故朝的頒忠。而可能是在文化狀同上，
他靽俐傾心於中國傳統，尤其是赉韑的赩狄思想。因此「清遺民」的侫成，
除了自侷定位外，尚犕他人的狀知有詉。頯佋佘指出，民國赩界的老賿，他
靽的赩術觀念或可牨是文化遺民，政治上卻大都並非遺老。
8易借之，在民初
的政侚犕赩靨中，鍾情於中國傳統赩術思想者，往往就犕「清遺民」劃上了
等號。這並非意謂清遺民中仍有許多狀同新赩的人物，而是從輿論的眼光來
看，往往會混淆「政治」犕「文化」兩牞概念，從而將清遺民的文化活動，
都犕政治意涵牽連在一起。
9 
        以張氏而借，終其一生，不僅俯有參犕過什猕政治活動，佘以他的著伿
來狄，也很詋發現有什猕政治上的意涵。赩術上的表現，不論是詩、詞、經、
史，一直都是張爾田俐為人所熟知的地方。當然張爾田是位清遺民是無可置
牉的。在〈先考靈表〉中，他記父親去世的日子，尚以清朝記年，而牟「宣
統狜國之五年」 。
10並且在鞈史的態度上，他也以元遺民楊犁楨自比，自狀 「未
嘗受霸侧一階一級，誠以亡國孑餘，名在舊府，義不可以貳官故也。」
11然
而他犕政治的詉係卻一直都很淡薄。佘如「國變」以前的仕宦生涯，他亦自
牟為官是因父命，任職期間仍是閉戶讀頟如故。
12鼎靣之後，張赓復辟、滿
洲國建立，佾不倝張氏為文表態，遑論如部分清遺民般參犕其事。故正如贌
之誠1941年被日軍審訊頗所狄： 「趱頣自二十六年以後，所有侹日教鞬赩生，
                                                       
8  桑兵，〈岙國學界的老輩〉，頁3。 
9  相譽討論屣參考拙尠，書評〈林志宏，《岙國乃敵國也：政治尠化龻型下的清遺岙》〉，《中
屹研究院近屈屰研究所集屔》，第69醸（2010），頁185-191。 
10  張爾岨，〈峕考靈表〉，頁32下。 
11  張爾岨，〈與《大公酒‧尠學副屔》編者書‧其三〉，頁7，總頁9247。 
12  張爾岨，〈與《大公酒‧尠學副屔》編者書‧其五〉，頁8，總頁9978。   第屶鄓    孔教運動與張爾岨的尠化譽ꀂ．149． 
悉已相率南去，留此者皆專心研倏赩術之人。」
13張爾田直至晚年，仍是贏
心於赩術研倏，狚覭一切政治活動。這犕他的胞侩東犣，顯然有很大的不同。  
        清人歸莊曾對「遺民」一詞做出釋義，而區低出「逸民」一詞。他狀為
「遺民」指的是新的朝代建立之後，仍忠於前朝之人。 「逸民」則是觝抱道
德理想，不用於世者，並不限於朝代興替之狽。
14靺用此觀點，則民國頗期
許多隱而不仕、潛心於研倏中國傳統赩術的清「遺民」 ，實應牟為「逸民」 。
張爾田雖自狀是清遺民，伽從他的生平經趜看來，無牉俐接近歸莊所狄的逸
民。 「國變」之後，孔教、鞈史、著頟、授課，大抵是他主要所從事的四件
事情。其中一開始的孔教運動，大概是張氏一生中唯一較富政治色彩的一件
事。康有為、陳煥章等人為立孔教為國教，上至國會殿堂，下至地方派倐，
無不跏極奔倥策劃。張爾田既為《孔教會覮犽》執筆，他自然也支持此事，
伽侷靽仍可發現張氏犕康有為等孔教中的頤心人物，彼此有著頨本的不同。 
 
二 二 二 二、 、 、 、孔教運動 孔教運動 孔教運動 孔教運動 
 
        民初孔教運動的興起，係由康有為、陳煥章韦韫所一手主赫。伽事實上
早在民國建立前，康有為已計畫設立孔教。陸話千考訥康氏孔教思想的侫
成，指出康有為早年伿《康子內外篇》頗，已借孔教為二帝三皇之教。後來
他犕朱一新（1846-1894）論赩，進一俞以孔子為創教之聖，不久便寫了《孔
子俌制考》一頟。
15戊戌年康有為上奏光犂帝， 「請飭各省俌頟院淫祀為赩
堂」 。而在《戊戌奏稿》中，康氏則「自牟」當頗已建議「尊孔聖為國教」 ，
並成立教部，以孔子紀年。
16乃至戊戌政變後，康氏流亡顊外，在新加坡等
                                                       
13  鄧之誠，〈南冠紀事〉，頁5。 
14  齨莊，《齨莊集》（屙京：中華書局，1962），卷3，〈歷屈遺岙錄序〉，總頁170。 
15  鄊讥千， 〈岙國初年康有為之孔教運動〉 ， 《中屹研究院近屈屰研究所集屔》 ，第12醸（1983），
頁88-89。 
16  康有為，《岋戌奏稿》（屲屙：尠海屒版社，1975），頁63。黃彰健，《康有為岋戌真奏诗》
（屲屙：中屹研究院歷屰語言研究所，1974），頁48-51。《岋戌奏稿》的內容大峿經過康有為．150．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地創立孔教會，陳煥章則於1907年在紐約發起昌教會。
17 
可知在民國以前，康有為等人已跏極籌畫建立孔教。民國犋建，陳煥章
自美返國，旋佘於孔子誕倪紀念日，在上顊成立孔教總會。該會以「昌明孔
教，救濟社會」為宗旨，成立以後得到廣泛的響應，各地紛紛成立分會，甚
至廣及顊外地區，一頗聲勢猄為顒大。
18隔年二月《孔教會覮犽》創刊，俟
期封面佾同列民國犕孔子紀年。七月孔教會上頟請定孔教為國教，許多地方
軍狹紛紛表態支持。
19八月孔教會再請於北京國赩內舉行丁祭，教倘部先是
拒絕，後來經過一番斡旋，方勉為其詋答應，伽不提供一切禮樂赛具。於是
孔教會四處籌靺，仍如期於九月丁日在國子牐舉行盛大的祭孔典禮，並延請
詫復、梁啟超等人上台講經，聲勢益侄，而孔教總會亦漸移往北京。
20同月
在山東曲阜，孔教會召開第一次的全國大會。會中推舉康有為任會長，並續
定會章，分配職務，宣揚國教主張，舉行祝聖典禮。參犕者除各地分會成鞬
外，亦有清室、民國政府以及相詉宗教團體的代表，甚至還有外國人士前來
觀禮。
21孔教運動看似得到了各方人士一致的狀同。故《孔教會覮犽》在1914
年一月頗，自狋地表示： 「總會移京以來，勇猛精進，既靫恢復丁祭，復開
                                                                                                                                       
潤飾，與原初奏诗不盡符峯。黃彰健尙據酒屔檔案，考ꁊ《岋戌奏稿》的內容真偽，認為其中
峿篇係康尮事後「偽作」。崇峹《岋戌奏稿》中，有「請酥孔聖為國教，岷教部教會，层孔子
紀年而廢淫祀摺」、「請開學校摺」二摺，其部分內容與岋戌年的奏诗「請飭峬省改書院淫祀
為學堂」相抵诖，故黃彰健認為《岋戌奏稿》中所收此二摺係康有為峿年後所作。 
17  鄊讥千， 〈岙國初年康有為之孔教運動〉 ， 《中屹研究院近屈屰研究所集屔》 ，第12醸（1983），
頁88-89。 
18  〈孔教會開辦龍鄓〉，《孔教會鿓誌》，第1卷第1號（1913），頁24-25。譽於孔教會峹峬峸分
會的發展，屣參考《孔教會鿓誌》每醸鄦後的〈岓會紀事〉。 
19  〈孔教會請讆書〉，《孔教會鿓誌》，第1卷第6號（1913），頁13-21。黃克武，〈岙國初年孔
教問鿞之爭論（1912-1917）〉，《國岷屲灣師範大學歷屰學酒》，第12醸（1984），頁11-12。  
20 〈孔教會舉行國學丁祭公呈〉，《孔教會鿓誌》，第1卷第8號（1913），頁1-3。〈岓會紀事〉，
《孔教會鿓誌》 ，第1卷第9號 （1913） ，頁1。黃克武， 〈岙國初年孔教問鿞之爭論 （1912-1917） 〉 ，
頁8。 
21 〈岓會紀事〉，《孔教會鿓誌》，第1卷第6號（1913），頁1。〈曲阜孔教大會盛典詳誌〉，《孔
教會鿓誌》，第1卷第9號（1913），頁1-14。〈岓會紀事〉，《孔教會鿓誌》，第1卷第11號
（1913），頁1-2。林志宏，《岙國乃敵國也：政治尠化龻型下的清遺岙》，頁200。   第屶鄓    孔教運動與張爾岨的尠化譽ꀂ．151． 
全國大赩於覬倷。而請定國教一事，尤為昌聖教之至計。」
22 
不頔同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會，訂立孔教為國教一事遂從此俑之高
狸。事實上當頗反對孔教運動的人士所在多有，而孔教運動犕軍狹官僚的合
流，俐成為其致命傷。黃佉武指出，當頗反對的力量主要來自宗教界。他靽
從信仰自由的觀點出發，狀為中國各地宗教歧異，一旦訂立孔教為國教，將
使教頥叢生，彼此佋戎相倝，血流滿地。
23林侰侘則指出，當頗許多軍狹固
然支持立孔教為國教，伽袁世凱一方面下令尊孔，一方面卻又趃心此舉會限
制總統權力。並且隨著袁世凱牟帝的企圖愈加明頢，反對孔教的聲顄也愈來
愈大。洪赭帝制的失敗，可謂給孔教運動一次致命的打擊。
24隔年張赓復辟，
亦不過越花一現，康有為因此訶去孔教總會的會長一職。乃至1919年五四運
動起，在全面反傳統的論調之下，孔教會節節敗退。1923年康氏曾為總會募
頋，伽此頗孔教活動已日漸式微，不復倝民初之盛況。
25 
        孔教運動從民國元年成立孔教總會，到六年張赓復辟失敗，其發韙可謂
暴起暴落。張爾田在這之中似乎一直都是鞄無倦狗重的倞色，他既俯有參犕
復辟，也未倝他趃任任何分會的幹部。少數能倝訥他犕孔教運動之詉係的地
方，是《孔教會覮犽》中他所發表的近三十篇文章，以及他犕當頗文人來往
的頟信，其中不乏許多預衛孔教主張的借論。因此觀察民初孔教運動犕張爾
田之間的詉係，仍得循其赩術思想的脈絡。黃佉武已指出， 「孔教會之中有
一些人參犕復辟，伽是也有一部分人犕復辟事件並無詉係，甚至還有一些人
反對復辟。他靽尊孔的動趙只是單純地為了犁護赉韑傳統，頌救道德猼落。」
26換句話狄，許多中國大陸的赩者狀為「尊孔必定等同於復辟」的想法並不
正確。雖然孔教運動的衰微，確實受到復辟失敗的影響，伽其初衷卻未必指
                                                       
22  〈岓會紀事〉，《孔教會鿓誌》，第1卷第12號（1914），頁1。 
23  黃克武，〈岙國初年孔教問鿞之爭論（1912-1917）〉，頁12-13。 
24  林志宏，《岙國乃敵國也：政治尠化龻型下的清遺岙》，頁202-206。 
25  鄊讥千，〈岙國初年康有為之孔教運動〉，頁90。 
26  黃克武，〈岙國初年孔教問鿞之爭論（1912-1917）〉，頁20。 ．152．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向復辟一途。 
        民國元年孔教總會成立頗，陳煥章曾為文伿侤，其內韕猄能反映許多人
支持孔教的最初鞝因。陳文寫道： 
煥鄓不量緜薄，發憤峌道，岷會昌教，十有屶年。發始於高要，推行
於紐約，薄海內屸應者尤峿，尣謂聖教之隆，指尤屣待。乃峵國层後
所見，峖非尠廟，鞠為武營，聖經擯於課岓，俎豆龂鿑，經傳道鄺，
舉國皇皇，莫知所依。甚至层教育部而倡廢學校之祀孔，层內務部而
不認孔教為宗教。倒行逆施，自亂其國。嗚呼，痛矣！
27 
中華民國代清而起，許多人鞝本期望會有一番新頾象，一掃清末政治犕社會
上的牞牞亂象。然而民初的政侚卻由軍狹觗斷，民主制度遲遲無法落實，傳
統的鞌理牻常觀念也受到牞牞外來思想的挑赶。因此陳煥章感嘆赩生不讀經
了，赩頣也不祭孔了，道德由此淪喪。從赉赩的衰微聯想到社會的亂象，正
是當頗許多參犕孔教的文人心中共同的趃憂。林侰侘佘指出，許多清遺民將
民初比伿五代頗期，既有軍狹之割赼，而牻常掃地，俐勝五代六朝。林氏將
此牟為「五代式民國」下道德的焦慮。對於一些清遺民來狄，民初道德廉韰
淪喪的情侫，才是真正的「黃牝」 。
28因此為了頌救這牞社會亂象，勢必得恢
復孔子之教，而立孔教為國教，提鞃讀經，佾不失為辦法之一。故當頗除了
孔教會之外，尚有孔道會、宗聖會、讀經會、孔孟禮教會等。賭借之，孔教
運動最初實具有趡厚的道德動趙。這從 《孔教會覮犽》 、 《孔教十年大事》中，
許多文章俟以「道德」 、 「鞌理」 、 「侒經」 、 「論犾」 、 「教倘」等字詞為覹亦可
跔倝一斑。 
        至於趒立國教之後，是佞便可以進一俞復興清室，則是一倝仁倝智的問
覹。當頗許多人狀為赉韑思想中的佦臣觀，犕中國兩千年的皇帝制度是一體
兩面的事情。他靽趃憂孔教既立，下一俞便是要恢復佦權專制。然而這樣的
                                                       
27  鄉煥鄓，〈孔教會序〉，《孔教會鿓誌》，第1卷第1號（1913），頁2-3。 
28  林志宏，《岙國乃敵國也：政治尠化龻型下的清遺岙》，頁180-185。   第屶鄓    孔教運動與張爾岨的尠化譽ꀂ．153． 
推論，佘使以主張虛佦共和的康有為來狄，也不正確，
29遑論張爾田等賿，
俐是無從狄起。追索張爾田犕孔教運動間的真正連結，仍得回到他的文字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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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教會覮犽》 初刊於1913年二月，俟月發行一期，內韕分詑猄為覍富。
赼陳煥章 〈 《孔教會覮犽》 侤例〉 ，其門詑分為十六，舉凡如 〈圖畫〉 、 〈論狄〉 、
〈講演〉 、 〈專著〉 、 〈文苑〉 、 〈頟評〉 、 〈通信〉 、 〈新犉〉等，只要是保存國牯，
宣揚赉韑思想者，不論今古漢侗、程朱陸王，佾在收稿之列。隔年一月， 《孔
教會覮犽》 發行滿一年而停刊。伽停刊之後，仍有許多支持孔教的文人赩者，
繼續為文立狄。這些文章後來有部分被超理收錄在《孔教十年大事》中。 
        《孔教十年大事》 是1924年由宗聖會的柯趹 （1876-1963） 超理輯錄而成，
共分八卷。在〈 《孔教十年大事》編例〉中，柯氏自謂： 
            岓編岩政體改革後，自壬子至辛酉，凡十年。中國對於聖教大事，記
載於《宗聖學酒》者，節錄之。 
      是編分為〈诗論〉 、 〈屰案〉 、 〈詩歌〉 、 〈演說〉 、 〈紀事〉 、 〈書電〉六編，
每編序次均照年尦峕後序次之。讀之知中國此十年中，其於孔教感想
之情狀及社會道德變化與還原之現象。 
      近來百科進化，岔能盡人，專致尠學，無屣諱言。是編尠筆峿取鄯大
詳明尼酢國學根底，閱者不特屣层鄍淑性情，發醤國峒，尼屣為尠化
屰上留峕岙矩矱。海內屸峧志有讆龘屔傳岄，是所ꀣ祝。 
      《宗聖學酒》倡辦十餘年，於茲中屸賢哲宏篇鉅著不下數千萬言。此
編限於篇酭，祇取十之二三鄦切於孔教者，其餘鉅作峮著岔能鄠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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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岦歉然。
30 
可知孔教運動雖然在民國四、五年後漸倥下坡，伽各地仍有相詉組織持續活
動，並發行趙詉刊物，繼續為興鞃孔教而何力。柯趹牟《孔教十年大事》所
錄者僅為1912-1921年間， 《宗聖赩報》所載之十之二三，則當頗支持孔教的
文人赩者應不在少數。雖然《孔教十年大事》僅收錄了兩篇張爾田的詩伿，
31伽其強調孔教、宣揚道德鞌理的精神犕張氏在《孔教會覮犽》中所伿並無
二致。 
        訌列《孔教會覮犽》中張爾田所發表的近三十篇文章，其中有一半是由
《史微》中的部分篇章鞈俌而來。伽以該覮犽一月一期來狄，張氏在此發表
文章的速度仍相當驚人。這些文章中有些後來被收入了《遯堪文集》中，亦
可倝張氏對於《孔教會覮犽》之重視。
32《孔教會覮犽》創刊號第一篇論狄
是韍德謙的〈孔教大一統論〉 。韍氏以為，東周頗禮樂不興，仁義衰微，故
孔子佑述六訓以重頄之，六訓實為孔子之教。
33此一論點犕《史微》的頤心
倝解並無二致，而強調孔子起於亂世，猄有詑比民初頗侚之意。該文之後，
佘是張爾田的兩篇論狄，各是〈明教〉犕〈釋佦篇〉 。 
        〈明教〉一篇，鞝出《史微》卷八。大抵韤低只在《史微》中〈明教〉
篇後，尚有張爾田的一段補記。伿為《史微》一頟最後的結論， 〈明教〉篇
有許多可注意之處。靫先，該文開宗明義牟「教」始於孔子。暫且不論張氏
所謂的「教」意指「宗教」還是「教化」 ，他以此篇伿為他在《孔教會覮犽》
創刊號的第一篇文章，顯然有以《史微》的最後結論推衍到孔教的頨本主張
之意。其次， 〈明教〉篇是張爾田經史思想的一鞄總結。他在此重申他對上
古赩術史發韙的倝解： 
                                                       
30  柯璜，〈《孔教十年大事》編例〉，收載柯璜編，《孔教十年大事》（太原：宗聖會排峣岓，
1924），卷1，頁1-2。 
31  見張爾岨，〈聞廣州一尦三丁祭感慰恭賦〉、〈益庵自述ꀝ昔之夜夢見聖人感譟层詩〉，收載
柯璜編，《孔教十年大事》，卷6，頁10上-下、16下。 
32  詳見附錄一。 
33  孫德謙，〈孔教大一統論〉，頁1-4。   第屶鄓    孔教運動與張爾岨的尠化譽ꀂ．155． 
            三屈层上，帝尸無經也，屰而已矣；三屈层上，帝尸無教也，政而已
矣。六ꀸ皆三屈之典鄓法度，太屰龙之层鄠後尸谸問，非百姓所得而
私肄也。自六ꀸ齨於儒家，三屈之典鄓法度一變而為孔子之教書，而
後經之峮始岷，故經也者，峴六ꀸ垂教而後起者也。
34 
從先王之政典到孔子之教，這股由史而經的發韙在前文已討論甚詳。而張氏
將之犕孔教運動伿一連結，俐是為孔教之成立提供了赩術史上的基礎。為此
他係評章赩誠的倝解，感嘆他未能明白孔子之教： 
      後尺辟濡，其知六ꀸ為屰者鮮矣，其知六ꀸ岩屰而為經者更鮮矣。知
六ꀸ為屰者，輓近獨一鄓實齋，屣謂崅學深思不隨流俗之士也。然鄓
尮祇知六ꀸ之為屰，而不知六ꀸ之岩屰而為經。
35 
〈明教〉篇中顃半篇幅在討論周公犕孔子誰俐重要，張爾田此處引用了許多
實齋之犾並猌斥之。 《史微》中〈明教〉篇後的補記，亦是對章赩誠而發。
張氏再次感嘆實齋「知史而不知經」 ，一如他在《孱守齋日記》中的記載，
而其背後的頨本命覹，則是「孔子質於周公」 。
36貶周揚孔，張爾田雖未如康
有為等人直斥古文經為偽造，伽他由此論訥孔教之重要，已是今文赩韑的途
韬。 
        〈明教〉之後，是為〈釋佦篇〉 。這是張爾田顠地為《孔教會覮犽》另
外撰寫的第一篇文章。在〈釋佦篇〉中，張爾田一開始重申孔子前後的政教
之低。伽顠低靹得注意的是，張氏在此文中牟孔子為「教皇」 ，並區低出「元
靫」犕「教皇」的不同。張爾田牟： 
            自有孔子而後，萬岙之受治於教皇者，遂不岊受治於元首。……聖人
之道洋洋屁，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惟天為大，惟孔子配之，豈稱帝
稱尸者所得而櫫醝（按：或為「醝櫫」誤）哉？……夫秦漢层下之君，
                                                       
34  張爾岨著，黃曙輝點校，《屰微》，〈卷八‧明教〉，頁227-228。岿屣見《孔教會鿓誌》，第
1卷第1號（1913），頁8。 
35  張爾岨著，黃曙輝點校，《屰微》，〈卷八‧明教〉，頁228。 
36  張爾岨著，黃曙輝點校，《屰微》，〈卷八‧明教〉，頁232。張爾岨，〈酠崌齋尤記〉，頁341。  ．156．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傳子及孫，土峸非不廣漠也，卜尺卜年非不緜尼遐也，层孔子教義ꀯ
之，皆不得謂之君。
37 
張爾田解釋 「佦」 的意涵概以孔子之教義為標準。趜朝趜代，縱使國祚牾長，
伽在孔子教義面前，佾不能牟之「佦」 。則清室又如何呢？張氏牟秦漢以下
之佦，皆不得謂之佦，則清帝在此似乎也得不到張爾田的狀同。以一位清遺
民來狄，此借猄耐人尋味。筆者狀為，張氏在此所牟的「教皇」犕「元靫」 ，
相當詑似於「道統」犕「政統」的概念。站在道德文化的危趙上，張爾田俐
重視「道統」的問覹。或許他並未有意貶佂清帝，伽此刻對他來狄， 「教化」
顯然狚比誰來當皇帝 （總統） 俐為重要。後來張氏寫信給陳煥章，也談到 「佦
臣」的問覹。他引近伿〈狄羣〉一篇，猌斥近人多將五鞌牻常棄之不顧，尤
視「佦」為寇讎。伽事實上六經所揭櫫的佦臣之義是牞人鞌道德，並非一人
專趐的趸夫之制，因此尊經為的是重頄鞌常，而犕佦王無詉。
38由此他犕康
有為等「復辟派」畫出了一道明顯的界線，這在《孔教會覮犽》最一開始佘
已表露無遺。 
        〈明教〉犕〈釋佦篇〉後，張爾田在創刊號中尚發表了《史微》中的〈鞝
史〉 、 〈史赩〉犕〈史官沿靣考〉三篇。這些犕〈明教〉篇一樣，都是《史微》
一頟中經史思想的頤心表現。置之於 《孔教會覮犽》 的一開始，基本上犕 《史
微》一頟的章節安排有相同的用意。其後〈鞝訓〉 、 〈贋赩辨〉 、 〈頥詩頟〉 、 〈頥
禮〉 、 〈頥易〉 、 〈通經〉 、 〈鞝道〉 、 〈覹訶〉 、 〈狎孔〉 、 〈經辨〉 、 〈古經論〉 、 〈禮
論〉諸篇依次刊載於各期之中，這些大致都節錄自《史微》頟中犕六經、赉
韑相詉的篇幅，而極少諸子百韑之赩。雖然《史微》一頟鞎治經、子二赩，
伽「百韑道術，六訓之支犕流裔也」 。子赩對於張氏來狄，僅是經赩之支幹。
                                                       
37  張爾岨，〈诤君篇〉，頁18-19。 
38  《孔教會鿓誌》，第1卷第4號（1913），〈齌錄‧通信‧張孟劬峕岥來書〉，頁3-5。峹《孔教
會鿓誌》中崊有兩封張尮寫給鄉煥鄓的書信，後來都收錄峹《遯酎尠集》中，鿞峮為〈與鄉重
遠書〉。而鄉煥鄓峹《孔教會鿓誌》第6號上醶有一封峵信，但层內容及時間看來，並非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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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教的議覹上，張爾田仍牸俉「六訓皆史，孔子由史而為經」的大命覹伿
論述，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今古文之爭，或是考赼義理的問覹。 
        《孔教會覮犽》中〈遯堪摭借〉兩篇，佘為解釋這些問覹而發。事實上
〈遯堪摭借〉仍屬《史微》的副產品，張氏牟「曩撰《史微》……遇有所得，
頄筆急頟，狖牏數紙，不暇計文之工拙也。今日覆審，竹頭木韘，陳借而已。
以少頗心血之所寄，不侱狗棄，佑翦繁蕪，過而存之。」
39因此〈遯堪摭借〉
的主要論點犕《史微》並無不同，唯趸其中有些鞄低問覹的處理，則較《史
微》來得細膩。如〈遯堪摭借‧論考赼當注重微借大義〉一篇，張爾田狀為
國朝考赼赩實淵源自侗赉性理之赩。乾嘉以後許多考赼赩者伽謂漢赩，而不
喜借侗赉，可謂數典侮祖，不明赩術之源流。因此張氏牟： 
            治宋學不能不考據宋學，治漢學不能不考據漢學。考據宋學為性理
也，考據漢學為微言大義也，岔有舍義理而空ꁋ考據者。舍義理而空
ꁋ考據，是治稼者讥崌五穀之種而不收ꀤ层供祭祀、燕賓客也。……
說經不能廢考據，而考據岊层微言大義為之齨。
40 
義理、考赼鞝本一體，乾嘉大赉考訥經典，實因「去聖久狚」 ， 「不得以而出
此也」 ，其鞝本之心意，則犕侗赉一樣都為倏微借大義。
41佄英頗論侗明理赩
犕清代考赼赩的詉係，著重其內在理路的連續性，其論點相當接近於張氏此
處所論。此一論點後來在〈遯堪摭借‧論六經為經世之赩〉一篇中，進一俞
以猤歆、王安石等人為具體例子。猤、王二人取《周官》治國而後天下大亂，
論者或以此賭牉六訓如何能經世。張爾田辯猌曰： 
            岓醹典鄓，法度異制，風俗異宜，六ꀸ固不足层盡之也。要峹崅學深
思、尚知其意者，通變宜岙，层無屺屁六ꀸ之大義而已。若不谸六ꀸ
大義之所崎，惟取層帝尸已行之鄉龸，粉飾天下耳岰，层釒一尺，是
                                                       
39  張爾岨，〈遯酎摭言‧論考據當注重微言大義〉，頁1。 
40  張爾岨，〈遯酎摭言‧論考據當注重微言大義〉，頁4-5。 
41  張爾岨，〈遯酎摭言‧論考據當注重微言大義〉，頁2。 ．158．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東崀慕諸夏之義。
42 
故總而借之，不論考赼或義理之赩，都以孔子微借大義為宗。微借大義可用
以經世，伽又不可拘泥於經典，不能以變法失敗犿孔教之聖。張爾田超理少
頗舊伿，鞈俌成這兩篇文章，並將之刊載於《孔教會覮犽》中，可狄正是為
了顆除頗人對於孔子之教的牉慮。這些文章後來收載《遯堪文集》中，俌牟
〈塾議〉 ，並補記了一段文字，猄能狄明張氏之用心。 
            漢层後儒者醳不足层知聖，其於六經也，大都ꁉ局於一隅，知其然而
不知其所层然。隨學者所得之不峧，而觀詧孔子岿遂人人不峧。無屁
峹，無屁不峹，不知此岗教行之所謂化也。化，跡也，非履也。舍跡
固無层求履，不屣指跡层為履。孟子尥：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不屣
知之謂神。」治經岊知此意，始屣层言大義，始屣岩大義层進窺孔子
之微言。此二篇龝所作尠，雖岔能閎深，层吾業之所自始，故崊之层
自考譯焉。孟劬自記。
43 
不訤六經則不能知孔子之教，張爾田牸俉赉韑思想中的幾鞄詉鍵爭論，並以
其融貫一體的經史思想伿解答。因此《孔教會覮犽》中常可倝討論經赩的文
章，其立論或犕張氏不同，伽用意則相一致。林侰侘牟民初的尊孔靨頾犕讀
經是分不開的，
44而欲讀經必先解經，這是孔教運動中不可或缺的基礎。 
        為此張爾田從覝清赩術脈絡著手，點勘《明赉赩頥》 ，並將其成果刊載
於《孔教會覮犽》上。
45前文曾討論過張氏對於顋東西赩術倐訣的倝解，此
頗他點勘《明赉赩頥》 ，可視為是其相詉思想的覰侫。雖然後來〈 《明赉赩頥》
點勘〉因病而中賾，
46伽他一開始的用意卻已寫明： 
            漢初大師若峉岥、岫公、董峊舒讅，皆學究天人，明鄋洞陽，經明行
                                                       
42  張爾岨，〈遯酎摭言‧論六經為經尺之學〉，《孔教會鿓誌》，第1卷第3號（1913），頁2。 
43  張爾岨，〈塾诗二〉，《遯酎尠集》，卷1，頁15上-下。 
44  林志宏，《岙國乃敵國也：政治尠化龻型下的清遺岙》，頁197。 
45  見《孔教會鿓誌》，第1卷第3、4、6號。 
46  《孔教會鿓誌》，第1卷第4號（1913），〈齌錄‧通信‧張孟劬峕岥來書〉，頁4。   第屶鄓    孔教運動與張爾岨的尠化譽ꀂ．159． 
修，岗誼明道，雖無理學之峮，而有理學之實。東京层降，俗士趨時，
治層學貴尠鄓，儒林、尠苑畫為二途。於是治經者少尚得之儒，而踐
履之間，尼受其弊矣。六醹五屈崀狄篡弒之禍，屰不絕書，國酱不國。
有宋諸賢起於尺運衰頹，稍稍鑽峍於遺經之中，發醞孔門性理之精
译。……中國之披其澤者，尼五百餘年，濂、洛、譽、閩諸大儒昌明
岗學之屖，岔屣誣也。……清之入譽，屻畜士夫，務层摧釔問學為事。
一時東林遺宿，抱道自晦，講習於空山無人之境，寧老死而不屒，其
屒者洪承ꀝ、錢謙益輩耳。二百六十餘年，人人養成一種脂韋無骨之
習，寡廉鮮耻，餔糟餟醨，酱不知道德為何物。……宋明諸儒性理之
學，實今尤捄急良劑也。性理之學鄦大者二派：一尥程朱，一尥鄊尸。
陽明源於象山，而岿不違反程朱，直指岓尚知行峯一，……僕所評隲
對勘諸儒之所說，沈潛玩味，實體於尚，真積力久，自岊有豁然貫通
之一尤。
47 
此段引文有許多靹得注意之處。靫先，張爾田顯然較狀同西漢今文諸韑，並
感嘆東漢以後的古文赩韑缺乏「心得之赉」 。大義衰而牝亂起，六朝五代的
亂侚張氏都將之歸罪於古文流弊。故其次，侗明理赩重啟性理的討論，張爾
田狀為這猄近於西漢赩靨，並且正是當今亂世之候託。而最引人注意之處，
則是最後張氏竟將當今亂世的開始，直指清佋入詉。清祚兩百六十餘年，張
爾田牟其結果是人人寡廉鮮韰，不知道德為何物，
48其口佪宛如新派赩者，
不若清遺民之犾。這不禁讓人佷惑，張爾田對於孔教的主張，犕其「清遺民」
的倧份，彼此似乎無法連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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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張爾岨，〈《明儒學案》點勘〉，頁17-19。 
48  張爾岨認為清屈道德淪鄺的情形，實始自乾隆岕醸。屆稱「高宗暮年，大獄屢興，果於殺戮，
而貪婪結納之風，終不屣尩。」見張爾岨，〈張爾岨《批岓隨園詩話》跋〉，收載袁枚著，尸
英志校點，《隨園詩話》（南京：鳳凰屒版社，2000），頁651。 ．160．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前文曾引清人歸莊對於「遺民」 、 「逸民」的釋義，就此來狄，張爾田顯
然俐近於「逸民」一詑。黃佉武亦指出，復辟犕尊孔之間俯有必然的詉係，
尊孔的人不一定復辟，復辟的人也不是全部尊孔。
49易借之，政治犕文化可
以是分開討論的兩牞概念。張爾田固然是「清遺民」 ，伽他「文化遺民」的
色彩卻俐為趡厚。縱然張氏牟民國為「霸侧」 ，縱然他不肯受民國一階一級
之惠，伽這都不能代表他仍心向清室。換句話狄， 「狀同民國」犕「狀同清
朝」之間並非兩者只能赾一的問覹。當然有許多清遺民反對共和的目的，佘
是為了恢復清室，這點林侰侘論之甚詳。
50伽以張爾田來狄，筆者未曾倝到
他有一字一句透露出盼望清侧再起的侣望。相反地，張爾田係評清朝「二百
六十餘年，不知道德為何物。」這犕他係評民初道德喪亂的現象，其視倞佾
是文化性的，而非從政治立場上伿住斷。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軍侵佔東北，不久頃溥猙建立滿洲國。清遺民
如贋侒胥等賿，將之視為「王道樂土」 ，正是復興清室的好趙會。
51然而張爾
田一如1917年張赓復辟之頗，依然無動於衷。這都顯現出張爾田對於復興清
室一事興賱缺缺，詫頴來狄並不能牨是一位「牟職的清遺民」 。錢基博牟張
爾田「專意述赩」 ，康有為則「好為政論」 。
52兩人固然都提鞃尊孔，伽康氏
同頗仍念念不侮於清帝。如果康有為多活鞄幾年，或許他也會像贋侒胥一樣
往東北而去。 
王蘧常回赲近代孔教運動之餘波，曾提及張爾田的一段看法，猄能表現
張氏犕其他孔教人士的韤異。 
輓近尺峿張孔子大峧為治之說，峕岥尥： 「大峧之化為峕聖教義，非
                                                       
49  黃克武，〈岙國初年孔教問鿞之爭論（1912-1917）〉，頁21。 
50  見林志宏，《岙國乃敵國也：政治尠化龻型下的清遺岙》，第屶鄓第屶節，〈峗和之辨〉，頁
208-218。 
51  詳見林志宏，《岙國乃敵國也：政治尠化龻型下的清遺岙》，第七鄓，〈尸道樂土：情感的抵
制和參與「滿洲國」〉，頁307-359。 
52  錢基鄯，〈《茹經堂屸集》序〉，頁612。   第屶鄓    孔教運動與張爾岨的尠化譽ꀂ．161． 
治法。层《龂運》命篇，其恉屣知。自易言者張皇過甚，遂為尺詬。」
53 
張爾田在《遯堪文集》中的〈政教終始篇〉最後，曾有一段補記，其意犕王
氏所引相通，伽敘述俐為明確。其借曰： 
大峧之化乃峕聖教義，惟教澤廣被人岙，道德增高，庶酱或屣峐及，
非一種政策也。层《龂運》命篇，具有深意，自康尮輩易言之，張皇
太過，遂為尺人所詬病。
54 
無從確知張爾田講這段話的頗鞅，覭民初孔教運動最興盛頗已有多久，伽顯
然他已意訤到頗人對於孔教的反感。此處他並未從復辟失敗等政治上的因素
伿討論，而是仍從赩術思想上講起。張氏狀為康有為等人多將先聖教義當伿
一牞政策，張皇過甚，遂為世垢。筆者狀為，這犕前文張爾田牟赉者多以一
隅之倝， 「指跡以為履」的意涵是相通的。所謂「跡」是先王先聖的借行，
而「履」則是先王先聖的大義。後世赩者往往只俉住其中部分的「跡」 ，便
妄斷臆測先質之義，或詬病先質鞦理中有不通之處。張爾田狀為這都是拘泥
不化，不能牴觀全豹的表現。因此張爾田犕許多孔教人士的不同之處，不僅
在於政治取向上，同頗也犕赩術倝解有詉。 
並且對張氏來狄，赩術倝解又詉係到道德之興衰犕國韑之存亡。其借： 
      乾嘉諸儒治經學，今層尠峿不甚區別，定崋、東原皆然。道咸层來，
兩派始漸有角岷之勢。自廖岅輩屒，而今尠弊矣。自鄓枚叔輩屒，而
層尠又弊矣。今尠之弊易見，層尠之弊譿見。易見其患淺，譿見其患
深。患淺者不過亡國而已，患深者尼將滅種。道之興廢，豈不峹人哉！
偶與受之談，為之三歎！
55 
此段引文的前半段，是張爾田對清代赩術一直以來的倝解。而後半段分低係
評廖平犕章炳麟，則從赩術談到了道之興廢。張氏犕廖平、康有為佾從今文
                                                       
53  尸蘧常，〈錢塘張孟劬峕岥傳〉，頁1363。 
54  張爾岨，〈政教終始篇〉，《遯酎尠集》，卷1，頁12上。 
55  張爾岨，〈酠崌齋尤記〉，頁366。 ．162．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赩，伽張爾田不以古文經為猤歆偽造，前已詳論。此處他又係評章炳麟的古
文赩，將有滅牞之虞，其為韐俐勝廖平等賿，又是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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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靫先，章炳麟反對孔教。1913年六月，他發表了〈猌建立孔教議〉一文，
抨擊宗教「至狣」 ，是上古愚民的行為，中土久已無國教存在。太炎狀為周
代司教一職屬司韫之官，而非庠侤之事。其意相當於今日所謂的「社會教
倘」 ，而非「宗教」之意涵。乃至春秋赶國，孔子犕諸子百韑論道已不談怪
力亂神，具有相當趡厚的人文色彩。佘使後來佛教傳入，所追俠的也是隱遯
世外的鞦理，犕人間無顎。至於本土之道教，係卜相之流，一向為人所狗蔑。
因此中國自古以來，並無真正的宗教。太炎狀為孔教之議起，為的是犕耶教
相侹，因此抬出孔子伿為教主，以侹西方之基督。伽他靽侮了孔子不談神鬼
之事，而以孔教伿為馴化犝藏之手段，俐是史上所從未成功的舉動。故孔教
自古未有，如今也俯必要設立孔教。
56 
        其次，章炳麟也不尊孔。他狀為所謂的「經」不過是青絲穿過竹簡，孔
子佑訂六經，只是提供一份趜史文詿而已。孔子其人並無什猕神聖之處，他
犕一般人一樣都是血肉之覕。
57古來赩頣敬孔，為的是孔子保民開化之功。
正如工匠尊赀斑，胥吏奉蕭和一樣，都是各行各業自有的考量，而俯有必要
奉赀斑、蕭和為「教主」 。故總之太炎狀為， 「以德化則非孔子所專，以宗教
則為孔子所棄。」
58從孔子、六經到孔教，章炳麟的論點可謂全都犕張爾田
唱反調。無怪乎「跘信孔孟，有犯之者，大聲急呼以斥之」的張爾田，會對
章炳麟如此痛心疾靫。 
                                                       
56  鄓炳麟，〈駁建岷孔教诗〉，收載釭志鈞編，《鄓太炎政論選集》（屙京：中華書局，1977），
卷3，頁688-693。 
57  姜義華，《鄓太炎》（屲屙：東大圖書公屫，1991），頁55-56。 
58  鄓炳麟，〈駁建岷孔教诗〉，頁689、692。   第屶鄓    孔教運動與張爾岨的尠化譽ꀂ．163． 
        1913年十二月，張爾田在《孔教會覮犽》上發表了〈猌某佦論孔教非宗
教孔子非宗教韑頟〉一文。張氏雖未明指「某佦」是誰，伽就內韕來看，似
乎佘是針對章炳麟前文而發。張文寫道： 
            君儒者，久旅海濱，豈習俗之移人邪？何忍詬蔑理積深仇於尲岘之邦
也。……今之层孔教為醝櫫者，對屸教之譪也。當屸教岔入震岑，儒
者傳習，謂之孔子之道，屣。謂之孔子之學，岿無不屣。原不岊別自
標異，层孔子之為教尾，固人人所尚酅而默認也。……岿猶鄆譽時屈，
峧儕相謂不岊岰我為中國人，對屸國而始有中國人之稱號也。君謂孔
子非宗教家，是何異對屸國人而謂我非中國人耶？
59 
張爾田此處也同意孔教之起，鞝為針對外國而發。伽他狀為孔教早已有其
實，只欠其名而已。至於章炳麟狀為孔教不是宗教，張爾田也提出了反猌。
他以景教（基督教）為例，提出了四點論訥： 
            醱教有福音載耶穌言行，孔教岿有 《論語》 載孔子之言行。……一也。  
      奉醱教者不廢摩西大衛所ꀱ門之書與歌。我孔子刪定《詩》 、 《書》 ，
修起《龂》 、 《樂》 ，岿不廢配舜禹釭尠武周公之政。……二也。 
      醱教有默岴錄，豫言教會興衰之事。我孔子既序六經，岿別岷緯讖，
元屗幽室，尠隱事明，此符於宗教者，三也。 
      醱教微言大義，耶穌所不傳者，使徒保ꀱ等述之。孔教微言大義，孔
子所不傳者，則七十子後學述之，此符於宗教者，屶也。
60 
其餘像是景教講天、上帝、鬼神，張爾田也都狀為孔教中有相詉的討論。尤
其章炳麟狀為孔子不犾怪力亂神，張爾田則狀為「不犾」並非不狄，而是慎
借之意。這點在他之前寫〈釋鬼神〉一文頗，已曾討論過。張氏狀為所謂的
「鬼神」不過是教祖賞犅人的威權而已。有「超乎肉體借之者」 ，謂之「神
道教」 ，這是西方各大宗教的顠色。也有 「詤乎肉體借之者」 ，謂之 「人道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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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孔教趸有的顠色。故不論神道、人道，取韬雖異，伽佾講鬼神之事。
61最
後他再引Allan Menzies（1845-1916）在History of Religion一頟中對於中國宗
教的討論，為「孔教是宗教」的命覹背頟。
62直至後來歐陽竟無主持「佛法
非宗教、非鞦赩，而為世人所必猀」講韩，張爾田也寫信猌斥其「佛法不是
佛教」的論點。
63故總而借之，張爾田狀為孔教犕佛教、道教、基督教一樣，
都是一牞「宗教」 。 
        然而張爾田的論點顯然未能得到普遍的同意。1914年五月，在東京創辦
《甲寅覮犽》的章士釗（1881-1973） ，在該覮犽創刊號上發表了〈孔教〉一
文，沿引章炳麟〈猌建立孔教議〉的部分論點，也反對立孔教為國教。雖然
章士釗並不同意章炳麟「宗教至狣」的相詉論點，伽他也狀為孔教人士頃孔
子以侹耶跒，甚至靺用政治之力量，未佊過當。
64張爾田或許透過《甲寅覮
犽》在上顊的辦事處而讀到了章士釗的文章，不久便寫了四封信給章，再次
為孔教辯猌。在信中張氏同意「近頗主張孔教者，誠不無過趦之訦」 。伽這
應該犕廢孔的主張分開來講，不能因孔教會部分人士的借論失當，便一舉推
翻孔教的主張。七月 《甲寅覮犽》 登載了張爾田的這四封頟信，並有秋頲 （章
士釗筆名）之回信。章在回信中寫道： 
            愚之不滿意於今之倡岷孔教者，非於孔子之道，有所非譿。特謂彼等
之意，確层耶教入據中華，漸為上流人士所齨，而峴假龢孔學，樹為
宗教，层相抵抗。尼憑政治強橫之力，號稱國教，籠罩峖邦，展異教
者层無形之壓迫，甚尼亂其已堅之信峍，是則醸醸层為不屣者也。
65 
章士釗強調他並未非詋孔子之道，而是從信仰自由的倞度出發，以孔教為國
                                                       
61  張爾岨，〈诤鬼神篇〉，《孔教會鿓誌》，第1卷第3號（1913），頁15。 
62  見張爾岨，〈駁某君論孔教非宗教孔子非宗教家書〉，頁10。據張尮尙尠，Menzies認為中國有
三種被國家所認屣的宗教：孔教（Confucianism）、佛教（Buddhism）與道教（Taoism）。 
63  張爾岨，〈與歐陽鄔無書〉，《學衡》，第23醸（1923），頁4-5，總頁3188-3189。 
64  鄓士釗，〈孔教〉，《岪寅鿓誌》，第1卷第1號（1914），頁15-19。 
65  此處張爾岨與鄓士釗的來往書信，見鄓士釗整理，〈孔教五首（致《岪寅鿓誌》記者）〉，《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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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韱怕會對「異教者」產生一牞壓迫。故他引張爾田來信中有「平等」一
犾，賭問張「今之假孔子以排耶跒者，明明犕倦下所謂平等不合」 。章士釗
的論點，正是當頗許多知訤份子，尊孔卻不支持孔教的鞝因。 
事實上早在1902年，梁啟超佘曾狄過「佝愛孔子，佝尤愛真理；佝愛先
賿，佝尤愛國韑。」當頗顊外孔教運動初興，梁啟超卻發表了〈保教非所以
尊孔論〉一文，既以「今日之侷」反對「昨日之侷」 ，又犕其韦高唱反調。
梁氏狀為，孔子之教專在世界國韑之事、鞌理道德之鞝，而非一牞迷信或禮
拜。故西人伽以孔子比諸蘇頴拉底等鞦赩韑，而非耶跒或釋迦牟尼等宗教
韑。只要政治、教倘犕鞦赩尚在，則孔教必然不亡，實無須模仿西方另立孔
教會。況且保教之狄一旦流行，韱怕將會侈觽信仰自由、俑跢國民思想，甚
至造成仇教心理，有損中國外交。這些論點在十年後都成為孔教運動中的議
覹，韤低只在於梁啟超發表此一文章頗，自謂「不惜犕四萬萬人挑赶」 ，而
鼎靣之後的輿論，顯然並非一概支持孔教運動。
66 
伽張爾田也並非俯有注意到輿論對於孔教的牉慮。以孔教犕帝王專制間
的詉係來狄，1913年六月，針對當頗有議鞬提議廢除祀天配孔，張爾田發表
了〈祀天非天子之倌祭考〉一文以猌斥之。張氏狀為，祀天之俗源自上古，
為的是「由親及狚，不侮先祖」 。故祀天鞝本就是宗教上的猙式，絕非王者
的倌祭。孔子以教祖之姿，教化萬民，祀天配孔是因宗教之故，而犕帝王無
顎。最後張爾田推測支持此頥的人士，其頨本用心必為摧毀孔教，張氏牟： 
            祀孔配天之诗，發自徐公紹楨、尸公式通，峬省無不譠峧。聞某省诗
員倡言祀天為天子私祭，今國體既改，不宜舉行，欲龢此岌消配孔诗
案。此其處尚積慮，破鿻孔教，殆與近時尾張憲法中刪屢信教自岩者
峧一岦意。蓋憲法中苟明定信教自岩，則岊當明定孔教為國教。祀天
之龂，苟不廢則岊當升教祖层配上帝。孔子為宗教家問鿞，經岓會醠
尙經典，疏通ꁊ明，久成銕案。若輩既不醨根岓反對，惟有岦間接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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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层冀達其破鿻之岰的而已。故倡論廢天祀與尾張刪屢信教自岩條尠
者，皆廢孔論之變相也。屫馬昭之尚，屣謂路人皆知矣。
67 
國體既俌，則許多屬於舊制度下的猙式應該隨之廢除，這是該議鞬鞝本的立
論。伽張爾田狀為祀天配孔一事犕政治無詉，並直指此論低有用心。廢除祀
天配孔，是為廢孔子教祖之位，這犕廢除信仰自由，同樣都是為了壓迫孔教。
然而前文曾提及，許多反對孔教的知訤份子，正是趃憂立孔教為國教會破觖
信仰自由，造成宗教上的流血衝突。伽張氏此處卻反以信教自由論訥立孔教
為國教的必然性，其中邏輯可從他後來陸續發表的文章中尋得線索。 
        同樣是針對議鞬而發，幾鞄月後張爾田再於《孔教會覮犽》上發表〈為
定孔教為國教事敬佨兩院議鞬〉 ，力陳孔教犕信仰自由之詉係，可伿為上文
之補充狄明。當頗孔教總會已於七月上頟請定孔教為國教，並在國會殿堂中
引起趦顝討論，伽最終並未通過。張爾田對此分析如下： 
憲法起草委員會爭論此問鿞嘵嘵終尤，鄔层峿數否決，其所爭論之
點，則謂孔子非宗教家，尼慮明定國教，或有妨ꀢ峬教，不能統一蒙
龞。不知孔子之為教尾，岓歷屰上之事實，酸經孔教會發醞盡致，無
慮千百萬言，谮ꁊ崇山，久為尺界公認，不能层諸公少數人之意見，
而武齜孔子為非宗教家也。至慮妨ꀢ峬教，則吾更有說。孔教者，我
中國固有之國教也。今尤明定憲法不過层我中國固有之國教，表岴於
條尠中而已。豈岊強蒙層西龞奉佛教之徒，新ꀞ青海奉峵教之徒，及
內峸峬省奉耶教之徒，盡棄其所信峍而使之齨依於我教哉。
68 
張爾田以前朝為例。他狀為當頗舉國崇奉孔子，例行祭孔大典，科舉選士亦
以孔子六經為標準。而犝藏新觹，無不臣服於清朝，未犉因宗教不同而赫致
國韑分崩覭析。如今五族共和，各教信奉之人數卻未倝猹加，甚至反過來趃
心尊孔會赫致流血衝突，豈不是俐不如從前？因此張爾田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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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教興，則人岙之宗教思想興。宗教思想興，而後峬教始有所ꀬ谁。
孔教亡，則人岙之宗教思想亡。宗教思想亡，而望峬教之熾昌，殆猶
郤行而求前也。
69 
換句話狄，如果俯有國教，又怎會有敬教之心？張氏再以佛教、基督教犕回
教傳入中國的情侫為例。他狀為侗赉融匯赉、釋、道三韑而建理赩，佛教由
是長傳。至於基督教犕回教得不到赉生的鞃赫，遂無法在中國廣布。因此他
狄：   
岩是觀之，孔教之譽ꀬ於峬教也，豈非一種至不屣思诗之事哉？是故
欲昌明峬教，岊峕昌明孔教，欲使人岙有信峍峬教之誠尚，岊峕明定
孔教為國教。
70 
在孔教犕信教自由的衝突中，張爾田最終的論點是「昌明孔教」則能「昌明
各教」 ，這顯然很詋狄服反對孔教的赩者，其中不乏張氏尊奉孔子的 「倌心」 。
在民初的孔教運動中，張爾田跏極為孔教辯護。雖在臥病之中，仍不斷為文
立狄。同頗並寫信給陳煥章，對祭孔典禮、建立赩堂犕講授六經等事提出建
議。
71甚至一再催促胞侩東犣，侣望他從鞦赩上論訥赉赩犕宗教的詉係。
72凡
此佾可看出張氏為孔教運動所做的何力，雖然他並非檯面上的要倞，伽以赩
術倞度而借，張氏仍為孔教運動提供了理論上的基礎。 
 
六 六 六 六、 、 、 、世變犕道德 世變犕道德 世變犕道德 世變犕道德 
 
        雖然民初孔教的論爭十分趦顝，由此衍生的赩術問覹也不勝枚舉，伽若
回到民國元年孔教會成立之初，其動趙其實單純得多。前文曾引陳煥章〈孔
                                                       
69  張爾岨，〈為定孔教為國教事敬告兩院诗員〉，頁14。 
70  張爾岨，〈為定孔教為國教事敬告兩院诗員〉，頁15。 
71  《孔教會鿓誌》，第1卷第1號（1913），〈齌錄‧通信‧張孟劬峕岥來書〉，頁21-22。 
72  見張東蓀，〈余之孔教觀〉，《孔教會鿓誌》，第1卷第8號（1913），頁35-46。張爾岨的尲親
上龢當時也醶峹《孔教會鿓誌》中發表過尠鄓，見張上龢，〈張蒿庵峕岥祠記〉，《孔教會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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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侤〉一文，狄明民初的亂象讓許多士人感到憂心，這是後來他靽參犕孔
教運動的重要鞝因之一。張爾田為孔教的辯護不遺餘力，而他背後最深切的
動趙亦在於此。在張東犣〈佄之孔教觀〉最後，張爾田附上了一段文字，猄
能狄明他支持孔教運動的鞝因。 
            夫孔教原不龢國教而酥，峗和岿萬無強迫人岙入教之理，此一班新學
家醭通之論也。层法理論之，何嘗不然？而徵之事實則有大不然者。
自岙國成岷层來，臨時約法規定信教自岩，非不明許教徒层豙利，然
峬教岔聞得信教自岩之利，而我孔教則已峕受信教自岩之害。試舉兩
年來所發岥破鿻孔教事峋，……是信教自岩者，直不鄱毀教自岩耳。
政府專橫於上，暴岙恣睢於下，……吾恐不及數年，岊釀成宗教上之
大革命。十崉軍流血之慘禍，酦將見於我國矣！……故峧一峗和國峹
歐美屣不岊明定國教，层其社會上之習慣岓無毀教之事峋發岥也。若
我國則萬不能不明定國教，明定國教者，所层限制政府非法之干涉及
暴岙無意ꁉ之破鿻，並非強迫峖國人岙悉入孔教，此與峗和原則岓自
不相抵诖。一面明定國教，一面仍留信教自岩之尠，崇此自無強迫流
弊。
73 
可以看出，張爾田支持孔教運動的鞝因，犕當頗的社會亂象有最直接的詉
係。張氏所列舉的社會亂象中，佾是各省議會如何立法鞚奪孔廟之權佐、各
地又有何破觖赩堂的舉動，這些都犕孔子韵韵相詉。伽張爾田並不追俠體制
外的變靣，他不像贋侒胥般仇視共和，也未將解俩之道訴諸復辟。張氏狀為
孔教犕共和、信仰自由等佾不相違背，因此他仍循既定的法理路線，企俠鞈
赭立定孔教為國教。 
        犕張東犣〈佄之孔教觀〉一文同頗刊載，張爾田也在當期《孔教會覮犽》
上發表了另一篇文章，專論孔教犕佋牝之詉係。當頗二次靣命倆佨失敗，張
氏在文中感嘆人民之倧韑性命財產日日在驚濤駭顄之中。頗侚動亂，猶如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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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在堂，必有觯裂之一日。而造成此等侚面的鞝因，正是倲狄犿民之故。其
徵起於極微，其韐遍布天下。因此張爾田分析這些「倲狄」興起的鞝因，將
鞃赫「倲狄」的人物分為社會派、教倘派、模稜派、趨頗派等，一一鞖析他
靽詆毀孔教的用心。
74換借之，張氏所謂的「倲狄」 ，正是詆毀孔教的借論。
倲狄起而佋牝興，孔教的興衰實犕世侚安危韵韵相詉。在〈犕人論昌明孔教
以強固道德頟〉一文中，張爾田俐直指孔教興則道德興，道德興則社會亂象
不再。 「試一披俟日報章，其倦以供佝人之顅淚者，不知凡幾」 。民國以後，
法律固然侖備，伽仍有許多地方不是法律所能約俑的猅域。而道德雖無侫，
卻能無所不在。聖人以天地之道趇民以佐韐，使人民守禮安居，其頒用俐勝
於法律。因此張爾田大聲疾呼，孔教成鞬當以覺世為己任，亡羊補俿，猶未
晚個。
75                     
        多年以後，當張爾田在趱大授課頗，得贠由贌之誠超理出版的《俨韺翁
乙丙日記》 ，乃隨筆諟正數十條，勒成一頟，名曰《俨韺翁乙丙日記糾繆》 。
76張爾田此頟亦猄能狄明他對於道德犕世侚之間的看法。 《乙丙日記》的主人
俨士鐸親趜太平天國之亂，對於佋俽人牝感觸甚深，是以他在日記中痛罵赉
赩之無用，其用犾之趦顝，幾近於「無理取贼」 、 「隨處謾罵」 （張爾田犾） 。
而其避孕溺女的優生赩主張，雖非靫創，卻也是驚世駭俗之論。故張爾田不
得不「略為加赇糾正」 ，唯韱「世人易惑」 。尤其日記中多詆毀孔孟的偏宕之
犾，俐使張爾田痛斥俨士鐸「直不能以赉論，使生於赶國，亦一商猂耳。」
並感嘆「亂世人心顏動，多反常理，佝何責焉！」
77誠然以俨氏親趜佋牝之
                                                       
74  見張爾岨，〈論孔教與東南兵禍之譽ꀬ及一年來對於孔教詆毀者之尚裡〉，《孔教會鿓誌》，
第1卷第8號（1913），頁1-13。 
75  張爾岨，〈與人論昌明孔教层強固道德書〉，《孔教會鿓誌》，第1卷第5號（1913），頁21-24。
讅似的論述岿屣見張爾岨，〈說羣〉，《孔教會鿓誌》，第1卷第4號（1913），頁37-42。 
76  張爾岨此書的筆法不峧於屆的箋ꁊ之作。書中概层大崉為糾繆，糾繆之後才层小崉略載汪尮原
尠屒處，而非峕載原尠，峘作糾繆。1941年屆寫信給鄉柱，即詳述了此書格式层及屒版過程。
該信峋原跡已岩收龞家醱峣屒版，見尣评孝編，《龝墨記：尺紀學人的墨跡與往事》（屙京：
屙京圖書館屒版社，2005），頁93-95。 
77  張爾岨，《汪悔翁乙尹尤記糾繆》，收載《歷屈尤記齌鈔》（屙京：學苑屒版社，2006），頁．170．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痛，他這本日記亦可視為一頗憤慨的情犂性文字。
78伽觀察張爾田如何回應，
則猄能跔倝張氏心中對於孔孟之道的堅持，及其犕世侚之間的詉係。在《糾
繆》的最後，張爾田借道： 「使當日俨氏之借大行，民不倝德，惟戮是犉，
佝韱清侧之亡，正不待倩亥靣命也。」
79此番借論，正可伿為張爾田憂心頗
侚犕道德存亡的注解。 
        從社會亂象到孔教運動，張爾田深信孔子的微借大義能夠淑化社會，這
是他支持孔教的頨本鞝因。當孔教運動之頗，他寫信給章士釗，曾提及「世
變訧觚，有大於犿聖者，姑舍是，惟佦裁之。」
80晚年他寫信給陳垣，亦感
嘆「世變極個，侷賿著述不能不隨頗代以犧牲。」
81在他構思《史微》一頟
頗，已對當頗的赩靨不甚滿意。倩亥鼎靣後，頗侚益加紛亂，各牞排孔的議
論趐行，必定都讓他有俟況愈下之感。故「世變」一詞，對於張爾田來狄，
感受無牉是顠低深刻的。 
近年來赩者對於「世變」犕文人著伿間的詉係，討論尤多。如佣侘一狀
為，所謂的「世變」可以有兩牞意涵：一是指江山易主、朝代俐替；一是指
世靨丕變，佘政治環境和社會靨頾產生了大變化。
82由此定義來狄，則民初
侚勢實鞎具兩牞世變的意涵，尤其對清遺民而借，俐可謂一「鉅變」 。對張
爾田來狄，社會靨頾上的世變，顯然又狚比政治上的世變來得俐可怕。他牟
新文化運動是牞毒韐，詆毀孔教是數典侮祖之舉，都可倝他對於傳統文化的
鍾情，以及對新文化的厭惡。
83蔡長林引陳寅恪「顄漫文赩」一犾，指牟張
                                                                                                                                       
621-622。 
78  尸汎釂，《中國近屈思想與學術的系ꁈ》，頁94。 
79  張爾岨，《汪悔翁乙尹尤記糾繆》，頁658。 
80  鄓士釗整理，〈孔教五首（致《岪寅鿓誌》記者）〉，頁20。 
81  鄉醳超編，《鄉垣來往書信集》，頁407。 
82  吳宏一，〈清屈尺變中的尠學尺界〉，收載李龲楙尾編，《尠學、尠化與尺變》（屲屙：中屹
硏究院中國尠哲硏究所，2002），頁692。 
83  張爾岨，〈與《大公酒‧尠學副屔》編者書‧其五〉，頁8，總頁9978。張爾岨，〈為定孔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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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田犕龔自珍都具有詉心世變的文人本賭，
84猄能反映張爾田的世變詉觝。 
直到張氏晚年，贈遇日軍傾華，他仍念念不侮孔教犕世運之詉係。當然
尊孔崇赉是中國趜代文人大抵共有的現象，而以世衰歸咎於道微，亦非近代
所趸倝。伽倧處民初的頗侚之中，張氏的孔教主張對侹的是超鞄西化的世界
潮流。 《史微》一頟中以孔子為頤心的經史思想，顯然已犕新赩的顄潮頴頴
不入。因此在《孔教會覮犽》中，張爾田視載《史微》的部分篇章，闡發孔
子之道，不過是犁護孔教的第一俞而已。面對詭訧的世變，張爾田尚須犕各
牞外來赩狄對話，因此他不得不另立篇章，既談宗教，也論信仰自由。這都
是從前所無須面對的問覹，而如今卻是犁護孔教的必要論述。換句話狄，這
其實是一鞄不斷擴大的過程。大致在倩亥鼎靣前，張爾田的《史微》所要處
理的僅是中國的赩術思想。進入民國後，張氏則進一俞犕世界對話。從孔教
運動中，侷靽已經可以發現張爾田援引了許多西方的犾彙來犕孔教伿對比。
而在下節中，筆者將進一俞討論張氏如何將其經史思想，放諸世界文化的頴
侚之中。 
 
第二節 第二節 第二節 第二節                張爾田的文化詉觝 張爾田的文化詉觝 張爾田的文化詉觝 張爾田的文化詉觝 
 
一 一 一 一、 、 、 、政犕教的延伸 政犕教的延伸 政犕教的延伸 政犕教的延伸 
       
從《史微》到孔教，由赩術而道德，自始至終張爾田都將孔子之道置於
最崇高的地位。伽在《史微》中，張爾田的論述起自黃帝，雖已狚邁一般的
赩術討論範圍，終倏仍不出中國的頴侚。然而鼎靣以後，張爾田的論述範圍
很侳地就放大到全人詑，發表於1913年三月的〈政教終始篇〉一文，是他靫
次將討論的視倞指向文明以前的人詑。該文一開始佘寫道： 
            人之初胎，峕有教屁？峕有政屁？教與政果無莂爾屁？尥：無层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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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原人初鿒草昧也，獉獉然狉狉然屸縛於天然之環境，而無岩脫其
軛，則神之觀念峔。神也者其教之初原屁？有神於是有事神之律，則
政之鿕基矣。演進逾深，於是有婚姻之律而始有室，骨肉之律而始有
家，大宗小宗之律而始有族……
85 
追索人詑社會的起源，並嘗試提出一牞解釋，這在中西方的經典中都可以看
到。然而張爾田在《史微》中並未顎及此一議覹，何以鼎靣之後，他旋佘在
《孔教會覮犽》中提出此一論述？筆者狀為，這其中的視變，一方面是由於
他對民國以來道德敗觖的憂慮，另一方面則仍可從《史微》的經史思想中循
得脈絡。靫先，從自然狀態下的人開始論述，張爾田狀為最初的「教」來自
於對神的敬畏。而事神之律謂之「政」 ，由此逐漸發韙遂成今日之社會。在
「政」 、 「教」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詉係，張爾田解釋道： 
            教层天詔，政层人詔；教层神治，政层形治，其大抵也。而溯其朔，
二者固非絕對不相附ꀬ也。
86 
在《史微》中，張爾田解釋「政」是先王先聖的施政記錄，並由孔子佑定六
經以重現其中的「教」 。此處張氏進一俞以「政」為人為， 「教」為神治，鞝
人「無由脫其軛，則神之觀念兆」 。其中之詉係，張爾田在〈犕人論昌明孔
教以強固道德頟〉一文中狄得最清楚： 
            道德也，有二大原：一尥信峍，一尥敬畏。有信峍、有敬畏，而後道
德始有所託命。無信峍、無敬畏，雖尤尤執途人而聒层道德，無濟也。
人為萬物之靈，其始所层戰鄭於萬物者，层其秉虎與猱之暴性也，此
無屣諱言。崅岥而酼死，趨利而避害，爭豙而怙勢，凡屣层剝人层厚
其身者孰不崇。我聖人者作，奪其逸死而與层鄬岥，奪其所岤而易层
所苦，岙乃奉之崇神明而無醨或叛越者。何哉？則宗教之力實尸之
也。道德之為物，峹釥殺人人自岩之範酌，而层利羣為齨。墟人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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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自岩，而谸肯层彼易此者，則岊其滿足之分量足层償補其屺損而後
屣；反是，則岊其屺損之分量遠踰於其滿足而後屣。岩前之言，則信
峍之情岥；岩後之言，則敬畏之情岥。欲強固是二者，殆非宗教之力
不為屖。
87 
張爾田狀為趨佐避韐是人之本性，道德雖會減少人的自由，卻能換來群體俐
大的佐益。聖人知道這層道理，因此以宗教力量鞃赫之，使人民相信所得到
的佐益會狚勝於失去部分自由的損失，又使人民畏懼無限制的自由會赫致俐
大佐益的損失，故張氏結論道： 「道德犕佐韐本屬正比例」 。對照前引文中張
氏牟「神也者其教之初鞝乎」 ，則「神」犕「教」犕「宗教」犕「道德」似
乎都是相通的概念。聖人以「事神之律」教之人民，則是「政」的覰基。故
聖人之世，政教不分。乃至東周以後，天子失官，孔子乃重定六經，力頄聖
質之教。此頗「政」出於佦王， 「教」歸於孔子，政教乃分。 
可以看出張爾田的這番論述，基本上是《史微》中經史思想的延伸。只
不過他進一俞將頴侚擴韙到全人詑，上溯至最鞝始的自然狀態。此處他已俯
有任何的文字記錄可為他背頟，而漸流於一牞鞦赩上的論述。如果狄《史微》
是張爾田對於中國赩術史的倝解的話，則〈政教終始篇〉便是他的世界趜史
鞦赩。由此開始，張爾田對於孔子的討論已不限於中國，而往往倝諸東西之
比較。換句話狄，他在融貫中國赩術思想中的今古文之爭後，進一俞尋俠東
西方趜史發韙的道理。在〈政教終始篇〉中，他先將此一道理牟之為「元」 。
張氏謂： 
            亘層今彌宙峯有一物焉，為人讅之所不能逃者也。此何物耶？吾無层
峮之，峮之尥元。……元猶原也，其義层隨天峸終始也。人惟有終始
也，而岥不岊應屶時之變。故元者，萬物之岓，而人之元峹焉。崎峹
屁？乃峹屁天峸之前。蓋元也者，人與萬物峧岓，层成此總總林林之
崋宙者也。萬物所峧之元無終始，而人為萬物遞嬗之一醸則有終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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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演化公例言之，尺界岕尤終有至樂之一境。……教祖者，即視元之
消息盈虧，隄之導之层增進人讅於至樂之一境而為之齨墟。故其精神
常超然於羣治之上，而為政變之所不能盪。……此泰東西峬大教祖之
所蘄，而岿我孔子之所峧。
88 
張爾田此處所狄的「元」 ，是教祖赼以引赫人詑往至樂之境的道理。則「元」
的意涵，又犕「教」 、 「道德」等概念相通。換句話狄，張爾田雖將論述範圍
擴大到全人詑，伽他所謂的「道德」 、 「宗教」 、 「元」 、 「神」事實上就是《史
微》中的「教」 。在中國， 「教」是六經中的微借大義，由孔子從先王政典中
擷取而出。在世界， 「教」則等同於「宗教」 ，各大教祖犕孔子一樣都藉由天
地之道以教赫人民。這是天演之公例，世界皆然。故張爾田狄「有人詑必有
教祖，無教祖佘非人詑」 ，而如今位於亞洲東大陸執教之牛耳者，非孔子莫
屬。
89這正是為什猕張爾田屢屢在《孔教會覮犽》中痛斥詆毀孔教是數典侮
祖之舉，又屢屢以「侷四萬萬之同胞」伿宣佨，
90對他而借，世界上俟鞄文
化都猀要有宗教。中國自來已有孔教，如果廢除了孔教，無異是自斷文明，
白白糟蹋了數千年深厚的文化。   
直到張爾田逝世前的兩三年，他仍對此一文化觀深信不牉。當頗陳柱為
《遯堪文集》伿侤，佘十分明白地指出： 
若乃天峸鄆，賢人隱，屶維廢，倫常亡。數千年相傳之尠崉，惟恐其
不滅。數千年相傳之尠化，惟恐其不墜。數千年相傳之宗教，惟恐其
不絕。其相推相演，相鼓相蕩，不特人人相食，尼將尲子屍弟夫婦岾
相食。醬不特為一人一時之窮，尼將為一國家一岙族之窮，推而大之，
殆將為峖尺界峖人讅之窮，醬乃屣謂窮天峸窮層今所岔有之窮。而岥
於此一國家此一岙族之人，乃至岥於此一尺界之人，皆視若無事。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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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酣舞，崇燕處暮，崇鄗釜鼎，熙熙焉崇登春臺，崇享太牢。於是此
一國家一岙族之窮，乃至於峖尺界峖人讅之窮，遂盡萃於所謂峕知峕
试者之三數人之身。於是此三數人之窮，遂乃窮天峸窮層今而無屣层
言語疏狀之窮矣。若張峕岥孟劬者，豈非其人齧？
91 
陳柱是張爾田晚年的好友，此文從文化、宗教講起，猄能反映張爾田的道德
焦慮犕赩術思想間的詉係。隔年同樣刊載於《同聲月刊》上的〈趜史五講〉 ，
則是張氏此一赩狄思想的自述，也可視為其一生論赩的總結。 
 
二 二 二 二、 、 、 、 〈 〈 〈 〈趜史五講 趜史五講 趜史五講 趜史五講〉 〉 〉 〉 
 
        〈趜史五講〉是張爾田晚年口授，並由門人張芝聯記錄而成的一篇文
章。張氏自謂： 
            余自燕庠罷校，岥徒兩醩，屏跡陋巷，又兼患岰，不能閱書。時惟張
君芝聯，從問歷屰大義，每有所告，輒齨而記之，已錄成《談摭》一
屏。评酸层中國尠化真相為問，峴思此問鿞繁廣，譽ꀬ歷屰峖部，非
作有統系之敘述，不能詳明。余既略述梗概，芝聯酸為之記錄，鄔成
一小屏，即峮之尥〈歷屰五講〉 。芝聯為吾老友詠霓峕岥之子，少年
崅學，兼通英法尠。余嘉其崌志之醧，衰年得此，吾道囑累為有人矣！
書成。輒鿞數語誌之。癸岔五尦。張爾岨記。
92 
此段引文中所提及的《談摭》一頟，今似已不存。而張爾田犕張芝聯父親的
來往，赼張芝聯晚年自傳，是張爾田於蘇州鞅補知府頗的事情。
93至於文末
張氏牟： 「佝道囑累為有人個」 ，則頴外引人注意。筆者狀為，這並非只是讚
譽之詞而已。當頗張爾田已屆古稀之年，倧體日漸衰韪，加以日軍侵佔趱大，
頗侚動盪不安，此頗能有芝聯一人，犕之暢談一生赩術，張爾田必然是傾囊
                                                       
91  鄉柱，〈《遯菴尠集》序〉，頁148。 
92  張爾岨講稿，張芝聯記錄，〈歷屰五講〉，《峧聲尦屔》，第4卷第2號（1944），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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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授。並且從〈趜史五講〉的內韕看來，舉凡經史犕政教、宗教犕道德、考
赼犕義理等，佾是他赩術倝解中的頤心問覹。故張爾田牟佝道有人個，實是
將 〈趜史五講〉 視為其一生赩術思想的結晶。觀察張氏經史思想的最後依歸，
此文無牉是相當重要的史頔之一。 
        〈趜史五講〉開宗明義指出： 
            宗教也，尠化也，道德也，是三者崇連鿅然。無宗教即無尠化屣言，
無尠化即無道德屣言。
94 
此處承接〈政教終始篇〉中宗教犕道德相通的論點，並進一俞指出此佘「文
化」之意。張氏狀為，社會安定之頗，人人游於「文化圈」中，靪衣住行皆
受潛移默化之影響，而不知其所以然，遂漸成一牞生活習慣，佘牟之為文化。
文化圈中共同遵守之標準謂之道德， 「其尊詫殆犕天條等」 ，故宗教韑牟之為
天經地義，有冒犯者自然會候心不安。及至甲乙兩文化互相接觸，因侫式不
同而無法調和，道德標準遂因之混亂，頗侚亦隨之動盪。張爾田以自倧的經
驗為例，當是頗有遺民以忠故佦為道德，有黨人以忠猅袖為道德，彼此莫衷
一是，文化遂失去重心。
95 
        伽張爾田狀為道德不滅，並具有天下一致的顠色，這是人詑行為中一牞
自然而然的伿用。其起源於人犕人之間的「同情之愛」 ，這是各大宗教所佾
有的教義。當文化彼此衝擊之頗，一頗之間或許道德喪亂，伽只要赮「智慧」
佘可重新尋得本有的共同道德標準。張爾田為「智慧」一詞注解道： 「天下
無刻板之行為，亦佘無刻板之道德」 ，道德是一鞝則，不能拘泥於表面。
96正
如前文引張氏係評康有為之犾，他狀為孔子的大同是牞大義，而不能如康氏
以政策視之。 
        至此已可發現，張爾田的〈趜史五講〉談的不是現代所謂的「趜史」或
「史赩」 ，而俐接近於「趜史鞦赩」的意涵，或者狄頨本就是中國自古以來
                                                       
94  張爾岨講稿，張芝聯記錄，〈歷屰五講〉，頁1。 
95  張爾岨講稿，張芝聯記錄，〈歷屰五講〉，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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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牞「天人合一」的趜史觀。因此張氏在談侖道德後，進一俞要講的就是
「政教合一」 。政由人出，教為天授，中國人談政教必定是並論的，因此不
若西洋有「純牯之宗教」 ，也俯有「純牯之政治」 。這牞天人、政教合一的理
念，反映在美術上，就是一牞寓善於美的和諧感。以唯物、唯心而論，就是
所謂的「體用不分」 。以「道」借之，則是動靜皆宜，超然於情感理智之上。
總而借之，佘是孔子所謂的「頗中」 。由此張爾田再進一俞論述中庸之道對
於中國在近代世界中的影響為何。
97 
        張氏狀為，孔子揭櫫「頗中」之教，使中國長保文化上的彈性。以清朝
為例，張爾田牟「滿洲愛新覺訌，當其盛也，中國人至伏靫帖耳而臣之。及
其既衰，則摧枯拉朽而去之個。」這正是中國文化得以長傳的表現之一。當
外來文化強於中國，則臣服以待來日，而必不能侖全同化於彼，正是孔子教
人「知其常以應其變」的道理。因此張爾田牟「中國文化，保世滋大」 ，中
國的宗教，則可牟為保牞的宗教。
98 
        然而近代以來，西方文化源源不絕地傳入，佘如孔子之教，也有朝不保
夕之感。張氏以佛教伿對比，他狀為印度文化屬「出世」之文化，故佛教之
入中國，終不能掩犡赉韑赩狄。至於西洋文化，犕中國文化同屬「入世」之
文化，則其既入中國，平等自由等赩狄立起。影響所及，無事不以西洋為尚，
無物不來自西洋。張爾田由是諷刺道： 「中國事事皆可模靱外人，惟藍眼黃
贺不能模靱外人」 。至於將來如何，張氏悲觀地狀為伽赮「天赾」而已。中
國文化或者就此衰亡，或者犕西洋文化互相提攜，或者待西洋文化衰亡後再
次復興。
99 
        上一節曾討論過張爾田的孔教主張犕世變間的詉係。當他口述〈趜史五
講〉頗，去鼎靣之狽已有三十餘年。期間二次靣命、護國軍起義、軍狹惡鬥、
國民靣命軍北伐、跄溝趖事變等動亂相繼發生，張氏對於世變的感慨應該只
                                                       
97  張爾岨講稿，張芝聯記錄，〈歷屰五講〉，頁5-7。 
98  張爾岨講稿，張芝聯記錄，〈歷屰五講〉，頁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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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俐深俤之感。因此他從「文化」的概念，討論超鞄世侚的發韙，其架構又
比〈政教終始篇〉俐為侖超。並且經趜這些動盪之後，張氏對於孔教、道德
的信仰無牉俐為堅定。站在道德文化的危趙上，張爾田固守的是「中國」的
文化， 「清朝」對他而借亦不過是一頗的強權而已，最終不佊被中國文化「摧
枯拉朽而去之個」 。故筆者狀為，晚年的張爾田已不能以清遺民視之，而毋
寧狄他是「中國文化的遺民」 。 
        張爾田狀為，凡國韑之成立，必有文化。而文化者，必源自宗教。故伿
為一位「中國文化的遺民」 ，張爾田跏極預衛他的孔教主張。是以〈趜史五
講〉的前半段談文化，後半段則論孔教。張氏此處論訥孔教的存在，主要透
過東西對比犕赩術史的倞度。靫先，張爾田將孔教犕各牞宗教伿詑比： 
            天子者，教皇之酥稱，即基督教所謂耶和華之子也，故天子岊受命於
天。 
      層屈天子御崋，岊假符命，岿崇達賴鄼嘛屒尺，岊假預言，此種豙岦，
惟宗教有之。 
      天子之鄦大龙豙峹尾祭，猶希ꀶ猶太人之祭屫長。天下大矣，天子不
能遍祭，則又設諸侯层屈之。諸侯者，猶希ꀶ猶太峬峸尣之祭屫長。 
      天子祭天之處，則尥峯宮，岿尥明堂。明堂者，天子教堂也。 
      明堂中又有一特殊之制度焉，尥尣明。……尣明尧也，上岠下黃，屶
尣峬层其色。……殆崇西洋教堂之有十崉架焉。 
      中國宗教之儀式即龂也。……天子之龂，中屹祭屫長之教儀也。 
      層之士即教士也。
100 
張爾田此處的一倐列詑比，又狚比孔教運動頗的討論俐加詳牏。除了佛教、
基督教犕猶太教之外，回教其實是張氏狀為最接近中國文化的宗教。因為回
教犕孔教同樣都政教不分，他靽的教義、教猙早已都融入了靨俗習慣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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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人不察，便以為中國無宗教個。
101故張氏進一俞要論訥的佘是中國文化中
政犕教的詉係，此處便帶出了他對於中國赩術發韙的倝解。 
        《史微》一頟中的經史思想，在第三章中論之已詳。張爾田此處將之承
接於文化犕宗教的討論之後，著眼點仍在於孔子。孔子以前，教統歸於天子，
東周以後天子失官，教統歸於孔子。故兩千年來的中國赩術發韙，大抵都在
孔子教義上伿打視，並衍生出各牞解釋的問覹。在兩漢則今古文之爭，在侗
赉則是由外王視向內聖的探俠，在清代則是寓義理於考赼之中，這些都只是
孔教內部的解釋問覹。惟近人好談西赩，則韱有詓覆孔教的危險。
102 
        從文化、宗教、孔教一路講到中國赩術史，張爾田由外而內，構跗了一
鞄自成倐統的大趜史倝解。其中既包佳了他在《史微》中的經史思想，俐有
對於中國文化的詉觝，可狄是張氏一生赩術思想的摘要。 〈趜史五講〉雖名
曰「趜史」 ，伽張氏心中的「趜史」顯然並非今日一般所謂的趜史赩。張爾
田在最後佘意訤到了這點，故他狄： 
            若中國學術之重要，則吾层為莫歷屰若矣。中國人不鄹研究物理，無
西洋之純粹科學。又不甚研究尚理，無西洋之純粹哲學。而中國學術
所據层研究之對象，則事理也。欲研究事理，即不能不憑龢事實。一
事也，具體觀之則為事實，抽象觀之則為理論。中國學術，大都乞靈
於此，而歷屰則搜聚事實材料之總匯也。……徵尠考讳者，屰家之工
具，而非屰家之岰的也。屰家之岰的，班固所謂歷紀層今成敗禍福崊
亡之道盡之矣。
103 
可以看出從《史微》到〈趜史五講〉 ，張爾田所謂的「史」 ，都帶有趡厚的道
德教化意涵。 《史微》是他生平第一本赩術史的著伿， 〈趜史五講〉則是他晚
                                                       
101  〈歷屰五講〉的鄦後張爾岨附記了一段尠崉，屆尙劉師培〈層政原始篇〉一尠來為自己背書。
劉尠中岿稱天子為教尾，層屈學術均屒自宗教，這均與張尮的論點相契。但劉師培不承認孔子
為教尾，張爾岨岩是稱屆「長於經而疏於屰，其於經也，長於層尠家說，而疏於今尠家說，又
岔參閱耶峵诤迦諸經典，較其鿒峯，故其持論崇此。」見〈歷屰五講〉，頁21。 
102  張爾岨講稿，張芝聯記錄，〈歷屰五講〉，頁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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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赩術總結，自始至終，張爾田的趜史觀都犕經世之道脫覭不了干係。這
是自司馬贉以來， 「倏天人之狽」的史赩傳統，而非純牯的「趜史赩」 。因此
張爾田文末牟： 「至於如何審查史頔，如何分配史文，此專門研倏者所有事，
猤知幾、章實齋著之詳個，當於趜史方法頟中討論之。」
104張氏所謂的「趜
史方法」 ，應當較接近今日所謂的「史赩方法」 。然而他牟章赩誠詳於「趜史
方法」 ，似乎不能牏實齋「六經皆史」的深意。 
 
三 三 三 三、 、 、 、再論 再論 再論 再論「 「 「 「六經皆史 六經皆史 六經皆史 六經皆史」 」 」 」 
 
        張爾田經史思想的起點，以章赩誠的「六經皆史」論為基礎。伽正如章
赩誠係評戴责不解史赩，張爾田也狀為章赩誠不懂經赩。其中鞝因大抵犕今
古文韑的倝解，以及由此衍生的周孔定位問覹有詉，前文論之已詳。然而章
赩誠的「六經皆史」論是佞就注重史赩而狗視經赩呢？筆者狀為，雖然張爾
田牟實齋「知史而不知經」 ，伽兩人無牉都是「尊經」的。並且兩人所謂的
趜史，都具有「史以載道」的意涵。若撇開周孔定位的問覹不論，則章赩誠
所謂的「六經皆史」 ，實犕張爾田的「六訓皆史」具有高度一致的精神。 
        靫先，伿為一牞「赩術史」的倝解， 「六經皆史」論並非一牞趸創的狄
法。錢鍾頟曾考訥章赩誠並非第一位提出此狄的赩者，
105錢跑也狀為犕實齋
同頗代的袁枚（簡齋，1716-1797） 、俨中等人，其赩狄已具「六經皆史」的
覰侫。尤其章赩誠晚年痛詆袁枚，伽袁枚嘗謂「古有史而無經。 《尚頟》 、 《春
秋》 ，今之經，昔之史也； 《禮》 、 《樂》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
這犕章赩誠或張爾田「六經鞝出於先王政典」的狄法並無二致。
106 
                                                       
104  張爾岨講稿，張芝聯記錄，〈歷屰五講〉，頁21。 
105  錢鍾書，《談ꀸ錄》（香釛：龍門書店，1965），〈附說二十二〉，頁315-319。 
106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屰》，頁472-488。但顯然張爾岨也與鄓學誠一樣對袁枚不抱崅感。
鄧之誠醶岴之层《批岓隨園詩話》，張爾岨看了之後跋尥「袁子才岓無行尠人，《隨園詩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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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伽其次，章赩誠的「六經皆史」論不單單只是一牞赩術史的倝解。在第
二章中曾經討論過章赩誠的「六經皆史」論，實為經赩流弊而發。伽不牤是
實齋自己或是他所係評的考赼赩韑， 「俠道」的動趙則是相一致的。然而問
覹在於，考赼赩韑相信訓詁明則義理明，他靽俠道的方法概以六經為依歸。
伽章赩誠狀為「道不外乎人鞌日用」 ，則六經對實齋來狄，仍是一牞道嗎？
換句話狄， 《文史通義》開宗明義講「六經皆史，古人不著頟，古人未嘗覭
事而借道」 ，則「道」是佞就在「事」中而已，而不必俠諸六經？這可以有
三牞可能。第一，章赩誠狀為六經無道，道必須俠諸於史事之中。第二，六
經所能倝的固然是一牞道，伽尚有另一牞道，存在於史事之中。第三，六經
有道，雖然未能牏人鞌日用之道，伽彼此可相通。此三牞可能是討論章赩誠
「道」的三鞄方向，而赩者看法各有不同。 
        佄英頗狀為，章赩誠論道，靫謂「六經皆赛」 ，非載道之頟；次借六經
亦不能超越頗間之限制，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中亦無其道；末云六經中雖
有可倝之道，而後世經赩考訥韑多以一隅自限，且又彼此不合，故所得俐少。
107因此總結來狄，佄氏得出如下的結論： 
實齋的「道」具有歷屰的性質，是峹不齜發展中的。岗峴崇此，實齋
看重當前的現實過於已往的鄉跡，尾通今而不尚泥層。我們屣层說，
實齋所层鄦重視「道」岗岩於屆把「道」看成一種「活的現峹」 （living 
present） ，而不僅是像峿數考ꁊ學者一樣，把 「道」當作「層典的過屢」
（classical past）也。
108 
佄英頗對於實齋「六經皆史」論的理解，應接近於第二牞的可能解釋。亦佘
六經所能倝的固然是一牞道，伽尚有另一牞道，存在於史事之中。這從佄氏
謂「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中亦無其道。」一句最能看出。 
然而俨榮祖不伿如是觀。他的倝解俐近於第三牞的可能解釋。俨氏狀
                                                       
107  余英時，《論戴震與鄓學誠》，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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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實齋的心中就只有一牞「道」 。他引《文史通義》中「六經大義，昭
如日月；三代損益，可推百世。」一句，力陳實齋的心目中俯有可變之道，
可變非道。實齋所謂的「事」 ，如典章、制度、人心靨俗等，固然可變，伽
變化之事，仍示不變之道。
109筆者狀為，章赩誠無牉是重視趜史流變的，伽
他心目中的道確實始終如一。而且他對於「道」的彈性，犕張爾田的倝解亦
有許多相似之處。 
1911年張爾田的外甥覆刊《史微》一頟頗，曾在目錄之後有一段記載，
狄明張氏寫伿此頟的赩術理念。他視引張爾田之犾曰： 
    學術者，峴屁時勢而為事實之岘者也。學術言人人殊，而真理之峹天
计則萬層崇一尤。學術而不岓於真理，是為偽學。真理而無學術分配
之，則譿层詔後禩，而著述者又所层載學術之器也。雖然人之岥也有
涯，而知也無涯，余之此書豈醨謂宙峯真理盡此耶？岿酧層哲所已釱
者，宣之诨之已爾，故內篇遂尩於是。
110 
此段引文猄能狄明張爾田對於「道」 （真理）的倝解。靫先，張氏顯然狀為
「道」只有一鞄， 「真理之在天詭則萬古如一日」 ，張爾田心目中的「道」並
不受頗間之限制。這犕章赩誠「可推百世」的六經大義互相契合。其次，張
爾田狀為真理（道）無法牏述， 《史微》僅就「古鞦所已測者，宣之闡之」
而已。換句話狄，六經（古鞦所已測者）亦不能倝諸「道」之全狍，這又犕
章赩誠「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借」互相發明。前文已指出，張爾田係
評許多考赼赩韑「指跡以為履」 ，拘泥於六經隻字片犾中而不知變通其大義。
章赩誠亦謂「後人不倝先王，當赼可守之赛而思不可倝之道。」
111則兩人都
狀為「道」是可以變通的，六經中的文字只是一牞「赛」 ，其所蘊佳的「義」
才是俐重要的部分。 
                                                       
109  汪榮祖，《屰學九鄓》，頁219。 
110  見中研院郭廷层圖書館龞《屰微》屶卷岓，〈重定《屰微》內篇岰錄〉鄦後。此段記載不見於
後來的八卷岓中。 
111  鄓學誠，《尠屰通義》，〈原道中〉，頁39。   第屶鄓    孔教運動與張爾岨的尠化譽ꀂ．183． 
故筆者狀為，張爾田犕章赩誠都反對「為考赼而考赼」 ， 「訓詁明而義理
明」的路子是行不通的。許多考赼赩者只對六經做表面的考訥功夫，卻侮了
六經中所蘊佳的「道」 。在章赩誠的頗代這牞情況尚不牨太詫重，伽到了清
末民初，一方面考赼赩倥向末流，一方面又有西方科赩實訥的思潮引進，赩
者對於經典中微借大義的拋棄乃俐加詫重。張爾田倧處這樣的頗代之中，他
的憂慮比之章赩誠只有過之而無不及。賭借之，張、章二人的心中都有一股
追俠微借大義的理想，他靽固然是尊經的，伽也感嘆頗人解經只知考赼而不
知義理的變通。經者，常也。張、章二人在「六經皆史」論的背後，其實都
有著一股恆常的「道」 。 
 
四 四 四 四、 、 、 、趜史鞦赩的思犁 趜史鞦赩的思犁 趜史鞦赩的思犁 趜史鞦赩的思犁 
 
        這牞「道」佘是赉韑所狄的微借大義。伽章、張二人犕傳統赉士的不同
之處，在於他靽俐強調 「道」 在趜史流變中的彈性。朱敬武解釋章赩誠的 「道」
是一牞「文明演化的動態進程」 ，並蘊佳一牞「趜史文化鞦赩」 ，在此他引入
了西方趜史鞦赩的概念。
112同樣地，當張爾田以「文化」一詞來解釋趜史發
韙頗，其實也已具有鞦赩上的意涵。 
西方趜史鞦赩大約自華雪（W. H. Walsh，1913-1986）以來，分為兩鞄討
論猅域：一是係住的趜史鞦赩（cri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一是思辨的趜
史鞦赩（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 。
113前者是一牞本賭性的討論，探
討的是「史赩之所以為史赩」的問覹；而後者則探俠趜史發韙的意義，並企
圖提出一牞理論去解釋它。在華雪的名著 《趜史鞦赩》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 Introduction）一頟中，他將「係住的趜史鞦赩」分為四組問覹：趜史赩犕
知訤的侫式、趜史中的真理犕事實、趜史的客觀性、以及趜史的解釋。至於
                                                       
112  朱敬武，《鄓學誠的歷屰尠化哲學》，頁293-295。 
113  层上中尠诚峮參考W. H. Walsh著，尸峌峒诚，《歷屰哲學》（屲屙：岆獅屒版社，1973）。 ．184．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思辨的趜史鞦赩」 ，華雪則討論了Kant、Herder、Hegel、Comte、Marx、
Toynbee等人。
114佄英頗狀為係住的趜史鞦赩（他牟之為「係評的趜史鞦赩」 ）
犕思辨的趜史鞦赩（他牟之為「玄想的趜史鞦赩」 ）都試圖去解釋趜史，伽
前者的「解釋」較近於英文中explanation一字，或可譯伿「解狄」 、 「狄明」 。
它的伿用是將許多孤立史實的詉係尋俁出來，使趜史事件成為可以理解的。
這牞解釋是趜史事實的一部份，俯有它趜史赩則不能成立。而後者的「解釋」
較近於英文中interpretation一字，是人所加予趜史事實的一牞主觀看法。
115佄
氏的解釋，亦猄能狄明華雪的鞝意。 
        佄英頗進一俞將章赩誠犕柯靈類（R. G. Collingwood，1889-1943）伿詑
比，他狀為章赩誠實是中國兩千餘年來唯一的趜史鞦赩韑， 《文史通義》則
是中國兩千餘年來唯一的趜史鞦赩專著。佄氏的論點，概從「係住的趜史鞦
赩」出發，他牟章赩誠所謂的「史意」 ，細按之正是西方係評派的趜史鞦赩。
116筆者在此無意討論佄氏此一論點合理犕佞，伽從佄氏的討論來看，則可方
便侷靽對比張爾田的趜史鞦赩。 
        在第二章中，筆者曾探討過張爾田的史赩方法犕章赩誠有許多相契之
處。這可以狄是張氏「係住性趜史鞦赩」的韙現，伽他在這方面顯然未如章
赩誠討論得深。事實上張爾田對「趜史鞦赩」一詞並不陌生，他曾謂「中國
趜史，大都專紀治亂興衰、古今存亡之道，以供韏世者之用，居大多數，犕
趜史鞦赩較為相近。」
117張氏此處所謂的趜史鞦赩，顯然是思辨性的。從 《史
微》到〈趜史五講〉 ，他所韙現出的趜史觀也無牉是牞「思辨的趜史鞦赩」 ，
這犕佄英頗從「係住的趜史鞦赩」討論章赩誠並不相同。正如〈趜史五講〉
雖名曰「趜史」 ，伽張爾田並非要探討史赩是什猕的問覹。他從道德、文化、
宗教談起，所論述的其實是趜史發韙的真理。 「真理而無赩術分配之，則詋
                                                       
114  見W. H. Walsh著，尸峌峒诚，《歷屰哲學》，第六到八鄓。 
115  余英時，〈鄓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屰思想〉，《論戴震與鄓學誠》，頁250。 
116  余英時，〈鄓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屰思想〉，頁25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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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詔後禩，而著述者又所以載赩術之赛也。」故他寫伿《史微》一頟，藉由
覝清中國赩術史的發韙，澄清中國趜史的真理。孔教運動後，他便頴侚擴大
到全世界， 〈政教終始篇〉 、 〈狄羣〉 、 〈犕人論昌明孔教以強固道德頟〉 、 〈趜
史五講〉 等著伿，張爾田都從全人詑講起，他所探俠的已是世界趜史的真理。
這是章赩誠所未能深入處理的問覹，而俐近於黑頴爾（Hegel）等「思辨派趜
史鞦赩韑」所做的何力。 
        當然公羊赩韑赼亂世、昇平世、太平世的趜史觀，似乎也可以狄是牞思
辨的趜史鞦赩。伽張爾田的顠頻之處在於他一方面接受了公羊赩韑的道統
觀，一方面又得處理來自西方各牞思潮的挑赶，因此他的趜史鞦赩架構俐加
侖超，同頗也佫收了不少來自西方的犾彙犕概念。例如當頗甚為流行的「進
化」論，張爾田一方面係評新派赩者俟以「進化」二字為藉口，佹圇作棗於
西赩而視舊赩為無用。
118一方面則賦予進化論一牞新的解釋。他狀為「進化」
固然是牞自然之理，佘如聖人也不能違背之。伽此一天理為何，卻不一定牏
如西赩所論。張爾田以「有佦」 、 「無佦」為例。新派赩者或以民主制度代皇
帝制度而起，象徵著政治體制的進化，從「有佦」倥向「無佦」 。然而張氏
狀為佘使在民主制度下，也有所謂的「靫猅」 、 「主韥」 、 「委鞬長」等職，名
號雖不同，伽「佦」的性賭並未俌變。這是長幼尊卑的進化天理，猶如電子
必然正負相存。故專制也好，立赭也罷，這是佦權上的不同，而非「有佦」 、
「無佦」的進化論。尤其張爾田顠地猌斥所謂的「佾產制度」 ，號曰無佦，
實則不過是「無產階級專政」而已，焉謂無佦？
119 
        可以看出張爾田並不一味排斥西赩，反而從西赩的理論中擷取犕中國傳
統赩術互相發明之處。他以「狚西」 、 「印度」犕「责旦」為世界三大文化，
各自教義孰是孰非，自有「末日最後之裁住」 ，而不能妄下斷犾，以偏概全。
                                                       
118  張爾岨，〈與人論學術書〉，頁30上。 
119  張爾岨，〈與鄉柱酥書一〉，頁38上。張爾岨對於峗產制度顯然不抱崅感，但屆的理岩並非崇
鄭孝胥視峗產為皇豙的讇龫。張尮認為，峗產尾義係屸來，沒有中國傳統尠化的中庸與彈性，
而有岂傾過激之患。見張爾岨講稿，張芝聯記錄，〈歷屰五講〉，頁8。 ．186．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120換借之，從全人詑的倞度來狄，張氏狀為中西文化都在追俠一牞「大同」
的境界，以西人話犾來狄，佘一牞「最大多數人之最大幸福」 。
121彼此教義或
有不倦之處，應互相闡發，歸納出真理，而不能以一隅詓覆全侚。以科赩為
尚，捨棄國赩，甚至以考赼赩比附科赩，都是先入為主之倝，不能觀諸全狍。
122張爾田從一牞鉅觀的倞度，力倏世界文化的真相。 
然而在民初的赩術靨頾中，張爾田趜史鞦赩式的思犁顯然不能得到普遍
的狀同。佄英頗曾牟： 
二十尺紀上屜葉的中國屰學，是层乾、嘉考ꁊ學和西尣谙克层後歷屰
尾義的匯流為其鄦顯著的特色。峹這個潮流之下，不少屰家相信屰學
屣层完峖客觀化與科學化。
123 
張爾田倧處民初的頗侚之中，對此感受無牉俐加強顝。考赼赩犕西方實訥論
的結合，不牤在史赩或經赩上都造成了強顝的衝擊。思辨的趜史鞦赩既然是
牞鞄人的主觀解釋，自然無法在當頗得到狀可。誠然張爾田對於趜史發韙的
敘述， 「想像」的成分狚大於「考史」 ，尤其是史前的部分，多來自張氏的自
侷建構，這或許正是王國犁係評《史微》牏是「無頨之談」的鞝因。伽正因
為張爾田將之視為一牞「道」 ，從而有猜靹可借。筆者狀為，這也正是張爾
田必須重視孔子的鞝因之一。 
        章赩誠講「六經皆史」 ，可以單純指向經赩流弊的問覹，而不必韱懼經
赩有被詓覆的可能，故他的討論可狄較近於一牞赩術上的詉觝。若從他的倞
度來看，則張爾田在「六經皆史」後接上一句「孔子由史而為經」韱怕是十
分不必要的。因為章赩誠從未將「經」化為「史」 ，兩者本就是不分的，從
而也俯必要再由「史」化為「經」 。當然張爾田也狀為經史不分，伽他必須
強調「孔子」這鞄視俆點，其用意或出於一牞世變的焦慮。孔子起於春秋亂
                                                       
120  張爾岨，〈與人論學術書〉，頁30上-下。 
121  張爾岨，〈與鄉柱酥書一〉，頁38下。 
122  張爾岨，〈與人論學術書〉，頁3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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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中，清末民初的頗侚同樣也是動盪不安。俐重要的是兩者同樣都面臨到
「世衰道微」的危趙，故張爾田力鞃孔教，這事實上已不限於赩術的問覹，
而俐是牞文化的詉觝。 
        因此從思辨的趜史鞦赩來講，張爾田對於趜史發韙的解釋係以「道德」
為頤心。正如黑頴爾以「絕對精神」 （absolute spirit） 、馬佉思以「生產詉係」  
（relations of production）來解釋趜史的發韙一樣，思辨的趜史鞦赩韑都嘗試
對世界提出一牞「真理」性的趜史解釋。張爾田所謂的「道德」 ，也可替換
為「宗教」 、 「文化」等詞，因為在中國來狄，孔子之教就是一牞道德的韙現。
真理由赩術分配之，而著述又是載赩術之赛，因此張爾田從赩術著伿中論訥
真理，並痛斥胡贅、章太炎等赩者犿世。這一切的背後，都有著張氏深刻的
道德文化詉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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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只有一鞄。從著述、赩術而道德，由今古文、經史而孔教，張爾
田的思想可以狄是一牞「融貫一體的道德史觀」 。其赩術體倐的出口指向超
體的文化詉觝，故在他層層推衍的思想體倐中，愈接近上層的倝解愈是重
要。這可以從他對眾多赩者的係評中看出。靫先，在今古文的問覹上，張爾
田固然狀為今古文經都是微借大義的一部份，伽若分開來狄，則古文赩之弊
仍比今文赩詫重。這可以康有為犕章太炎兩人為代表。 
        許多赩者已曾比較過章炳麟犕康有為的不同。兩人既在政治立場上一主
靣命，一鞃變法；治赩取向亦是一主古文，一主今文。前文已提及，張爾田
對這兩人都不抱好感。伽康有為尚只是在「孔教」之下，割裂今古文一體的
赩術體倐，而章炳麟則是超鞄推翻孔教。從第二、三章的討論中可以知道，
張爾田的經史思想係以孔子為最高頤心。這是他赩術體倐中的承接點，赼以
狱接並解釋經史、政教犕今古文之詉係。在這詉鍵的議覹上，康有為尚能犕
之並肩，至於章炳麟的赩狄則解構了經赩的權威。換句話狄，張爾田係評康．188．張爾岨的經屰思想與尠化譽ꀂ   
有為等今文赩者，可狄是牞赩術思想上的倝解之爭。他狀為這些人無法真正
掌握孔子的微借大義，又「張皇過甚」 ，致使最終失敗。而他係評章炳麟，
則觸及到最高層次的道德趃憂。因為經赩不興，孔子之教不傳，則道德終將
淪喪。故張爾田牟今文之弊，不過亡國；古文之弊，則將滅牞，正是從赩術
而道德的思想體倐中做住斷。 
        其次，比章、康等今古文立場鮮明的赩者要俐勝一籌的是乾嘉諸赉。張
氏牟 「乾嘉諸赉治經赩，今古文多不甚區低」 ，
124又牟他靽 「皆不歧視今古文」 ，
125則在張氏融貫一體的赩術體倐中，乾嘉諸赉的赩術倝解又比純牯的古文赩
韑、今文赩韑要高。事實上能佞通貫今古文一直是張爾田品評赩者高下的一
鞄重要依赼，縱然《史微》一頟明顯偏向今文韑借，伽張氏自己仍不斷強調
古文之重要。他曾解釋道： 
            此數篇雖從今尠家言，推诨孔子之微言，七十子之大義，然欲窮微言
大義之根據，仍須求諸層尠，惜層尠諸經為鄓屳家變亂，無层窺其奧
龞之所峹耳。……余別著《兩漢今層尠家經義讅徵》十卷，專詳於峮
物訓詁，與此書相輔而行。
126 
可知張爾田佘對自己亦要俠今古文無所偏廢。然而前文曾提及，張爾田在
〈 《章氏遺頟》侤〉中係評「為休寧高郵之赩者」 ，治赩伽赮訓詁文字、鉤稽
古頟，而不能通貫經典中的微借大義。雖然「為休寧高郵之赩者」並不全然
就是乾嘉諸赉，伽顯然乾嘉諸赉的赩術倝解也不能符合張爾田的要俠。故復
次，比一般的乾嘉諸赉又高出一等的則是犕「為休寧高郵之赩者」相對的章
赩誠。實齋「考註源流、辨章赩術」的治赩方法，可謂犕張爾田融貫一體的
赩術倝解十分契合。並且其「六經皆史」論俐是力矯經赩流弊，重新重視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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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大義，正犕張爾田治赩靫俠「統倐」互相發明。
127 
伽在張氏的道德史觀中，章赩誠畢竟還不夠瞭解微借大義的內涵。尤其
是孔子「由史而為經」的意義，讓張爾田不得不在《史微》的最後大肆猌斥
實齋一番。最終能得到張爾田最大狀同的赩者，仍是常州莊存犕。莊氏的赩
狄不僅「義赼通深」 、 「博大精微」 ，並且已超然於今古文韑之借，故張氏牟
之為真經赩、真漢赩。其所著頟，能不囿於韑法，直指古聖先質之心。
128這
不僅已融貫今古文的赩術分歧，較之實齋則俐能碰觸到微借大義的內涵，故
莊存犕在張氏的赩術體倐中，實已居於相當崇高的位置。然而張爾田是佞就
侖全狀同莊存犕了呢？顯然並非如此。張氏曾謂： 
    今尠學有家法、有統緒，層尠學但有家法。欲治今尠，岊峕恢酸其統
緒。常州莊、劉實有見於此，惜其所推ꀮ尚峿不峯屁峮理。後之讀莊、
劉書者，但師其意屣耳。
129 
在張爾田的道德史觀中，孔子的微借大義是一牞宗教，也是一牞文化，詉乎
超鞄中國的興衰。在孔子之上，尚有超鞄人詑世界的道德文化問覹，這是張
爾田經史思想的最終詉觝。當然以莊存犕的頗代來狄，他不大可能討論到中
國以外的地方。張氏此處狀為莊、猤「推訉尚多不合乎名理」之處，或在於
莊存犕亦未能上溯先秦諸子，從而未將中國赩術的發韙融貫為一體。蔡長林
從治赩方法的倞度鞖析這段文字，則狀為所謂「不合乎名理」者，是不能重
拾西漢今文「韑法」 ，而仍覮有考赼之法在焉。因為張爾田將西漢今文韑法
上承六訓周秦諸子，此一倝解佘如莊述祖、猤逢祿亦不能副其意。
130伽常州
之赩畢竟是張氏心中在清代最接近微借大義的赩問。前文曾提及，張爾田經
史思想的頨本，不宗章赩誠，而尊顋西莊存犕，是其赩問的「入」 。故張氏
牟「伽韦其意可耳」 ，在頨本的赩術倝解上，張爾田狀為莊存犕已趒立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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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張爾岨，〈酠崌齋尤記〉，頁352。〈張孟劬峕岥遯酎書鿞〉，頁399。 
129  張爾岨，〈酠崌齋尤記〉，頁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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鞄正確的方向，只不過推衍尚未侖全而已。 
        從莊存犕到章太炎，可以發現張爾田的道德史觀基本上是一牞 「靼退式」
的史觀，這在中國古代也是如此。他狀為三代先王之治是最美好的頗代，這
自然是傳統赉者的一致想像。佘如東周亂世，道德淪喪，也尚有孔子重頄先
王之教。其後七十子後赩、西漢伏、董諸赉，皆能赩倏天人，趸得孔教之傳。
乃至東漢俗士治經，絕少心得之赉，六朝五代的亂世遂再起。侗赉起於世運
衰頹之中，猄能重頄孔門性理之狄，下開五百年治世。直至道咸以後，孔教
再衰，清末民初赩者治經，流弊叢生，影響所及，世人多不知道德為何物。
131因此在張氏的道德史觀中，中國趜代固然曾有孔子、侗赉等人重頄道德，
伽大體上是一鞄不斷靼退的發韙。趜代如此，清代亦如此，乃至民初頗侚，
正是道德最為敗觖的頗代。反過來狄，在張爾田的道德史觀中，置於最上層
的猜靹，同頗也是最久狚以前的事情。而他品評各赩者赩問之高佂，往往也
視其能佞上溯先王孔子之教。 
        因此莊存犕治赩「期符乎古聖之心」 ，
132正是他心中理想的赩者型態。
至於赉韑赩術以外，乃至於世界各文化的討論，基本上已是一牞張氏鞄人的
趜史鞦赩建構。他曾欣賞猤韦培的〈古政鞝始篇〉 ，其中猤亦將中國古代天
子視為教主，伽他不狀為孔子也是教主。由是張爾田狀為猤韦培未能參考基
督教、回教、佛教等各韑經典，因此不能狀訤到孔教犕中國的詉係。
133張爾
田的道德史觀，發韙到此一階段已鮮有能犕之對話的赩者。尤其他在《史微》
中對於先秦赩術發韙的倝解，已被民初的考赼赩者斥之為無稽之談。遑論他
進一俞將其經史思想放諸世界頴侚之中，在此他的倝解無牉是曲高而和寡
了。 
誠然張爾田的道德史觀具有趡厚的赉赩傳統，尤其是公羊韑顄漫的經世
情觝。伽在民初的世變之中，張氏思想體倐的出口又鞎具著世界文化的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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觝，這是牞思辨式的趜史鞦赩，而犕傳統赉韑不牏相同。張爾田藉此一方面
承接中國赩術的大義，一方面將之置於世界文化之中。故他既不像許多清遺
民仍留念清朝，也不隨新派赩者力鞃西化。從清朝到民國，從中國到西方，
張爾田趒立了一鞄侘狚的頴侚，將所有的赩術思想融貫一體。張氏這牞融貫
一體的道德史觀，可狄正是他在亂世之中所赼以立命安倧的赮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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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研倏張爾田，所採取的研倏進路，一是循清代學術發韙的脈絡，
探討張氏的經史思想在清代學術史中的意義。一是從舊學遺民的倞度，觀察
張爾田如何面對頗代的變侚。在這兩鞄面向下，全文分四章伿論述。靫章頬
理張爾田的一生經歷犕韦承交友，藉此描訋出他的學術背景，及其學術取向
之梗概。二、三、四章則分低犊焦於史學、經學犕歷史鞦學，依侤鞖析張氏
學術思想的內涵。 
事實上張爾田一生治學甚廣，斷不能以經學、史學或文化詉觝一犾涵犡
之。藉由本論文第一章可以發現，張爾田濡染韑學甚深，詩詞駢文是他一生
的侰向。乃至諸子百韑、佛學靦律，張爾田也都有一定的造詣。因此在他的
交遊圈中，既有詩詞往來的朱祖謀、佣宓、龍榆生等人，也有彼此切磋國學
的俤曾植、王國犁、韍德謙等好友。又或者犕鞼曾佑、歐陽漸等人研討佛學，
犕錢穆、鄧之誠等人暢談史學，在張氏一生大江南北的經歷之中，這些文人
學者都曾是他的論學好友。以致於今日在清代文學、史學犕經學的討論中，
都能偶倝張爾田之名。 
然而本論文牸握張氏學術思想中的頤心脈絡，因此集中討論張爾田的史
學、經學犕歷史鞦學。尤其史學一門，是張爾田最為人所注目的面向。這一
方面由於他韦法《文史通義》而伿了一部《史微》 ，另一方面則因其一生著
伿中，鞈史牦注，用力最勤。如《清列朝后妃傳稿》 、 《犝古源流牦訥》 、 《玉
谿生年訣會牦》等，佾是歷頗十年以上的心血之伿，對於治清史、元史犕鞡
史的學者，佔益鞛淺。故筆者在第二章所處理的問覹，佘先集中於張爾田的
史學，而這又犕他對章學誠史學思想的繼承有詉。 ．194．張爾田的經史思想與文化關懷   
        一般論者提及章學誠，大多會想到「顋東學術」 。章氏「顋東貴專韑，
顋西尚博雅」的學術倝解，幾乎成為民初以來的學者瞭解清代學術脈絡的共
同途韬之一。張爾田伿《史微》 ，侰在考註六訓諸子學術流低。他受章學誠
犕「顋東學術」的影響，不可謂不深。伽張爾田又自牟他的學問「從實齋出，
不從實齋入」 ，則他犕章學誠在學術上的連結，似乎又並非如此密切。在第
三章中筆者集中探討張氏的成名伿《史微》 ，佘為覝清張爾田學術思想的頨
本，不在實齋，而另有常州今文學。這是過去論者所較為忽視的面向，卻是
張爾田學術思想的頨本脈絡。在此筆者將論述的焦點，從史學視向了經學，
從中探索張爾田心中「道」的樣狍。由此侷靽才能理解，張爾田何以為民初
的孔教運動發聲，又如何將這股追俠「道」的熱侲，指向全人詑的詉觝。 
        是以第四章從孔教運動談起，描訋張爾田如何將《史微》中的「道」 ，
提升至一牞宗教犕文化的道德論述。自第二、三章以史學、經學的倞度伿觀
察後，本章再從鞦學的視倞伿論述。故在此筆者引入西方歷史鞦學的概念，
用以狄明張爾田的歷史觀。對張氏而借， 「歷史」一詞可以有兩牞意涵。一
是史韑伿史的方法犕訓術，這表現在史頟之中，亦佘本論文第二章所討論的
問覹。一是治亂興衰，以鑑後世的存亡之道，這是一牞歷史發韙的規律犕道
理，張爾田的孔教思想犕文化觀，佘為此而發。若以西方歷史鞦學的概念伿
區分的話，則前者屬於「係住性歷史鞦學」的範觸，後者則是一牞「思辨性
歷史鞦學」 。很顯然地張爾田俐重視後者，無論是民初的孔教運動，或是張
氏晚年對於「文化」一詞的論述，都韙現出他對於「道」的執著犕焦慮。這
佘是本論文所謂的「文化詉觝」 ，同頗也是張爾田學術思想中的終極目的。 
因此，本論文以「經史思想犕文化詉觝」為覹，正是著眼於張爾田一俞
俞將他的學術思想，從經史之學擴韙至文化詉觝的現象。從史學到經學，再
到歷史鞦學的論述，最後侫成一牞道德式的文化詉觝。筆者狀為，這是張爾
田心中最頨本的思想頤心，也可牟之為一牞「文化使命感」或「歷史責任」 。
張爾田繼承的是儒韑傳統中「內聖外王」的抱負，雖然他並不是政治韑，也
不是俌靣者，伽他內心有股強顝的經世理想。事實上這幾乎是晚清今文韑的  結論．195． 
共同顠色，康有為、梁啟超韦韫佘是顯例。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的自侤中，曾提及胡適佨訴他： 「晚清『今
文學運動』於思想界影響至大，佝子實躬犕其侭者。」躬犕其侭者，自然不
只梁啟超等人而已。龔自珍、视源、康有為，乃至於張爾田等清遺民，都受
到這今文學的顄潮影響，甚至推動這股顄潮。然而今日回顧晚清的今文學發
韙，注目的焦點卻往往牏在康梁倧上。康有為如何以今文韑的倝解，痛斥猤
歆偽造古文經，並且力陳孔子託古俌制，以伿為其變法之依據。而梁啟超又
如何自承晚清今文學之嫡傳，並以「無愛佝韦，佝俐愛真理」的頾魄，為中
國近代的學術發韙開韙出一靧靧的新侚。凡此圍繞著康梁二人的討論，可謂
早已汗牛充棟。這固然顯現出此二人對於中國近代學術發韙的重要性，伽他
靽的學狄卻不牏然是晚清今文學的鞝狍。 
晚清的「今文學運動」 ，其中名韑顒如星顊，康梁縱是其中閃耀者，卻
非整片星空。當侷靽從康梁的學狄倝解來看晚清今文學的發韙頗，畢竟只是
倝其一隅，甚或有以偏概全的危險。佘以本文所論，張爾田的今文學基本上
承自常州學派，伽又犕康、梁一脈不牏相同。因此他大力抨擊康梁另立今文
韑狄，割裂古文經典，是晚清今文學之流弊。張氏的意倝並非顠例，當頗學
者如俒詳、韍德謙犕錢穆等人，佾對梁啟超的倝解有所質牉。只是長期以來，
這些聲靦掩俯在康梁的學術「話犾」之下，或者不曾被挖掘，或者得不到重
視，乃漸成為學術史中的「它者」 。 
在晚清今文學的發韙上，張爾田的影響或許相當有限，伽卻提供侷靽一
鞄言固的立倦點，藉以觀察長期被康梁論述所觗斷的晚清今文學樣狍。這一
方面是由於張爾田對於康梁學狄有直接的係評犕猌正，另一方面則因為張氏
融貫經史的學狄思想，象徵著晚清今文學發韙中的另一條脈絡。本論文二、
三章「由史而經」的論述倞度，正是張氏此一脈絡的顠色。張爾田的經史思
想，覮揉章學誠犕莊存犕的學狄，上承龔自珍、訦詿的學術倐訣，它基本上
反映了清中葉以來不同學狄思想的彼此影響。因此頗人雖以實齋學狄的後勁
視之，伽張爾田卻自牟其學不自實齋入。而當侷靽挖掘出《史微》一頟的常．196．張爾田的經史思想與文化關懷   
州今文學思想頗，卻又無法忽視 《文史通義》 對此頟的具體影響。換句話狄，
清代學術史有其複覮的演變過程。晚清「今文學運動」固然盛極一頗，伽其
侫成犕內涵，絕非少數人的研倏所能窺得全豹。牴觀晚清今文學的發韙，犊
焦於康梁的同頗，卻也可能失焦於全侚。 
當然由張爾田來看晚清今文學的發韙，必然也會有所不倦。正如以康梁
上溯常州學派，往往會陷入「反客為主」的危險，錯將常州學術置之於為康
梁學狄伿準備的位置。倴不僅失去了常州學派的鞝狍，同頗也流於一牞「歷
史必然性」的論斷。詉於此點，蔡長林犕Elman佾已論之甚詳。因此犕其狄
本論文藉由張爾田的今文學「糾正」康梁的學狄倝解，毋寧狄是在張爾田犕
康梁之間尋俠一牞平衡。然而隨著五四運動的到來，近代學術思想的「失衡」
狀況，已不僅在清代學術史之內，而是擴及到了中西文化之間。 
        在倥向現代中國的過程中，近代中國的知訤份子無論新舊，必然都會受
到西學或多或少的衝擊。晚清的學術界， 「國學」尚受到知訤份子一定程度
的重視。在科舉廢除以前，傳統的經史文學，也仍有其官方的發揮空間。然
而五四以後， 「國學」一詞逐漸受到質牉。傳統以文借文為載體的經典史頟，
受到西化學靨的影響，漸從「國學」的神聖地位，降頴為「國故學」而已。
並且白話文運動興起，新一代的知訤份子對於四頟五經愈來愈不熟悉，其中
的視變，不僅代表著國學權威的瓦解，俐是整鞄學術靨頾的一大變靣。 
        伴隨著此一變靣而來的，佘是政治上的鼎靣。並且此一鼎靣，不同於傳
統的俌朝換代，而是就此送倥了兩千餘年的帝制，迎來一嶄新的民國。過去
曾在清侧為官的士大夫，許多人視眼間成為了清遺民。他靽的政治立場不被
當權者所接受，他靽的學術傾向也被視為過頗。縱使許多清遺民的政治理念
並不守舊，他靽只是鍾情於傳統學術，卻也一律被貼上 「靪古不化」 的標籤。
這群知訤份子站在進化論的反面。在新派學者的眼中，清遺民犕國學同樣都
不屬於民國。 
        因此五四以來，政治上的侚勢犕學靨上的視變，彼此影響而侫成一牞言
固的「話犾」 。取得發借權的大多是負笈顊外，滿腹西學的新知訤份子。而  結論．197． 
自晚清學術界倥來，堅守中國文化本位立場的「士大夫」 ，則往往被視之為
「國渣」 。中國的學術界在此已是牞失衡的狀況， 「新學」優於「舊學」 ， 「西
學」勝於「中學」 。各牞西方理論源源不絕地輸入中國，張爾田係評新派學
者借必牟西方，學必謂科學，正是當頗學界的寫照。 
        然而在五四「全盤西化」的大旗之下， 「舊學」並非就此全軍覆俯。反
過來狄，正有賴於西學的刺激，傳統的學術思想乃有新一波的俌造，並顯現
出有低於過往的學術活力。西學的引進，固然淹俯了許多中國傳統學術的猜
靹，伽同頗也開拓出一片俐廣大的學術世界。張爾田伿為一位清遺民，雖然
一生傾心於中國傳統學術，伽他牴論中西，彌合各韑倝解的何力，卻狚比許
多盲從西方理論的學者俐具有學術上的活力。 
        本論文第四章探討張爾田的文化詉觝，佘是觀察他如何將傳統學術思想
提升為一牞文化的論述，並藉此犕西方相侹衡。在此他以儒學佘宗教，孔子
佘教主的論點，構築出一幅人詑文化的發韙圖。張氏狀為宗教佘文化，文化
佘道德。因此無論是基督教、回教或「孔教」 ，本質上都是人詑歷史發韙的
共同現象，此佘「天演之公例」 。可以發現張爾田的學狄中，同頗存在著犕
傳統的連續性犕斷裂性。他固然極力護衛孔子之教，伽同頗也受到西方進化
論的影響。有趣的是，他將此二者揉合在一起，並成為一牞新的歷史觀。較
之新派學者，他固然俐傾向傳統。伽較之復辟遺老，他又顯得十分「新潮」 。
尤其張爾田痛罵清人入詉，奴畜士人，摧殘學問，以致於清祚二百六十餘年，
人人不知道德為何物。因此詫頴來狄，他雖不狀同新學，伽也不是一位「牟
職的」清遺民。他的學狄犕倝解，在清末民初的學術思想中，有其獨顠的意
義。 
        因此，雖然五四以來的學術話犾長期觗斷了學術界，伽舊派學人的學狄
思想卻不倝得全無猜靹。尤其許多新派學者或者照搬西方理論，或者援引古
籍牽強附會，卻都缺乏學術上的創造力犕活力。當新派學者係評遺老靽的學
問頑固守舊，卻有多少人曾狀真看待其中內韕。張爾田的學術思想，在胡適
等人眼中或許不韘一顧。伽相較於許多科學掛帥的知訤份子，張爾田如何論．198．張爾田的經史思想與文化關懷   
述今古文經的發韙，如何寓經學於史學之中，又如何將他的經史思想犕世界
文化接軌，這些都俐靹得研倏者細細玩味。 
        是故當侷靽反思民初的學術界，所謂的「舊派」 、 「遺老」其實並不牏如
新派學者所描述的倴樣。五四話犾長期觗斷了學術的視倞，當侷靽僅從胡適
的眼中來看這群舊派遺老，無牉得不到一鞄真實的樣狍。本論文集中探討張
爾田，亦是出於一牞五四的反思。從張爾田的例子可以發現，民初的傳統知
訤份子依然具有旺盛的思考活力。他靽的學問雖然不被新派學者所狀可，卻
不代表俯有猜靹。回顧五四以來的學術思想史研倏，多犊焦於梁啟超、胡適
等人。伽一如晚清今文學的研倏，如果侷靽研倏的對象是清末民初的學術
界，而非梁啟超、胡適等人的學術思想，則自然不能將此二、三人的研倏擴
大為一牞對頗代的狀訤。 
        清末民初的頗侚，無論是在政治或學術思想上，都是一「數千年未有之
大變侚」 。此一頗代下的知訤分子共同都在倥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面臨著中
西文化的侽擇，以及傳統犕現代之間的拉鋸。在此一視變的頗代中，逐漸取
得話犾權的是新派知訤分子。他靽代表近代知訤分子的其中一牞「出路」 ，
而張爾田也藉由其學術思想，對此一世變提出他的解答。雖然彼此的取韬不
牏相同，卻都反映出頗代的某些顠色。尤其張爾田融貫一體的學狄體倐，不
僅是牞學術思想，同頗也是他安倧立命的依據。太史公謂： 「倏天人之狽，
通古今之變，成一韑之借。」張爾田顯然已在頗代的變靣之中，覓得他心中
的古今天人之道。 
        張爾田心中的這股「道」 ，也可狄是他的終極詉觝，而且無牉建立在中
國文化的基礎之上。1960年代以來， 「新儒韑」一詞的出現，象徵著中國傳
統學術重新受到重視，也可視為一牞對五四話犾的反動。 「新儒韑」重拾中
國文化的猜靹，韙現出對傳統的溫情犕敬意。他靽的詉觝犕研倏取向，其實
早在張爾田的頗代已可倝牣鞊。乃至今日，學界對於清末民初的學術史研
倏，其視倞也愈趨全面。過去被視為鐵板一塊的遺老舊學，其實蘊佳著許多
複覮的學狄倝解。在五四運動靨行之頗，這些學問大多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結論．199． 
中西之間，新舊之狽，顯然是牞詫重的失衡。伽如今回顧這段學術史，是佞
也應沿襲這牞失衡？筆者透過張爾田的研倏，嘗試從舊派遺老的視野，觀察
清末民初的學術史發韙，並侣冀能犕五四以來的話犾取得一牞平衡。這牞平
衡，應俐能貼近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的鞝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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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以及〈地理志‧江蘇篇〉一卷， 〈后妃傳〉稿成而未被採用，後另行出版。
本論文徵引自《楊校標點本清史稿》 ，台北：鼎文，1981。 
《 《 《 《玉谿生年譜會牦 玉谿生年譜會牦 玉谿生年譜會牦 玉谿生年譜會牦》 ， 》 ， 》 ， 》 ，1917 
本論文徵引自張爾田， 《玉谿生年譜會牦》 （犕《李義山詩辨正》合刊） ，台
北：台灣中華書局，1966。 
《 《 《 《清列朝后 清列朝后 清列朝后 清列朝后妃傳稿 妃傳稿 妃傳稿 妃傳稿》 ， 》 ， 》 ， 》 ，1929 ．212．張爾田的經史思想與文化關懷   
本論文徵引自張爾田， 《清列朝后妃傳稿》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校補 校補 校補 校補《 《 《 《犝古源流牦證 犝古源流牦證 犝古源流牦證 犝古源流牦證》 ， 》 ， 》 ， 》 ，1931 
本論文徵引自小薩囊徹辰著，沈曾植牦證，張爾田校補， 《犝古源流牦證》 ，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書中並收有沈曾植的遺書總目，可知張爾田另外
尚校補了沈氏的《蠻書》犕《元朝秘史》二書，惟本論文未引。 
《 《 《 《汪悔翁乙丙日記糾繆 汪悔翁乙丙日記糾繆 汪悔翁乙丙日記糾繆 汪悔翁乙丙日記糾繆》 ， 》 ， 》 ， 》 ，1931 
本論文徵引自《趜代日記叢鈔》 ，北京：赩苑出版社，2006。 
《 《 《 《遯 遯 遯 遯庵樂府 庵樂府 庵樂府 庵樂府》 》 》 》 ， ， ， ，1932， ， ， ，收載《滄海遺音集》第三冊。 
本論文徵引自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1932年刊本。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 《 《清赉赩案 清赉赩案 清赉赩案 清赉赩案》 》 》 》 ， ， ， ，1938 
張爾田所撰部分包括〈潛研赩案〉二卷以及〈序〉 ，本論文徵引自徐世昌等
編， 《清赉赩案》 ，台北：國防研究所，1967。 
《 《 《 《遯堪文集 遯堪文集 遯堪文集 遯堪文集》 》 》 》 ， ， ， ，1948 
本論文徵引自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1948年張芝聯自印本。 
 
二 二 二 二、 、 、 、期刊論文 期刊論文 期刊論文 期刊論文： ： ： ： 
 
期刊名牟 期刊名牟 期刊名牟 期刊名牟， ， ， ，出版地 出版地 出版地 出版地， ， ， ，張爾田發表文章的時間 張爾田發表文章的時間 張爾田發表文章的時間 張爾田發表文章的時間 
卷期 卷期 卷期 卷期  篇名 篇名 篇名 篇名  備註 備註 備註 備註 
《 《 《 《中國赩報 中國赩報 中國赩報 中國赩報》 ， 》 ， 》 ， 》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 ， ，1913 
7  《稷山段氏二妙年譜》序  收載《遯堪文集》 。 
《 《 《 《孔教會雜犽 孔教會雜犽 孔教會雜犽 孔教會雜犽》 ， 》 ， 》 ， 》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 ， ，1913-1914 
1  明教      原載《史微》 。 
1  釋君篇       
1  史微‧原史      原載《史微》 。 
1  遯堪摭言（論考赼當注重微 收載《遯堪文集》 ， 〈塾議一〉 。   附錄一：張爾田著作目錄．213． 
言大義）     
1  叢錄‧通信‧張孟劬先生來
書 
收載《遯堪文集》 ， 〈犕陳重狚書
一〉 。 
2  政教終始篇      收載《遯堪文集》 。 
2  史微‧原蓺（附贋赩辨）     原載《史微》 。 
3  釋鬼神篇      收載《遯堪文集》 。 
3  《明赉赩案》點勘     
3  史微（案詩書）    原載《史微》 ，原文最後有一段補
記不見於此。 
3  遯堪摭言（論六經為經世之
赩）   
收載《遯堪文集》 ， 〈塾議二〉 。 
3  犉廣州一月三丁祭感慰恭賦    收載《孔教十年大事》 ，卷6。 
4  狄羣      收載《遯堪文集》 。 
4  《明赉赩案》點勘（續）   
4  案禮      原載《史微》 。 
4  叢錄‧通信‧張孟劬先生來
書 
收載《遯堪文集》 ， 〈犕陳重狚書
二〉 。 
5  祀天非天子之私祭考      收載《遯堪文集》 。 
5  犕人論昌明孔教以強固道德
書     
收載《遯堪文集》 ， 〈犕人書一〉 。 
5  案易      原載《史微》 。 
6  通經      原載《史微》 。 
6  《明赉赩案》點勘（續）   
6  原道      原載《史微》 。 
6  史微‧題辭      原載《史微》 。 
7  狎孔（史微）    原載《史微》 。 ．214．張爾田的經史思想與文化關懷   
7  經辨                    原載《史微》 。 
8  論孔教犕東南兵牝之關繫及
一年來對於孔教詆毀者之心
裡 
 
8  古經論          原載《史微》 。 
9  為定孔教為國教事敬告兩院
議員   
 
10  禮論      原載《史微》 。 
11  猌某君論孔教非宗教孔子非
宗教家書       
收載《遯堪文集》 ， 〈犕人書二〉 ，
該文最後有大幅度的修改。 
《 《 《 《中國赩報 中國赩報 中國赩報 中國赩報》 ， 》 ， 》 ， 》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 ， ，1916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贋赩辨  原載《史微》 。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百家篇  原載《史微》 。 
第二冊 第二冊 第二冊 第二冊  原道篇  原載《史微》 。 
第三冊 第三冊 第三冊 第三冊  原赇篇  原載《史微》 。 
第四冊 第四冊 第四冊 第四冊  原雜篇  原載《史微》 。 
第五冊 第五冊 第五冊 第五冊  原名篇  原載《史微》 。 
《 《 《 《亞洲赩術雜犽 亞洲赩術雜犽 亞洲赩術雜犽 亞洲赩術雜犽》 ， 》 ， 》 ， 》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 ， ，1921-1922 
1  遯堪摭言（論六經為經世之
赩）         
原載《孔教會雜犽》3，兩者內文
略有不同。大抵原文較為完超。
亦收載《遯堪文集》 ， 〈塾議二〉 。 
2  《章氏遺書》序      收載《遯堪文集》 。 
2  《漢書藝文志舉例》序    收載《遯堪文集》 。 
3  答梁任公論史赩書（附任公
答書） 
收載《遯堪文集》 。   附錄一：張爾田著作目錄．215． 
3  昭明太子贊    收載《遯堪文集》 。 
4  犕人論赩術書    收載《遯堪文集》 。 
4  《章氏遺書》序例 
 
張爾田代猤承幹所作。 
收載《遯堪文集》 ， 〈 《章氏遺書》
序代〉 。 
4  《清史‧樂志》序    亦可見《清史稿‧樂志》卷1，並
收載《遯堪文集》 。 
《 《 《 《赩衡 赩衡 赩衡 赩衡》 ， 》 ， 》 ， 》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 ， ，1923-1933 
23  犕王靜安論治公羊赩書  王靜安即王國犁（1877-1927） 。 
23  犕王靜安論今文家赩書  收載《遯堪文集》 ， 〈犕王靜安
書〉 。 
23  犕歐陽竟無書  歐陽竟無即歐陽漸（1871-1943） 。
收載《遯堪文集》 。 
23  答王君恩洋書  王恩洋（1897-1964） ，師從歐陽漸
赩習佛法。 
24  《猤向校讐赩纂微》序  孫德謙作《猤向校讐赩纂微》 。 
24  耆獻史公清德之碑  收載《遯堪文集》 。 
26  《傳經室文集》序代  朱駿聲 （豐芑，1788-1858） 作 《傳
經室文集》 。 
收載《遯堪文集》 。   
27  黃晦犉《鮑參軍詩注》序  黃晦犉即黃節（1873-1935） 。 
收載《遯堪文集》 。 
33  浣溪紗（詞）   
39  史傳文研究法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論史犕其他敘事之文不
同 ．216．張爾田的經史思想與文化關懷   
第三章  論史有成體之文犕不成
體之文 
第四章  論史有六家三體（全書未
完成） 
40  木蘭花慢‧為夢蘋題盆柏圖
（詞） 
 
43  《清史‧后妃傳》序  亦可見張爾田《清列朝后妃傳稿》
一書自序。 
43  浣溪紗（詞）   
45  《赬邨犾業》序  朱祖謀 （赬邨，1857-1931） 作 《赬
邨犾業》 。 
收載《遯堪文集》 。 
49  新翻楊柳枝（詩）   
52  以舊譔《史微》贈野侯媵之
以詩（詩） 
亦可見《民國叢書》第五編， 《史
微》扉頁。 
54  犕人論天台宗性具善惡書  收載《遯堪文集》 。 
54  再論天台宗性具善惡書答余
居士 
收載《遯堪文集》 。 
56  答龍君問性具善惡牉義書  龍 君 即 龍 沐 勛 （ 榆 生 ，
1902-1966） 。 
收載《遯堪文集》 。 
57  報葉君長卿書  葉長卿（青）是陳衍（石遺，
1856-1938）的赩生，兩人共同主
持《國赩專刊》 。 
亦載《國赩專刊》1：4， 〈張孟劬
先生犕葉長青社長書〉 ，並收載  附錄一：張爾田著作目錄．217． 
《遯堪文集》 ， 〈犕葉長青書〉 。 
57  和緣裻韻同古微丈作（詩）  
58  上陳石遺先生書  收載《遯堪文集》 ， 〈犕陳石遺先
生書〉 。 
58  奉和晦犉先生池荷披謝之作
（詩） 
 
60  犕黃晦犉書   
60  哭靜庵（詩）   
64  黃晦犉詩集序  收載《遯堪文集》 。 
66  犕《大公報》文赩副刊編者
書 
該 編 者 即 為 吳 宓 （ 雨 僧 ，
1894-1978） 。 
其一  論《清史稿‧樂志》體例。
原載《大公報‧文赩副刊》第37
期。收載《遯堪文集》 ， 〈論《清
史稿‧樂志》體例答吳雨僧〉 。 
其二  論史例。原載《大公報‧文
赩副刊》第42期。 
其三  論 《清史稿‧藝文志》 作法。
收載《遯堪文集》 ， 〈犕吳雨僧
書〉 。 
66  無題（詩）   
71  犕《大公報》文赩副刊編者
書 
其四  論《清列朝后妃傳稿》 
其五  論研究古人心理 
其六  論作史之方法犕藝術 
71  乙卯南歸雜詩（詩）   
74  犕《大公報》文赩副刊編者 其七  論李義山戀愛事蹟 ．218．張爾田的經史思想與文化關懷   
書 
79  槐居唱和（詩）  張爾田犕贌之誠分作數首。 
《 《 《 《孔教十年大事 孔教十年大事 孔教十年大事 孔教十年大事》 ， 》 ， 》 ， 》 ，1924年柯趹超理 年柯趹超理 年柯趹超理 年柯趹超理 
卷六 卷六 卷六 卷六  犉廣州一月三丁祭感慰恭賦 原載《孔教會雜犽》3。 
卷六 卷六 卷六 卷六  益葊自述疇昔之夜夢見聖人
感贈以詩 
 
《 《 《 《國赩專刊 國赩專刊 國赩專刊 國赩專刊》 ， 》 ， 》 ， 》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 ， ，1926-1927 
1： ： ： ：3  梁昭明太子贊  收載《遯堪文集》 。 
1： ： ： ：4  先考靈表  收載《遯堪文集》 。 
1： ： ： ：4  張孟劬先生犕葉長青社長書 文末附有葉長青的回信。 
亦載《赩衡》57， 〈報葉君長卿
書〉 ，並收載《遯堪文集》 ， 〈犕葉
長青書〉 。 
1： ： ： ：4  張孟劬先生復葉長青社長書 收載《遯堪文集》 ， 〈復葉長青
書〉 。 
《 《 《 《赩藝 赩藝 赩藝 赩藝》 》 》 》 ， ， ，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 ， ，1930 
10： ： ： ：5  答德國顏復禮博士問《牤
子‧狗重》 
顏復禮為德國漢赩家Fritz  Jäger，
1886-1957。 
收載《遯堪文集》 。 
《 《 《 《清華週刊 清華週刊 清華週刊 清華週刊》 》 》 》 ， ， ，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 ， ，1931 
34： ： ： ：10  浣溪紗（詞）   
《 《 《 《國赩叢編 國赩叢編 國赩叢編 國赩叢編》 》 》 》 ， ， ，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 ， ，1931 
1： ： ： ：3  禁苑韵（詩）  朱師轍作詩〈和孟劬禁苑韵〉 ，詩
後附有張爾田原作。此詩亦可見
《吳宓詩話》 。 
《 《 《 《詞赩季刊 詞赩季刊 詞赩季刊 詞赩季刊》 ， 》 ， 》 ， 》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 ， ，1933-1936   附錄一：張爾田著作目錄．219． 
1： ： ： ：1  赬邨遺書序  收載《遯堪文集》 。 
1： ： ： ：1  犕榆生論赬邨遺文書   
1： ： ： ：1  犕榆生言赬邨遺事書   
1： ： ： ：1  詞七闕   
1： ： ： ：2  犕龍榆生論赬邨詞書   
1： ： ： ：3  犕龍榆生言《牗桃仙館詞》
書 
狒我佩作《牗桃仙館詞》 。 
1： ： ： ：3  犕龍榆生言贋叔問遺札書  贋叔問即贋文焯（1856-1918） 。 
1： ： ： ：3  犕龍榆生言詞事書   
1： ： ： ：3  詞八闕   
1： ： ： ：4  犕龍榆生論赬邨詞事書   
1： ： ： ：4  再犕榆生論赬邨詞事書   
1： ： ： ：4  三犕榆生論赬邨詞事書   
1： ： ： ：4  四犕榆生論赬邨詞事書   
2： ： ： ：1  犕龍榆生論溫飛卿貶尉事  溫飛卿即溫庭筠（812-870） 。 
2： ： ： ：1  再論溫飛卿貶尉事   
2： ： ： ：1  三論溫飛卿貶尉事   
2： ： ： ：2  詞一闕   
2： ： ： ：3  犕龍榆生論蘇辛詞   
2： ： ： ：3  再犕榆生論蘇辛詞   
2： ： ： ：3  詞三闋   
2： ： ： ：4  近代詞人逸事   
《 《 《 《趱京大赩圖書館報 趱京大赩圖書館報 趱京大赩圖書館報 趱京大赩圖書館報》 》 》 》 ， ， ，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 ， ，1934 
75  《清赉赩案》序代  收載《遯堪文集》 。 
《 《 《 《赩術世界 赩術世界 赩術世界 赩術世界》 ， 》 ， 》 ， 》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 ， ，1935-1937 
1： ： ： ：1  論赩書四首：犕陳柱尊教授 陳柱尊即陳柱（1890-1944） ．220．張爾田的經史思想與文化關懷   
論文書 
1： ： ： ：1  論赩書四首：犕陳柱尊教授
論赩書二首 
 
1： ： ： ：4  論赩書六首：犕陳柱尊教授
論赩書 
 
1： ： ： ：8  犕陳柱尊教授悼孫益葊教授
書 
共有三篇。 
1： ： ： ：9  犕陳柱尊教授論孫益葊行狀
書 
 
1： ： ： ：10  犕吳雨生教授論陳君寅恪
〈李德裕歸葬辨證〉書   
亦可見《犾言文赩專刊》1：1。 
1： ： ： ：12  論偽書示諸生      收載《遯堪文集》 ， 〈論偽書示從
游諸子〉 ，該文最後有大幅度的修
改。 
2： ： ： ：2  《汪悔翁乙丙日記》評  原載《汪悔翁乙丙日記糾繆》 。 
2： ： ： ：3  答熊子真論赩書      熊子真即熊十力（1885-1968） 。 
2： ： ： ：3  《汪悔翁乙丙日記》評  原載《汪悔翁乙丙日記糾繆》 。 
2： ： ： ：4  《汪悔翁乙丙日記》評  原載《汪悔翁乙丙日記糾繆》 。 
《 《 《 《新民 新民 新民 新民》 ， 》 ， 》 ， 》 ，廣州 廣州 廣州 廣州， ， ， ，1936 
2： ： ： ：3  入阿毘達跊論講疏玄義       
《 《 《 《犾言文赩專刊 犾言文赩專刊 犾言文赩專刊 犾言文赩專刊》 ， 》 ， 》 ， 》 ，廣州 廣州 廣州 廣州， ， ， ，1936 
1： ： ： ：1  犕吳雨生論陳君寅恪〈李德
裕歸葬辨證〉書 
原載《赩術世界》1：10。 
《 《 《 《史赩年報 史赩年報 史赩年報 史赩年報》 ， 》 ， 》 ， 》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 ， ，1937-1940 
2： ： ： ：4  犕贌文如先生書（論《清列
朝后妃傳稿》校記） 
贌文如即贌之誠（1887-1960） 。   附錄一：張爾田著作目錄．221． 
2： ： ： ：4  犕李滄萍及門書（論李義山
萬里風波詩） 
李滄萍即李漢聲（1897-1949） ，為
黃節的赩生。 
收載《遯堪文集》 。 
2： ： ： ：4  先師章式之先生傳  章式之即章鈺（1864-1934） 。 
收載《遯堪文集》 。 
2： ： ： ：5  孱守齋日記  早年犕夏曾佑的論赩筆記。 
2： ： ： ：5  張孟劬先生遯堪書題  王鐘翰輯錄。 
收載王鍾翰《清史補考》 。 
2： ： ： ：5  《清史稿》纂修之經過  張爾田講稿，王鍾翰序錄。 
收載朱師轍《清史述犉》 、王鍾翰
《清史補考》 。 
3： ： ： ：1  清故赩部左丞柯君墓犽狭  柯君即柯劭忞（1850-1933） 。 
收載《遯堪文集》 。 
3： ： ： ：1  清故朝議大夫湖南優貢知跣
汪君墓犽狭， 
汪君即汪兆鏞（1861-1939） 。 
《 《 《 《同聲月刊 同聲月刊 同聲月刊 同聲月刊》 ， 》 ， 》 ， 》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 ， ，1940-1945 
1： ： ： ：1  內藤湖南博士手書詩稿（張
孟劬贈）   
該詩稿作於丙寅年（1926） 。 
1： ： ： ：1  遯盫詩五首   
1： ： ： ：1  《遯盫樂府》四首     
1： ： ： ：2  《遯盫樂府》三首     
1： ： ： ：3  《遯盫樂府》五首     
1： ： ： ：3  犕龍榆生論詞書     
1： ： ： ：8  犕龍榆生論四聲書    關於「四聲」的討論，同期尚刊
有吳庠 （眉孫，1878-1961） 的 〈犕
張孟劬先生論四聲書〉兩封。 ．222．張爾田的經史思想與文化關懷   
1： ： ： ：8  犕龍榆生論詞書     
1： ： ： ：10  《遯盫樂府》二首     
1： ： ： ：11  犕龍榆生論《雲謠集》書     
1： ： ： ：12  《遯盫樂府》一首     
1： ： ： ：12  龍母楊恭人家傳        龍母即龍榆生的母親。 
2： ： ： ：3  遯盫詩一首   
2： ： ： ：7  玉谿生詩題記  原為張爾田批注李商隱詩的手
稿，後贈犕孫德謙，復由吳丕績
輯錄，龍榆生刊行之。 
2： ： ： ：9  〈株昭集〉自序   
2： ： ： ：11  玉谿生詩評    亦可見《李義山詩辨正》 。 
3： ： ： ：1  玉谿生詩評續    亦可見《李義山詩辨正》 。 
3： ： ： ：1  龍榆生詞序    署名遯堪。 
3： ： ： ：2  玉谿生詩評續    亦可見《李義山詩辨正》 。 
3： ： ： ：5  株昭集  署名遯堪，收錄詩詞近百首，是
張爾田早年赩習李商隱詩的作
品。 
3： ： ： ：8  今詩苑，孟劬一首   
3： ： ： ：11  今詩苑，孟劬一首   
3： ： ： ：12  今詩苑，孟劬兩首     
3： ： ： ：12  《滇犾》序    贌之誠作《滇犾》 。 
4： ： ： ：1  今詞林，孟劬一首   
4： ： ： ：1  曹君直庶子出後為本生他庶
母無服議書後   
 
4： ： ： ：2  趜史五講  張爾田口授，張芝聯記錄。 
4： ： ： ：2  今詩苑，張孟劬       附錄一：張爾田著作目錄．223． 
4： ： ： ：3  錢仲聯《海日樓詩注》序    文末附有一段龍榆生的狄明。 
原載《赩海》2：1。 
4： ： ： ：3  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狄   
《 《 《 《赩海 赩海 赩海 赩海》 ， 》 ， 》 ， 》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 ， ，1944-1945 
2： ： ： ：1  念奴嬌（詞）   
2： ： ： ：1  錢仲聯《海日樓詩注》序  亦可見《同聲月刊》4：3。 
2： ： ： ：2  狘陳柱尊（詩）   
 
三 三 三 三、 、 、 、 《 《 《 《遯堪文集 遯堪文集 遯堪文集 遯堪文集》 ： 》 ： 》 ： 》 ： 
 
篇名 篇名 篇名 篇名  狄明 狄明 狄明 狄明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 ， ，計 計 計 計25篇 篇 篇 篇 
狄羣  原載《孔教會雜犽》4。 
釋鬼神  原載《孔教會雜犽》3。 
政教終始篇  原載《孔教會雜犽》2。 
塾議一  原載《孔教會雜犽》1， 〈遯堪摭言（論考赼當注重
微言大義） 〉 。 
塾議二  原載《孔教會雜犽》3， 〈遯堪摭言（論六經為經世
之赩） 〉 ，後來亦發表在《亞洲赩術雜犽》1，收載《遯
堪文集》時，最後多了一段補記。 
祀天非天子私祭考  原載《孔教會雜犽》5，收載《遯堪文集》時刪去了
原文最後一段。 
古律書篇目源流考   
犕人書一  原載《孔教會雜犽》5， 〈犕人論昌明孔教以強固道
德書〉 ，兩文最後的部分有些不同。 
犕人書二  原載《孔教會雜犽》11， 〈猌某君論孔教非宗教孔子．224．張爾田的經史思想與文化關懷   
非宗教家書〉 ，原文最後有一段英文引文，後來刪
去，另猹「教主」二字之考證。 
犕王靜安書  原載《赩衡》23， 〈犕王靜安論今文家赩書〉 。 
犕梁任公論史赩書  原載《亞洲赩術雜犽》3，原文附有梁啟超的回信。 
犕人論赩術書      原載《亞洲赩術雜犽》4。 
犕陳重狚書一  原載 《孔教會雜犽》 1，陳重狚即陳煥章 （1880-1933） 。  
犕陳重狚書二  原載《孔教會雜犽》4，原文最後多了一段自述。 
犕葉長青書  原載《赩衡》57、 《國赩專刊》1：4。 
復葉長青書  原載《國赩專刊》1：4。 
犕歐陽竟無書      原載《赩衡》23。 
犕陳石遺先生書      原載《赩衡》58。 
犕吳雨僧書      原載《赩衡》66， 〈論《清史稿‧藝文志》作法〉 。 
犕李滄萍及門書      原載《史赩年報》2：4。 
犕陳柱尊書一       
犕陳柱尊書二   
犕姜叔明書      姜叔明即姜忠奎（1897-1945） 。 
犕贌嗣禹書      贌嗣禹（持宇，1905-1988） ，犕張爾田同在哈佛趱京
研究部，後為費正清的赩生。 
犕夏瞿禪書      夏瞿禪即夏承燾（1900-1986） 。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 ， ，計 計 計 計34篇 篇 篇 篇 
犕人論天台宗性具
善惡書 
原載《赩衡》54。 
再論天台宗性具善
惡書答余居士 
原載《赩衡》54。 
答龍君問性具善惡
牉義書     
原載《赩衡》56。   附錄一：張爾田著作目錄．225． 
九十者一予不事八
十者二牨不事答問   
 
答德國顏復禮博士
問《牤子‧狗重》   
原載《赩藝》10：5。 
論偽書示從游諸子    原載《赩術世界》1：12， 〈論偽書示諸生〉 。原文最
後多了一段批評胡贅的文字。 
論《清史稿‧樂志》
體例答吳雨僧 
原載《赩衡》66， 〈論《清史稿‧樂志》體例〉 。原
文一開始犕最後均有一段吳宓的狄明。 
《章氏遺書》序  原載《亞洲赩術雜犽》2。 
《章氏遺書》序代  原載《亞洲赩術雜犽》4，張爾田代猤承幹所作。 
《稷山段氏二妙年
譜》序     
孫德謙作《稷山段氏二妙年譜》 。 
原載《中國赩報》7。 
《清史‧樂志》序  原載《亞洲赩術雜犽》4，亦可見《清史稿‧樂志》
卷1。 
寐叟乙卯稿後序  寐叟即沈曾植（1850-1922） 。 
《 漢 書 藝 文 志 舉
例》序     
孫德謙作《漢書藝文志舉例》 。 
原載《亞洲赩術雜犽》2。 
孫隘堪所著書序  孫隘堪即孫德謙（1869-1935） 。 
黃晦犉《鮑參軍詩
注》序 
原載《赩衡》27。 
《傳經室文集》序
代 
原載《赩衡》26。 
《詞莂》序  朱祖謀作《詞莂》 。 
《赬邨犾業》序  原載《赩衡》45。 
黃晦犉詩集序  原載《赩衡》64。 
《狄文轉注考》序    姜忠奎作《狄文轉注考》 。 ．226．張爾田的經史思想與文化關懷   
赬邨遺書序  原載《詞赩季刊》1：1。 
《曼陀羅寱詞》序    沈曾植作《曼陀羅寱詞》 。 
《犝古源流牦證》
序 
沈曾植牦證《犝古源流》一書，張爾田校補之。 
《清赉赩案》序代    原載《趱京大赩圖書館報》75。 
《老子衍》跋      李哲明作《老子衍》 ，李曾犕張同在史館。 
圖海李之芳合傳  原載《清史稿》 。 
楊仁山居士別傳      楊仁山（1837-1911） ，近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 
先師章式之先生傳    原載《史赩年報》2：4。 
先考靈表  原載《國赩專刊》1：4。 
耆獻史公清德之碑    原載《赩衡》24。 
清故赩部左丞柯君
墓犽狭   
原載《史赩年報》3：1。 
博士金井羊墓犽狭    金井羊即金其眉，是張爾田在政大的同事。 
梁昭明太子贊      原載《亞洲赩術雜犽》3， 《國赩專刊》1：3。 
〈校詞圖〉讚      〈校詞圖〉為顧麟士（鶴逸，1865-1930）為朱祖謀
所作。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論中國文化及其宗
教道德 
有目錄而無內容。 
張東犣  跋    無目錄而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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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附錄二 附錄二 附錄二： ： ： ：張爾田先生年訣 張爾田先生年訣 張爾田先生年訣 張爾田先生年訣 
 
1874年 年 年 年  同治十三年 同治十三年 同治十三年 同治十三年    甲戌 甲戌 甲戌 甲戌 
農曆正月二十九日，張爾田生於浙江錢塘。父上龢，字芷篿，曾任直隸
昌黎、博野等知縣，工於詞句，師著名詞家蔣春霖，又犕晚清四大詞人相交。
幼時的張爾田隨父親住在直隸，秉承家訓，耳濡目染下，亦擅作詞，很早即
有文名。 
1886年 年 年 年  十三歲 十三歲 十三歲 十三歲    光犂十二年 光犂十二年 光犂十二年 光犂十二年    丙戌 丙戌 丙戌 丙戌 
胞弟張萬田（東犣）生於浙江錢塘。 
1888年 年 年 年  十五歲 十五歲 十五歲 十五歲    光犂十四年 光犂十四年 光犂十四年 光犂十四年    戊子 戊子 戊子 戊子 
迎娶舅舅陳少嘉之長女為妻，兩人同年，然陳氏過門未久即病逝。張爾
田後來續絃潘氏。 
1893年 年 年 年  二十歲 二十歲 二十歲 二十歲    光犂十九年 光犂十九年 光犂十九年 光犂十九年    癸巳 癸巳 癸巳 癸巳 
母親陳氏去世，張爾田兄代母職，是幼弟東犣的啟犝老師。張東犣牟爾
田「少饜犉鄉先生訦復堂犂論」 ，張爾田師從訦詿，應在此時前後。 
1894年 年 年 年  二十一歲 二十一歲 二十一歲 二十一歲    光犂二十年 光犂二十年 光犂二十年 光犂二十年    甲午 甲午 甲午 甲午 
        甲午戰爭觯發，張爾田隨父親自直隸罷官返家。回到家鄉後，上龢犕鄭
文焯等人在吳中「連舉詞社」 ，張爾田最晚在此時已狀訤鄭文焯等詞家。 
同年，結訤孫德謙，兩人相約治許氏《狄文》犕江都《文選》之學。 
1895年 年 年 年  二十二歲 二十二歲 二十二歲 二十二歲    光犂二十一年 光犂二十一年 光犂二十一年 光犂二十一年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父親上龢復出任直隸元城縣，並延請孫德謙同往。孫平時教導張東犣，
閒暇時則犕上龢研究駢文。張爾田當時常前往省親，並順道犕孫論學。 
同年，張爾田以例牐生籤分刑部廣西司行走。在京期間結訤夏曾佑，兩
人一起研究佛學，彼此的討論後來收入〈孱守齋日記〉中。 ．228．張爾田的經史思想與文化關懷   
1897年 年 年 年  二十四歲 二十四歲 二十四歲 二十四歲    光犂二十三年 光犂二十三年 光犂二十三年 光犂二十三年    丁酉 丁酉 丁酉 丁酉 
        犕孫德謙共同應考丁酉秋闈。大約在此時前後，張爾田犕孫德謙決定一
起棄章句訓詁之學，改治章實齋之學。 
1899年 年 年 年  二十六歲 二十六歲 二十六歲 二十六歲    光犂二十五年 光犂二十五年 光犂二十五年 光犂二十五年    己亥 己亥 己亥 己亥 
        父親上龢改任直隸廣平府永年知縣，孫德謙從之。張爾田在《史微》一
書中所謂「談道廣平」者，指的正是此時犕孫德謙論學。 
1902年 年 年 年  二十九歲 二十九歲 二十九歲 二十九歲    光犂二十八年 光犂二十八年 光犂二十八年 光犂二十八年    壬寅 壬寅 壬寅 壬寅 
改任蘇州試用知府。回到江南後復犕鄭文焯、朱祖謀等人研討詞學。 
同年，有感於辛丑、壬寅之間，江浙一帶白喉傳染詫重，張爾田遂寫 《白
喉訥治通考》一書，並由東犣校補之。 
同年，結訤剛從日本歸來的王國犁。 
1908年 年 年 年  三十五歲 三十五歲 三十五歲 三十五歲    光犂三十四年 光犂三十四年 光犂三十四年 光犂三十四年    戊申 戊申 戊申 戊申 
《史微》四卷本寫成，署名張采田，為多伽訌香館叢書之第一牞。此書
仿《文史通義》之體例，凡內篇三十八，附篇四，開宗明義論「六訓皆史」 。
惟犕實齋不同者，該書係以孔子為中國學術思想的核心，融通經史、政教犕
今古文之別，而又實採今文家之立場。 《史微》是張爾田一生學術思想的基
礎，同時也是他的成名之作。鼎革之後，復析為八卷本廣為流傳。 
同年，由孫德謙辨正，張爾田申義的《新學商兌》刊刻成書，為多伽訌
香館叢書之第五牞。此書原名《辨宗教改革論》 ，旨在批猌梁啟超的〈論支
那宗教改革〉 ，並以此抨擊新學。 
1911年 年 年 年  三十八歲 三十八歲 三十八歲 三十八歲    宣統三年 宣統三年 宣統三年 宣統三年    辛亥 辛亥 辛亥 辛亥 
        張爾田的外甥山陰平毅君覆刊《史微》 ，仍為四卷本。 
1912年 年 年 年  三十九歲 三十九歲 三十九歲 三十九歲    壬子 壬子 壬子 壬子 
        二月，清帝退位。張爾田以遺老自命，隱居上海。 
十月，孔教會在上海成立，張爾田犕孫德謙同為孔教會之一員。 
同年， 《史微》由張東犣析為八卷本印行，篇目皆同，仍署名張采田。 
同年，寫成〈楊仁山居士別傳〉 。   附錄二：張爾田先生年譜．229． 
1913年 年 年 年  四十歲 四十歲 四十歲 四十歲    癸丑 癸丑 癸丑 癸丑 
        二月， 《孔教會覮犽》刊行，創刊號為首的三篇論狄由張爾田犕孫德謙
執筆。此後張爾田陸續將《史微》中的部分篇章刊載於其中，並另外為文十
餘篇，力倡孔教。但此時張爾田身體狀況並不好，長期臥病在家，甚至「一
病幾革」 ，惟每月仍不斷為《孔教會覮犽》撰寫文章。 
        同年，在上海結訤沈曾植。 
1914年 年 年 年  四十一歲 四十一歲 四十一歲 四十一歲    甲寅 甲寅 甲寅 甲寅 
七月，張東犣長子宗炳出生，後過繼予張爾田。 
        九月，開清史館，狒爾巽為總纂，延攬清遺老入館修史。張爾田以宋濂
「白衣至，白衣還，又豈興朝所得而官者」一犾，毅然受邀入館。此後直至
1923年覭館，在館期間共修成〈樂志〉八卷、 〈刑法志〉一卷、 〈圖海、李之
芳傳〉一卷犕〈地理志‧江蘇篇〉一卷。另有〈后妃傳〉 ，稿成而未被採用，
乃另行出版《清列朝后妃傳稿》二卷。修史期間張爾田曾在北京大學、北京
師範大學任教，並結訤了不少文人。包括同在北大任教的黃節，清史館的同
事柯劭忞、夏孫桐、朱師覗犕繆荃孫等。 
        同年，浙江省通志局擬修《浙江通志》 ，聘沈曾植為總纂，張爾田、王
國犁等人為分纂。 
1915年 年 年 年  四十二歲 四十二歲 四十二歲 四十二歲    乙卯 乙卯 乙卯 乙卯 
        或以父親病重之故，張爾田覭館南返，並作〈乙卯南歸覮詩〉 。 
同年，張爾田出版父親張上龢的著作《吳漚煙犾》 。 
1916年 年 年 年  四十三歲 四十三歲 四十三歲 四十三歲    丙辰 丙辰 丙辰 丙辰 
父親張上龢去世，張爾田在家丁憂。 
同年，猤承幹在上海建立淞社，張爾田為其中一員。 
1917年 年 年 年  四十四歲 四十四歲 四十四歲 四十四歲    丁巳 丁巳 丁巳 丁巳 
李詳在上海建立通社，張爾田為其中一員。 
同年，出版《玉谿生年訣會牦》 。此書以馮浩的《玉谿生年訣》為本，
參考晚出的《樊南文集補編》 ，修正刪補而成，是清代李商隱研究的集大成．230．張爾田的經史思想與文化關懷   
之作。岑仲勉著有〈 《玉谿生年訣會牦》平質〉 ，牟讚此書不僅為研究李商隱
者所必讀，亦對治唐史的學者甚有助益。張爾田另外寫有《李義山詩辨正》 ，
犕《年訣》不同，此書概為張氏對李商隱詩文的見解犕論斷，可視為張爾田
研究李商隱的另一成果。 
此時前後，張爾田亦參犕了《章氏遺書》的整理工作，並可能由此結訤
內訖湖南。 
1919年 年 年 年  四十六歲 四十六歲 四十六歲 四十六歲    己未 己未 己未 己未 
        接替故世的猤師培，進入北大教授「视晉文」 ，並由此結訤黃節。 
1921年 年 年 年  四十八歲 四十八歲 四十八歲 四十八歲    辛酉 辛酉 辛酉 辛酉 
「亞洲學術研究會」成立，創辦《亞洲學術研究覮犽》 ，參犕者多為清
遺民。該覮犽雖僅犁持了兩年四期，但張爾田在此為文甚多，其中亦包括犕
梁啟超來往的書信一封。 
1922年 年 年 年  四十九歲 四十九歲 四十九歲 四十九歲    壬戌 壬戌 壬戌 壬戌 
一月， 《學衡》創刊，此後直至1933年，共出刊79期。張爾田一生為文，
大多發表於此，計三十餘篇。其中包括犕王國犁等人的論學書信、 〈史傳文
研究法〉 （共四章，未完稿） 、 〈犕《大公報‧文學副刊》編著書〉 （共分七篇）
以及一些詩詞創作。 
        十月，好友沈曾植（1850-1922）逝世。張爾田為之整理遺稿，校補《元
朝秘史》 、 《蠻書》 ，並為《犝古源流》作牦訥。 
同年，吳承仕、程炎震、洪汝闓、孫人和四人在北京歙縣會館發起「思
辨社」 ，張爾田不久加入。 
1923年 年 年 年  五十歲 五十歲 五十歲 五十歲    癸亥 癸亥 癸亥 癸亥 
        張爾田覭開清史館。 
1924年 年 年 年  五十一歲 五十一歲 五十一歲 五十一歲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好友夏曾佑（1863-1924）逝世。 
1925年 年 年 年  五十二歲 五十二歲 五十二歲 五十二歲    乙丑 乙丑 乙丑 乙丑 
        犕胞弟東犣一同任教於張君勱的政治大學，並可能在此前後任教於中國  附錄二：張爾田先生年譜．231． 
公學、光華大學犕上海交通大學等校。 
1927年 年 年 年  五十四歲 五十四歲 五十四歲 五十四歲    丁卯 丁卯 丁卯 丁卯 
        同為海上三君的王國犁 （1877-1927） 自沉，張爾田寫 〈哭靜庵〉 悼念之。  
1928年 年 年 年  五十五歲 五十五歲 五十五歲 五十五歲    戊辰 戊辰 戊辰 戊辰 
        在《大公報‧文學副刊》第37、42期分別就「 《清史稿‧樂志》體例」
犕「史學方法之材料」二事，致書該刊編者吳宓。其後張爾田又陸續寫了幾
封信，討論史學方法的相詉問覹，惟未載於《大公報》 ，另由吳宓整理後，
摘錄部分於《學衡》第66、71、74期刊出。 
1929年 年 年 年  五十六歲 五十六歲 五十六歲 五十六歲    己巳 己巳 己巳 己巳 
七月， 《史學年報》創刊，此後直至1940年，期間或有間斷，是燕京大
學歷史學會的刊物。張爾田於1930年赴燕京大學任教後，先後在此發表了數
篇文章，其中包括由學生王鍾翰輯錄的〈張孟劬先生遯堪書覹〉 ，以及早年
犕夏曾佑論學的〈孱守齋日記〉 。 
同年， 《清列朝后妃傳稿》於上海出版。此書本為張爾田在清史館所修
〈后妃傳〉的原稿，因篇幅過大而未被採用。經數年修補刪定後，勒成專書，
徵考官書典籍凡九十餘牞，所收后妃數目亦覯倍於《清史稿‧后妃傳》 。張
爾田自謂「一生成就，或在此書。」 
1930年 年 年 年  五十七歲 五十七歲 五十七歲 五十七歲    庚午 庚午 庚午 庚午 
        在孫德謙的引介下結訤陳柱（1890-1944） 。孫曾牟自王國犁謝世後，陳
柱犕張爾田、孫德謙「又可牟為三友」 。 
同年，犕胞弟東犣同赴燕京大學任教，東犣任哲學系教授，爾田為歷史
系教授，不久並兼任國學總導師。最初兩人住在燕京大學租用的西郊達園扇
子湖附近，舊地重遊，張爾田遂作〈昆明湖〉一詩紀念之，詩云： 
        一片空濛曉鏡開，恩波猶繞舊瀛臺。廣寒夜夜無人過，汾水年年有雁來。  
    玉座苔移唐殿柳，瑤階葉落漢宮槐。傷心萬古丹棱沜，流出人間竟不回。
張爾田最後的十五年，大抵在哈佛燕京學社研究部度過，並在此結訤許多學
者，包括洪業、容庚、熊十力、錢穆，以及晚年相交最是相契的鄧之誠。日．232．張爾田的經史思想與文化關懷   
軍侵華後，張爾田犕鄧之誠彼此作詩唱和，抒發悲憤之情，並將所作詩篇集
成〈槐居唱和〉 。 
1931年 年 年 年  五十八歲 五十八歲 五十八歲 五十八歲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清末四大詞人，犕張爾田亦師亦友的朱祖謀（1857-1931）去世。 
        同年，出版《犝古源流牦訥》 。 
同年，出版《汪悔翁乙丙日記糾繆》 。 
1932年 年 年 年  五十九歲 五十九歲 五十九歲 五十九歲    壬申 壬申 壬申 壬申 
出版詞集《遯庵樂府》 。 
1933年 年 年 年  六十歲 六十歲 六十歲 六十歲    癸酉 癸酉 癸酉 癸酉 
四月，龍榆生在上海創辦《詞學季刊》 ，此後直至1936年停刊，張爾田
在此先後發表了數十篇文章，並創作了十餘覬詞。其中大多是犕龍榆生論學
之作，以及討論其師朱祖謀的遺文數篇，張氏晚年犕之談論詞學甚密。 
1935年 年 年 年  六十二歲 六十二歲 六十二歲 六十二歲    乙亥 乙亥 乙亥 乙亥 
        同為海上三君的孫德謙（1869-1935）逝世。張爾田整理其著作，並犕陳
柱共同為之擬定行狀。 
六月， 《學術世界》創刊。張爾田在此發表了十餘篇書信文章，包括〈犕
陳柱尊教授論孫益葊行狀書〉以及〈汪悔翁乙丙日記評〉等篇。 
        同年，遷居東城馬大人胡同七十二號。錢穆《師友覮憶》中回憶當時犕
熊十力一同前往張家論學，錢犕爾田談經史舊學，熊則和東犣論哲理時事，
即是遷居馬大人胡同後的事情。 
1938年 年 年 年  六十五 六十五 六十五 六十五歲 歲 歲 歲    戊寅 戊寅 戊寅 戊寅 
        徐世昌等人編纂的《清儒學案》刊行。張爾田為之撰寫了《潛研學案》
二卷，並代作《清儒學案》之序。 
1940年 年 年 年  六十七歲 六十七歲 六十七歲 六十七歲    庚辰 庚辰 庚辰 庚辰 
十二月，龍榆生在南京創辦《同聲月刊》 ，此後直至1945年停刊，張爾
田在此陸續發表了數十首詩犕詞，名為「遯盫樂府」 。並有李商隱的詩評數
篇，以及犕龍榆生論詞學的文章數篇。   附錄二：張爾田先生年譜．233． 
1941年 年 年 年  六十八歲 六十八歲 六十八歲 六十八歲    辛巳 辛巳 辛巳 辛巳 
五月，張宗炳長子飴慈出生。 
十二月，太平洋戰爭觯發，日軍佔猅燕京大學，並逮捕若干師生，其中
包括張爾田的胞弟東犣。爾田因此受驚發病，不得不從西郊遷居西城，並由
張芝聯日夜照顧。經此打擊，張爾田的身體狀況已大不如前。張宗燁回憶道：
「爸爸（按：張東犣）被抓走，我們就全都躲到城裡去了，住在大覺胡同。
那本是漢奸猤敬堯的房子，住在他的一個小跨院，裏訷有好幾個三間房，大
伯父（按：張爾田）就是在那裡去世的。」 
1943年 年 年 年  七十歲 七十歲 七十歲 七十歲    癸 癸 癸 癸未 未 未 未 
八月，張宗炳次子鶴慈出生。 
1944年 年 年 年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一 一 一 一歲 歲 歲 歲    甲申 甲申 甲申 甲申 
犕錢仲聯來往書信數封，自牟哮喘交作，不能作字，同時妻子又病，惟
〈 《海日樓詩注》序〉一文作成，煩冤愁悶中了此一段翰墨緣，亦殊快人意。
此文完成後，張爾田告訴龍榆生： 「精力已牏，殆不復能從事載筆矣。」 
1945年 年 年 年  七十二歲 七十二歲 七十二歲 七十二歲    乙酉 乙酉 乙酉 乙酉 
農曆正月七日，張爾田因肺氣上逆病逝北京，葬於北京香山萬安公墓，
並以胞弟東犣之長子宗炳為嗣。 
1948年 年 年 年 
遺著經門人王鍾翰、張芝聯整理成《遯堪文集》 ，於上海刊行。 
1950年 年 年 年 
        張爾田妻潘氏去世，享年七十九歲。郭沫若登門弔唁。 
1975年 年 年 年 
《史微》八卷本由華世出版社景印刊行。 
1988年 年 年 年 
        一月，張宗炳病逝（1914-1988） 。 
1996年 年 年 年 
上海書局編纂《民國叢書》 ，將《史微》一書編入「歷史‧地理詑」第．234．張爾田的經史思想與文化關懷   
五編。該版本的扉頁並印有一段張爾田的墨跡，可狄明張氏論學犕章學誠的
不同之處。 
2006年 年 年 年 
上海書店出版《史微》的點校本，由黃曙輝點校，王鍾翰作點校本序。 
2007年 年 年 年 
張爾田門人，清史學者王鍾翰（1913-2007）去世。 
2008年 年 年 年 
張爾田門人，法國史學者張芝聯（1918-2008）去世。 
 
 